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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古 代的铁 拉普涅 （墨涅 拉俄斯 和海伦 神殿） 向 西望， 越过 现在的 斯巴达 （1834 年发 现）， 可 以看到 
海拔 2404 米的泰 格特斯 山脉。 右 边背景 中还可 以看到 拜占庭 米斯特 拉河。 




2 .这是 斯巴达 当地的 女神欧 西亚的 神庙的 
房基 遗址， 这 位女神 类似于 泛希腊 地区的 
阿耳忒 弥斯。 第 一座神 殿建于 公元前 700 
年， 以石 为基， 规模 狭小， 大致是 由泥土 
和 木材建 造的； 公元前 570 年， 在 欧罗达 
河爆发 了一次 毁灭性 的洪水 之后， 一座更 
加 宏伟、 壮观、 全部 由石灰 石建造 的神殿 
庙取而 代之。 读者在 图中所 看到的 是在后 
来即罗 马时期 得到过 翻修的 神庙的 遗迹， 
其 所处位 置在当 时是一 个圆形 剧场， 是特 
意为 来自罗 马的、 酷 爱观看 血腥表 演的游 
客们 所建， 在 那里他 们可以 欣赏年 轻的斯 
巴 达人在 欧西亚 的祭坛 旁被野 蛮鞭笞 ，打 
得奄 奄一息 （甚 或死 亡）。 在斯巴 达的全 
盛 时期， 按规定 这一圣 域本是 “够 格者” 
的训练 场所， 在这里 举行的 很多竞 争激烈 
的仪 式标志 着斯巴 达男孩 们通过 各种考 
验， 度 过了他 们的童 年以及 青少年 时期。 




3 .古 代并未 传下任 何一座 真正的 吕库古 —— 这位极 具远见 的法律 制定者 （传 统上认 为他活 跃的时 间是在 
公元前 8 世纪， 甚至 更早的 时期） —— 的个人 雕像， 实 际上， 我们 也无法 确定他 是否真 的曾经 存在过 。这 
尊现代 雕像是 20 世纪 50 年中期 由一些 祖籍斯 巴达的 希腊裔 美国人 出资塑 造的。 塑像 所表现 的这位 立法者 
显得相 当有书 卷气， 可能 意在反 驳斯巴 达人全 都是未 开化的 文盲的 谣言。 




4 .因 其丰功 伟绩， 赫拉 克勒斯 成为了 希腊神 话中少 有的几 位被尊 奉为神 灵的英 雄中的 一位。 同时 他也被 
认 作斯巴 达的两 个王族 的共同 祖先。 这尊 公元前 6 世纪 的铜像 充满了 力量， 将赫拉 克勒斯 当作了 斯巴达 
重 甲步兵 的极为 贴切的 模范。 















5 .斯巴 达人最 初是在 公元前 8 世纪晚 
期 征服了 美塞尼 亚的中 央平原 ，公 
元前 7 世纪 早期的 时候， 美塞 尼亚人 
爆发了 起义， 但最终 被斯巴 达重甲 
步兵 镇压。 图中现 代画家 Richard 
Hook 对 重甲步 兵的想 象性重 构看起 
来 还是与 当时的 有些相 像的。 斯巴 
达诗人 提尔泰 奥斯生 活在第 二次美 
塞尼 亚战争 爆发的 时期， 他 的一些 
诗句记 录了步 兵方阵 面对面 厮杀时 
令 人生畏 的恐怖 情景。 


r 



6&7 .这 座用斯 巴达当 地的石 灰石制 
成的 四棱锥 形的雕 像中的 人物， 通常 
被 解释是 墨涅拉 俄斯和 海伦： 在上图 
中， 这位 斯巴达 未来的 国王可 能正在 
向海 伦求婚 （他 的兄弟 阿伽门 农是迈 
锡尼的 国王， 娶 了海伦 的姐姐 克吕泰 
墨 斯特为 妻）； 在右 图中， 作 为一个 
被 伤害的 丈夫和 国王， 他可能 在希腊 
军 队劫掠 特洛伊 城的时 候再次 与海伦 
相遇。 



8 .从 荷马 开始， 墨 涅拉俄 斯与他 那沉鱼 落雁般 美丽但 又不忠 的妻子 海伦的 故事， 对 希腊那 些喜欢 说故事 的人来 说具有 
一种 永恒的 魅力。 一位 生活在 波斯战 争期间 的瓶饰 画家为 我们描 绘了墨 涅拉俄 斯在经 历了十 年漫长 的征战 之后， 再次 
抓 住了他 那位对 特洛伊 仍旧依 依不舍 的妻子 的手的 情景， 从而 让我们 重新回 想起原 初这场 爆发在 东方与 西方之 间的冲 
突。 特 洛伊的 海伦， 廷达 瑞俄斯 （或者 宙斯） 和 丽达的 女儿， 论出 身她其 实是斯 巴达的 海伦。 根据 《奥 德赛》 的记 
载， 她后 来与墨 涅拉俄 斯返回 了故乡 并成为 了一位 威严的 王后。 


9 .这个 基里克 斯陶杯 （ kylix ) 或葡萄 
酒 樽上的 图案， 是 由一位 “边 民”工 
匠在 公元前 6 世 纪中期 所画， 他 们这类 
艺人特 别擅长 于此类 “舷 窗式” 的构 
图。 对于斯 巴达人 来说， 狩猎 可以成 
为 他不必 参加主 要的夜 间公餐 的两个 
合法理 由中的 一个， 斯 巴达猎 人最想 
猎取 的对象 是凶猛 的野猪 —— 带上网 
和矛， 然后 步行去 狩猎， 这样 的情景 
在公 元前四 世纪的 色诺芬 （他 曾经在 
斯巴 达生活 过一段 时间） 的笔 下有着 
非常 详细的 记述。 





10 .古风 时期的 晚期， 制造 铜器的 拉科尼 亚工匠 
们 专门制 作了一 系列小 型的重 甲步兵 塑像， 比如 
我们现 在所看 到的这 尊就是 在美塞 尼亚西 南部的 
一座 阿波罗 神殿遗 址中发 现的。 它可能 由“边 
民” 制 造的， 也是由 他们奉 献给神 殿的， 因此， 
这也就 可能暗 示着由 “ 边民” 组成 的重甲 步兵正 
日益成 长为斯 巴达的 战斗方 阵中一 支必不 可少的 
组成 力量。 这个重 甲士兵 穿戴着 精心制 作的盔 
甲， 同时还 带上了 他忠诚 的猎狗 (这 条狗现 在只剩 
下 一条腿 了）。 



11. 这个按 模具生 产的、 饰 有浮雕 的大型 
赤陶 花瓶是 在古代 斯巴达 的中央 某处丧 
葬 丘中发 现的。 这 块墓地 可能属 于某个 
斯巴达 公民的 家族， 刻绘 在这个 双耳长 
颈罐 上的大 获丰收 的狩猎 场景是 为了让 
墓 主感到 欢喜和 满意。 （参 见插图 9) 



12 .这 尊摆 着田径 运动姿 势的年 轻女性 
的小 塑像显 得生气 勃勃， 本是用 来给一 
个大 型青铜 花瓶作 镶边的 （有点 像插图 
15) 。 它是 在阿尔 巴尼亚 的普里 斯伦德 
发 现的， 由 此可以 证明在 公元前 6 世纪的 
时候， 用青 铜或其 他材料 制造的 艺术品 
已经 行销到 了多么 广泛的 地域。 这个田 
径运 动员穿 着的露 肩裙是 一种斯 巴达人 
特有的 服装， 适合 于田径 训练， 我们知 
道， 这种训 练是斯 巴达的 女孩们 所接受 
的 公共教 育的一 部分。 每 四年， 在奥林 
匹亚， 希腊 妇女包 括斯巴 达的， 都会为 
荣 耀赫拉 （Hera) 而参加 比赛。 另一种 
可能， 这尊 小塑像 只是在 展示一 个舞蹈 
动作， 某种 许多斯 巴达的 女孩和 妇女参 
加 的宗教 仪式。 


13 .众所 周知， 斯巴达 人在陆 地上天 
下 无敌， 但在海 上却不 堪一击 ，因 
此， 刻画在 这块象 牙铭牌 (可能 最初是 
随 附在某 种家具 或器具 上的， 发现于 
欧西亚 神殿） 上 的战船 也许是 在展现 
一 个神话 场景， 比如帕 里斯诱 拐了海 
伦， 或者 海伦被 墨涅拉 俄斯重 新带回 
了希腊 （参 见插图 8) 。 蹲坐 在船右 
侧撞 锤上的 水手似 乎优哉 游哉， 而处 
于 他 上方的 水手则 抓住 机会在 钓鱼。 
这块 铭牌的 材料并 非希腊 原产， 可以 
肯 定是从 其他地 方输入 到希腊 世界来 
的， 比如叙 利亚， 甚至 更远的 东方或 
南方。 





14 .在 这块 公元前 5 世纪的 墓碑上 可以看 到一个 
“ 边民” 重甲 武士。 这块石 头是在 位于马 尼的阿 
里欧波 利斯发 现的， 但它 可能最 初来自 “ 边民” 
城 市欧铁 路斯。 只有 阵亡的 斯巴达 公民才 可以把 
自己 的名字 刻在墓 碑上。 


15 .这 个巨 大的青 铜调酒 罐是从 一座属 于一位 铁器时 代初期 
的凯 尔特人 公主的 坟墓中 发掘出 来的， 发掘地 点在塞 纳河和 
罗讷河 的交汇 之处。 这个调 酒罐高 1.64 米， 容量 超过了 300 
升。 其形 制风格 （包 括盖 上饰有 一个四 肢舒展 的女性 作为把 
手） 以及 辅助性 装饰的 风格， 均 显示它 来自拉 科尼亚 地区。 
它也 许是由 客户定 制的， 这个罐 子充分 证明了 凯尔特 人嗜酒 
且好 炫耀， 也说明 希腊和 非希腊 文化之 间存在 着非常 明显的 
相互 影响， 此间的 中介地 是港口 城市马 萨利亚 （即现 在的马 
赛）。 同 时也显 示了拉 科尼亚 的工匠 们并没 有孤立 于当时 
(约 公元前 525 年） 的商 业主流 之外。 








16 .斯 巴达 人的红 色外套 是当地 的重甲 战士制 服的一 个鲜明 特色。 这个由 
拉 科尼亚 人制作 的武士 用外套 紧紧地 包裹着 自己的 身体， 好像他 正在一 
个寒 冷的夜 晚里执 行警戒 任务。 事 实上， 可 能如同 他头上 那顶不 同寻常 
的 横向羽 冠所暗 示的， 他 多半是 将军， 甚至还 可能是 国王。 请留 意他那 
具有斯 巴达人 特色的 长发， 斯 巴达人 在温泉 关大战 甫临之 际梳理 自己的 
长发的 举动， 让 来自波 斯的敌 人们感 到非常 震惊。 



18. 1925 年， 当 一个工 人将这 尊雕像 
从斯 巴达的 卫城发 掘出来 的时候 ，立 
马就把 它称作 “ 列奥尼 达”， 这件精 
美 的真人 大小的 大理石 塑像， 实际上 
是用 来表现 某位天 神或英 雄的， 而且 
还 可能是 某座神 殿的三 角墙上 的某组 
塑 像中的 一部分 （参见 本书边 页码第 
255 - 256 页）。 请 留意头 盔掩颊 部分上 
饰有的 雄赳赳 的公羊 图案， 以 及没有 
胡须的 上唇， 这 是典型 的斯巴 达人的 
面容。 一 起出土 的还有 一面刻 有铭文 
的 盾牌的 残片。 


17 .与 插图 16 截然 相反， 这个 面无笑 
容甚至 显得粗 鲁的塑 像则象 征着普 
通的斯 巴达士 兵们不 屈不挠 的战斗 
精神。 请留意 他身上 钟状的 胸甲以 
及 突起的 胫甲， 两者 都是斯 巴达人 
注 重战争 细节的 标志。 






19 •这 个瓶子 是在意 大利的 南部制 作的， 上面 的场景 似乎在 描绘一 个斯巴 达战士 （长 
发， 胡子刮 得干干 净净） 与一 个骑着 马手持 长矛的 人狭路 相逢。 请留 意其新 式的头 
盔， 比先前 那种完 全包裹 的式样 紧凑了 不少。 这幅 画风格 表明的 历史背 景应该 是雅典 
战争 的第一 阶段。 普 利亚的 塔拉斯 （即现 在意大 利的塔 兰托〉 是 斯巴达 在海外 建立的 
唯 一一 个 殖民地 （建 立在约 公元前 700 年）。 


20 •公 元前 425 年， 雅典人 接受了 292 名拉 
西代 梦人的 投降， 其中有 120 人是 斯巴达 
人， 地 点是在 一个叫 斯法克 特利亚 的小岛 
上， 位 置靠近 美塞尼 亚的派 鲁斯， 雅典人 
随 后把这 些人掳 为人质 并关押 在雅典 ，直 
到 公元前 421 年才释 放他们 (参 见本 书边页 
码第 232 页)。 雅典人 还拿走 了他们 随身的 
武器和 盔甲， 其中的 一面青 铜盾牌 在雅典 
的 “城市 广场” （即 城市的 中心） 被发掘 
了 出来， 此地 与关押 上述俘 虏的牢 房相距 
不远。 这面盾 牌上还 可以找 到这样 一些文 
字： “ 雅典人 从派鲁 斯的拉 西代梦 人的手 
中把这 面盾牌 [夺 来并 奉献给 神灵] 。” 




21 •在欧 西亚神 殿中， 除 了奉献 给欧西 亚本人 的祭器 之外， 还发 
现了 奉献给 斯巴达 “本 地版” 的艾 莉西雅 —— 即希 腊人的 生育之 
神 —— 的 祭品。 有可能 她就是 此图所 展示的 样子， 身体下 蹲呈生 
育的 姿势， 伴随 其左右 的是两 个代表 繁育的 精灵。 她的左 手指向 
她的 产道。 对于斯 巴达的 妇女们 来说， 生育后 代是一 项义务 ，绝 
无讨价 还价的 余地， 同时， 她 们所接 受的教 育和训 练也是 为配合 
她们 的优生 优育而 进行设 置的。 




23.— 个重 甲步兵 的武器 是长矛 和剑， 他们 瞧不起 弓箭， 这种武 
器 被他们 嘲笑为 “纺 锤”， 也 就是说 只有胆 小如女 人的人 才会使 
用 （参见 本书边 页码第 232 页〉。 但在事 实上， 弓 箭手也 是斯巴 
达常 规部队 的组成 部分， 主 要执行 支援、 掩护但 不是进 攻的任 
务。 图中 这些箭 头是在 斯巴达 附近的 一座神 殿的遗 址中发 现的， 
它们可 能是由 “ 边民” 或其他 地位较 低的斯 巴达弓 箭手供 献给神 
灵的。 


22 .斯巴 达妇女 们得费 很大功 夫才能 达到由 海伦设 定的可 怕的人 
体美 标准。 拉科 尼亚地 区内外 发现的 公元前 6 世纪 的由拉 科尼亚 
人制 作的一 系列精 美铜镜 表明， 斯巴 达妇女 对自己 的长相 是相当 
关 注的。 这些 镜子常 常被用 于装饰 女神的 神殿。 这 一系列 镜子的 
特 别之处 在于其 中一些 妇女的 形象是 完全赤 裸的， 现实生 活中的 
斯巴达 女性出 现在公 共场合 时就是 如此， 而与之 相反， 在 同一时 
期希 腊其他 地区， 体 面的妇 女必须 穿得密 不透风 （并 尽量 少地在 
公 开场合 抛头露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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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虽则 吕山德 （死于 公元前 395 年） 正处 于有希 腊真人 塑像的 时期， 但并 没有他 的塑像 
流传 至今， 尽管在 公元前 404 年或 稍后的 某个时 间里， 他曾过 于自负 地把自 己的一 尊青铜 
像放 置在德 尔斐的 一座大 型神殿 的奥林 匹亚众 神雕像 当中， 而立于 这些神 像中央 的是波 
塞冬。 因此， 这幅由 J . 查 普曼为 J . 威尔 克斯的 某本于 1807 年在 伦敦出 版的书 所绘制 的卷首 
插画， 完全 是凭空 臆想出 来的。 从 盔甲就 可以看 出明显 的时代 错误， 即使 是他头 盔上没 
加 上那头 长了个 稀奇古 怪的尾 巴的狮 子也是 如此。 





25. 1955 年， 在离 公元前 
480 年斯巴 达人浴 血奋战 
的温 泉关的 最后一 块阵地 
不远的 国道旁 （战 斗大 
概 发生在 国道附 近的某 
处山 顶以及 周边， 这里 
的 一块石 碑上刻 有西摩 
尼 得斯那 天下皆 知的警 
句 —— “去， 告诉 斯巴达 
人 …… ”）， 希腊 政府竖 
立了 这座纪 念碑。 当然， 
这尊 雕像是 以那座 斯巴达 
出土的 “列奥 尼达” （参 
见插图 18) 为母 本的。 










-- 








26 .这 座列 奥尼达 的现代 
雕像 也是以 不远处 出土的 
最 初那尊 “ 列奥尼 达”为 
母 本的。 它 坐落于 现在的 
斯巴 达的交 通主千 道的中 
心 位置， 被 命名为 君士坦 
丁 • 帕雷奥 罗古斯 （拜占 
庭的最 后一位 国王） 。其 
背后 曾是古 代斯巴 达的卫 
城所 在地。 







27 .《当 ||闵睬》 ，& J — L . 鹦蔴膝 41 1814^( 攤 4i > 萌埘) 。氺屮 饵韻 
汾画 i ## ^ I 讲击饪 矧涵满 2521253 到。 


“古 典学译 丛”出 版说明 


我 国接触 西方古 典文明 ，始 于明末 清初。 耶稣会 士来华 传教， 为了吸 
引 儒生士 大夫人 基督教 ，也 向他们 推销一 些希腊 、罗马 学问。 但这 种学问 
并 没有真 正打动 中国读 书人。 他 们中大 多数人 并不觉 得“泰 西之学 ”比中 
土 的学问 高明。 及 至清末 ，中国 的读书 人才开 始认真 看待“ 西学” ，这 当然 
包括有 关希腊 、罗 马的 学问。 及至新 文化运 动时期 ，中 国人 才如饥 似渴地 
学 习西方 的一切 ，激情 澎湃地 引进一 切西方 思想。 在此 过程中 ，我 们对希 
腊 、罗马 文明有 了初步 认识。 

回头 看去， 在相当 长一段 时间里 我们对 西方古 典学的 引进是 热情有 
余 ，思 考不足 ，且 主要集 中在希 腊神话 和文学 （以周 作人为 代表） ，后 来虽 
扩展到 哲学， 再后来 又扩大 到希腊 、罗 马历史 ，但对 古代西 方宗教 、政 治、 
社会 、经济 、艺术 、体育 、战 争等方 方面面 的关注 却滞后 ，对 作为整 体的古 
代 西方文 明的认 知同样 滞后。 1937 年至 1949 年 ，我们 对希腊 、罗 马文明 
的认知 几乎完 全陷于 停滞。 但从 1950 年代起 ，商务 印书馆 按统一 制定的 
选题 计划， 推出了 “汉译 世界学 术名著 丛书” ，其中 有希罗 多德的 《历 史》 
(王以 铸译） 和修昔 底德的 《伯 罗奔 尼撒战 争史》 （谢德 风译） 等。 1990 年 
代以来 ，该 丛书 继续推 出西方 古典学 名著。 与此同 时中国 人民大 学出版 
社 出版了 《亚里 士多德 全集》 （十 卷本， 苗力田 主编） ，人民 出版社 出版了 
《柏 拉图 全集》 （四 卷本， 王晓朝 译）。 至此 ，我 们对古 代西方 的认识 似乎进 




“古 典学译 丛”出 版说明 

作 还远远 不够。 因 学术积 累有限 ，更 因市场 经济和 学术体 制官僚 化条件 
下的人 心浮躁 ，如今 潜心做 学问的 人极少 ，这就 是为什 么我们 对希腊 、罗 
马文 明的认 识仍缺 乏深度 和广度 ，久 久停留 在肤浅 的介绍 层次。 近 年来， 
我 们对西 方古典 学表现 出不小 的兴趣 ，但 仍未摆 脱只知 其一不 知其二 、浅 
尝輒止 、不能 深人的 尴尬。 甚至 一些学 术名人 对希腊 、罗马 了解也 很不准 
确， 犯下一 些不可 原谅的 常识性 错误。 但最 大的问 题还是 国家早 已站立 
起来了 ，却 一直不 能形成 中国视 角的西 方研究 ，中 国视角 的希腊 、罗马 
研究。 

目前 西方古 典学每 年都有 大量成 果问世 ，而且 有日益 细化的 趋势。 
比如说 ，某一 时期某 一地区 的妇女 服饰； 比如说 ，西 元前 4 世纪中 叶以降 
的 希腊雇 佣兵； 再比 如说， 练身馆 、情公 -情伴 （ lover-the lo ved ) 结 对关系 
对 教育的 影响。 相 比之下 ，我 国学界 对希腊 罗马文 明细节 的认知 仍处在 
令 人遗憾 的初级 阶段。 基于以 上考虑 ，我 们拟推 出“古 典学译 丛”， 系统引 
入西 方古典 学成果 ，尤其 是近二 三十年 来较有 影响的 成果。 本译 丛将包 
括 以下方 面的内 容：希 腊文明 的东方 渊源； 希腊 、罗 马政治 、经济 、法律 、宗 
教 、哲学 （近 几十 年来我 国学界 对希腊 、罗 马哲学 的译介 可谓不 遗余力 ，成 
果丰硕 ，所 以宜 选择专 题性更 强的新 近研究 成果） 、习俗 、体育 、教育 、雄辩 
术 、城市 、艺术 、建筑 、战争 ，以 及妇女 、儿童 、医 学和 “蛮族 ”等。 

只有 系统地 引人西 方古典 学成果 ，尤其 是新近 出版的 有较大 影响的 
成果， 才有可 能带着 问题意 识去消 化这些 成果。 只 有在带 着问题 意识消 
化西 方研究 成果的 过程中 ，才 有可能 开启一 种真正 中国视 角的西 方古代 
研究。 


古典 学译丛 ”编者 、译者 
201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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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 的斯巴 达人是 些什么 样的人 ，同时 ，我 们为 什么应 该关心 他们？ 

“9. 11” 事 件所带 来的巨 大震动 促使我 们当中 的很多 人去重 新思考 ，什么 
是西 方文明 、价 值和文 化中令 人钦佩 ，至少 是值得 辩护的 特色之 所在？ 我 
们 中的一 些人因 此而感 到非常 疑惑： 是否任 何对西 方文明 以及它 的文化 
价值 的定义 ，都 将是为 我们对 它们的 守护或 破坏而 进行的 辩护。 我们中 
那些 研究古 希腊的 历史学 家们特 别强烈 地想要 弄清这 些问题 ，因 为古代 
的希 腊是西 方文明 最重要 的源头 之一。 正如 j. s. 穆勒 as. Mm) 所认 9 
为的， 公元前 5 世纪 90 年代 发生在 雅典人 (得 到了 普拉提 亚人的 援助） 与 
人侵 的波斯 人之间 的马拉 松战役 ，其 重要性 甚至超 过了英 国历史 上的黑 
斯廷斯 （Hastings) 战役 〔1〕 。 

正如我 们将会 看到的 ，在这 之后十 年发生 的温泉 关战役 ，其重 要性同 
样毋庸 置疑。 这一次 ，一 支由 斯巴达 人领导 的人数 较少的 希腊军 队击败 
了数量 更为庞 大的波 斯人和 其他人 组成的 侵略军 ，从 而给 后来的 胜利带 
来 了希望 ，而 且这场 战役在 文化上 的重大 意义是 难以估 计的。 实际上 ，一 


〔1〕 1066 年 10 月 14 日 ，哈 罗德二 世国王 （Harold II ) 的盎格 鲁-撒 克逊军 队和诺 曼底公 
爵威 廉一世 (WilUamof Normandy ) 的军 队在黑 斯廷斯 （英 国东萨 塞克斯 郡濒临 加来海 峡的城 
市） 地 域进行 的一场 交战。 这是 英国历 史上最 重要的 战役， 来自法 国的诺 曼底人 最终战 胜英国 
的盎格 鲁-萨 克逊人 ，让 英国历 史彻底 改观。 黑斯 廷斯战 役也是 “外族 ”入侵 而在英 国本土 打的最 
后 一场重 要战役 ，自那 以后再 也没有 人能成 功征服 英国。 —— 译注 



斯 巴达人 


些人 会说温 泉关战 役是斯 巴达历 史上最 辉煌的 时刻。 

因此 ，为 何我们 今天还 应该关 心古代 的斯巴 达人是 什么样 的人？ 一 
个 并非微 不足道 的原因 是斯巴 达人曾 经保护 了希腊 ，也就 是捍卫 了构成 
我 们西方 文明的 最主要 的一种 来源的 文化或 文明免 遭外来 者的征 服和破 
坏， 斯巴达 人在这 个过程 中扮演 了关键 的角色 ，有人 可能会 说是最 为重要 
的 角色。 

正如 我将在 本书中 要说的 ，学术 界和大 众对古 代斯巴 达人的 社会和 
文明 有着一 种不同 寻常的 关注。 两 套电视 系列片 与斯巴 达有关 —— 除了 
(美 国） 公共广 播公司 （ PBS) 之外 ，迪士 尼的历 史频道 （ History Channel) 
也制 作了一 部四集 的节目 在四十 多个国 家同步 播出； 一部 关于斯 巴达的 
好莱 玛电影 是根据 史蒂文 • 普雷斯 菲尔德 （Steven Pressfield) 的小说 《火 
之门》 改编拍 摄的； 举办 过的国 际性学 术研讨 会不少 于三次 ，一次 是在苏 
格兰 ，其他 两次实 际上是 在现代 的斯巴 达举行 的：其 中一次 由希腊 学者组 
织筹备 ，希 腊考 古协会 （Greek Archaeological Service) 的一 些会员 也为此 

会 的召开 做了不 少工作 ，多年 来他们 所提供 的帮助 是非常 宝贵的 ，另 外一 
次会议 是由雅 典的英 国学校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举办的 ，这 个组织 
自 1906 年 开始就 以各种 各样的 方式参 与或开 展了对 斯巴达 的研究 ，同时 
他们正 努力筹 集资金 在该城 建立一 个研究 中心。 是 什么东 西至今 还在被 
人们反 复讨论 ，并 使得 所有这 些媒体 以及其 他方面 的注意 力都集 中到古 
代的斯 巴达上 来呢？ 本书试 图去回 答这个 复杂的 问题。 这 是我所 撰写的 
第一本 关于斯 巴达的 总论性 的著作 (我 的其他 书籍可 从本书 附录的 “延伸 
10 阅读 ”书目 中 找到） ； 同时 ，借 此机会 我必须 首先向 贝特尼 • 休斯 （Bettany 
Hughes) 表示 感谢， 她是我 的合作 者且与 我志同 道合。 我 恰好在 一份周 
末的杂 志上读 到了一 篇文章 ，从 而知 道了斯 巴达正 是她现 在的兴 趣之所 
在。 我因 此发现 ，广 泛的大 众和我 们一样 ，不 但对斯 巴达人 的历史 ，而且 
对一 般意义 上的历 史的媒 介化都 有着一 种热情 洋溢的 兴趣。 

我同样 也要感 谢我专 业的并 且与我 意气相 投的代 理人—— 尤利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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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亚 历山大 (Julian Alexander)， 以 及两份 刊物的 编辑们 ，这 两份刊 物为我 
提供 了一个 绝对至 关重要 的渠道 ，从 而使我 正努力 实践的 一种大 众的或 
流行 的历史 写作得 以能够 与读者 们见面 ，他 们是： 英国广 播公司 （BBC) 的 
《历 史》 杂志 （Hf 以 or^y 的格瑞 格 • 尼尔 （Greg Neale) 和 他的助 

手保罗 • 雷 （Paul Lay)， 以及 《今日 历史》 （Hzior：y TodajO 的彼得 • 弗塔 
多 （Peter Furtado) 。 我 （和 贝特尼 • 休斯) 所 撰写的 与现在 这个主 题相关 
的 文章能 够有机 会与读 者见面 ，对此 ，我 应该 对他们 表示最 诚挚的 谢意。 
我还 要感谢 埃德蒙 • 基利 （Edmund Keeley) 允许我 引用他 的以及 由已故 
的菲 利普. 谢拉德 （Philip Sherrard) 所 翻译的 卡瓦菲 （Cavafy) 的 《温泉 
关》 一诗 的部分 内容。 

这本书 的初版 是献给 我的朋 友及同 行安顿 • 鲍威 尔博士 （Dr Anton 
Powell) 的。 借此次 重版的 机会， 我也把 它献给 我的另 一位朋 友及同 
行 —— 康乃 尔大学 （ Cornell University ) 的巴里 • 施特劳 斯教授 
(Professor Barry Strauss)。 他发现 他很难 与我共 享对斯 巴达人 的历史 
的热情 ，更别 提对古 代斯巴 达人的 生活方 式表示 同情了 ，但 是多年 以来， 
作为一 位为通 常意义 上的专 业读者 撰写著 作和文 章的历 史学家 ，他 也始 
终关注 与广大 公众的 沟通， 出于这 种动机 ，他 与其他 的一些 人合作 编写了 
大量 以北美 的本科 生为对 象的历 史课程 读物。 当然 ，他的 声誉不 会因为 
书中任 何遗留 的错误 和不恰 当的内 容而受 到折损 ，但 我希 望当他 看到这 
本 书是献 给他的 时候不 会因此 而感到 太过于 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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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巴达大 事年表 

(以 下大事 以斯巴 达为主 ，希腊 地区其 他大事 仅作简 要提及 ，世 界上 
其他 国家或 地区同 一时间 发生的 重要事 件用“ * ”加以 标示； 年份 如未作 
特殊 说明， 皆为公 元前； 公元前 525 之 前的年 份为近 似值） 

早 期历史 

40000 希腊 大陆出 现最早 的人， 以 狩猎和 采集食 物为生 

6500-3000 第一批 居民在 克里特 岛定居 ，希 腊人和 克里特 人开始 

制 作陶器 

5200—2000 农业扩 展至欧 洲北部 和西部 

青 铜时代 （2900 — 1000) 

2900 希腊人 口增加 ，城 市获得 发展， 金属得 到广泛 使用. I 3 

2686—2181 # 埃 及建造 金字塔 

2500 特洛伊 城建立 

2500 # 印度 河谷文 明开始 ，出 现城市 、文字 

2000 第 一批说 希腊语 的民族 可能来 到希腊 

1900 米诺 斯文明 在克里 特兴起 

迈 锡尼文 明在希 腊兴起 


1600 




670 

669 

665 

650 

650 

594 

560 

556 

550 


550 

546 

545 

525 

520 

519 

515 

512 

510 

510 

508 

507 


斯 巴达大 事年表 

美 塞尼亚 希洛人 起义: 第二次 美塞尼 亚战争 开始； 斯巴 
达诗 人提尔 泰奥斯 (Tyrtaeus) 活跃于 此时代 
(传 统的） 叙 喜阿伊 （Hysiae) 战 役爆发 
波 律多洛 司去世 
吕 库古 （ Lycurgus) 改革 
^ 中国 开始使 用铁器 

梭 伦在雅 典担任 执政官 ，进行 政治体 制改革 
吕 底亚国 王克洛 伊索斯 （ Croesus ) 登基 

奇 隆担任 （传 统的） 监察官 

与 铁该亚 （ Tegea ) 联盟； 吉提 亚德斯 （ Gitiadas ) 装饰纪 
念雅 典娜 的“黄 铜屋 ” （ Brazen House) ； 巴 绪克勒 
(Bathycles) 在阿 密克利 建造阿 波罗^ — 叙阿 琴提斯 
( Apollo-Hyacinthus) 王座 
居鲁 士二世 (Cyrus II) 建立波 斯帝国 
萨迪斯 (Sardis) 陷落， 克洛伊 索斯王 国向波 斯投降 
查 恩皮昂 （Champions) 战役在 杜列亚 （Thyreatis) 爆发 
驱逐 萨摩司 （Samos) 僭主 波律克 拉铁斯 （Polycrates) 
克列欧 美涅斯 （Cleomenes) — 世登基 
克列 欧美涅 斯在彼 奥提亚 （Boeotia) 

戴玛 拉托斯 登基； 萨摩司 的大使 迈安多 里欧斯 
( Maeandrius) 来到 斯巴达 

安启莫 里欧司 （Anchimolus ) 领 导的针 对雅典 的远征 
失败 

克列 欧美涅 斯驱逐 雅典的 僭主希 庇亚斯 （ Hippias ) 

# 罗 马共和 国建立 

克 列欧美 涅斯向 雅典进 行第二 次干涉 

克莱斯 铁涅斯 （Cleisthenes ) 的 改革奠 定了雅 典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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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 

499 

494 

491 

490 

490 

486 

480 

479 


主制 

斯巴达 和伯罗 奔尼撒 盟军侵 人雅典 所在的 阿提卡 
(Attica) 地区 

米利都 （Miletus) 的大 使阿 里司塔 哥拉斯 （Aristagoms) 因 
爱奥尼 亚人的 起义向 斯巴达 求助‘ 

赛披亚 （Sepeia) 战 役爆发 ，爱 奥尼亚 人的起 义结束 
戴玛拉 托斯被 废黜； 列乌 杜奇戴 斯二世 （Leotychidas 
II) 登基 

马 拉松战 役爆发 ，波斯 被击败 
克列欧 美涅斯 去世; 列奥 尼达一 世登基 
# 佛教 创立者 释迦牟 尼逝世 
温 泉关战 役爆发 ，波斯 被击败 

普 拉提亚 (Plataea) 战 役爆发 ，波斯 被击败 ，并被 赶出了 
希腊 


古 典时期 （500—323) 

470S 早期 建 造波斯 人拱廊 （Persian Stoa) 

478 召 回摄政 王波塞 尼亚斯 （Pausanias)， 从 反波斯 人联盟 

中退出 ，雅 典建立 反波斯 人的得 洛斯海 军联盟 （Delian 
League) 

478 列乌 杜奇戴 斯二世 被放逐 

15 469 摄政 王波塞 尼亚斯 和列乌 杜奇戴 斯二世 去世， 阿基达 

马 斯二世 (Archidamus II) 登基 
464 大地 震爆发 

464-460? 希 洛人发 动暴乱 (第 三次 美塞尼 亚战争 爆发） 

461 伯 里克利 （Pericles) 在 雅典親 露头角 

457 塔 那格拉 （Tanagra) 战 役爆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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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与雅 典签订 “三十 年和平 协议” 

431 

伯罗奔 尼撒战 争开始 

430 

雅典爆 发癟疫 

427 

阿基达 马斯二 世去世 ，阿吉 斯二世 (Agis II ) 登基 

425 

一支 斯巴达 军队在 斯法克 特利亚 （ Sphacteria ) 向雅典 

人投降 

421 

签订“ 尼西阿 斯和平 协议 ” （Peace of Nicias ) 

418 

第 一次门 丁尼亚 （ Mantinea ) 战 役爆发 

413 

占领狄 西里亚 （ Decelea ) 

412 

与波 斯结盟 

409 

波塞 尼亚斯 （ Pausanias ) 登基 

404 

斯巴达 获得伯 罗奔尼 撒战争 的胜利 

401 

组建 “万人 ”希腊 雇佣兵 去支持 小居鲁 士夺取 波斯的 

王位 

400 

阿 吉西劳 斯二世 （King Agesilaus II ) 登基 

399 

“万人 ”雇佣 军的剩 余士兵 被吸纳 进斯巴 达在亚 洲的反 

波斯人 军队中 

395 

波 塞尼亚 斯被废 黜并遭 放逐； 阿吉 西波里 斯一世 

( Agesipolis I ) 登基； 柯林 斯战争 （Corinthian War ) 

开始 

386 

签 订“波 斯国王 和约” ( King’s Peace ) 或“ 安塔西 达斯和 

约 ” (Peace of Antalcidas ) ， 希腊 在爱奥 尼亚的 殖民地 

重 新落人 波斯人 的控制 之下; 柯林 斯战争 结束。 

382 

占领 底比斯 ( Thebes ) 

380 

阿吉 西波里 斯一世 去世； 克列 欧姆 布洛托 斯一世 

(Cleombrotus I ) 登基 

379/8 

底 比斯获 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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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第二雅 典联盟 建立; 第二彼 奥提亚 人联邦 建立； 底比斯 

的“ 神圣军 ”创建 

371 留 克特拉 （Leuctra) 战役 爆发， 斯巴达 人被底 比 斯人击 

败; 克列 欧姆 布洛托 斯一世 (Cleombrotus I) 去世 

370/69 伊巴 密浓达 （Epaminondas) 侵入拉 科尼亚 ，美塞 尼亚的 

希 洛人获 得解放 ，美 塞尼城 (Messene) 建立 

368 “大 都会” （Megalopolis) 建立 

366 绝大 多数伯 罗奔尼 撒盟国 不再履 行义务 

362 第二 次门丁 尼亚战 役爆发 ，伊 巴密浓 达去世 

* 

360 阿吉西 劳斯二 世去世 ，阿 基达 马斯三 世登基 

359 菲利二 世成为 马其顿 的国王 

338 阿基达 马斯三 世去世 

331 “ 老鼠的 战斗” (Battle of mice) 爆发 ，阿 吉斯三 世去世 

327 亚历 山大征 服波斯 

323 亚历山 大病逝 


希腊 化时期 （323— 30) 

323-281 亚历 山大的 部将为 争夺帝 国的遗 产而进 行战争 

294 阿基 达马斯 四世在 门丁尼 亚被狄 米特里 • 波立 尔塞特 

司 （Demetrius Poliorcetes) 击败 

254 列奥 尼达二 世登基 

244 阿吉 斯四世 登基； 开 始尝试 进行社 会和经 济改革 

241 阿 吉斯四 世去世 

236 克 列欧美 涅斯三 世登基 

227 克 列欧美 涅斯实 施政治 、社会 、经 济和军 事改革 

227 阿 基亚德 王族的 埃乌克 里达斯 （Euclidas) 担任 欧里庞 

提 德王族 的国王 ，他 是克列 欧美涅 斯三世 的兄弟 ，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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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221—206 

219 

207 

195 

192 

188 

146 

79—7 

42 

40 

32 

31 


达传统 的双王 制结束 

塞 拉西亚 （SellasL) 战役 爆发； 斯巴 达历 史上第 一次被 
人 占领， 占领者 是马其 顿的安 提柯三 世（ Antigonus 
III) 多善 （Doson) 

* 中国 的秦王 朝时期 

克列 欧美涅 斯三世 在埃及 的亚历 山大城 （Alexandria) 
去世 

在门丁 尼亚被 击败， 4000 名斯 巴达人 被杀； 纳比斯 
(Nabis) 篡 夺权力 

被罗 马强制 安置； 斯巴达 失去了 剩余的 拉科尼 亚“边 
民” 

纳 比斯 去世； 斯巴达 处于亚 加亚联 盟（ Achaean 
League) 的统 治之下 

菲 洛佩门 （PhUopoemen) 再一 次干涉 斯巴达 
罗马击 败亚加 亚联盟 并在希 腊建立 保护国 
(protectorate) , 实 行直接 统治; 柯林 斯被毁 
西塞 罗访问 斯巴达 

2000 名斯巴 达人在 腓利比 （Philippi) 的战役 中战死 
利维娅 （Livia， 奥 古斯都 未来的 妻子） 在斯巴 达受到 
庇护 

斯巴 达站在 屋大维 （Octavian， 即后来 的奥古 斯都） 一 
边反对 安东尼 （Antony) 

亚克兴 (Actium) 海战 ，屋 大维击 败安东 尼及埃 及的女 
王克里 奥帕特 拉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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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 国时期 （27 —公元 476) 

27 奥古 斯都成 为了罗 马帝国 事实上 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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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巴达人 


了把 公元前 480 年至前 360 年 这段时 间放置 在具体 的历史 语境中 ，首先 
我 们要说 说在希 腊历史 的早期 ，尤 其是从 公元前 7 世纪到 公元前 6 世纪 
这段 时间里 ，斯巴 达这个 国家是 如何形 成的； 同时， 我们还 要回顾 一下拉 
科尼 亚地区 （ Laconia ) 的 史前史 ，这样 ，斯巴 达人的 历史就 能得到 清晰的 
定 位了； 然后 ，要对 斯巴达 从强大 、荣 耀的光 环下跌 人最后 的困境 中的过 
程作一 详细的 论述； 接 下来要 说说由 斯巴达 人所领 导的军 队对亚 历山大 
大 帝所作 的徒劳 无功的 抵抗； 以及 ，他 们后来 为何更 加乐意 站在未 来的罗 
马皇 帝——奥 古斯都 —— 的阵营 当中。 

除了 这些按 时间顺 序所讲 述的故 事之外 ，还有 另外一 件事情 同样显 
得有趣 而且意 义重大 ，简 而言之 ，就 是所谓 的“斯 巴达的 神话 ” （Spartan 
myth )。 无论是 作为一 个稳定 的社会 还是一 个强大 的国家 ，斯巴 达人所 
取 得的巨 大成功 都持续 了相当 长的一 段时间 ，这自 然而然 地会吸 引着外 
界对它 的关注 ，这 些关注 的目光 常常是 钦佩的 ，有时 也会是 深刻的 批评。 
尽管斯 巴达最 终遭遇 了彻底 的失败 ，并且 就实际 力量而 言土崩 瓦解了 ，但 
斯 巴达人 依然在 希腊的 其他地 区以及 各种异 质文化 的想象 世界中 产生着 
持续 的影响 ，这种 影响在 今天仍 在继续 蔓延， 在未来 的某一 段时期 里甚至 
还可 能会变 得前所 未有的 强劲和 复杂。 在 公元前 5 世纪 后期到 公元前 4 
世纪 的时候 ，对 斯巴达 的关注 和想象 就已经 开始在 苏格拉 底的学 生克里 
提亚和 柏拉图 （他 是克里 提亚的 亲戚） 的 思想中 萌芽了 ，之 后就再 也没有 
停止过 ，即 使是罗 马人的 崛起也 没有打 断过它 ，实际 上罗马 人还喜 欢把自 
己与 斯巴达 扯上点 关系， 一些文 艺复兴 时期以 及早期 的现代 思想家 ，如莫 
尔 、马 基雅维 利和卢 梭都曾 称颂过 斯巴达 ，认 为它在 政治上 表现出 了惊人 
的稳定 性和秩 序性。 直到 20 世纪 ，纳 粹分子 以及同 时代的 那些自 诩的效 
仿者 们都还 在继续 着对斯 巴达的 想象。 斯巴 达人一 直以来 对外人 特别排 
斥 ，这 反而激 发了外 界对它 的浓厚 兴趣。 在古代 ，斯 巴达人 在外人 眼中既 
令人困 惑又散 发着异 乎寻常 的魅力 ，甚 至有点 另类， 今天的 我们看 待他们 
也 是同样 如此。 



斯 巴达是 最初的 乌托邦 [托马 斯 • 莫尔在 1516 年创造 了“乌 托邦” 
( Utopia ) 这 个词语 ，在他 的思想 中斯巴 达占据 着非常 核心的 位置] 。但 

* m 

是， 那是一 个独裁 、等 级森严 且让人 备感压 抑的乌 托邦， 而不是 一个可 
以让 人民自 由创造 、自 由表达 的理想 社会。 斯巴 达作为 共同体 的主要 
任务是 为了自 卫和统 治他人 ，为 此它不 惜发动 战争。 斯 巴达不 像希腊 
的其他 城邦那 样为了 土地而 拼命地 向非希 腊地区 输出人 口并建 立新的 
“殖民 ”城市 ，反而 是在伯 罗奔尼 撒的南 部攻击 、征 服或奴 役自己 的希腊 
同胞。 

因此 ，人们 以前关 于斯巴 达的各 种看法 或想象 ，要 么是自 相矛盾 ，要 
么 就需要 我们从 一个更 加全面 的角度 来加以 理解。 从 正面意 义来看 ，斯 
巴 达人身 上具有 一种只 有理想 的战士 才可能 具有的 、让人 振奋的 、为 集体 
可以牺 牲自我 的精神 ，这 种精神 在温泉 关战役 中得到 了淋漓 尽致的 体现； 
与 这一形 象形成 对比的 ，首先 是他们 缺乏高 度的文 化成就 ，其次 ，无 论是 
在国 内还是 在国外 ，他 们都最 大限度 地抵制 开放式 的民主 政府； 此外 ，在 
长 达几个 世纪的 时间里 ，他们 还一直 用残暴 而有效 的方式 奴役着 成千上 
万的 希腊同 胞们。 

本 书将分 为三个 部分。 第 一部分 ：“去 ，告 诉斯巴 达人！ ”这个 标题同 
样 也是一 部越战 电影的 名字， 它取 自同时 代的诗 人西摩 尼得斯 
( Simonides ) 为在 温泉关 战役中 殉难的 死者们 所作的 著名的 墓志铭 。作 
为一个 最令现 代人感 到好奇 并向往 的古代 文明—— 希腊， 波斯战 争是对 
它之前 在文化 上所取 得的成 就的一 次检验 ，同时 ，这 场战争 也在西 方文明 
的发展 进程中 留下了 深深的 痕迹。 当我们 认为视 觉艺术 、建筑 、戏剧 、哲 
学 和民主 政治制 度等这 些非凡 成就都 理所应 当地属 于雅典 的时候 ，它最 
伟大 的对手 一一 斯巴 达人^ 所追求 的理想 和坚持 的传统 同样对 后世产 
生 了强有 力的持 久影响 ：责任 、纪律 ，在 战斗 中为了 目标而 不惜牺 牲自己 
的高 贵品质 ，为了 共同体 的更大 利益而 甘愿牺 牲个人 ，以及 为战胜 看似无 
法克 服的困 难而激 发出来 的决胜 意志。 



斯 巴达人 


本书 第一部 分将解 释斯巴 达是如 何在尚 未完全 超越或 抹去其 最初状 
态 —— 伯罗 奔尼撒 南部欧 罗达河 （ Eurotas ) 河 岸的几 个村庄 的集合 
体 —— 的 情况下 ，便成 为了古 代希腊 世界中 最为强 大的一 支军事 力量。 
斯 巴达最 初是通 过征服 或奴役 居住在 拉科尼 亚和美 塞尼亚 （ Messenia ) 等 
邻 近地区 的居民 而逐渐 崛起的 ，这些 人分别 被斯巴 达人称 作“希 洛人” 
( Helots ， 即俘 虏） 和“ 边民” （ P er io eC i ) m 。 斯 巴达成 功地控 制了整 个希腊 
世界 中最大 的城邦 ，其 8000 平方公 里的领 土面积 是希腊 第二大 城邦—— 
叙拉古 （ Syracuse ) 的两倍 ，是 位于 阿提卡 （ Attica ) 的雅典 的面积 （其 领土 
大概有 2500 乎方 公里） 三 倍多。 

可以说 ，斯巴 达的领 土最初 是以拉 科尼亚 和美塞 尼亚为 基础的 。这 
片土地 后来之 所以被 称作拉 西代梦 （ Lacedaemon ， 2 ^ 让世 人感到 惊讶并 
引 起了历 史学家 的注意 ，不 仅仅因 为它巨 大的土 地面积 ，同 时还因 为这里 
有 得天独 厚的农 业条件 、丰富 的矿产 资源以 及封闭 的地理 环境给 人带来 
24 的安 全感。 我们首 先应该 注意到 ，希 腊最高 的一座 山脉在 这里分 割出了 
两个巨 大的河 岸平原 ，同时 ，这 里还 蕴藏着 丰富的 优质铁 矿石。 据 考证， 
人 类在拉 科尼亚 南部的 定居从 新石器 时代就 已经开 始了。 玛尼地 区的帕 
格斯 -迪罗 （Pirgos Dirou ) 洞穴 ，如今 因为其 多姿多 彩的石 笋和钟 乳石而 
成为 了著名 的旅游 胜地， 吸引着 无数的 观光客 ，游客 们可以 乘坐导 游船近 
距离地 观赏这 些奇观 异景。 洞 中大量 堆积的 骨骸默 默地向 我们证 明：早 
在公元 前第四 个千年 的时候 ，一 个小 型的人 类定居 点就已 经在这 里兴盛 
起 来了。 在 伯罗奔 尼撒南 部的其 他区域 ，时 间不早 于公元 前的第 三个千 
25 年； 另一种 说法是 在青铜 器时代 早期， 实质性 的定居 点已经 在广阔 的区域 
上 建立起 来了。 一 些考古 学家和 人类学 家相信 ，在 这一千 年或这 个文化 


〔1〕 一般 译为“ 珀里俄 基人” 或“皮 里阿西 人”， 即指居 住在斯 巴达市 民和希 洛人外 围的居 
民。 —— 译注 

〔2〕 古代 斯巴达 的别称 ，一 译为“ 拉希代 梦”。 —— 译注 
4 



地图： 拉科尼 亚与美 塞尼亚 


阶段中 ，谷物 、橄 榄和葡 萄已经 开始成 为地中 海居民 的餐桌 上必不 可少的 
食 物了。 这个地 区在青 铜器时 代中后 期获得 的发展 给人留 下的印 象更为 
深刻 ，其 背后其 实正是 一种简 单但又 快速的 融合， 时间大 约是从 公元前 
2000 年到前 1100 年间。 

在 这个阶 段比较 靠后的 时间里 ，定 居点的 数目增 长到数 百个， 居民的 
人口数 量可能 达到了 几千。 这 些定居 点主要 集中在 由欧罗 达河长 期冲积 
而成的 河谷平 原上， 尤其是 它下游 的希洛 （ Helos ) 平 原和上 游的斯 巴达平 
原。 荷马的 《伊利 亚特》 这部 伟大而 不朽的 作品可 能是在 公元前 700 年左 
右 的时候 用某种 方式收 集整理 出来的 ，但要 追溯它 的起源 则至少 要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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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 1100 年， 也就是 青铜时 代即将 结束的 时候。 这 部史诗 的第二 卷中包 
含了一 份著名 的舰船 目录。 该 目录上 列出的 舰船是 为响应 迈锡尼 富有的 
阿伽门 农国王 （King Agamemnon) 的 号召而 集结在 一起的 ，目 的 是协助 
他去赫 勒斯庞 特海峡 （Hellespont^ U 的特洛 伊寻回 海伦。 海伦是 他的弟 
弟 —— 墨涅 拉俄斯 的妻子 ，据说 ，那 个给特 洛伊带 去灾祸 
的王子 —— 帕里 斯偷偷 地拐走 了她。 希腊传 说基本 上都是 如此描 述的。 
这 个故事 的真伪 ，甚至 连它基 本的情 节都不 可能得 到证实 ，《伊 利 亚特》 的 
故 事之所 以能永 恒不朽 ，准确 地说得 归功于 它本质 上的虚 构性。 不管怎 
样 ，墨涅 拉俄斯 的王国 ，正 如那个 目录中 所列出 的那样 ，在 其管辖 的领域 
中有 一个靠 近大海 的地区 叫“希 洛”， 同时这 个国家 还统治 着一个 在今天 
被称作 阿吉欧 史芬尼 [Ayios Stephanos， 即圣 史提芬 （St. Stephen)] 的地 
方 ，现在 在那里 挖掘出 了大量 的青铜 器时代 晚期的 遗址。 人们期 待在拉 
科尼亚 什么地 方发现 一些物 化遗存 能与荷 马史诗 中所描 述的宫 殿相符 
合 ，但是 ，至 今还没 有这样 的发现 ，也可 能与荷 马的想 象相反 ，拉科 尼亚地 
区在 青铜时 代晚期 的时候 ，事实 上已经 被分割 成了许 多的小 王国， 它们当 
中还没 有一个 王国获 得了统 一这一 整个区 域的宗 主权。 

公元前 1100 年至前 700 年间 ，拉科 尼亚地 区和在 伯罗奔 尼撒其 他地方 
一样都 发生了 一些相 当剧烈 的变化 ，实 际上 ，这 些变化 波及历 史学家 和考古 
26 学家 所认为 的整个 迈锡尼 世界。 大约在 公元前 1200 年 的时候 ，迈锡 尼的宫 
殿和 阿尔哥 斯地区 (Argoiid) 的 提林斯 (Tiryns) 、美塞 尼亚的 派娄斯 (Pylos) ， 
以及希 腊中部 和南部 其他地 区的宫 殿一样 ，都 被焚 毁或夷 为平地 ，曾 经存在 
过的 文明中 心逐渐 消失了 ，接 下来的 一个时 代在文 化上就 显得相 对贫乏 ，因 
而 常常被 称为黑 暗时代 (Dark Age)。 当然， 在整个 后迈锡 尼时代 的希腊 ，这 
种黑暗 既不是 绝对的 也不是 一致的 ，只 有少数 地区才 像拉科 尼亚一 样经历 

〔1〕 赫勒 斯庞特 ，现在 的达达 尼尔海 峡的古 希腊名 ，在土 耳其欧 亚两部 分之间 ，连 接马尔 
马拉 海与爱 琴海 。 —— 译注 

C 21 特 洛伊战 争期间 的斯巴 达王； 海伦 之夫及 阿特柔 斯之子 、阿伽 门农之 弟。 一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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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长期的 黑暗。 上述 地区的 一些居 民点仍 然存在 ，尽 管人口 已经分 散到各 
地 ，规 模也缩 小了， 最后他 们似乎 是被一 群或数 群从遥 远的北 方和西 北方跑 
来的侵 人者给 征服了 ，这 些人 自称多 利安人 ，说一 口希腊 的多利 安方言 。一 
般而论 ，这 些外来 的侵人 者就是 历史上 的斯巴 达人的 祖先。 他们在 文化上 
的新 颖之处 是建造 大型的 居住点 ，这样 的定居 点在之 前的迈 锡尼时 代是不 
占 重要地 位的。 因此 ，这些 居住点 与更为 光辉灿 烂的过 去没有 直接的 联系， 
更准确 地说， 这样的 联系主 要体现 在东南 部的铁 拉普涅 （Therapne)， 以及距 
离正 南方大 约几公 里的阿 密克利 （Amyclae) 地区。 

到了 公元前 8 世纪 中期， 新斯巴 达人开 始自信 可以把 他们的 影响和 
控制 扩大到 更远的 拉科尼 亚南部 去了， 在这个 过程中 ，他们 在最初 四个村 
庄 （居诺 苏拉、 美索亚 、里 姆奈和 皮塔纳 的基 础上合 并了阿 密克利 ，使 
之 成为组 成斯巴 达的第 五个村 庄并且 还把铁 拉普涅 改造成 了一个 重要的 
文 化中心 ，并 把它奉 献给墨 涅拉俄 斯和他 那位引 起争端 的妻子 一一 海伦， 

以 及她天 神般的 兄弟们 —— 狄俄 斯库里 （Dioscuri)， 他们也 被称作 卡斯特 
(Castor) 和波 吕刻斯 (Pollux)。 到 了公元 前大约 735 年 ，对 于富于 侵略性 
和热衷 于领土 扩张的 斯巴达 人来说 ，无 论是 从政治 或者经 济的角 度来考 
虑 ，仅仅 控制整 个欧罗 达河谷 以及它 的周围 地区已 经远远 满足不 了要求 
了。 环 顾四周 ，他 们把贪 婪的眼 光投向 了西边 的美塞 尼亚， 可坐落 在它们 
之间 的高达 2400 米 (8000 英尺） 的 泰格特 斯山脉 （Taygetus) 成了 难以克 
服的 障碍。 大概 是在进 行了一 系列袭 击和边 境小冲 突之后 ，斯巴 达人最 
终打败 了美塞 尼亚人 ，而 不像后 来的文 献资料 所推测 的那样 ，他们 对美塞 
尼亚 发动了 一场预 先计划 好了的 入侵。 斯巴 达人迫 使居住 在伯罗 奔尼撒 
南 部帕米 索斯河 (Pamisus) 河谷 上的原 住民成 了类似 奴隶的 农民， 这些农 27 
民在曾 经属于 自己的 土地上 被迫为 不受欢 迎的斯 巴达新 主人们 辛苦劳 
作。 正如 三个世 纪后的 修昔底 德指出 的那样 ，这些 美塞尼 亚人是 受斯巴 

〔 1 〕 它们分 别是居 诺苏拉 （ Cynosura ) 、美索 亚 （ Mesoa ) 、里姆 奈 （ Limnae ) 、皮塔 纳 
(Pitana )。 —— 译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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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统治 的希腊 人群体 —— 希杏人 ——的最 大组成 部分。 但是 ，希 洛人奴 
隶制的 观念可 能最先 或类似 地在拉 科尼亚 、欧 罗达 河最南 的河谷 上产生 
过。 无论 如何， 一些后 来的历 史资料 从词源 的意义 上错误 地认为 希洛人 
(Helots) 这个 词来自 一个叫 做希洛 （Helos) 的城镇 或地区 ，可 能因 为那里 
是人 们发现 的主要 的同时 也是最 初的希 洛人聚 集地。 

对于古 代斯巴 达来说 ，管理 这些希 洛人是 唯一最 重要的 事情。 希洛 
人 被分成 两个部 分一一 泰格特 斯山脉 西部的 美塞尼 亚人以 及东部 的拉科 
尼 亚人。 希 洛人是 建构斯 巴达人 独一无 二的生 活方式 的经济 基础。 他们 
在数量 上远远 超过了 斯巴达 公民的 人数。 这 些时时 提防别 人袭击 自己的 
公民们 自称为 平等者 （ Homoioi ) 或 者“相 似者” （“ Similars ” ，不是 “相等 
的” ，即 “equals” 的意思 ，这 是它 常常遭 到错误 翻译的 地方； 英语中 的“同 
侪 、同等 的人” ，即 “peers” 这个 词在意 思上与 之相近 ，就像 法语中 的“成 
对” ，即 “pair” 一词， 尽管它 是来自 拉丁语 如 r， 即 “equal”）。 这是 因为他 
们 只在一 个方面 ，即作 为占统 治地位 的军人 征服者 阶层的 成员时 他们是 
平 等和相 似的。 斯巴达 人是极 成功的 征服者 ，他们 支配了 希洛人 超过三 
个 世纪。 但是 ，他们 也为此 付出了 沉重的 代价。 希洛人 ，尤 其是来 自美塞 
尼亚 的希洛 人几乎 时时都 有叛乱 的可能 ，为了 应对这 种危险 ，斯巴 达人的 
措施 就是把 自己的 世界转 变成某 种永久 性的武 装兵营 ，即 斯巴达 要塞。 
男 性的斯 巴达公 民被禁 止从事 任何其 他的职 业或商 业贸易 ，只能 从事战 
争 ，因而 他们获 得了希 腊世界 “陆战 队”的 声誉。 这是一 支独一 无二的 、专 
业的 、目 的明确 的战斗 部队。 无论是 有敌人 还是没 有敌人 ，斯 巴达 人都必 
须始 终保持 警戒， 随时准 备投入 战斗。 

就像其 他地区 的希腊 人那样 ，斯 巴达人 把他们 这个非 同寻常 的国家 
和社 会的开 创归功 于某一 个人。 为斯 巴达创 下伟大 功业的 英雄就 是吕库 
古 （ Lycurgus) ，他的 名字可 粗略地 翻译成 “狼工 ”（ Wolf- Worker ) 。 他大 
概是一 个乔治 • 华盛顿 和波尔 布特的 混合式 人物。 但也非 常有可 能他完 
全只 是一个 虚构的 神话。 邱吉 尔曾经 说苏维 埃俄国 就像一 个谜中 之谜。 




斯 巴达人 

少有斯 巴达人 成为叛 徒或抱 怨者。 这 一思想 体系的 核心就 是忠诚 并严守 
秘密， 在斯巴 达人所 处的特 殊环境 下这是 完全合 理的。 他 们以其 重甲步 
兵战术 而闻名 ，战士 们在战 场上排 列成八 （人) 乘八的 矩阵， 每一边 有如由 
八面 盾牌构 成的墙 ，整 个队伍 就像推 土机一 样可以 把敌人 推出战 场或者 
让敌人 感到恐 惧而放 弃抵抗 ，不 得不落 荒而逃 ，斯巴 达人还 同样热 衷于从 
29 事间 谍活动 和情报 收集。 他们 开创了 很多进 行秘密 联络的 方法。 邪恶的 
是 ，他们 中那些 即将步 入成年 的最优 秀的青 少年会 被招募 进一支 秘密的 
“ 特別行 动队” (CrypteiafU 当中 ，这 支部队 的首要 目的就 是去猎 杀希洛 
人中那 些可能 制造麻 烦的人 ，然 后在 其余的 希洛人 当中传 播这种 恐惧。 

这只 是斯巴 达体系 的很多 特别的 方面中 的一个 ，现代 的读者 可能会 
觉得这 样的事 情是不 能容忍 ，或者 是不可 信的。 但是 ，吕库 古真的 创造了 
这样一 个体系 ，在 这个体 系中个 人要把 忠诚献 给自己 所属的 群体， 首先是 
国家 ，其 次才是 家庭或 朋友， 吕库古 还引导 斯巴达 人对“ 公民” （如 的 
身 份有了 全新的 理解。 可能在 开始并 没有什 么明确 的目的 ，但是 这种观 
念在后 来改变 了西方 文明的 进程。 本书 的第一 部分以 公元前 480 年至前 
479 年爆 发的波 斯战争 为结束 ，一些 力量弱 小但忠 诚的希 腊城邦 联合起 
来 与庞大 而专制 的波斯 帝国发 生了一 场激烈 的冲突 ，这些 城邦不 只是为 

了保卫 自己的 家园， 也是为 了保卫 他们的 生活方 式不受 侵犯。 为 此他们 

* 

不 计成败 ，在温 泉关、 萨拉米 （Salamis) 「 2 = 、普拉 提亚 （Plataea) : 3 3 和密卡 
尔 （Mycale)H\ 忠诚的 希腊人 民把他 们之前 的分歧 、不 和放 在一旁 ，带着 
一个 自由的 理想团 结在一 起并肩 战斗。 在 希腊文 明和历 史的“ 古典时 


〔1〕 一 般译为 “克里 普提” ，英文 翻译为 “Special Ops Brigade”。 一 一 译注 
〔2〕 萨拉米 （Salarms)， 位 于希腊 东南海 岸岛； 公元前 480 年希腊 海军在 该地大 败波斯 
军^ -一 译注 

〔3〕 普 拉提亚 （Plataea)， 属 于希腊 彼奥提 亚境内 城邦； 公元前 479 年 ，希腊 联军大 败波斯 
侵略者 于此。 —— 译注 

〔4〕 密卡尔 （Mycale)， 位于小 亚细亚 海滨， 萨拉米 海战之 后不久 ，希 腊舰队 追击波 斯舰队 
至此 ，将 波斯战 舰全部 焚毁。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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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希腊 人不但 击退了 波斯人 的入侵 ，也为 希腊的 力量和 文化后 来在东 
西方产 生的非 凡影响 奠定了 基础。 

希腊 人之所 以能成 功地抵 御外敌 ，从头 到尾都 有赖于 斯巴达 人的领 
导 ，并且 斯巴达 人在战 斗中还 会身先 士卒。 在 温泉关 一役中 ，斯巴 达国王 
列 奥尼达 （ Leonidas ) 指 挥着一 小队希 腊重甲 步兵对 抗强敌 ，其 中包括 300 
名精 选出来 的斯巴 达战士 ，他们 拦截了 波斯人 的进攻 ，为整 场战役 赢得了 
关 键的几 天时间 ，从 严格意 义上说 ，这次 抵抗失 败了， 但从道 德层面 上讲， 

这次 战败在 精神上 以及士 气上都 是一场 伟大的 胜利。 正如 拿破仑 所评论 
的 ，在战 争中斗 志的重 要性是 其他所 有战争 因素的 总和的 三倍。 这场发 
生 在温泉 关并载 人史册 的抵抗 将会成 为本书 第一部 分一个 当之无 愧的高 
潮， 相当重 要的原 因在于 这场战 役是这 个混合 、复杂 、持久 的“斯 巴达神 
话 ”中最 具有可 塑性的 元素。 

第 二部分 的标题 就是“ 斯巴达 神话” ，将 主要叙 述斯巴 达与雅 典以及 30 
它们 各自的 联盟之 间爆发 的长时 间的军 事冲突 、对抗 ，即所 谓的“ 伯罗奔 
尼撒战 争”。 但是， 我想把 它称作 “雅典 战争” （公 元前 431 —前 400 年）， 

因 为我将 从斯巴 达人的 立场来 描述这 场战争 ，把它 当作一 场斯巴 达人抗 
击雅 典人的 战争。 本部 分也将 考察斯 巴达社 会内部 那些既 相互矛 盾又令 
人惊奇 的地方 ，并 把这 种考察 和斯巴 达与雅 典及其 各自联 盟之间 的灾难 
性 冲突联 系起来 ，这场 冲突几 乎在希 腊军队 联合起 来抗击 波斯之 后就马 
上 露出了 端倪。 雅典和 斯巴达 分别代 表着两 种不同 的选择 ，以及 越来越 
难 以兼容 的生活 方式。 雅典以 海为生 ，它 代表 着民主 、个人 主义、 激进和 
商 业化; 斯巴达 人则靠 地吃饭 ，等 级分明 、寡 头意志 ，尤 其是思 想保守 ，极 
为重 视传统 的陈规 ，从 而在铸 造钱币 和围城 作战等 诸多方 面都疏 于技术 
创新。 斯巴达 和雅典 之间的 冷战在 波斯战 争结束 之后就 开始了 ，而 且很 
快 就令人 不安地 发展到 了水火 难容的 地步。 

公元前 479 年 ，在希 腊人民 齐心协 力击败 波斯军 队之后 ，斯巴 达就从 
雅 典领导 的海军 中撤出 了自己 的人马 ，最初 组建这 支海军 的主要 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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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斯巴达 神话” —— 斯巴 达人永 不投降 —— 相 抵触的 ，温 泉关战 役是这 
个神 话最有 名的佐 证同时 也放大 了这个 神话。 

从军 事的角 度来说 ，在 谊场持 续时间 、规 模和残 暴程度 都前所 未有的 
雅典战 争中， 围攻斯 法克特 利亚只 是其中 一起不 太重要 的事件 ，然 而从心 
理上讲 ，它却 具有毁 灭性的 效果。 即使是 公元前 430 年在 雅典爆 发的大 
瘟疫 （可 能是一 种斑疹 伤寒） 致 使近百 分之三 十的雅 典士兵 死亡这 件事， 
与 斯巴达 人在斯 法克特 利亚的 投降相 比都显 得非常 平常。 身为雅 典的将 
军 同时也 是记录 这场战 争的最 重要的 历史学 家——修 昔底德 —— 对此有 
过如下 评论： _ 


这一事 件比这 场战争 中发生 的其他 任何事 情都让 赫楞人 
[ Hellenes， 即希 腊人] 感到 惊讶！ 〔 1 〕 


斯 巴达人 也为斯 法克特 利亚岛 上所发 生的事 情而感 到震惊 ，于是 他们向 
雅典 人求和 ，尽管 是他们 自己挑 起了这 场战争 ，而且 此时也 没有达 到他们 
之前 宣称的 要解放 受雅典 压迫的 希腊人 民这个 目标。 确切 地说， 斯巴达 
人这一 次在遭 到了伤 害之后 又蒙受 了侮辱 ，因 为雅 典人不 但公然 地拒绝 
了他 们的和 平建议 ，并且 还在战 争开始 的第一 个十年 的其他 时间里 ，一直 
把那 120 个 斯巴达 战俘当 作人质 ，紧抓 不放。 

对于整 个希腊 ，特别 是对于 斯巴达 来说， 120 名由 “够格 者”系 统培养 
出 来的精 英战士 ，只在 缺乏物 资而不 得不忍 受饥渴 的八天 之后就 弃械投 
降是 不可思 议的。 当被 问及当 时到底 发生了 什么事 情时， 一个被 扣押在 
雅典 的斯巴 达战俘 据说给 出了他 们之所 以投降 的理由 ，他 说他们 当时无 
法 与敌人 进行真 正公平 的决斗 ，也就 是说他 们无法 像在常 规的战 斗中那 
样 ，用男 人才用 的武器 与雅典 人进行 真正的 厮杀。 实际上 ，敌人 用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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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Thucydides Book IV， chapter 40. See also Strassler ed.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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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锤” 样的武 器打败 了他们 ，从 而使他 们遭受 屈辱。 他声 称凭借 这样的 
玩 意作战 不能区 分一个 真正的 战士和 天生的 懦夫。 据 修昔底 德解释 ，这 
里提 到的“ 纺锤” 状武器 就是箭 ，斯巴 达人一 向认为 使用这 种远距 离进攻 
武 器是不 光彩的 和怯懦 的行为 ，只有 胆小怕 事像女 人一样 的男人 才会使 
用 它们。 可是， 这个斯 巴达战 俘的妻 子和其 他的斯 巴达妇 女们又 将会如 
何理 解他的 这番辩 辞呢？ 

在 20 世纪 30 年代 ，“ 斯巴达 神话” 被法国 学者弗 朗索瓦 • 奥里耶 
(Francois Ollier ) 描述为 “海市 蜃楼” （ mirage ) ， 这 种说法 是很有 说服力 
的。 因为 无论是 过去还 是现在 ，人们 有时很 难去察 觉神话 和现实 之间的 
联 系到底 有没有 受到过 歪曲或 误述。 这种情 况在今 天依然 存在。 或许所 
有与斯 巴达有 关的事 情当中 ，最 有趣 也最有 可能会 引起争 议的是 斯巴达 
妇女的 社会地 位。 照旧 ，雅典 在这里 可以作 为一个 用来与 之进行 比较的 
参 照物。 雅 典的女 孩们如 果要成 为一位 好妻子 和好母 亲的话 ，就 得学习 
纺织 、做饭 、照 顾小孩 并持家 理财， 除了接 受与家 庭事务 相关的 培训外 ，她 
们 不能接 受任何 正式的 教育。 通常情 况下， 父母给 予一个 女儿的 食物的 
分量 要少于 她的兄 弟们。 在青 春期， 她会被 她的父 亲或男 性监护 人关在 
家里 ，与 外界隔 离起来 ，直 至她嫁 给某个 可以养 得起她 的男人 ，这 个男人 
同样会 尽可能 地让她 远离公 共场合 ，如 果她 谈论与 她没有 什么关 系的男 
人的话 ，会 被认为 是不光 彩的。 她也 不被允 许以她 的名义 拥有任 何数额 
较大 的财产 ，在雅 典人自 我标榜 的民主 政治中 ，她们 同样没 有正式 的发言 
权。 意味深 长的是 ，我 们听说 过的那 些最有 名的雅 典女性 根本就 不是享 
有 公民权 的妇女 ，而 是一些 雅典人 的小妾 ： n 或街头 的妓女 ，她们 很有影 
响力 ，但却 得不到 男性的 接受， 从而被 绝对地 排除在 社交圈 之外。 

与此 形成鲜 明对比 的是斯 巴达的 妇女， 据说她 们拥有 令人羡 慕的独 
立意识 ，行 事积 极主动 、能 力突出 、对社 会有着 强大的 影响力 ，而且 还绝对 


〔1〕 雅 典人娶 的妾常 为受过 教育的 奴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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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爱 说闲话 、管 闲事。 女孩和 男孩一 样可以 接受内 容相似 的教育 ，尽 管是 
分开进 行的。 她们 中很多 人能读 会写。 少女 们从头 到脚会 涂上油 ，参加 33 
赛跑 ，然 后在夜 里的敬 神仪式 上表演 舞蹈。 在白天 ，她 们练 习投掷 标枪和 
铁饼， 还要学 习格斗 ，这 样做的 最终目 的其实 是为了 吸引求 爱者。 有时， 
当然还 是据说 ，她 们会赤 身裸体 和男孩 们一起 在众目 睽睽之 下表演 体操， 
从而常 常把别 的城邦 的来访 者们惊 得目瞪 口呆。 她 们同样 热衷于 赛马。 
有这样 一个养 马人， 名叫赛 尼斯卡 （Cynisca), 她是 国王阿 吉西劳 斯二世 
(King Agesilaus II) 的妹妹 ，也 是第一 位在这 种迅猛 且充满 男性力 量的奥 
林 匹克比 赛中折 得桂冠 的女性 ，这种 比赛要 求驭手 们驾着 驷马战 车全速 
奔驰。 “我 的驷马 车队赢 得过比 赛”， 在她多 少有点 自夸的 铭文上 刻着这 
样一 句话。 确实 ，赛 尼斯卡 的战车 像旋风 一样快 ，可平 心而论 ，她 多少也 
应该提 一提驾 驭战车 的那些 无名的 男性驭 手吧！ 斯 巴达女 性因为 突出的 
人体 美而闻 名天下 ，这渊 源可以 直接追 溯至特 洛伊的 海伦， 即斯巴 达的海 
伦， 她无疑 是最早 享有“ 美人” 盛誉的 斯巴达 女性。 正 如我们 将会看 到的， 
斯巴达 人制造 的青铜 小雕像 经常会 表现年 轻的女 性参与 运动时 的体态 
(露出 大腿） ，以凸 显她们 的矫健 、优雅 与活力 ，有 人甚 至杜撰 出“露 腿癖” 
这样一 个带点 贬抑性 的词语 来称呼 她们。 

斯巴达 的妇女 可以拥 有财产 ，其中 就包括 土地， 尽管她 们不能 在斯巴 
达的 战士集 会上发 表自己 的意见 ，但 无疑她 们发现 可以通 过另外 的途径 
来让公 众知道 和了解 她们的 想法。 普 卢塔克 甚至还 为此编 撰了一 部名叫 
《斯巴 达妇女 格言》 (Sajirtp o/ Spartan Women ) 的书 ，其 中很多 事情在 
雅 典的妇 女看来 几乎是 不可思 议的。 此外， 斯巴达 妇女不 必去干 乏味的 
日 常家务 ，而从 事这些 工作却 是她们 的雅典 姐妹们 的生活 常态。 希洛人 
的妇女 和男人 们为她 们操劳 家务， 如做饭 、织布 、照看 孩子， 诸如此 类的工 
作。 斯巴 达妇女 们唯一 要做的 就是成 为一位 好母亲 ，这是 社会对 她们的 
要求， 事实 上她们 也会非 常认真 地对待 这件事 。 在 两性关 系上， 她 们看来 
好 像也是 独立的 ，据 说斯巴 达的传 统风俗 尊重换 妻行为 ，这 既不太 可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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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让 人轻易 理解。 当然 ，女 人们的 丈夫经 常要外 出打仗 或为打 仗而参 
加军事 训练， 她们常 常就会 到其他 女人那 里寻求 情感的 满足。 一 些强有 
力的 女人必 然就会 获得某 种权威 的地位 ，这样 的话， 她们或 许会被 看作是 
一种政 治力量 ，或 许就会 成为一 种威胁 而受到 提防。 

但 斯巴达 并不是 一个什 么男女 平等的 乌托邦 ，例如 ，妇 女们参 加的大 
部分 严格的 身体训 练其实 都是以 优生优 育为目 的的。 用非 斯巴达 人的眼 
光来看 ，这 明显是 对妇女 的一种 解放。 亚 里士多 德实际 上对她 们有所 批评， 
在他 看来斯 巴达人 最终盛 极而衰 的原因 说到底 ，就是 因为妇 女们从 未完全 
屈就自 己去满 足吕库 古制定 的生活 方式、 政治制 度对个 人的各 种严格 要求， 
这种 制度是 在男人 们接受 之后试 图再强 加给她 们的。 普通 的希腊 男性公 
民 中的那 些性别 歧视者 ，针对 斯巴达 妇女所 作的带 有偏见 的判断 ，其 实也是 
对这群 希腊世 界中最 为卓越 的女性 的一种 稍事挖 苦的恭 维话。 

斯巴达 最后在 雅典战 争中非 常艰难 地取得 了胜利 ，但也 为之付 出了沉 
重的 代价。 这场战 争表现 出了前 所未有 的野蛮 ，以致 历史学 家修昔 底德对 
希腊 人坚守 不移的 文明和 人性都 产生了 怀疑。 残忍的 围攻、 妇女儿 童被无 
情地 屠杀、 大规模 地掠夺 、整个 整个的 居民区 被摧毁 、成 千上 万的希 腊人被 
当成奴 隶贩卖 ，同 样严重 的是， 这场战 争还导 致了社 会的停 滞和内 战的爆 
发。 修 昔底德 所记载 的内战 发生在 公元前 427 年的 科西拉 (Corcyra) ， 它简 
直就 是一个 用来印 证这种 政治分 析的经 典案例 ，尽管 令人感 到无比 心寒。 

雅典 战争刚 一开始 就陷入 了僵持 ，雅典 人在海 上占据 着优势 而斯巴 
达的陆 军无人 能敌， 双方都 没有棋 高一着 、一击 制胜的 能力。 但是 到了公 
元前 4 15 年 ，雅 典人明 显地高 估了自 己 ，企图 插手他 们能力 之外的 事务， 
他们这 样做是 因为受 到了亚 西比德 （Alcibiades) 的 鼓动。 亚 西比德 ，这个 
邪恶 的天才 ，他就 像是伯 里克利 （伯里 克利曾 是此人 在其父 亲战死 之后的 
监 护人） 的一 个反面 镜像。 雅 典人最 后派遣 了一支 庞大的 舰队去 讨伐西 
西里 ，名义 上打着 保护“ 族人” 的旗号 ，实 际上 却另有 所图： 占领整 个西西 
里岛 ，或 者至少 可以确 保他们 在将来 与斯巴 达人重 燃战火 之后得 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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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 ，因为 双方在 公元前 421 年 之后一 直处于 休战的 状态。 亚 西比德 
是 说服雅 典人发 动此次 高风险 的远征 的最初 倡议者 ，他奢 华外向 的生活 
作风 ，在雅 典大众 中赢得 了广泛 的喜爰 ，也同 样招致 了一些 嫉妒他 的政客 
们的 仇视。 在 公元前 416 年举 行奥林 匹克竞 赛上， 他为参 加比赛 所派出 
的驷马 战车多 达七组 ，毫 无疑问 ，他最 终用其 中的一 组夺得 了冠军 ，他委 35 
托不 止一位 诗人来 为他的 胜利创 作颂诗 ，其中 就包括 欧里庇 得斯。 

然而 ，就 在赴西 西里岛 的舰队 出发之 后不久 ，雅 典城内 出现了 最不吉 
利 的凶兆 ，赫 耳墨斯 ，这位 旅行之 神的大 量神像 遭到了 损毁。 亚西 比德涉 
嫌与 这起渎 神事件 有牵连 ，并被 人指控 是此案 的主谋 ，于是 雅典决 定立即 
把他从 已经出 发的远 征军中 召回， 当面接 受法庭 的讯问 ，但 他却在 返回雅 
典 的途中 ，在 意大利 南部跳 船逃跑 ，继 而叛变 投敌。 据说， 斯巴达 人后来 
听 从了他 的提议 ，在雅 典的领 土上建 造了一 个永久 性的军 事要塞 ，切 断了 
雅 典的银 矿供给 ，他 还怂恿 成千上 万的雅 典奴隶 跑到沙 漠里去 ，并 派遣一 
名骁勇 善战的 斯巴达 将军去 协助西 西里尤 其是叙 拉古进 行防御 ，他 所做 
的这些 都是导 致雅典 最终遭 受惨败 的关键 因素。 

因此 ，西 西里战 役就以 这样一 种最糟 糕的方 式拉开 了序幕 ，再 加上雅 
典海军 的高级 指挥官 们的愚 昧无能 和优柔 寡断以 及内部 意见的 不统一 ，从 
而使 得战局 变得更 加混乱 不堪。 此外 ，他 们在西 西里岛 上的最 大敌人 一 ^ - 
叙拉古 ，在 雅典 海军到 来之前 ，就 已经在 物质和 精神上 做好了 非常充 分的准 
备。 雅典军 队先是 围攻叙 拉古， 以失败 告终; 公元前 413 年， 海军又 在大港 
(Great Harbour ) 遭 遇重创 ，战 败的雅 典士兵 都成了 俘虏。 没 有被当 即杀死 
的雅典 战俘则 被关押 了起来 ，忍 受屈辱 并最终 在叙拉 古的采 石场里 被慢慢 
饿死。 修昔底 德用悲 痛的心 情记载 了这段 历史， 他说在 公元前 415 年离开 
雅典 出发远 征的人 们当中 ，最 终回来 的人数 非常非 常少。 

回顾这 段历史 ，西西 里岛这 场惨烈 的战争 可以说 是整个 雅典战 争的转 
折点 ，但是 整场战 争在之 后还继 续打了 十年， 以海 战为主 ，战场 就在爱 琴海’ 

东部 以及赫 勒斯庞 特海峡 周围的 地方。 同这场 战争荒 谬的性 质一样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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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间 ，斯 巴达 曾经为 了金钱 而向波 斯人卑 躬屈膝 ，为 的是要 筹集足 够的资 
金来组 建一支 足以抵 御雅典 海军的 舰队。 这 样一种 向东方 野蛮人 叩头的 
政策， 不可避 免地遭 到了保 守的斯 巴达指 挥官们 的抵制 ，但是 ，一个 叫吕山 
36 德 ( Lysander ) 的人出 色地完 成了这 项任务 ，而 且也 正是在 这个过 程中， 他成 
为 了一个 可以左 右全局 的重要 人物。 他与波 斯国王 的一个 儿子建 立了良 
好的私 人关系 ，从 而确保 了斯巴 达在战 争的关 键时刻 可以得 到稳定 的资金 
援助 ，在 公元前 407 年到前 405 年间 ，吕 山德的 个人能 力是致 使雅典 最终遭 
受失败 的重要 原因。 公元前 405 年 ，赫勒 斯庞特 海峡的 伊哥斯 波塔米 
( Aegospotami ) ，雅 典的最 后一支 舰队在 此地被 彻底地 击溃了 。吕 山 德对待 
战 俘的手 段非常 野蛮; 他砍掉 了这些 人的右 手之后 再把他 们送回 雅典城 ，以 
警告城 里的雅 典人， 如果他 们继续 抵抗的 话也即 将遭受 同样的 厄运。 从公 
元前 405 年到前 404 年 ，在被 斯巴达 人整整 包围了 一个冬 季之后 ，无 数雅典 
人饿死 在街头 ，吕 山 德轻而 易举地 就迫使 雅典人 接受了 无条件 投降。 

雅 典帝国 ，它曾 经拥有 的大胆 的民主 政体、 自由贸 易和理 性进步 ，现 
在 已经变 得黯淡 无光了 ，再 也无法 像昔日 那般明 亮照人 ，或 以同样 的方式 
发出光 芒了。 斯巴达 ，如 今看来 ，倒有 机会建 立一个 与雅典 完全不 同的帝 
国 并取而 代之。 可是在 公元前 400 年 ，在阿 吉西劳 斯二世 的继任 问题出 
现争议 的时候 ，一 则神 谕开始 在斯巴 达四处 流传： 

自大 的斯巴 达啊， 

小心 •不 要让那 跛足之 王出现 …… 

意外的 纷争就 要 降临到 你们 头上 …… C n 

斯巴 达人对 宗教的 信仰是 出了名 的虔诚 ，或 者我们 也可以 这样说 ，他 
们非 常迷信 ，他们 总是很 容易就 相信各 种预言 ，特别 是那些 不祥的 预言。 


〔 1 〕 Plutarch, Li fe of AgesiLaus , ch. 6. See Shipley 1997 in the Further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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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 第三章 ，名 为“跛 足之王 ”将揭 示这个 预示着 死亡和 毁灭的 神谕是 
如何 在某种 意义上 成为事 实的。 

雅典 战争之 后的三 十年内 ，也就 是在一 代人多 一点的 时间里 ，斯 巴达 
人 就遭受 到了耻 辱的战 争失利 一 ■他 们的领 土被人 入侵， 而对斯 巴达体 
系造成 最大冲 击的， 莫过于 大部分 希洛人 奴隶掀 起的叛 乱和解 放运动 ，这 
些希洛 人是斯 巴达实 力和生 活方式 的基本 保障。 这 场巨变 的关键 人物就 
是前面 的神谕 中所提 及的跛 足国王 ，或 许这 也只是 人们的 事后之 见而已 
吧！ 阿吉 西劳斯 ，这个 “真正 的斯巴 达人” ，在 他的身 上同时 体现了 斯巴达 3 7 
人 一一 这些 特别的 人的所 有缺点 和优点 ，但 无论是 在现实 还是在 隐喻的 
意义上 ，他 都是一 个跛足 的人。 

吕山德 并非国 王而只 是一个 贵族， 斯巴达 人一直 以来都 严格地 坚持着 
他们古 怪的双 王制。 如果要 追溯这 种制度 的起源 ，按 照传说 它与这 个城邦 
的 建立密 切相关 ，两 个国王 分别来 自两个 不同的 王族， 斯巴达 人坚信 他们是 
半神式 的英雄 赫拉克 勒斯的 后代。 双 王执政 不可避 免地会 引起宫 廷内的 
敌对 、王 位继承 权的争 夺和派 系斗争 ，从 而导致 诸多决 策上的 分歧。 但是， 

这 种制度 是世代 传袭的 ，同时 ，斯巴 达人还 相信它 是由神 制定的 ，那么 ，它就 
是 一种适 合斯巴 达的好 制度， 是 不可变 更的。 这样 ，吕 山德无 法获得 一个合 
法 的王位 ，而他 想在双 王制之 外再造 一种君 主政体 的想法 也受到 了阻止 ，于 
是 ，他 决定转 身做一 个可以 左右国 王候选 人的掌 权者。 

在 公元前 400 年发生 的关于 王位继 承权的 争执中 ，吕 山 德挑选 的候选 
人正是 他以前 的爱人 ，也就 是前面 提到的 跛足的 阿吉西 劳斯， 他是已 故的阿 
吉 斯二世 (Agis II) 同父 异母的 兄弟。 自 从大家 认为阿 吉西劳 斯不可 能担任 
国 王之后 ，他差 不多就 被当作 普通的 斯巴达 人对待 ，比 方说， 他曾以 优异的 
成 绩通过 了“够 格者” 训练。 但是， 对他不 利的因 素 是他是 一个残 疾人， 正是 
因 为这个 情况， 阿吉斯 认为他 的儿子 列乌杜 奇戴斯 （ Leotychidas) 才 是合法 
的 继承人 ，同时 还是因 为那个 关于“ 跛足之 王”的 神谕。 然而, 在吕山 德的强 
势介 人后， 之前平 静的局 面被打 破了。 吕 山德把 神谕中 的“跛 足之王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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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 个隐喻 ，即 一个非 法的人 占据了 王权。 他 声称列 乌杜奇 戴斯就 是这个 
非 法的人 ，因为 他并不 是阿吉 斯的亲 生儿子 ，而 是一 个“第 三者” —— 雅典 
人亚西 比德的 儿子！ （日 期也 正好吻 合。） 最后， 吕山德 指出决 不能因 为阿吉 
西劳 斯的残 疾就贬 损他在 通过“ 够格者 ”训练 时所取 得的优 异成绩 ，而且 ，在 
一个 正在发 生巨大 变革且 动荡不 安的时 期里， 阿吉西 劳斯将 会始终 坚持并 
捍卫斯 巴达人 的古老 传统。 这一番 争辩最 终说服 了斯巴 达人的 长老会 
(Gerousia) ， 阿吉 西劳斯 于是被 拥立为 国王。 

如果吕 山德希 望通过 控制阿 吉西劳 斯来统 治斯巴 达的话 ，那么 他可能 
很快就 发现自 己 是错的 ，并 会为此 而感到 深深的 失望。 阿吉 西劳斯 有他自 
己想做 的事情 ，尽 管他 的想法 在很大 程度上 与吕山 德膨胀 的野心 是相一 
38 致的， 吕山德 想要建 立一个 囊括整 个爱琴 海在内 的帝国 ，一 个统治 希腊大 
陆的 帝国。 然而 ，斯巴 达人真 是不幸 ，后 来的事 实证明 阿吉西 劳斯是 一个固 
执得 有点过 分的领 导人， 他不能 适应一 个时刻 处于变 化中的 世界。 因此 ，在 
斯巴 达取得 雅典战 争的胜 利之后 的三四 十年里 ，他既 积极又 消极地 掌握着 
权力 ，但又 无可奈 何地目 睹 着斯巴 达在他 的统治 下迅速 地衰落 下去。 

雅典战 争的突 然爆发 ，不 但广 泛地改 变了希 腊世界 的形态 ，也 同样改 
变了斯 巴达。 阿克 顿勋爵 (Lord Acton) 的格言 —— 绝 对的权 力导致 绝对的 
腐败 —— 在 这种情 况下可 能得到 了非常 有力的 证明。 在过去 ，斯巴 达人崇 
尚简 朴的生 活方式 ，也 不进行 过分的 、盲目 的消费 ，长 期以来 至少在 表面上 
那些自 封的“ 平等者 ”们之 间是平 等的， 尽管在 实际上 他们所 拥有的 财富并 
不 相等; 此时， 这样的 观念已 经被吕 山德的 那种更 加个人 主义的 、自 私的想 
法 所取代 ，尽 管他自 己在物 质生活 上也很 简朴， 这是他 的法宝 ，很多 时候可 
以用来 保护他 自己。 斯 巴达公 民的数 量当时 已经下 降到非 常危险 的地步 
了 ，同时 ，人们 对土地 和其他 个人财 富的贪 婪加剧 了这种 情况。 例如 ，到 
了 公元前 371 年 ，斯 巴达只 剩大约 1500 名成年 的公民 战士了 ，而 与之相 
对峙 的雅典 却拥有 25000 名 士兵。 斯 巴达公 民与希 洛人在 数量上 的悬殊 
对比也 在不断 地增长 ，甚至 变得可 怕起来 ，权 宜之计 就是释 放部分 看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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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 的希洛 人并把 他们武 装起来 ，这样 的策略 当然是 一把双 刃剑。 

事 实证明 ，在 阿吉西 劳斯的 手中， 斯巴达 的对外 政策不 但没有 实现预 
期 的目标 ，反而 造成了 非常严 重的后 果。 雅 典战争 结束后 的第一 个十年 
里， 斯巴达 发现自 己要对 付的敌 人不只 是波斯 ，而且 还包括 一个由 大部分 
希腊 本土国 家组成 的联盟 ，其中 竟然还 有柯林 斯和彼 奥提亚 人联盟 ，它们 
曾经是 斯巴达 在伯罗 奔尼撒 同盟中 的盟友 ，现在 ，竟 然与斯 巴达的 宿敌阿 
尔戈斯 ，以 及多 少恢复 了些元 气的雅 典联合 起来对 抗它。 此外 ，斯 巴达想 
要建 立帝国 ，但却 没有像 以前的 雅典那 样提出 成体系 的思想 主张来 ，雅典 
在 之前宣 称要协 助希腊 世界的 各个城 邦摆脱 波斯人 的统治 ，并支 持这些 
城邦建 立民主 的自治 政府。 斯 巴达却 常常不 得不通 过暴力 来支持 一小部 
分 有钱人 去统治 那些屈 服于它 的城邦 ，总 的来说 ，这 样的统 治方式 是得不 
到 普通民 众的支 持的。 斯巴达 人常常 宣称他 们从雅 典人的 暴政下 解放了 
希 腊人民 ，但当 普鲁塔 克把斯 巴达帝 国的真 实状况 与雅典 进行对 比的时 
候， 他作了 一个非 常恰当 的比喻 ，那就 是甜酒 里倒进 了酸醋 ，变 了味。 

最终 ，斯巴 达人自 食苦果 ，彼奥 提亚的 底比斯 （Thebes ) 在伊巴 密浓达 39 
(Epaminondas， 此 人既是 一位哲 学家又 是一位 杰出的 将军） f u 和佩 洛皮达 
斯 (Pelopidas) — 的 领导下 ，建 立了联 邦制的 国家。 仅 仅在几 年之后 ，即公 
元前 371 年 ，斯巴 达的重 甲步兵 在留克 特拉的 激烈战 斗中遭 受了第 一次重 
大失败 ，并 且在 公元前 370 年到前 369 年的那 个冬季 ，他 们的 国土也 受到了 
不怀 好意的 军队从 陆地上 发动的 入侵。 在 经受了 三个世 纪的奴 役之后 ，美 
塞尼亚 的希洛 人终于 获得了 解放， 这得感 谢伊巴 密浓达 ，同时 ，他们 还重建 
了他 们在美 塞尼亚 的城邦 和城市 ，那些 巨大的 要塞至 今还让 人感到 惊奇。 

在美 塞尼亚 的希洛 人获得 解放后 ，斯巴 达在实 际上已 经成为 了一个 
普通 的国家 ，与 其他城 邦相比 没有多 少差别 ，但是 作为一 个强国 ，它 再也 
没有 完全恢 复过来 ，在此 之后， 斯巴达 人还仍 然死死 地控制 着拉科 尼亚的 


〔1〕 伊巴 密浓达 (公 元前 418? —前 362)， 希腊 底比斯 政治家 、将军 ^ 一 -译注 
〔2〕 佩洛 皮达斯 (公 元前 410 ■-前 364)， 底比斯 将军。 一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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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希洛 人达一 个半世 纪之久 ，这 些希洛 人现在 成为了 斯巴达 的业已 剧烈萎 
缩的 经济的 基础。 没 有了美 塞尼亚 ，斯巴 达人即 使继承 了全部 的传统 ，但 
其分量 却只剩 不到原 有的一 半了。 阿吉 西劳斯 ，直 至其漫 长生命 的尽头 
还仍然 活跃着 ，成 了一支 海外雇 佣军的 指挥官 为别人 卖命， 目的是 要募集 
资金 来重新 充实斯 巴达的 国库。 84 岁的 时候， 他在北 非去世 ，尸 体被涂 
以香料 送回斯 巴达。 斯巴达 人为他 举行了 一场气 势非凡 的葬礼 ，这 是他 
作为 斯巴达 国王所 应得的 待遇和 礼仪。 但是 ，在 公元前 360 年 ，这 样的仪 
式已 经没有 任何实 质的意 义了！ 

自此 以后， 斯巴达 再也没 有恢复 过它之 前在陆 地上曾 经拥有 过的地 
位 ，但是 ，关 于斯巴 达的神 话和传 说却变 得越来 越有影 响力。 本书的 最后一 
章将概 略地叙 述斯巴 达在后 来是如 何逐渐 演变为 不真实 的“海 市蜃褛 ”景象 
的 ，这 些事情 显得更 为有趣 也更加 重要， 我们尤 其要注 意列奥 尼达这 个“人 
物”在 斯巴达 “被神 话”的 过程中 被给予 的特殊 地位和 角色。 比如说 ，耶 路撒 
冷 的犹太 主教在 公元前 3 世纪早 期认为 ，如果 宣称摩 西与斯 巴达有 血缘关 
系的话 ，在 政治上 将对自 己是有 利的。 罗 马人对 斯巴达 也是无 限神往 ，他们 
在斯巴 达人身 上看到 了自己 所珍视 的一些 美德和 价值观 ，于是 ，他们 也声称 
在这两 个不同 的人群 之间存 在着某 种血缘 的联系 ，这显 然是捏 造的。 

斯巴 达给希 腊化时 期和罗 马时代 的旅游 者们带 来了更 加实实 在在的 
好处 ，当时 的旅游 者常常 游览斯 巴达， 因为那 里已经 变成了 一个展 示“过 
去”的 主题公 园或博 物馆， 而这个 “过去 ”显然 是后人 通过虚 构和想 象构造 
出 来的。 比方说 ，在 公元 3 世纪 ，斯巴 达地区 的人们 在古老 的阿耳 忒弥斯 
-欧西 亚 ( Artemis Orthia ) 神殿 里建造 了一个 半圆形 剧场， 这个神 殿曾经 
是进 行“够 格者” 训练的 一个必 不可少 的场所 ，而此 时修建 剧场的 目的却 
是要给 那些狂 热的旅 游者们 提供一 个更好 的平台 ，以 方便 他们观 赏一种 
托古伪 造的鞭 刑仪式 (心 ， 在这 种仪式 中斯巴 达青年 在阿耳 
忒弥 斯的祭 坛前接 受鞭挞 ，如果 被打死 就最好 ，即 使不 能这样 ，被 鞭打的 
人 也要表 现得坚 强不屈 ，被打 得伤痕 累累也 要绝不 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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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斯巴达 在西部 的领土 —— 美 塞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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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 帝国就 这样衰 落了！ 但是 ，那些 爰好希 腊并渴 望希腊 能从土 
耳其帝 国的统 治之下 解放出 来的人 ，或 那些在 19 世 纪创办 英国公 学体系 
的 人仍然 会认定 ，斯巴 达的一 些传统 美德是 值得去 效仿并 灌输给 孩子们 
的 ，这些 都不会 令人感 到太过 于出人 意料。 或者， “斯巴 达人” （ Spartan ) 
和 “简洁 "（ laconic )， 这 些与古 代的斯 巴达人 有关的 形容词 在融入 主流的 
英语词 汇之前 ，多 少就 已经不 再拥有 它们昔 日的荣 耀了。 不管 怎么说 ，两 
个伟大 的帝国 —— 罗马 和英国 —— ^事 实上都 把很多 东西归 功于斯 巴达， 
进 一步说 ，我 们作为 斯巴达 在西方 的文化 继承者 ，在 今天始 终都愿 意去承 
认 ——我们 从斯巴 达人那 里继承 的遗产 ，至 少与那 些我们 直接归 功于雅 
典 人的一 样多。 简 而言之 ，斯巴 达从未 真正消 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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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在吕 库古的 光环下 


当游客 们第一 次来到 这里时 ，他 们很难 将展现 在面前 的宜人 景色与 
斯巴 达冷峻 、严酷 的兵营 形象联 系起来 ，北面 与之接 壤的阿 卡狄亚 
(Arcadia) 高地就 像是突 然从地 平线上 冒出来 似的， 然后俯 冲至欧 罗达河 
河 谷并进 人到了 斯巴达 平原。 伸展在 斯巴达 面前的 是两条 平行的 山脉， 
西边的 泰格特 斯山脉 ，其主 峰髙达 2404 米， 东边的 帕尔农 （Parnon) 山脉， 

其主 峰高达 1935 米。 这个 冲积平 原在南 部一直 延伸到 欧罗达 河河谷 ，然 
后从拉 科尼亚 海湾冲 入大海 ，这 片区 域是整 个希腊 南部最 肥沃和 最令人 
向往 的土地 之一。 土地 、气候 、人 三者完 美结合 ，有 时一年 之内能 够生产 
和收 获两季 谷物。 橄榄 和葡萄 酒是地 中海人 的餐桌 上的另 外两种 主要的 
食物， 它们在 此生长 繁茂； 当然 ，柑橘 树也长 得不错 ，不 过它 们是在 古典时 
代 之后才 引进的 品种。 这也提 醒我们 ，今 天在这 里看到 的地貌 和植被 （作 
物） 与 2500 年以前 的居民 眼中的 并不一 定是一 样的。 

这个区 域在历 史中长 期被称 作拉西 代梦， 据说它 本是古 希腊英 雄时代 
的一个 伟大王 国的所 在之处 ，学者 们对这 个时代 有一个 更为平 淡的叫 
法 —— 迈 锡尼或 青铜时 代晚期 （公 元前 1500 年至前 1100 年）。 就在 最近， 

还有 人到斯 巴达、 佩拉纳 （Pellana) 甚至 更远的 拉科尼 亚去寻 找荷马 笔下的 奶 
墨 涅拉俄 斯国王 （参 看下 面有关 海伦的 传记） 的 宫殿。 但是, 这样的 做法不 
但无 视古老 的传说 和宗教 的崇拜 ，而且 ，也 完全 违背了 地缘政 治上的 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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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在真 正的青 铜时代 晚期， 墨涅拉 俄斯的 宫殿一 定位于 或靠近 历史上 的斯巴 
达所在 的位置 ，它 可能 实际上 只是一 个规模 较大的 定居点 ，其 中包括 一座被 
认 为是“ 官邸” (mansion) 的 建筑物 ，雅典 的英国 考古学 校已经 小心翼 翼地把 
它 发掘出 来了。 然而 ，在 拉科尼 亚并没 有找到 什么宫 殿在规 模和年 代上接 
近如今 已经在 迈锡尼 (荷马 笔下的 阿伽门 农居住 的地方 ，他是 墨涅拉 俄斯的 
哥哥) 和 派娄斯 (它是 喋喋不 休的内 斯特所 居住的 首府) 挖 掘出来 的建筑 ，它 
们可 能永远 也不会 出现。 由 此可见 ，我们 不能将 《荷马 史诗》 当成严 谨的历 
史 教科书 来阅读 ，考古 学的发 现将证 明其中 的谬误 是多么 的毋庸 置疑。 


海伦 

海伦究 竟是特 洛伊人 ，还 是斯巴 达人？ 其实 ，这 两个说 法都对 ，她是 
斯 巴达当 地的一 个女孩 ，廷达 瑞俄斯 （Tyndareus) 的 女儿。 这是诸 多关于 
她的传 说中的 一种。 然而 ，另一 种说法 是：她 是伟大 的宙斯 的女儿 ，非常 
不可思 议地从 一个蛋 中出生 ，因 为宙 斯在与 她的母 亲莉达 （Leda) 相会的 
时候 化身成 了一只 天鹅。 她无 与伦比 的美貌 使她成 为了奖 赏野心 勃勃的 
墨涅 拉俄斯 —— 迈锡 尼的阿 特柔斯 的儿子 —— 的 礼物。 墨 涅拉俄 斯的长 
兄 阿伽门 农则娶 了海伦 的姐姐 （或 妹妹） 克 吕泰墨 斯特拉 （Clytemnestra) 
为妻。 海 伦的美 艳也吸 引了一 位不受 斯巴达 人欢迎 的访客 的注意 ，这个 
人就是 帕里斯 (Paris)， 来自亚 细亚的 特洛伊 王子， 他当时 负责督 察达达 
尼 尔海峡 （ Dardanelles ) ， 在 得到了 塞浦路 斯的爱 神阿弗 洛狄忒 
(Aphrodite) 的至关 重要的 帮助后 ，他 违背了 宾主之 谊的神 圣规约 ，抢走 
了墨涅 拉俄斯 的合法 妻子。 

最近 ，一 位希腊 考古学 家的言 论引起 了一点 小波澜 ，他 声称找 到了海 
伦 （和 墨涅拉 俄斯） 的宫殿 ，但 位置 不是在 斯巴达 而是在 佩拉纳 往北约 15 
公里处 的一个 地方。 这 个说法 也许会 让古代 的斯巴 达人大 吃一惊 ，他们 
在斯 巴达为 海伦修 建了一 座神殿 ，确 切地说 是在位 于东南 方向的 古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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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铁拉 普涅。 正是在 那里， 海伦和 她的丈 夫墨涅 拉俄斯 ，以 及她那 非凡的 

兄弟 们狄俄 斯库里 ■ ■一 卡斯 特和波 吕刻斯 起 得到了 人们的 崇拜。 

这个 时间应 该是在 公元前 8 世 纪后期 ，可以 这么说 ，这 个时 期正是 斯巴达 
人努力 去重寻 他们民 族之根 的时候 ，他 们声 称斯巴 达是墨 涅拉俄 斯王国 
的合法 继承者 ，就 像荷马 在史诗 《伊利 亚特》 中所说 的那样 ，以 此来 为他们 
不久 前在伯 罗奔尼 撒东西 部的领 土扩张 寻找合 理化的 依据。 事实上 ，在 
铁 拉普涅 受到崇 拜的海 伦可能 是两个 海伦的 合体： 一个是 掌管植 物和繁 
殖 的女神 （她 也在别 处受到 崇拜， 比如罗 得岛） ，另一 个才是 荷马史 诗中的 
海伦。 我们接 下来要 继续讨 论的是 后一个 海伦。 

更特别 的是， 当海伦 后来被 当作斯 巴达女 性和美 丽的代 名词的 时候， 
我们必 须要问 ，到 底是帕 里斯“ 抢走” （鉴 于我 们习惯 用这个 说法） 了 海伦， 
还是 她出于 本心自 愿跟他 出走？ 希罗 多德， 这位“ 历史学 之父” （西 塞罗 
语） ，用 了三段 内容不 同但很 有意思 的文字 来描写 海伦。 第 一段是 在他对 
公元前 5 世 纪早期 的波希 战争的 爆发原 因作深 人探析 的时候 ，他 试图穿 
越时 间与传 说的层 层迷雾 ，去 追溯希 腊与东 方相互 敌对的 现状在 历史或 
神话中 留下的 踪迹。 希 罗多德 饶有趣 味地记 下了一 系列关 于这场 战争为 
何爆 发的不 同版本 的说法 ，尽管 这些说 法相互 之间往 往是矛 盾的， 而他这 
样 做可能 仅仅只 是为了 复述他 从博学 的腓尼 基人和 波斯人 那里听 来的各 
种 故事。 从他 们叙述 的故事 当中， 照旧会 得出这 样一个 结论： 帕里斯 —— 
如果过 去发生 的事情 真是如 此的话 —— 劫走了 海伦。 而希罗 多德自 己对 
这个 问题的 看法则 有点低 俗但又 不能说 是大男 子 主义： 

很明显 ，如果 不是妇 女们自 己愿 意的话 ，她们 是决不 会被劫 

走的 Z 13 


〔 1 〕 Herodotus Book I， ch. 4 (see also ch. 3). See also Marincola ed. 1996; 可参见 中文译 
本希 罗多德 :(( 历史》 ，王 以铸译 ，北京 ：商务 印书馆 ，1959 年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9 次印刷 ，第 2 
页。 本书中 相关中 文译文 都以王 以铸译 《历 史》 为主要 参考， 以下不 再另作 说明。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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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关于 海伦被 劫走这 件事， 其实在 很早以 前就流 传着另 一个并 不含糊 
的说法 ，这 是希罗 多德的 记载中 没有的 ，故事 发生的 时候海 伦只是 一个女 
孩还没 有成为 人妻， 这是一 个与以 前不同 的故事 ，它 的情节 显然受 到过雅 
典 的英雄 或修斯 （Theseus ) 的 故事的 影响。 不久前 ，伊 利莎白 • 库克 
(Elizabeth Cook) 对阿 喀琉斯 的故事 所作的 富于想 象力的 阐述， 以及约 
翰* 巴顿 （John Barton ) 的 那部很 有影响 力的戏 剧组诗 《坦塔 洛斯》 
(TanhZw) 都在提 醒我们 ，正 是这 个更早 的也更 为阴暗 的传说 ，揭 示了海 
伦 多钟的 一生。 

接 下来我 们将引 用希罗 多德关 于海伦 的说法 ，从历 史的视 角来看 ，如 
果有 什么意 义的话 ，它 只会令 读者感 到更加 困惑。 他在 《历 史》 的 第二章 
中总 结关于 埃及人 的各项 重要事 项时把 海伦也 iit 了 进来， 根 据他的 叙述， 
海 伦在特 洛伊战 争的十 年间一 直呆在 埃及袖 手旁观 ，根本 就没有 去过特 
洛伊： 


这 就是埃 及祭司 们告诉 我的关 于海伦 的故事 ，至于 我本人 ，我是 
相信他 们的说 法的。 我的理 由是这 样：如 果海伦 真是在 特洛伊 的话， 
无 论帕里 斯愿意 不愿意 ，她都 要被送 回到希 腊人那 里的。 …… 那么， 
这也 是我自 己 对此事 的解释 


在 传说中 ，墨涅 拉俄斯 和阿伽 门农以 及全体 希腊人 为了美 丽的海 伦而驾 
驶着 成千上 万的战 船扬帆 出征， 而对于 希罗多 德而言 ，他在 这里只 不过是 
重新揭 开了掩 盖在这 个传说 之上的 假象和 虚构。 

这种 非正统 的说法 ，荷 马有其 弃之不 用的明 显理由 ，但 也并非 希罗多 
德的 原创， 因为我 们知道 ，来 自西西 里西部 希米拉 （Himera ) 的希 腊抒情 
诗人 施台斯 科留斯 （Stesichorus) ， 早在 公元前 6 世 纪中期 就开始 宣扬这 


〔 1 〕 Herodotus II. 120 (see chs 113 — 120) ; 可参见 《历 史》 中译本 ，第 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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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观 点了。 希罗多 德之后 ，在伟 大的雅 典戏剧 家欧里 庇得斯 （Euripides) 

的戏 剧残本 《海 伦》 中同样 可以发 现这种 说法; 但是， 对于大 多数古 代人同 
样也 对于我 们现在 大多数 人来说 ，海 伦就是 那个被 劫往特 洛伊的 海伦。 

希罗多 德第三 次提起 海伦的 时候， 则把我 们从埃 及带回 到了斯 巴达， 

更确 切地说 是位于 铁拉普 涅的海 伦神殿 ，这是 一个典 型的民 间传说 ，希罗 
多德为 公元前 5 世纪 的听众 们再一 次讲述 了一个 美妙的 故事。 很久以 
前 ，在我 们看来 应该是 公元前 6 世纪下 半叶在 斯巴达 的某个 地方， 一对富 49 
有的 夫妇生 下了一 个女孩 ，但是 ，唉， 他们心 爱的女 儿却长 得非常 丑陋。 

于是 ，这 个孩子 的乳母 —— 可能 是个希 洛人， 想出了 一个好 主意： 

既 然她长 得丑陋 ，同 时她富 有的双 亲又为 自己女 儿的容 貌如此 
担心 ，于是 ，她的 乳母就 每天把 这个孩 子带到 海伦的 神殿去 ，这 座神 
殿就 在铁拉 普涅的 阿波罗 神殿的 上方。 乳 母把孩 子带到 这里来 ，把 
她放在 海伦的 神像前 ，祈 求女神 改变这 个孩子 的丑陋 容貌。 C1：! 


一天 ，一个 幻影—— 显然就 是海伦 —— 出现在 了乳母 的面前 ，她在 跟乳母 
打了招 呼之后 ，又拍 了拍孩 子的头 ，从 此这个 孩子就 越长越 美丽， 等她长 
大成年 的时候 ，已 经出 落成所 有适婚 的斯巴 达女孩 中最为 美丽动 人的姑 
娘了。 最初 成为她 的丈夫 的人是 幸运的 ，可是 ，这位 斯巴达 人却交 了一个 
坏朋友 ，这 个朋友 本来与 他交往 密切， 可惜自 己婚后 一直没 有生育 ，现在 ，这 
个朋 友竟然 狂热地 爱上了 那位斯 巴达人 的妻子 ，一心 想着要 这个美 人为自 
己生 育一个 完美的 男性雖 承人， 这真是 不幸！ 而 更加不 幸的是 ，这位 好朋友 
偏 偏又是 当时的 斯巴达 国王。 对于一 位斯巴 达的国 王来说 ，生 育一 个嫡出 
的男性 继承人 不仅是 他自己 的心愿 ，对国 家而言 也是桩 大事。 这位 有着强 
烈愿 望要生 养一个 儿子的 国王之 前已经 结过两 次婚了 ，如今 ，他 为朋 友的妻 


〔 1 〕 Herodotus VI. 61 ; 可参见 《历 史》 中译本 ，第 4邡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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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方面 ，萨 福也能 深刻地 、令 人不安 地打破 成规。 她的写 作超越 了世俗 
的规范 ，即 那种男 性的价 值判断 ，她所 创作的 诗篇在 历经了 好几个 世纪之 
后 ，仍 然幸 运地保 存在了 纸草上 ，埋于 埃及奥 斯莱卡 （Oxyrhynchi) 的干燥 
沙土 之中， 直到距 今一个 多世纪 之前才 被发掘 出来： 

有人 说骑兵 ，有人 说陆军 ，有人 说舰队 
是这 块黑暗 大地上 
最美的 风景； 

但是 ，在我 看来， 最美之 物当属 
你 心中之 所爱。 ' 


这个 妇人， 海伦， 

美倾 天下， 

抛弃了 所有男 人中最 优秀的 夫君， 

头 也不回 ，渡海 去了特 洛伊， 

全 然忘却 了孩儿 [赫 尔迈 厄尼] 与 爹娘; 

是爱 把她引 向 了歧路 
〔1〕 


萨福 在这里 既否定 了男性 的军人 价值观 ，也 不认为 海伦追 求爱情 和欲望 
是因为 神的不 可抗拒 的力量 (/orcema 知 wre) 。 这可 不是普 通的希 腊丈夫 
们所 乐意听 到的。 

这里 ，我们 还要说 一说最 后的那 个关于 海伦的 说法及 其影响 ，总 而言 
之 ，它更 加让人 感到心 情愉快 ，实 际上 它最后 还被改 编成了 真正的 喜剧。 


51 


〔 1 〕 Sappho fragmen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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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411 年， 雅典的 阿里斯 托芬在 一年一 度的两 个大型 的纪念 狄俄尼 
索 斯的戏 剧节上 演出了 他的两 部喜剧 作品。 其中一 部就是 《吕西 斯特拉 
忒》 这部 人们所 知的最 早的喜 剧是用 剧中的 女主角 吕西斯 
特 拉忒的 名字命 名的。 阿里斯 托芬把 她塑造 成了一 位可敬 的雅典 已婚妇 
女。 她千 方百计 地寻找 办法来 结束雅 典与斯 巴达及 其各自 同盟之 间的战 
争， 它已经 断断续 续地打 了二十 多年了 （时 间相 当于特 洛伊战 争的两 倍）， 
于是， 她把希 腊各个 城邦中 的妇女 ，确 切地说 是妻子 们召集 到一起 共谋大 
计， 她们提 出的最 了不起 也最有 创意的 策略是 :撤销 她们的 配偶的 同居权 
力， 不再与 丈夫们 同房。 于是， 她们在 稍后就 开展了 性罢工 ，这迫 使那些 
好斗但 又渴望 房事的 丈夫们 走上了 谈判桌 ，并 不得 不在最 后签订 了和约 
(只有 如此， 他们才 能够重 新与妻 子们做 爱）。 代表 斯巴达 的姐妹 们参加 
这次会 议的女 人叫拉 姆披多 （ Lampito ) ，这是 个不错 的名字 ，实际 上也正 
好是 一位离 这个时 代并不 久远的 斯巴达 国王的 妻子的 名字。 • 

下面就 是阿里 斯托芬 如何介 绍拉姆 披多的 （当 然是由 男扮女 装的演 
员来扮 演）： 

欢迎 ，拉 姆披多 ，我 亲爱的 斯巴达 朋友！ 

[吕西 斯特拉 忒说] 

宝贝， 你看起 来多么 美丽！ 你的 皮肤看 起来多 么白皙 ，你 的体格 
是多么 健壮！ 你能 让公牛 都屏住 呼吸！ 

拉姆 披多用 斯巴达 的方言 答道： 

没错 ，我 想我之 所以能 够这样 ，实 际上是 受到两 位天神 的护 
佑 ，我 还练习 体操和 弹跳。 

另一 位来参 加这次 集会的 雅典人 也加入 了这场 愉快的 讨论： 

瞧 ，你 有一对 多么曼 妙的乳 房啊！ 


〔 1 〕 即 李生子 卡斯特 ( Castor ) 和波 吕刻斯 (Pollu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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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 下踩着 节拍， 

在那里 ，少 女们 像可爱 的小马 那样， 

在欧罗 达河之 畔蹦蹦 跳跳， 

脚下 扬起了 灰尘， 

摇甩着 头发， 

就像是 酒神的 女祭司 正手握 着神杖 在跳舞 ，头 发飘 舞着。 

莉达 的女儿 引导着 她们， 

她是这 场纯洁 而优美 的合唱 的领唱 / 13 

大 约是在 公元前 1200 年前后 ，位 于铁 拉普涅 的迈锡 尼人的 王宫等 建筑被 
烧毁 和破坏 殆尽， 这片区 域作为 整体而 言已经 彻底地 衰落了 ，因此 ，到了 
公元前 1000 年 的时候 ，拉科 尼亚地 区可以 说是进 入了“ 黑暗时 代”。 在公 
元前 10 世纪和 9 世纪， 斯巴达 终于出 现了朦 胧的文 明曙光 ，比如 欧罗达 
河旁边 的欧西 亚圣地 ，这 个地方 在后来 逐渐发 展成为 斯巴达 人举办 “够格 
者”训 练或进 行教育 的重要 场所。 无论 如何， 在进人 公元前 8 世纪 晚期以 
前 ，这复 兴的曙 光就开 始变得 更加明 亮起来 ，复 苏的地 方也更 加普遍 ，考 
古 上的发 现可以 证明这 一点。 到 了那时 ，人 们已经 给庇护 女神雅 典娜建 
造了一 座神殿 ，它 位于现 在被人 们认为 是斯巴 达卫城 的地方 ，在 公元前 6 
世纪 ，这座 雅典娜 神殿被 人们称 为“黄 铜宫 ” （Brazen House ) , 阿里 斯托芬 
在 《吕 西斯特 拉忒》 一 剧的结 尾部分 (参见 前文） 还提及 过它。 在位 于斯巴 
达以 南几公 里的地 方阿密 克利， 还有一 座重要 的神殿 —— 阿波 罗神殿 ，它 
也在 《吕 西斯特 拉忒》 中被提 及过， 应该说 正是在 这里而 不是在 斯巴达 ，神 
话、 宗教和 政治相 互融合 ，在历 史上留 下了斯 巴达人 的城邦 或国家 在起源 
时期 的最初 迹象。 


〔 1 〕 Aristophanes, Lysistrata ， lines 1296 —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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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已 经合并 了阿密 克利； 另一 方面， 合并也 从未完 全湮灭 和消除 阿密克 
利 的独特 身份。 

阿 密克利 是祭拜 阿波罗 和叙阿 琴提斯 （Hyacinthus) 的神殿 所在之 
地 ，这 是它的 特殊地 位的一 个标志 ，在 公元前 6 世纪 的时候 ，阿密 克利的 
神殿装 饰得特 别辉煌 ，简 直是美 轮美奂 ，当时 的斯巴 达人委 托一个 小亚细 

亚的 希勝人 来自 曼 安德河 （ Meander ) 旁 的麦格 尼西亚 （ Megnesia ) 的 

巴 绪克勒 (Bathycles) —— 设 计并建 造了饰 有很多 图像的 石制“ 王座” ，接 
受祭拜 的神像 也是用 珍贵的 材料制 成的。 在 这里举 办的祭 拜活动 是斯巴 
达宗 教历法 中 主要的 年度节 日之一 ，即历 时三天 的叙阿 琴提亚 （ Hyacinthia) 
节 ，依 照特别 的法规 ，阿 密克利 的士兵 们都要 参加这 个节日 ，即使 是他们 
在国 外作战 的时候 也要遵 守这个 规定。 这里 还有另 外一个 有趣的 地方， 
就是 人们把 对阿波 罗的崇 拜与对 叙阿琴 提斯的 崇拜结 合到了 一块。 在神 
话中， 叙阿琴 提斯是 个俊美 的少年 ，阿 波罗爱 上了他 （这中 间显然 包含了 
性爱的 成分） ，但是 ，这 个少年 却不幸 地被一 枚铁饼 误杀。 因此 ，这 种结合 
55 在一起 的崇拜 仪式其 实象征 和代表 了斯巴 达人在 现实生 活中的 娈童倾 
向 ，年轻 的成年 战士与 一些正 在参加 训练的 青少年 之间会 存在这 种同性 
恋 关系。 然而 ，这 种崇拜 对于斯 巴达的 妇女和 少女而 言同样 重要， 因此， 
不 能把这 种崇拜 活动简 单地视 为一种 特殊的 或奇特 的男性 同性恋 之间的 
聚会。 

也许 叙阿琴 提亚节 对于“ 国家” 的政治 之所以 很重要 的一个 主要原 
因 ，更 在于它 代表了 两个不 同民族 的人民 ，即 外来的 多利安 人和原 住民亚 
加亚人 （AchaeansV 13 之间的 融合的 开始。 无 论如何 ，在其 最广泛 的意义 


〔1〕 或译 为阿凯 亚人； 亚加亚 人是荷 马史诗 《伊利 亚特》 中对希 腊军队 的集体 称谓。 荷马 
还 用“亚 加亚” 指称阿 伽门农 的国土 ，阿 伽门农 是希腊 部队的 领袖。 这片国 土位于 伯罗奔 尼撤半 
岛的 北部， 大致对 应于现 代希腊 的阿哈 利亚州 和柯林 斯州。 荷马时 代的亚 加亚人 可能是 迈锡尼 
文明 的一支 ，后 者从约 公元前 1600 年统治 希腊， 其历史 可能可 以追溯 到公元 前第三 个千年 ，史前 
希 腊人的 迁人。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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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 ，历史 上的斯 巴达人 总被人 认为是 多利安 人 〔1 \ 因为 他们说 的是带 
有多利 斯^ 23 方言的 希腊语 ，他 们在社 会和政 治制度 上的设 计也是 基于传 
统 的三个 多利安 人部落 ，即 希莱人 （Hylleis)、 潘 菲利人 （Pamphyloi) 和迪 
曼人 （Dymanes) 部落， 并且他 们崇拜 奥林匹 亚众神 中与多 利安人 关系最 
为 密切的 一位- ~ ^阿 波罗。 事实上 ，几 乎所 有主要 的斯巴 达宗教 节日都 
是为 了祭拜 这个或 那个阿 波罗， 而非城 市的护 佑者雅 典娜。 如卡 尔涅亚 
祭 (Carneia) 就是 用来祭 拜代表 着公羊 属性的 阿波罗 ，这是 一个特 别的多 
利安节 日 。节日 的庆典 在每年 的卡尔 涅亚月 举行， 这段时 间在所 有多利 
安 人看来 都是神 圣的。 可是 ，尽管 这个节 日被认 为是神 圣不可 亵渎的 ，它 ％ 
也并 不必定 能够阻 止斯巴 达和它 在多利 安人中 的敌人 —— 阿 尔戈斯 

(Argos)- 之 间反复 无常的 争斗。 斯巴达 人声称 ，在 公元前 480 年 ，当 

温泉关 的战斗 打响的 时候， 他们正 在举行 卡尔涅 亚节日 ，而 庆祝这 个节日 
又 是他们 优于其 他一切 的义务 ，因此 他们无 法派遣 足够的 援兵去 作战。 

在斯 巴达， 另一个 祭祀阿 波罗的 主要节 日是“ 少年欢 舞节” （the 
Gymnopaediae)， 由 此也带 出一个 有趣的 词源学 故事。 按照 传统的 说法， 
这个节 日按字 面应该 被翻译 成“赤 裸的年 轻人的 节日” ，其 意义 来源于 
和 “AzW， 这两个 词根。 可是 ，这 个节日 的主要 活动却 是一场 
在三 个年龄 段的歌 队或合 唱队之 间进行 的比赛 ，它 们分别 是超出 作战年 
龄的老 年组、 正当年 的战士 组和未 到战士 年龄的 少年组 ，因此 ，它 并不是 
一个 仅仅由 年轻人 参加的 节日。 那为 何只用 这三个 年龄段 中的一 个来命 
名 这个节 日呢？ 另一 个较为 可信的 词源学 上的解 释是： 的意思 
并 不是“ 赤裸” 而是“ 不携带 武器” ，而 心 以” 则有 可能源 自希腊 语中关 
于“跳 舞”的 一个词 （前文 所引述 的喜剧 《吕 西斯特 拉忒》 的 一段就 使用过 


〔1〕 多利安 人从传 统上被 认为是 伯罗奔 尼撒的 征服者 (公 元前 1100 年至前 1000 年） 。在 
希腊 传说中 ，认为 多利安 人以中 部希腊 的一个 小地区 多利斯 （Doris) 而 得名。 实际上 ，多 利安人 
的起 源不明 ，但是 看来他 们来自 希腊北 部和西 北部的 马其顿 （Macedonia) 及伊 庇鲁斯 （Epirus)。 
斯巴达 、柯 林斯 、阿 尔哥斯 都是多 利安人 建造的 最重要 城市。 —— 译注 
〔2〕 是位于 希腊中 部的一 个小地 方。 一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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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词）， 因此， “ Gymnopaediae” 这个 节日我 们大概 可以理 解为“ 不携带 
武器的 舞会” ，这样 的集会 形式在 公元前 7 世纪 上半叶 可能就 已经存 
在了。 

斯巴 达人喜 欢舞蹈 ，尤其 是一种 叫“皮 瑞可” （Pyrrhic， 为的是 纪念皮 
洛 斯或涅 俄普托 勒摩斯 ，即阿 喀琉斯 的儿子 tn ) 的特 殊战舞 —— 更是闻 
名天下 ，总之 ，这 种独特 的舞蹈 文化同 样也有 其宗教 祭仪上 的意义 和实用 
性。 此外 ，斯巴 达的所 有神明 ，无论 是女性 神还是 男性神 ，他 们的 雕像都 
会被 斯巴达 人披挂 上武器 和盔甲 ，一 个不携 带武器 的舞会 为的是 祭祀佩 
戴着 武器的 阿波罗 ，这 其中一 定隐含 着某些 特别的 意义。 “ 少年欢 舞节” 
有 一个特 殊之处 就是社 会地位 高的斯 巴达人 喜欢邀 请他们 尊贵的 外国客 
人们来 参加这 个节日 ，招 待他 们观看 那些不 愿结婚 的单身 汉们是 如何遭 
到大家 的公开 羞辱的 ，这 是斯巴 达人的 宗教仪 式上的 一个保 留节目 。曾 
经有一 位早期 的诗人 ，他并 不是斯 巴达人 ，但 却在他 的诗中 把斯巴 达人比 
作蝉 ，因 为他们 只要聚 在一起 就会大 声合唱 (包 括集体 舞和合 唱）。 “少年 
57 欢舞 节”是 在一年 当中天 气最热 的时候 ，在 一个气 温最高 的地方 （大 约是 
海拔 200 米) 举行的 ，为了 配合这 个节日 的快 乐主题 ，斯巴 达人会 表演一 
种需 要不停 地旋转 身体的 健身操 ，这 是一大 特色。 

在 古希腊 ，宗 教和政 治是分 不开的 ，因此 ，当斯 巴达人 虔诚地 认为他 
们的法 律是由 德尔斐 的阿波 罗赐予 的时候 ，我 们也 就没有 什么好 奇怪的 
了； 色诺 芬曾经 在一篇 文章中 记载了 公元前 4 世纪 前期的 斯巴达 人的法 
规和生 活方式 ，称 这两者 是由“ 德尔斐 的神谕 规定的 ”。 求 助于神 明的许 
可当然 是确保 子民遵 行法规 的一种 方式。 除 此之外 ，就是 通过严 格的教 
育和 社会- 心理上 的强化 训练来 向青年 们灌输 对法律 的信仰 ，使他 们能够 
自觉地 把遵守 法律当 成一种 习惯。 斯巴达 人认为 ，那 个既 为他们 制定了 
法 律又设 计了一 套教育 体系的 人就是 深谋远 虑的吕 库古。 

Cl ： 皮洛斯 （ Pyrrhos); 涅 俄普托 勒摩斯 （ Neoptolemus )。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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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库古 

普鲁 塔克曾 设想着 要编写 一部宏 大的人 物传记 ，以记 录并比 较那些 
生 活在过 去的希 腊和罗 马的历 史人物 ，这样 的一部 传记不 可能没 有吕库 
古 的一席 之地。 事 实上也 是如此 ，普鲁 塔克给 予了吕 库古极 高的荣 .誉并 
把他与 罗马建 国初期 伟大的 立法者 努玛并 列在了 一起。 然而 ，正 如普鲁 
塔克 在“吕 库古” 这一部 分的序 言中所 坦承的 ，撰写 吕库古 的传记 并非易 
事 ，因为 记载他 的各种 文献资 料相互 之间往 往是矛 盾的。 普 鲁塔克 ，这位 
不屈 不挠的 研究者 ，在吕 库古的 传记中 引用了 不少于 50 位 前辈作 者的资 
料 ，我们 因此而 可以很 好地体 会到他 内心的 那种巨 大的挫 折感。 要是一 
位现代 的历史 学家遇 到这种 情况， 想必早 就已经 放弃了 。所以 ，我 们应该 
感谢普 鲁塔克 ，他 是一位 从道德 角度编 撰历史 传记的 作家， 而不是 一位严 
格意义 上的历 史学家 。 在 他关于 “吕库 古”的 传记里 ，几乎 囊括了 与吕库 58 
古在斯 巴达的 与改革 有关的 所有历 史细节 ，无 论是在 形式还 是在细 节上， 

在其 他地方 我们都 找不到 比这里 更详细 的了。 从某 种意义 上说， 这也是 
很矛 盾的， 当我们 尝试着 去勾勒 吕库古 的一生 的时候 ，这些 资料并 不会起 
到 多大的 帮助。 

换 句话说 ，如果 历史上 真的有 过这样 一个人 的话， 那该多 好啊！ 我已 
经在前 面说过 ，有可 能他只 是人们 对天神 阿波罗 的一种 人格化 的想象 ，斯 
巴达 人相信 “他制 定的” 律法是 在得到 阿波罗 的神圣 担保之 后才得 以实施 
的。 （严 格地 直译他 的名字 一 一 Lykourgos ， 大 概的意 思就是 “ wolf- 
worker” ， 而“ 像狼一 样”正 是阿波 罗的诸 多属性 中的一 种。） 事实上 ，斯巴 
达人自 己也不 清楚他 的出身 ，尽 管他 们作为 一个群 体为纪 念他做 了很多 
努力 ，但这 无疑也 使吕库 古的真 实性变 得愈发 令人怀 疑了。 

我仅 举两个 例子来 说明人 们的这 种半信 半疑的 态度。 第一个 例子来 
自希罗 多德的 《历 史》 的 第一卷 ，他设 置了一 个戏剧 性的情 节来说 明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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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和雅 典作为 希腊世 界的两 股主要 力量在 公元前 5 世纪的 波希战 争早期 
的时候 ，究竟 该由谁 来担任 领导。 他 记录了 吕库古 曾亲自 前往德 尔斐请 
求 神偷的 情况。 吕库古 一 ^走 进神殿 ，就 有声音 向他打 招呼： 

你来 了吗？ 哦， 吕库古 ，你到 我富有 的神殿 来了， 

宙斯和 奥林波 斯诸神 都加爱 于你， 

我不 知道是 否要称 你为神 ，或者 只是一 个人， 

但我更 愿意相 信你， 吕库古 ，是一 个神！ 

希罗 多德的 这个故 事与当 时在民 间广为 流传的 说法如 出一辙 ，在 这个故 
事 的背后 我们应 当看到 ，实际 上是斯 巴达政 府对吕 库古应 该受到 何种崇 
拜而去 问神的 ，也 就是说 ，斯巴 达人想 知道吕 库古究 竟该享 有英雄 （半 神） 
的还 是神的 荣誉。 真正的 事实是 ，斯 巴达人 希望德 尔斐能 够澄清 和认可 
吕库古 的地位 ，但 得到的 神谕却 并不那 么肯定 ，这说 明即便 是在早 期斯巴 
达人 的公共 记忆中 ，他 的形象 也已经 变得可 疑或模 糊了。 

我 们知道 ，斯 巴达人 会非常 轻易地 把死去 的斯巴 达人英 雄化。 举个 
例子 ，在 公元前 6 世纪的 一座石 制浮雕 里有一 个英雄 的图像 ，碑文 只有一 
59 个词 ：奇隆 (Chilcm )。 这是 斯巴达 的一个 领导人 的名字 ，他 之所以 如此著 
名是 因为他 曾位列 公元前 6 世纪全 希腊的 七贤名 录当中 ，这 七位 贤人在 
当时 都是能 干的政 治家。 奇隆 被英雄 化是在 古代的 时候， 并且是 只对他 
一个人 而言的 ，但 斯巴达 的所有 国王在 死后都 会被奉 为英雄 ，他们 之所以 
能得到 英雄的 荣誉， 只是因 为他们 生前都 曾经是 国王。 因此 ，我们 至少可 
以确信 吕库古 从未做 过国王 ，并 且我们 不接受 普鲁塔 克的一 种说法 ，他说 
吕库古 曾经统 治过斯 巴达八 个月。 另外 还有资 料暗示 ，吕 库古可 能是被 
虚构 出来的 ，尽 管这份 资料是 想要把 他说成 是国王 或至少 是两个 王族中 


〔 1 〕 Herodotus I . 65; 可 参见中 文译本 《历 史》 第一卷 （65) ， 第 31 页， 此处译 文依照 英文原 
文有 修改。 -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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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某一族 的成员 ，但 却无法 确定究 竟是属 于哪一 个家族 ，于是 ，吕 库古就 
在阿 基亚德 (Agiads) 和欧里 庞提德 （Enrypontids) 两个家 族的族 谱中令 
人不 安地变 换着。 

普鲁塔 克的传 记里还 记述了 吕库古 的其他 一些有 趣的生 平事迹 。据 
推测 ，吕库 古曾经 游历过 克里特 （ Crete ) 和亚 细亚， 为的是 去收集 资料以 
便与斯 巴达进 行比较 ，从而 为将来 的法律 和社会 改革作 准备。 在 他彻底 
贯彻并 实施了 根本性 的土地 改革方 案之后 ，他 曾经 评论整 个拉科 尼亚就 
像一 大笔刚 刚被很 多兄弟 平分了 的遗产 ，一点 争执也 没有！ 据说 在一次 
别人的 街头寻 衅中， 吕库古 的一只 眼球被 人打了 出来。 他 在口才 上应该 
说 特别具 有天赋 ，拥 有斯巴 达人才 有的那 种机敏 应答的 能力。 据 说一位 
来自其 他城邦 的民主 派人士 跑到斯 巴达来 ，不 合时 宜地向 吕库古 推销民 
主政制 ，吕库 古如此 反驳道 ：“你 还是先 在你家 里实行 民主政 治吧！ ”有一 
尊奉献 给他的 小雕像 表现的 正是他 开怀大 笑时的 样子， 这是一 种象征 ，为 
的是 说明即 使是在 严肃的 军营生 活中也 需要有 轻松的 时刻。 最后 ，在他 
所创建 的法律 已为人 们接受 并开始 发挥作 用之后 ，他 永远 地离开 了斯巴 
达 ，并前 往德尔 斐作了 最后一 次访问 ，他 向神 灵祈求 神谕询 问他的 改革在 
将 来是否 会获得 成功。 在得到 了神谕 的肯定 答复后 ，他 决定 绝食而 
终 哎 ，可 惜所有 这些感 人的细 节都是 虚构的 ，而 且虚构 得十分 巧妙！ 
因此 ，我们 最好还 是采用 一点儿 斯巴达 人的苛 刻态度 ，无限 期地把 对吕库 
古 的看法 和判断 悬置起 来吧！ 

从政 治的角 度而言 ，在斯 巴达进 行全面 改革的 一揽子 方案的 精髓和 
重 点都应 归功于 吕库古 ，它们 都浓缩 在一个 看起来 非常像 是真正 的古代 
文献 那样的 “大瑞 特拉 ” （Great Rhetra ， 之所以 称“大 瑞特拉 ”是要 把它与 


〔1〕 他 这样做 为的是 使他的 同胞永 远不能 解除曾 经向他 立下过 的誓约 ，即如 果他不 回国， 
斯巴达 人就不 能改变 已建立 的政体 并奉行 不渝。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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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干小的 “瑞特 拉”区 别开来 ，后 者也同 样出自 吕 库古） 上 ：1: 。 一个 “瑞特 
拉” 可以表 示任何 格言或 公告—— 来自一 个协议 或契约 ，通 过一个 神谕变 
成 法律。 普鲁塔 克记载 了这个 “大瑞 特拉” ，他 大概相 信这个 “大瑞 特拉” 
是根据 一则德 尔斐的 神谕制 订的， 因此它 既是神 谕也是 法律。 事 实上它 
是散文 而不是 六步格 的诗文 ，但 这并没 有阻碍 他相信 它的真 实性， 当然， 
我们也 应该相 信它。 有 很多诗 化的只 言片语 ，它们 的真实 性是确 定无疑 
的 ，相 反可以 证实他 的想法 ，即这 个大瑞 特拉起 源于一 则神谕 ，但 它是在 
什么时 候从德 尔斐颁 布出来 ，又 是在 怎样的 情形之 下传给 哪一位 斯巴达 
人 的呢？ 

吕库 古在希 罗多德 的记载 中所处 的时代 ，并不 比曾经 共同统 治过斯 
巴达的 两位国 王列欧 （Leon) 和 阿伽西 克列斯 （Agasicles) 的年代 要更加 
准确 ，希罗 多德把 吕库古 放在了 公元前 6 世纪 的前五 十年。 亚里 士多德 
则认为 吕库古 与最初 制定奥 林匹克 大赛期 间的休 战协议 有联系 ，将 他放 
置在 了更早 的年代 ，即 公元前 776 年。 但 公元前 7 世纪中 叶的斯 巴达人 
提尔 泰奥斯 (Tyrtaeus) ，他是 一位战 争诗人 ，完 全没有 提及过 吕库古 ，这 
是一个 很能说 明问题 的沉默 ，尤 其是 当他的 诗作证 实了普 鲁塔克 记载的 
“大 瑞特拉 ”确实 存在的 时候。 同样也 是在提 尔泰奥 斯的诗 句里提 到了一 
位地 位非常 高的斯 巴达官 员曾经 前往德 尔斐去 祈求过 神谕 ，但这 位官员 
不是 吕库古 ，而是 斯巴达 当时的 国王之 一铁欧 彭波斯 （Theopompus， 他大 
约在 公元前 710 年 的时候 领导斯 巴达人 征服了 美塞尼 亚人） ，他和 波律多 
洛司 （Polydorus) 曾经在 公元前 7 世纪 早期一 块儿统 治着斯 巴达。 无论 
提尔泰 奥斯的 说法是 否确凿 ，现 在是 介绍一 下这套 被归功 于吕库 古全面 
改革方 案的内 容的时 候了。 

事实上 ，普鲁 塔克首 先想要 搞清楚 的是吕 库古对 长老会 （Gemsia) 即 
斯 巴达议 会所作 的改革 ，这是 一次重 大的政 治创新 ，同 时他 还将这 一改革 


〔1〕 瑞特拉 指的就 是一些 政治性 的宣言 或法律 法规。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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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所创作 的诗歌 (被 引用在 普鲁塔 克的著 作中的 一个段 落中） 那样: 


长 老们的 议会， 

那里 的作用 最突出 …… 〔1 〕 

“ 大瑞特 拉”在 实际上 蕴含着 两重十 分重要 的意思 ：首先 ，长 老会议 拥有事 
先协商 的权力 ，也 就是说 所有事 务在交 给公民 会议进 行表决 之前， 它可以 
先 对这些 事务进 行讨论 ，公民 会议在 “大瑞 特拉” 中被称 为“如 ，即 
“People”; 其次 ，长老 会的功 能就像 是斯巴 达的最 高法庭 ，作 为最 终审判 
处 ，它甚 至有资 格审判 国王的 所作所 为是否 合法。 长老议 会的权 力如此 
之大 ，如 同“大 瑞特拉 ”的最 后条款 所说的 ，如 果它不 喜欢公 民大会 表达决 
议的方 式或想 要达到 的目标 ，它甚 至可以 推翻这 项决议 ，然 后再重 新进行 
讨论。 

公民 大会是 什么？ 在古典 时期， 它由斯 巴达的 全体成 年男性 公民战 
士组成 ，他们 是在斯 巴达合 法出生 的公民 ，然 后按 照规定 由国家 抚育成 
人 ，再经 过选拔 加人到 一种军 队化的 公餐食 堂当中 ，而 且他 们还要 满足两 
个条件 ：一是 他们必 须有一 定的经 济能力 ，从 而可以 按照最 低份额 标准向 
食 堂交纳 自己的 一部分 农作物 收成； 二是他 们不能 有触犯 法律或 其他触 
犯 公众的 罪行以 及不端 的行为 ，也不 能在战 场上有 怯懦的 表现。 极有可 
能的是 ，在 斯巴达 发展出 成功的 、由重 甲步兵 组成的 战斗方 阵之前 ，这样 
一个战 士会议 要么不 太可能 会产生 ，要 么也不 太可能 拥有“ 大瑞特 拉”所 
规 定的那 些权力 或特权 ，即 便这些 权力还 是受限 制的。 战 士会议 最早也 
是到了 公元前 675 年之后 才出现 ，在这 之前就 不太可 能了。 传说 在公元 
前 669 年的 时候， 斯巴达 与阿尔 戈斯在 杜列亚 （ Thyreatis) 的边界 叙喜阿 
伊 （ Hysiae) 爆发的 冲突中 被击败 ，随之 国内就 发生了 一场大 规模的 叛乱， 


〔 1 〕 Pindar, Lyric Fragment , quoted in Plutarch, Lycurgus , ch. 21 ; 可参 考中文 译文在 
《希腊 罗马名 人传》 第 113 页 ，此 处译文 依照英 文原文 有修改 9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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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竿而 起的正 是斯巴 达人才 战 胜不久 的美塞 尼亚人 ，如果 这个记 录属实 
的话 ，那 么战士 会议在 这之后 可能仍 然还没 有建立 起来。 从普鲁 塔克在 
“ 吕库古 ”的传 记中所 引用的 另一首 外国诗 歌来看 ，在 公元前 7 世 纪的第 
二个二 十五年 的时候 ，斯巴 达很有 可能出 现了一 些革新 ，这 首诗特 别提及 
了 吕库古 已经成 功地完 成了政 治改革 ，与之 齐头并 进的是 公民重 甲步兵 
在 军事上 也取得 了一些 胜利： 

勇士们 的长矛 在那里 簇拥着 …… 

伴随着 缪斯的 清音， 

正义 走上了 宽阔的 大道。 〔1〕 

这 几行诗 文的作 者是莱 斯博斯 （Lesbos) 的 特潘德 （Terpander)， 他 可能在 
斯巴 达国势 正处于 繁荣昌 盛的时 候到访 过那里 ，原 因大概 与卡尔 涅亚节 
上举 行的诗 乐比赛 有关。 

重甲 步兵的 战斗异 常激烈 ，它要 求敌我 士兵之 间进行 面对面 的贴身 
厮杀 ，要 不是这 些斯巴 达战士 在国内 已经接 受过严 格的身 体和意 志方面 63 
的训 练的话 ，否 则就真 是太恐 怖了！ 斯巴 达人的 作战方 阵通常 是八排 ，队 
列 的宽度 由纵列 的数目 决定; 公元前 479 年， 斯巴达 人在普 拉提亚 战役中 
组建 了一支 5000 人的 重甲步 兵大军 ，战 斗方阵 的厚度 达到了 600 列 。重 
甲 步兵很 可能得 名于他 们所装 备的主 要武器 ，双把 手的盾 牌非常 稳固地 
系在 战士的 左臂上 ，而 没有得 到盾牌 保护的 右边身 体就需 要紧靠 在他右 
边 的其他 战士来 提供保 护了。 希 腊单词 包含 有盾牌 的意思 ，实际 
上是 武器和 甲胄的 总称。 一 套“户 anoWk” 就 是指一 整套重 甲步兵 装备， 

它包 括了一 个大型 的头盔 ，由 一块铜 片打制 而成可 以为战 士的头 部提供 
良好 的保护 ，但 缺点就 是头盔 戴在头 上后会 非常妨 碍战士 的视线 ，•胸 前的 

〔 1 〕 Terpander ， Lyric Fragment ， quoted in Plutarch, Lycurgus , ch. 21.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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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甲也是 铜制的 ，后 来也有 皮革或 亚麻质 地的； 一面圆 形的木 制盾牌 ，它 
的 正面全 部蒙着 铜片； 另外， 还有铜 制的腹 部防护 、护胫 ，可 能还有 铜制的 
护踝和 护臂； 一把 花狗木 （山 茱萸） 制成 的用来 刺杀的 长矛， 其中一 端套着 
铁制的 矛头； 一把 备用的 铁剑， 尺寸非 常短小 ，对于 斯巴达 人来说 更像是 
一把 匕首。 在斯巴 达战士 的统一 装束中 ，还有 两项是 他们所 特有的 ：长发 
和鲜红 的披风 (这件 披风非 常重要 ，伴随 着他们 出生入 死）。 实施 有效的 
军事行 动不能 仅仅依 靠人数 ，同时 还需要 战士之 间紧密 的协作 、严 厉的纪 
律和 高昂的 士气; 斯巴 达战士 通过长 期的军 事操练 确保了 他们具 备这些 
素质 ，从而 使他们 可以有 资格和 能力去 组建一 支希腊 世界里 唯一的 、也是 
真正 的职业 军队。 

重 甲步兵 在作战 中所需 要的这 种勇敢 ，在希 腊语中 被称为 “aWrek”， 
其 字面的 意思就 是雄劲 ，即富 于男子 气概。 而 妇女们 ，即使 是斯巴 达的妇 
女 ，在战 争中都 是没有 位置的 ，但 我们 将会看 到斯巴 达的女 孩与希 腊其他 
地区的 女孩是 不同的 ，因为 她们在 斯巴达 可以接 受正规 的教育 ，并 且还可 
以参加 各种社 交活动 （本书 第五章 对此有 详述） ，为 的是把 她们培 养为斯 
巴 达男人 的好伴 侣以及 未来的 斯巴达 勇士们 的合格 母亲。 培养一 位真正 
的斯巴 达男人 其实从 出生起 就正式 开始了 ，孩 子生下 来之后 ，不是 由他的 
64 父 亲而是 由家族 的男性 长者们 聚集在 一起来 决定这 个婴儿 的存留 ，斯巴 
达男 孩就像 希腊其 他地区 的男孩 一样， 7 岁之 前也是 在家里 生活， 但是到 
了 7 岁生 日之后 就必须 离开家 ，永远 地离开 ，开 始去 接受强 制性的 、集体 
性的系 统训练 ，这 种训 练被称 为“够 格者” （agoge)，gr 提高性 培养” 。从 
7 岁到 18 岁 ，这些 男孩或 少年被 编成“ 组”和 “群” ，然 后交 给一些 年轻的 
成年 斯巴达 人进行 监管。 社会 鼓励他 们冲破 家庭的 束缚并 把斯巴 达人中 
所有 与自己 的父亲 同龄的 人当成 父亲。 

这种替 代性的 父子关 系其实 是一种 带有仪 式化色 彩的娈 童关系 ，并 
且在 斯巴达 已经成 了惯例 ，这是 给人留 下深刻 印象的 一点。 斯巴 达人认 
为 一个男 孩到了 12 岁后 ，就 得接受 另一个 年轻的 成年战 士作为 他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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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一 ■用 斯巴达 人自己 的话说 ，这些 年龄稍 长的战 士被称 为“鼓 舞者” 

( inspirer) ，而年 少的男 孩则被 称为“ 倾听者 ” （ hear er ) 。 他们 的关 系中可 
能通 常还会 存在性 的成分 ，但性 绝不可 能是唯 一的， 甚至不 是建立 这种关 
系 的主要 目的。 传说有 一个斯 巴达少 年在一 次常规 的残酷 的身体 训练中 
犯了一 个错误 ，他 忍受不 了疼痛 ，哭喊 了起来 ，最 后被 要求退 出“够 格者” 
训练。 这 是对这 个少年 的惩罚 ，因为 他没有 能力在 训练中 表现得 坚忍不 
拔 ，从 而违反 了斯巴 达人的 规定， 即再大 的疼痛 也要保 持沉默 ，同 时这也 
是对这 位少年 的成年 情人的 惩罚， 因为他 没有教 育好他 所监管 的孩子 ，这 
一 事例可 以充分 说明这 种教育 方式的 特点。 “ 够格者 ”训练 一直要 持续到 
18 岁 ，接 下来就 是接受 挑选， 看哪些 人最早 能够登 上一个 斯巴达 人一生 
中 的最高 位置一 一 首先 是成为 精英的 王家卫 队中的 一员， 然后再 担任最 
高的军 事职务 ，最 后被 选人长 老会。 这些被 挑选出 来的精 英将组 成一支 
秘密的 行动队 ，即 著名 的克里 普提； 他们 的主 要任务 就是去 控制希 洛人， 

同 时通过 行动来 证明他 有能力 有资格 去承担 一名成 年战士 应该承 担的责 
任和 义务。 

这 个选拔 的过程 是整个 “够格 者”训 练的 一部分 ，而这 种选拔 权大概 
是掌握 在“监 督者” （Paidonomos) 手中， “监督 者”的 字面的 意思是 “管理 
男孩的 人”， 他的职 务由监 察官们 （Ephors) 进行 委派。 监察 官委员 会由每 
一年 选举出 来的五 位监察 官组成 ，它拥 有最高 的行政 权力， 其地位 与两位 65 
国王 并列甚 至有时 还超过 国王。 然而， 这种职 务的起 源并不 清楚。 有一 
种传 统的观 点认为 ，这种 职务应 该是在 公元前 8 世 纪晚期 由征服 了美塞 
尼亚 的斯巴 达国王 —— 铁欧 彭波斯 一 ^ 创制的 ，但是 “大瑞 特拉” 里却从 
来没 有提及 过这些 监察官 ，因而 就有一 种令人 吃惊的 说法， 即这个 委员会 
只是在 “大瑞 特拉” 被颁布 之后才 拥有了 它在古 典时期 所具有 的权力 。到 
了 色诺芬 的时代 ，监 察官和 国王们 每月都 要举行 例行的 誓言交 换仪式 ，后 
者要 宣誓遵 守和维 护法律 ，而 前者则 要宣誓 支持两 位国王 ，但却 是有条 # 

的 ，即 两位国 王须在 实际上 遵守并 维护了 法律。 这 显然表 明了监 察官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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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 甚至可 以阻止 国王变 得过于 富有领 袖魅力 或拥有 过度的 权力。 事实 
上 ，也确 实如此 ，当 一位 国王行 使他世 袭的君 权在国 外指挥 斯巴达 人或同 
盟的 军队时 ，五位 长官中 的两位 就会与 他同行 ，他们 的任务 是向国 内报告 
国王的 指挥情 况并在 必要的 时候启 动合法 的程序 来反对 国王。 

一个斯 巴达人 在完成 “够格 者”训 练之后 ，斯巴 达就会 用一种 公餐食 
堂 ( pheiditia , sussitia ) 的制度 来巩固 军事化 的生活 方式， 用餐的 地方也 
被称作 “公共 帐篷” ( wdami ) 。 青年 人到了 大约 20 岁 的时候 ，就 有资格 
去接受 这些公 餐食堂 的选拔 ，选 拔的过 程是充 满竞争 的：只 要有一 票表示 
反 对就足 以拒绝 一个候 选者。 一些公 餐食堂 显然比 其他的 公餐食 堂更具 
排外性 ，也更 为人们 所向往 ，其中 首屈一 指的当 然要数 王家食 堂了。 当两 
位 国王都 在斯巴 达国内 的时候 ，他们 就会和 挑选出 来的副 官们一 起到食 
堂 就餐。 如 果一个 人在所 有食堂 选拔中 都失败 了的话 ，那 他就相 当于被 
排 除在了 整个斯 巴达社 会之外 ，他 可能也 会因此 进不了 军队。 

一 天当中 的大型 的集体 用餐是 在晚上 举行。 去 公餐食 堂的往 返路上 
是 不允许 拿火把 照明的 ，据说 这是为 了让斯 巴达人 养成在 夜间进 行隐秘 
行动 的习惯 （斯 巴达 的军队 也确实 精通此 道）。 参加 日常公 餐的出 勤率是 
非常 重要的 ，只有 两个原 因可以 获得允 许而不 必参加 公餐： 举行宗 教献祭 
或 者是因 为要去 狩猎。 在 斯巴达 ，狩猎 有着巨 大的象 征意义 ，男人 去猎杀 
可怕的 雄性野 猪可被 视为一 种勇气 的表现 ，除 此之 外它也 有着非 常重要 
的实际 效用， 因为狩 猎不仅 可以提 升与军 事相关 的技能 ，同时 ，那 些平常 
都很 节俭的 公餐食 堂在其 定量配 给之外 ，还 可以因 此得到 各种各 样的猎 
物作为 补充。 斯巴 达人的 公餐食 堂并不 像克里 特岛人 （ Cretan ) 那样 ，由 
一 个储备 中心来 进行食 品的定 量配给 ，而是 由每个 公餐食 堂的成 员个人 
向食 堂提供 食物。 实际上 ，一 个斯巴 达人的 公民身 份也取 决于他 是否有 
能 力维持 这种公 餐会员 的资格 ，一旦 他获准 进人公 餐食堂 ，就 要按 已规定 
好 了的最 小份额 向食堂 交纳农 产品。 （可参 见本文 的附录 部分） 

斯巴 达人上 交公餐 食堂的 农产品 中主要 是谷物 、橄榄 油和酒 ，这 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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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几 乎都是 由希洛 人在“ 份地” (々Zarof) 上种 植的， “Warof” 指的 是分配 
给 每一个 斯巴达 公民的 土地。 事实 上希洛 人不仅 是公餐 食堂系 统的基 
础， 也是整 个斯巴 达政治 、军事 、社会 和经济 大厦的 地基。 大约是 到了公 
元前 8 世 纪中期 或这个 时间之 后不久 ，就已 经有成 千上万 的希洛 人生活 
在拉科 尼亚， 特别是 在欧罗 达河河 谷的希 洛平原 一带。 不然 ，就很 难解释 
斯巴达 人想要 获得新 的土地 和奴隶 的时候 ，为 何不 是先翻 越高高 的泰格 
特斯 山脉到 西边去 寻找希 洛人和 了。 人们 也认为 是吕库 古最先 
决定对 美塞尼 亚和拉 科尼亚 的土地 进行重 新分配 ，他 将这 些土地 均分成 
9000 份给 全国的 9000 个斯巴 达公民 ，但事 实上对 土地进 行如此 严格的 
重新 分配， 只是在 公元前 7 世纪 的第二 个二十 五年的 时候， 即在美 塞尼亚 
的希 洛人发 动暴动 之后， 斯巴达 的政治 精英们 才不得 不这样 去做的 。在 
第二次 美塞尼 亚战争 期间， 提尔泰 奥斯创 作了规 劝战争 的诗篇 ，而 且相当 
鼓舞 人心。 到了 公元前 650 年左右 ，随 着美 塞尼亚 希洛人 的暴动 被完全 
镇 压之后 ，斯巴 达人发 现他们 的国力 已经居 于整个 希腊的 前列了 ，这 个国 
家拥 有了希 腊世界 最广袤 的土地 （大约 8000 平方 公里） ，同 时还有 一支由 
奴 隶组成 的劳动 大军正 为他们 耕耘着 欧罗达 河和帕 米索斯 河河谷 上最肥 
沃的 土地。 

“ 希洛人 ”意思 就是“ 俘虏” ，希洛 人相当 于是被 斯巴达 人征服 并加以 
剥削 的战争 俘虏。 到了 每年的 秋季， 新一届 的监察 官委员 会在上 任以前 
向所有 斯巴达 人发出 公告， “刮掉 胡须并 服从法 律”。 他们 紧接着 还会向 
希洛 人正式 宣战。 这样 做的目 的是要 把后者 置于军 法管制 的范围 之内， 6? 
从 而使斯 巴达人 在认为 有必要 或有需 要的时 候可以 随意地 杀害希 洛人， 
而不必 在内心 有任何 罪恶感 （这 就像前 文提及 的“秘 密行动 队”定 期所做 
的那样 ，是 带有 一定的 目的性 的）。 然而， 在希腊 世界中 ，希 洛人并 不是唯 
一用于 劳动的 奴隶， 其他还 有被帖 萨利人 (Thessalian) 变为 奴隶的 潘尼斯 
特人 (Penestae)， 他 们原来 也是平 等的希 腊民族 ，后 来才全 体性地 成了为 
某个 自由的 希腊统 治阶层 服务的 奴隶。 而希 洛人是 其中最 有争议 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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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相当重 要的原 因是他 们也是 希腊人 ，他们 与自己 的主人 有同样 的文化 
和语言 ，这 与那些 从海外 贩运到 希腊来 的异邦 人或“ 野蛮人 ”是完 全不同 
的。 此外 ，希 洛人不 只一次 地策划 过起义 ，这 是作为 私人财 产的奴 隶绝不 
可能会 做的， 而且在 公元前 370 年或前 369 年 ，希洛 人最终 通过起 义得到 

67 了政 治上和 人身上 的完全 自由。 

除了斯 巴达人 和希洛 人之外 ，或 者说是 在这两 群人之 间还有 第三群 
人 ，这些 人生活 在斯巴 达领土 的边境 ，被 称为“ 边民” ，即“ 居住在 周围的 
人 ”或“ 外面的 居民” ，因 为他们 住在拉 科尼亚 及美塞 尼亚的 贫瘠山 区或沿 
海地区 ，也 就是希 洛人的 外围， 这样他 们就成 为了斯 巴达的 早期预 警系统 
以及 御敌的 第一道 防线。 据说大 约有上 百个边 民社区 ，每 一个都 被名不 
副 实地称 为城邦 但实际 上也就 是八十 来个小 镇或村 落而已 ，而 
且一 个边民 城邦只 被给予 了地方 性的政 治权力 ，至 于决定 斯巴达 国内政 
治事务 的权力 ，就 说不 上了。 因此 ，边 民在形 式上拥 有自由 但又是 斯巴达 
的 臣服者 ，为 了军事 和经济 的目的 ，他 们首先 就要放 弃处理 这两项 事务的 
权力。 

在 公元前 370 年或前 369 年的那 场大灾 难到来 之前， 边民发 动起义 
来对抗 斯巴达 的事件 我们所 知道的 只发生 过一次 ，那 还是 在所谓 的第三 
次美塞 尼亚战 争期间 ，这 场主要 由美塞 尼亚的 希洛人 发动的 起义， 大约发 
生在 公元前 464 年的 大地震 之后。 另 一方面 ，边民 其实为 斯巴达 的重甲 
步 兵提供 了稳定 的兵源 ，这是 他们最 重要的 、也 是不断 增长的 价值。 开始 
的时候 ，他 们是被 组建成 单独的 小分队 ，担任 斯巴达 人的预 备部队 ，但到 
了 公元前 464 年 ，这些 小分队 就被斯 巴达人 收编进 了重甲 步兵部 队中去 

68 了。 于是， 这些参 加过战 斗的边 民们就 像斯巴 达人一 样被称 为“拉 西代梦 
人” （ Lacedaemonians ) ，因此 ，他 们也还 可以像 斯巴达 人那样 将字母 “ A ” 
( hm / Wa ， 希腊字 母表中 第十一 个字母 ，形 状像英 文字母 “ V ” 的 倒写） 铸在 
自 己的盾 牌上。 

在古 典时期 ，斯巴 达的法 律明文 禁止斯 巴达人 从事任 何手工 业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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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活动 ，这 实际上 包括了 除了武 器制造 之外的 所有经 济生产 活动。 于是， 

边 民担任 了手工 业者和 买卖人 来填补 这些行 业空白 ，这主 要是得 益于他 68 
们居住 在拉科 尼亚和 美塞尼 亚的沿 岸地区 的缘故 （他 们在 拉科尼 亚的城 
市基赛 阿姆是 斯巴达 的主要 港口和 海军造 船厂） ，同 时从他 们居住 的位置 
还可进 人马里 阿半岛 （Malea pehinshla) 的 波俄伊 （Boeae) ， 那里有 几个希 

腊陆 地上产 量最为 丰富的 铁矿。 可能 正是斯 巴达的 边民或 奴隶挖 掘了大 
量的 青紫色 石灰岩 ，用 于在斯 巴达及 周围地 方的房 屋建造 或雕像 制作之 
中。 他们 同样也 生产陶 工用的 粘土并 在陶器 上描涂 美丽的 图纹， 到了公 
元前 6 世纪 的时候 ，这些 陶器销 售的范 围几乎 遍及整 个地中 海地区 ，甚至 
还到了 黑海。 他 们还制 作非常 受欢迎 的青铜 小雕像 用于出 口 ，在 公元前 
8 世纪 的晚期 的时候 ，他们 开始制 作马像 ，到 公元前 6 世纪 ，制作 的对象 
就成 了重甲 步兵和 运动员 ，而 且这些 雕像的 制作水 准都非 常高。 毋庸置 
疑 ，这些 能工巧 匠同样 也担任 军械师 和武器 制造者 ，他 们是 斯巴达 的军事 
系 统中必 不可少 的组成 部分。 

在 相当长 的一段 时期里 ，记 述斯巴 达的历 史文献 很容易 将边民 遗忘， 

尤其 是他们 在种族 和政治 上被视 为是与 斯巴达 公民一 样的人 的时候 ，但 
本 书将尽 力避免 再次出 现类似 的严重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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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 一章里 ，我们 试着给 出了从 公元前 480 年到前 360 年间 所发生 
的一些 关键性 的历史 事件的 场景或 背景。 这 些场景 或背景 可以一 言以蔽 
之 —— “ 吕库古 的斯巴 达”； 大概 是在 公元前 6 世纪之 前的某 个时候 ，斯巴 
达 人“无 中生有 ”地杜 撰出了 这一有 着杰出 才能的 立法者 —— 吕库古 。事 
实上， 任何一 位真实 的吕库 古应该 曾经保 护或重 塑过历 史传统 ，同 样也凭 
空捏造 过一 些东西 ，这 也将是 本节的 内容将 要传达 的主要 信息。 现在 ，我 
们 要把目 光从伯 罗奔尼 撒南部 扩展到 更为广 阔的希 腊世界 中去。 我们将 
对斯巴 达与雅 典的关 系作更 为广泛 、深人 的考察 ，特 别是斯 巴达的 军事扩 
张 和外交 活动。 大 约到了 公元前 500 年 ，斯 巴达组 建了一 个多国 军事联 
盟 ，我 们称之 为伯罗 奔尼撒 同盟; 结盟 的部分 原因是 它当时 与雅典 的敌对 
关系 ，大 约是在 公元前 508 年或前 507 年 的时候 ，雅 典摆脱 了之前 相当温 
和的 、族长 式的僭 主政治 或独裁 统治， 创立了 世界上 第一个 民主制 的自治 
政府。 在这个 时期里 ，希 腊与波 斯帝国 也开始 发生了 接触， 后者是 由居鲁 
士大帝 （Cyrus the Great ) 在 公元前 6 世 纪中期 创立的 ，从 公兀前 5 世纪 
的 时候开 始对爱 琴海的 希腊世 界构成 威胁并 妄图吞 并整个 希腊。 

希 罗多德 在他的 《历 史》 的开篇 记叙的 是富庶 的吕底 亚国王 ——克洛 
伊索斯 （ Croesus ) 的故事 ，这位 国王想 弄明白 究竟哪 一个国 家才是 希腊大 
陆 上最强 大的。 他对希 腊了解 甚多， 因为位 于小亚 细亚沿 海的一 些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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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其 实是他 的属国 ，而 且他对 希腊文 化并不 是完全 敌意的 ，他更 担忧的 
是 居鲁士 二世统 治下的 正在崛 起的波 斯帝国 ，后者 大约从 公元前 560 年 
开始到 公元前 540 年代 早期的 时候， 对克洛 伊索斯 的王国 的独立 造成了 
威胁。 在确 定了斯 巴达和 雅典是 希腊当 时两个 最强大 的国家 ，以 及德尔 
斐的神 谕在希 腊世界 又是最 令人信 服的事 实之后 ，他 遵照 德尔斐 的神谕 
对波斯 帝国开 始了军 事行动 ，神 谕说一 旦他渡 过了哈 利斯河 （Halys)， 他 
将摧 毁整个 帝国。 但不幸 的是， 他在渡 河之后 摧毁的 竟是他 自己的 帝国。 

居 鲁士二 世于是 就接管 了吕底 亚的帝 国统治 ，然后 ，他 还派 出大将 军哈帕 
苏斯 （Harpagus) 去强 迫或规 劝位于 亚细亚 的希腊 城邦和 平地加 人他的 
帝国 版图。 

希腊人 一向把 波斯人 和他们 的近亲 米底人 （Medes) 弄混淆 ，例如 ，悲 
剧 家埃斯 库罗斯 （Aeschylus) 的 墓志铭 记载了 他在 公元前 490 年 的马拉 
松战役 中获得 的功绩 ，碑 文称甚 至连“ 长发的 米底人 ”也知 道他的 那些了 
不起的 事迹。 实际上 ，米 底人和 波斯人 是相当 不同的 ，他们 之间有 着完全 
不同 的习俗 ，而且 ，由居 鲁士所 建立的 阿凯门 尼德波 斯帝国 （the 
Achaemenid Persian) 也完全 改变了 它们两 者之间 的传统 的政治 关系。 
现在， 伊朗南 部的波 斯人成 了指挥 台上的 指挥者 ，而 北部的 米底人 只能演 
奏 第二提 琴了。 公元前 612 年， 米底在 尼尼微 击败了 巴比伦 人之后 ，也曾 
经一度 成为了 帝国。 居 鲁士的 波斯从 米底的 帝国体 系那里 继承的 一项遗 
产 ，如 果用希 腊语翻 译的话 ，就是 “satrap”， 意为总 督或帝 国的管 理者。 

波斯 帝国共 设置了 二十来 个总督 管辖区 ，其 中一个 就是克 洛伊索 斯的吕 
底 亚王国 ，首 府设在 萨迪斯 （Sardis )。 波斯 帝国得 到的另 外的遗 产是位 
于爱 奥尼亚 （Ionia) 的希 腊地区 及以西 的地方 ，包括 了一些 重要的 城市如 
以弗所 （Ephesus) 和 米利都 （Miletus)。 这些 还并非 波斯人 从米底 人那里 
拿来 的所有 东西。 我们在 前面已 经知道 ，身 负特别 任务的 最髙长 官可能 71 
是一位 米底人 ，比 如哈帕 苏斯； 在公 元前 490 年的马 拉松战 役中， 由居鲁 
士的继 承人大 流士所 委任的 米底人 达提斯 (Datis) 接 任了这 个人的 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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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卡 泰奥斯 （ Hecataeus ) 是希罗 多 德在知 识上的 最直接 的前辈 ，他就 
出生 在爱奥 尼亚的 米利都 ，而希 罗多德 则来自 南部的 多利安 人城市 ^ 
哈 利卡尔 那索斯 （ Halicarnassus )。 赫 卡泰奥 斯了解 由米利 都人泰 勒斯在 
公元前 6 世纪早 期创造 的最新 的科学 思想。 泰勒斯 可能将 他对宇 宙的本 
质的研 究称为 “ hiswria ” ，意为 “询问 / 调查” （ enquiry ) ; 几 乎可以 肯定的 
是， 赫卡泰 奥斯也 使用了 这个词 来指称 自己的 “询问 / 调查” 工作， 但他研 
究的 并不是 非人的 宇宙而 是人类 世界。 也有让 他感到 受挫的 时候， “希腊 
人所 讲述的 传说” ，他 指责道 ，“ 有很多 〔是 自相矛 盾的〕 ，而且 荒谬可 笑”。 
在某种 程度上 ，希 罗多德 不可避 免地， 有时候 是按部 就班地 效法了 赫卡泰 
奥斯的 做法， 但他常 常又不 会直接 拿出确 定性的 意见来 ，而 是采取 了一种 
明 显更为 宽容的 态度： 


我的任 务是记 录他们 所说的 故事， 

但我并 没有必 要去相 信它们 

希 罗多德 最感兴 趣的是 记录下 了关于 东西方 之间或 希腊人 与野蛮 人之间 
那 场巨大 的冲突 ，亦即 公元前 5 世纪 初的希 波战争 的爆发 缘由的 各种传 
说 ，它 们大概 也会让 公元前 5 世 纪的听 众或读 者们觉 得很有 意思。 下面 
是希罗 多德在 《历 史》 的 开篇中 发表的 对历史 学家的 职责的 看法： 

在这里 发表出 来的， 乃是哈 利卡尔 那索斯 人希罗 多德的 研究成 
果 ，他之 所以要 把这些 研究成 果发表 出来， 是为了 保存 人类的 功业， 
使之 不致由 于年深 日久 而被人 们遗忘 ，为 了使 希腊人 和异邦 人的那 
些 值得赞 叹的丰 功伟缋 不致失 去它们 的光彩 ，特别 是为了 把 他们发 
生 纷争的 原因记 载下来 


〔 1 〕 Herodotus VII. 152. 

〔 2 〕 Herodotus I ，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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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 多德想 要记载 下“为 何希腊 人与异 邦人之 间会发 生战争 …… ”的原 72 
由， 如同我 们所见 ，他记 叙的故 事是从 公元前 550 年左右 开始的 ，这 大概 
是 在他出 生的七 十年之 前发生 的事。 他应该 不太可 能听过 那些真 正经历 
过 这场战 争且又 能记得 那么清 楚的人 的讲述 ，但是 那些亲 历者的 儿子特 
别 是孙子 应该有 可能向 他说过 这些 故事。 当然 ，这 些故事 是用他 们的方 
式讲的 ，其 中不 免掺杂 着他们 自己特 有的倾 向甚至 曲解。 但它们 仍然在 
大体 上是我 们现在 所能找 到的文 献资料 ，因此 ，希罗 多德的 《历 史》 这部著 
作 的地位 就特别 重要了 ，它 让我们 不得不 ，确 切地说 是能够 循着他 的指引 
进 入历史 ，让 他告诉 我们在 公元前 550 年到前 479 年这段 时间里 ，东 部地 
中海 、近东 、中东 这些地 区在地 理和政 治上究 竟发生 了哪些 重大的 变化。 

每件 发生于 公元前 479 年之 后的事 ，都被 他称为 “米底 人事件 之后的 事”， 

也就 是波希 战争之 后的事 ，这 些事都 与他要 论述的 主题没 有多大 关系。 

他的 这种做 法影响 了后人 ，他 的伟大 的继承 者修昔 底德是 接续着 公元前 
年开始 讲述历 史的。 

根据希 罗多德 的记载 ，斯 巴达人 早就注 意到了 居鲁士 试图把 波斯帝 
国的 势力推 进到爱 琴海沿 岸来。 据传 说他们 还曾派 遣了一 名使者 去劝说 
居鲁士 ，希 望他 不要太 过于目 中无人 地侵扰 爱琴海 东岸的 希腊兄 弟们。 

居鲁 士冷漠 地拒绝 了这样 的要求 ，他 问道: “斯巴 达人是 谁？” 两代人 之后， 

他 的继任 者先是 在温泉 关尤其 是在后 来的普 拉提亚 的战场 上明白 了斯巴 
达人 究竟是 什么样 的人！ 斯巴 达人似 乎比较 了解波 斯而且 对它的 崛起很 
在意 ，这 和居鲁 士对斯 巴达的 明显无 知一样 有趣。 此时的 斯巴达 人还未 
像希 罗多德 经常描 绘的那 样与世 隔绝或 像鸵鸟 式地对 外界不 闻不问 ，而 
这 种印象 也在后 来成为 了“斯 巴达神 话”的 必不可 少的部 分：按 照惯例 ，斯 
巴达 人甚至 会驱逐 外邦人 ，无 论是希 腊人还 是非希 腊人一 视同仁 地都会 
被拒 之门外 ，这和 希腊其 他城邦 的人对 待异邦 人的态 度很不 一样。 希腊 
其他城 邦的人 会在口 头上对 非希腊 的“野 蛮人” （ barbarians ) 和希 腊别国 
的“陌 生人” （ strangers 作出 区别。 考 古学上 的发现 恰好证 实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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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亚 人就被 迫到国 外充当 雇佣兵 ，成 了海外 雇佣兵 的稳定 兵源。 斯巴达 
人无 疑会为 他们入 侵阿卡 狄亚制 造出一 个神圣 的理由 ，他 们编纂 了一条 
德尔 斐神谕 ，以此 来预先 避免人 们可能 会指责 他们发 动了赤 裸裸的 侵略。 
然而， 阿波罗 的支持 要转变 为成功 得花费 相当长 的时间 ，到 了最后 ，斯巴 
达人 不得不 像当初 征服美 塞尼亚 那样， 反反复 复折腾 了多次 才获得 成功。 

我们 可以从 希罗多 德的记 叙中得 知在这 个时期 里斯巴 达人真 是臭名 74 
远扬。 他 们带着 测量土 地的工 具向阿 卡狄亚 出发了 ，他们 以为很 快就能 
得到他 们想要 的土地 ，并且 还带上 了链条 和枷锁 ，打 算用它 们来拴 阿卡狄 
亚的新 希洛人 去为他 们耕作 ，但是 ，斯 巴达 人这次 吃了败 仗并且 成了囚 
犯 ，戴 上了他 们自己 带去的 枷锁。 这场战 役因此 也就被 称为“ 枷锁之 战”， 
一个世 纪之后 ，希罗 多德在 铁该亚 （Tegea) 的阿列 亚 • 雅典 娜神殿 中看到 
了 这些据 说是斯 巴达人 戴过的 伽锁； 600 年之后 ，正 是在这 个传说 的感召 
之下 ，严谨 的希腊 旅行家 帕萨尼 亚斯据 说也见 到了这 些枷锁 和链条 。斯 
巴达人 认识到 ，既 然武力 不能达 到目的 ，那么 就只好 采取和 平的宣 传和外 
交策 略了。 

首先， 斯巴达 人声称 他们从 铁该亚 找回了 “俄瑞 斯忒斯 ”（O res t es ) 的 
遗骨。 俄 瑞斯忒 斯根据 母亲的 血统是 一个斯 巴达人 ，他是 阿伽门 农和斯 
巴达 的克吕 泰墨斯 特拉的 儿子， 也就是 斯巴达 王墨涅 拉俄斯 的侄子 。斯 
巴达人 声称他 们发现 的一些 骨头是 俄瑞斯 忒斯的 ，为 的是 证明他 们对铁 
该亚拥 有“世 袭的” 统治权 （就严 肃的科 学观点 来看， 那些被 挖出的 大得异 
乎 寻常的 骨头更 像是史 前恐龙 的）。 这些遗 骨被斯 巴达人 带回了 斯巴达 
后进 行安葬 ，并 还为此 举行了 隆重的 祭祀。 大 约是与 此同时 ，俄瑞 斯忒斯 
的儿 子提萨 美诺斯 （Tisamemis) 的遗 骨据说 也被从 伯罗奔 尼撒南 部的亚 
加亚带 回了斯 巴达。 斯 巴达人 之所以 如此大 费周章 ，其实 是想强 调他们 
拥 有统治 整个伯 罗奔尼 撒的世 袭权。 换 句话说 ，他 们声称 从铁该 亚重新 
发 现俄瑞 斯忒斯 的遗骨 ，和在 亚加亚 重新找 到提萨 美诺斯 的遗骨 并加以 
安葬 ，都是 没有任 何事实 根据的 ，其实 都是为 他们正 在进行 的外交 行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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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宣传 和造势 ，斯巴 达真正 的目的 是想要 在军事 、政 治和外 交上担 任整个 
伯罗奔 尼撒半 岛的支 配者。 

通过 建立一 个现代 学者所 称的伯 罗奔尼 撒同盟 ，斯巴 达在事 实上实 
75 现 了这个 目标。 实际上 ，如同 伏尔泰 的“神 圣罗马 帝国” （其 实既不 神圣也 
不是 罗马人 ，亦非 帝国） ，伯罗 奔尼撒 同盟并 不是完 全由伯 罗奔尼 撒人组 
成的， 它也不 是我们 今天所 理解的 同盟。 这 个同盟 并未囊 括伯罗 奔尼撒 
的所有 城邦， 阿尔戈 斯是最 明确拒 绝参加 的一个 城邦。 此外 ，它还 包括一 
些在 地理位 置上并 不处于 伯罗奔 尼撒半 岛上的 国家， 如 麦加拉 
( Megara ) 、埃吉 纳 （ Aegina ) ，最后 还有 由底比 斯统领 的彼奥 提亚人 
( Boeotians )。 因此 ，这并 非现代 意义上 的同盟 ，因 为斯巴 达的盟 国之间 
并不互 相都是 同盟国 （尽 管有些 是的） ，所有 的同盟 国都是 单独与 斯巴达 
结 盟的。 再者， 他们与 斯巴达 的盟友 关系都 不是建 立在平 等的基 础之上 
的。 在它们 结盟的 誓言里 ，它们 都是以 一些神 的名义 （例如 奥林匹 亚之神 
宙斯) 起 誓与斯 巴达订 立攻守 同盟。 誓约的 内容包 括当希 洛人发 生叛乱 
的时候 ，它 们无论 如何都 要去帮 助斯巴 达人， 而且无 论在什 么地方 都要服 
从斯 巴达人 的领导 ，但 斯巴达 人并不 受此类 义务的 束缚。 

后面两 种情况 的原因 是显而 易见的 ，但 斯巴达 不与它 的盟友 订立攻 
守同盟 的原因 却不是 立马就 能看出 来的。 事实上 ，解 释起 来就是 因为它 
们之间 存在着 不平等 的权力 关系。 斯巴达 人不想 违背自 己 的意愿 去接受 
一 项在他 们看来 只会对 一个盟 友有利 而对自 己没有 好处的 政策。 但是这 
些盟 国得到 了一项 集体性 的权力 ，即 当他们 去执行 斯巴达 人想要 实施的 
政 策或行 动之前 ，斯 巴达人 须先咨 询他们 的意见 ，我 们将来 还会再 说说这 
种 情况。 同样 ，还 有一条 免责的 条款， 如果某 个城邦 认为受 到了更 为优先 
的宗 教义务 的约束 的话， 它可以 提出相 应的理 由来请 求免责 ，从而 不必执 
行 联盟作 为整体 制定的 政策或 实施的 行动。 这样， 斯巴达 和盟国 之间的 
权 力关系 在一定 程度上 就得到 了平衡 ，另 一方面 ，它 们相互 之间的 权限也 
就清 楚了。 因此 ，从技 术上讲 ，伯罗 奔尼撒 同盟—— 用古代 的说法 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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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达 人和他 们的同 盟”或 “伯罗 奔尼撒 人”—— 是一种 不平等 的霸权 ，斯巴 
达 是霸主 或领 导者， 而 其他盟 国 H 是附 属国 （ summachoi ) ， 他 
们在霸 主的命 令下共 同去参 与进攻 和防守 ，为 的却 是保护 霸主的 利益。 

斯巴达 与铁该 亚的联 盟有可 能是在 “遗骨 ”事件 发生的 那段时 间里缔 
结的 ，这 是整个 联盟最 终得以 形成的 前奏。 也有可 能斯巴 达是最 先与埃 
利斯 （ Elis ) 缔结了 同盟， 因为埃 利斯控 制了奥 林匹克 ，埃利 斯对于 斯巴达 
来说 ，其 地位仅 次于德 尔斐， 因为它 拥有泛 希腊地 区的另 一个伟 大的神 
殿。 “希腊 人”作 为一种 身份， 尤其是 联系到 公元前 480 年到前 479 年间 
发生 的事情 ，正如 我们之 后将会 看到的 ，它在 希腊城 邦与城 邦之间 的关系 
中从来 都不是 一种强 有力的 、更 不用说 是决定 性的认 同性因 素了； 在更多 
情况下 ，希 腊城邦 之间往 往更易 于相互 争斗而 不是和 平共处 ，但是 ，属于 
整 个希腊 的那些 伟大的 神殿为 希腊人 在文化 上实现 大体的 统一发 挥了重 
要作用 ，而 且至少 在四年 一届举 办的奥 林匹克 运动会 期间， 交战双 方就会 
停战 ，之 所以如 此设计 是为了 迫使或 力促整 个希腊 地区变 得更加 友好而 
不是 仇恨。 由埃 利斯派 遣的官 员组成 了委员 会来监 督赛事 的管理 工作， 
这 些有着 重大影 响力的 官员们 被称为 “ Hellanodikai ”， 差不 多就是 “希腊 
的 法官” 的意思 ，出 于利益 的考虑 ，希 腊的所 有城邦 都会尽 量与他 们保持 
良好 的关系 ，因 为一个 城邦的 公民在 比赛中 取得的 胜利就 是他所 属的整 
个城邦 的胜利 ，比 如说 ，当 一个斯 巴达公 民取得 了胜利 ，斯 巴达就 可以借 
此 增强它 在其他 领域中 的政治 声望和 影响。 换 句话说 ，在 奥林匹 克的赛 
会 上获得 的胜利 在外交 上同样 也是有 价值的 ，而斯 巴达人 只要有 可能他 
们就会 为了政 治目的 而千方 百计地 利用他 们的宗 教虔诚 ，因此 ，在 很早的 
时候 ，他 们就使 尽了所 有的手 段与埃 利斯建 立了一 种永久 性的并 具有约 
束性 的外交 关系。 

伯 罗奔尼 撒同盟 可能在 公元前 6 世 纪中期 开始初 具规模 ，但 是又过 
了半 个世纪 ，这个 联盟才 在制度 上得以 稳固。 斯巴达 大约在 公元前 525 
年 的时候 ，作 过一次 有趣的 尝试， 事后就 再也没 有什么 后续的 行动了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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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480 年之前 ，这 是第 一次也 是仅有 的一次 ，斯 巴达人 跑到遥 远的爱 
琴海 东边， 向亚洲 大陆进 行了一 场海上 远征。 这是 一次与 柯林斯 人的联 
合远征 ，目 的是 要推翻 萨摩司 （ Samos ) 的僭主 波律克 拉铁斯 （ Polycrates ) 
77 并且帮 助一些 萨摩司 的流亡 者恢复 原职。 要 说服不 谙航海 的斯巴 达人远 
离国土 到一个 不熟悉 的地方 去进行 远征， 一定得 花大力 气才行 ，而 斯巴达 
最后同 意了此 次远征 ，这其 中如果 不是有 一些特 别的原 因的话 ，那 么就可 
能与这 次远征 的提议 者有关 ，或 者是 上述两 方面的 综合因 素促成 了这次 
唯一 的远征 ，从 而使得 它不同 寻常。 

首先 ，就 说说原 因吧。 在当时 ，斯 巴达人 很希望 得到一 个推翻 各种专 
制政权 的声望 ，也就 是推翻 那些不 合法的 、僭 越或违 反宪法 的独裁 统治。 
事实上 ，斯 巴达人 的所作 所为并 不是完 全始终 如一的 ，或者 最重要 的是它 
想 要得到 的声望 有点名 不副实 ，因此 这就需 要我们 对具体 事例进 行具体 
分 析了。 在斯 巴达准 备干涉 萨摩司 的波律 克拉铁 斯的统 治这件 事情当 
中， 既有推 动也有 拉动的 原因。 无论出 于哪种 原因， 一些斯 巴达人 在这之 
前已经 与另一 些萨摩 司人建 立了某 种亲密 的关系 ，这 种关 系通过 他们相 
互之 间的互 访得以 巩固和 发扬。 有例 为证， 大约在 公元前 550 年， 一位叫 
埃乌 纳斯特 (Eumnastus) 的斯 巴达居 民在一 个未知 的场合 献给萨 摩司的 
赫拉一 尊青铜 容器， 这个礼 物上绘 着一头 令人印 象深刻 的狮子 ，同 时还刻 
了进 献者的 名字。 毋庸 置疑， 一些被 波律克 拉铁斯 驱走的 流亡者 同时也 
是 亲斯巴 达的人 （ Spamnophiles )。 希 罗多德 的记载 相当幽 默：斯 巴达人 
面 对这些 流亡者 发表的 长篇大 论时非 常冷静 ，但却 被他们 陈述的 理由所 
说服 ，然 而遗憾 的是希 罗多德 并没有 说清楚 究竟是 什么样 的理由 说服了 
斯巴 达人。 

斯巴 达人作 出这个 决定的 一个因 素无疑 是由于 柯林斯 人极力 主战。 
可以 肯定的 是柯林 斯人在 公元前 525 年 就已经 成为了 斯巴达 的盟友 ，实 
际上 可能与 铁该亚 、埃利 斯这两 个城邦 与斯巴 达结盟 的时间 几乎一 样早， 
虽 然希罗 多德并 未明确 说明这 一点。 斯巴达 与柯林 斯的结 盟更多 地是出 

62 



第二章 公元前 500 年的 斯巴达 


于地缘 政治的 考量而 非感性 的原因 ，尽管 这两个 城邦同 为多利 安民族 （与 
铁该亚 、埃 利斯不 同）。 柯林 斯人控 制了进 出伯罗 奔尼撒 半岛的 陆上通 
道 ，任 何人出 人伯罗 奔尼撒 半岛都 需要取 道柯林 斯地峡 ，而 且柯林 斯人的 
港口遍 布地峡 ，这 意味着 他们的 船队向 东可进 人萨罗 尼克湾 （ Saronic )， 

向 西可进 人柯林 斯湾。 一贯对 斯巴达 持敌对 态度的 阿尔戈 斯正好 位于柯 
林 斯的东 南方向 ，因此 ，对 于斯巴 达人来 说无论 如何都 必须要 把柯林 斯拉到 78 
自己这 边来。 当然 ，这 种关系 对双方 都有利 ，柯 林斯人 也需要 利用斯 巴达人 
来对 阿尔戈 斯人形 成制衡 ，或是 支持他 们实现 自己在 伯罗奔 尼撒的 内部和 
外部想 要达到 的政治 目标。 正是 因为它 处于如 此重要 的战略 位置， 才使它 
能够而 且不只 一次地 在一些 问题甚 至是一 些非常 重大的 问题上 ，如 向第三 
方宣 战或是 指挥一 场已经 商定好 了的战 争等问 题上， 公然违 逆斯巴 达的意 
志。 当柯林 斯人在 公元前 525 年极力 主张向 波律克 拉铁斯 开战的 时候， 

他 们这种 强有力 的姿态 本身就 足以让 斯巴达 人加以 认真考 虑了。 

波律克 拉铁斯 究竟是 怎样一 个人？ 他其 实并不 是萨摩 司岛上 第一个 
独 揽权力 的僭主 ，但他 在这个 方面无 疑是最 有效力 也是最 重要的 一个； 希 
罗 多德掌 握了许 多关于 萨摩司 的第一 手资料 ，因为 他曾在 波律克 拉铁斯 
统治 萨摩司 的时候 在这个 岛上居 住过， 岛上的 三大“ 奇迹” 工程正 是在波 
律克 拉铁斯 的统治 期间建 造的： 一条一 公里长 的穿山 隧道， 可以为 萨摩司 
的城 镇供应 稳定和 必要的 水源； 一座大 型的防 波堤， 可用来 保护萨 摩司的 
港口； 还有 一座为 城邦的 庇护女 神赫拉 修建的 宏伟的 神殿。 希罗 多德还 
有趣 地将波 律克拉 铁斯称 为“在 所谓凡 人的一 代”中 第一位 控制了 大海的 
统治者 ，或 建立 了第一 个海上 帝国。 据说 ，克 里特的 米诺斯 王也曾 是海上 
霸王 ，但那 是在波 律克拉 铁斯之 前很早 的事了 ，而且 米诺斯 王取得 制海权 
是在 黑暗遥 远的神 话和传 说时代 ，并不 在可査 实的、 有记载 的人类 历史当 
中。 一方面 ，波 律克拉 铁斯在 海上的 野心和 实力促 使他去 干涉位 于萨摩 
司西边 的库古 拉戴斯 （ Cyclades ) 的国 内事务 ，他在 那里扶 植了吕 戈达米 
斯担 任傀儡 僭主； 另一 方面， 在东边 ，他 跑去向 东方的 新强权 —— 波斯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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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叫板 ，当 时的波 斯以萨 迪斯为 基地设 置了它 在吕底 亚的地 方总督 。波 
律克拉 铁斯显 然想与 波斯人 建立某 种分管 协议， 在一些 现代学 者看来 ，斯 
巴达之 所以决 意要推 翻他， 其背后 动机其 实是反 对波斯 帝国。 

如果 这种观 点是正 确的话 ，这大 概不是 第一次 表明了 斯巴达 人是反 
对波 斯人的 ，但 这却是 第一次 有证据 表明他 们有意 愿与敌 人在远 离自己 
的国土 ，或附 近的区 域进行 面对面 的直接 交战。 遗 憾的是 这只是 一种没 
有真 凭实据 的猜测 ，因此 我们现 在只能 暂时把 这个问 题搁置 在一旁 ，回到 
前边论 述的事 情上来 ，特 别是 转到斯 巴达和 阿尔戈 斯之间 的关系 上来。 
这两 个城邦 之间的 矛盾由 来已久 ，它 们之间 的冲突 对抗大 概早在 公元前 
8 世 纪下半 叶就开 始了。 反正 我们可 以在提 尔泰奥 斯尚流 传后世 的诗歌 
中找 到它们 发生直 接冲突 的确凿 证据， 时间大 概是在 公元前 670 年 。如 
果传统 记载的 关于叙 喜阿伊 之役的 时间准 确的话 ，那 么这 两个国 家还曾 
在 公元前 669 年发 生过一 场激烈 的战斗 ，当 时的阿 尔戈斯 可能是 处在强 
有力 的国王 —— 菲顿 （Phekl 0n ) 〔1〕 的 领导下 ，令人 信服地 取得了 这场战 
斗的 胜利。 

叙喜 阿伊所 处的位 置是在 杜列亚 （Thyreatis) 的边 境地带 ，位 于斯巴 

达的 东北部 ，不 言而喻 ，斯 巴达在 这一事 件中扮 演了侵 略者的 角色。 这次 

, ' 

战败在 很多方 面给斯 巴达造 成了非 常深远 而持久 的伤害 ，成 为了 这两个 
城邦 之间长 期无法 了结的 宿怨。 在与铁 该亚实 现了必 要的和 解之后 ，斯 
巴 达人显 然找到 了一条 通往伯 罗奔尼 撒东北 部的更 好的行 军路线 ，从而 
使 他们觉 得有能 力去与 阿尔戈 斯人作 一次彻 底的了 断了。 这一事 件大概 
发生在 公元前 545 年 的时候 ，根 据希罗 多德的 记载， 与此同 时波斯 征服了 
吕底亚 ，萨迪 斯也遭 沦陷。 斯 巴达与 阿尔戈 斯之间 的这场 冲突所 进行的 
方式， 至少在 开始的 时候是 相当奇 特的。 

斯巴 达人与 阿尔戈 斯人并 未一开 始就召 集他们 所有的 重甲步 兵投入 


〔1〕 据说 ，菲 顿首先 在伯罗 奔尼撒 人中引 人了度 量衡， 第一个 铸造了 银币； 他还把 阿尔哥 
斯诸 邦联合 了起来 ，并 且是最 先在战 争中使 用重甲 步兵进 行作战 的人。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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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 战当中 ，而是 同意各 自选出 300 名出类 拔萃的 勇士进 行决斗 ，这 真是 
一场英 雄之间 的勇气 较量。 在 经历了 一场或 一系列 的惊天 动地的 厮杀搏 
斗之后 ，出 现了一 个令人 惊异的 结果， 战场上 最后只 剩下了 三名还 活着的 
战士： 两名阿 尔戈斯 人和一 名斯巴 达人。 这两 名阿尔 戈斯人 ，可能 是天生 
的 平等主 义者和 民主派 ，他们 先是依 据最后 人数上 的优势 判断自 己是获 
胜的 一方， 然后就 赶回国 内去报 告战果 ，阿尔 戈斯人 闻讯后 就开始 庆祝这 
次 胜利。 然而 ，那 个活下 来的斯 巴达人 既不是 民主派 也不是 平等主 义者， 
他拒 绝认输 ，相反 ，他 认定 胜利是 属于斯 巴达的 ，因 为到了 最后只 有他一 
个人还 留在了 战场上 ，做 一个真 正的重 甲步兵 应该做 的事情 ，“坚 守岗 
位” ，而 且他还 以斯巴 达的名 义用战 利品堆 立起一 座“胜 利纪念 碑”。 阿尔 
戈 斯人大 为光火 ，他们 当然不 会接受 斯巴达 人的这 种说法 ，于 是就 倾城出 
动 ，派 出了所 有的重 甲步兵 去攻击 斯巴达 的军队 ，而 结果却 是斯巴 达人取 
得了决 定性的 胜利。 同时 ，作为 这场战 争的直 接成果 ，斯巴 达人不 但控制 
了 杜列亚 ，而 且还在 后来将 它并人 到了斯 巴达的 领土拉 西代梦 之内。 

斯巴 达人用 一种具 有象征 意义的 、独特 的宗教 仪式来 庆祝他 们所取 
得 的胜利 和新得 的领土 ，他们 规定每 年都要 在当时 作战的 地方举 行帕帕 
罗 尼亚节 （ Parparonia ) ，参 加庆典 的人都 要头戴 “杜列 亚”冠 ，并还 为此制 
作了 各种各 样的小 铜像， 其中有 一些到 现在还 保存得 很完好 ，斯巴 达人把 
这些小 铜像敬 献给各 种神明 ，感 谢他 们给斯 巴达带 来了辉 煌的胜 利并在 
关键 时刻赐 予了斯 巴达人 战斗的 力量。 希罗 多德补 充说， 在获得 这场胜 
利之后 ，斯 巴达人 养成了 一种与 众不同 的文化 习俗， 那就是 成年的 战士开 
始骄傲 地留起 了长发 ，而且 还是惊 人的长 ，但 事实上 这一习 俗是不 太可能 
与任 何某一 个特别 的历史 事件联 系到一 起的， 无论这 一事件 有多么 重大。 
另一 方面， 这场失 败给阿 尔戈斯 人带来 的伤害 的程度 ，绝 不亚于 公元前 
669 年他 们在叙 喜阿伊 给斯巴 达人带 去的。 到了 公元前 420 年， 正值雅 
典 战争中 那段短 暂的平 静时期 ，阿 尔戈斯 人要求 与斯巴 达人再 战一场 ，更 
确 切地说 是要再 来一场 300 名战 士之战 …… 奇 怪的是 ，斯 巴达人 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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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要求。 

到了 公元前 525 年, 斯巴达 人大概 已经摆 放好了 大部分 “拼图 ”的位 
置 ，伯 罗奔尼 撒同盟 在那个 时候终 于得以 正式成 形了。 斯 巴达与 雅典的 
关 系构成 了这个 联盟最 终得以 出现的 背景。 让我们 简短地 回顾一 下到那 
时代为 止的雅 典吧。 与希腊 许多城 市一样 ，雅 典在 其历史 早期也 是处于 
贵 族的统 治之下 ，这 些人自 称为“ 善人” （Eupatridae， 即贵族 、长 老） 。他 
们垄 断了雅 典的政 治和宗 教大权 ，直至 公元前 6 世纪 由梭伦 （Solon) 发起 
的改革 才改变 了这种 局面。 梭伦 （与 斯巴达 人奇隆 一样) 是 希腊早 期的七 
贤 之一。 然而 ，即使 是这些 改革也 不足以 避免僭 主统治 的出现 ，在 柯林斯 
和 西库翁 （Sicyon) 出现 了希腊 最早的 僭主统 治的一 个世纪 之后， 僭主制 
最终 还是降 临到了 雅典。 在 之前发 动了两 次政变 并获得 了部分 成功之 
后 ，贵 族庇西 特拉图 （Peisistratus) 终于在 公元前 545 年左 右的时 候建立 
了稳 固的专 制政体 ，从 而使他 可以在 公元前 528 年 或是前 527 年 去世的 
时候 把权力 移交到 儿子希 庇亚斯 （Hippias) 手中。 因此 ，在 公元前 525 年 
的时候 ，当 斯巴 达和柯 林斯试 图去终 结僭主 波律克 拉铁斯 在萨摩 司的统 
治 的时候 ，雅典 还处在 希庇亚 斯的牢 牢统治 之下。 实际上 ，在 公元前 525 
年 或是前 524 年 的时候 ，希庇 亚斯已 经通过 哄骗或 胁迫的 方式让 其他的 
雅典 贵族成 员去担 任高官 ，如阿 尔克美 欧尼达 伊家族 （Alcmeondids) 的克 
莱斯 铁涅斯 （Cleisthenes)， 他在 公元前 525 年或前 524 年 的时候 担任了 
雅 典的执 政官。 

然而 ，到了 公元前 514 年 ，一 些贵族 的耐性 已经慢 慢耗尽 ，于 是他们 
策划了 一次刺 杀希庇 亚斯的 行动。 这次行 动在实 施过程 中显然 出了差 
错， 希庇亚 斯之兄 希帕尔 科斯被 刺杀了 ，幸免 的希庇 亚斯开 始变得 更加残 
酷 ，他的 统治就 已经很 像是我 们现在 所理解 的“僭 主统治 ”了。 克 莱斯铁 
涅 斯对从 雅典内 部发动 革命的 方式感 到绝望 ，于是 ，他 与他 的一些 追随者 
们开 始选择 流亡。 在 公元前 513 年的 时候， 他试图 从外部 向雅典 发动突 
袭 以图实 现政变 ，亦告 失败。 他因此 将注意 力转向 了“地 球的肚 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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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斐 ，为了 讨好阿 波罗并 让他倾 向于自 己， 他就花 巨资翻 修了阿 波罗神 
殿中的 主殿。 因此 ，当斯 巴达人 按照惯 例去德 尔斐请 求神谕 的时候 ，不论 
他们询 问的是 什么， 得到的 回答都 是“去 ，将 雅典人 从希庇 亚斯的 僭政中 
解放出 来”。 这个回 答让斯 巴达人 感到有 些为难 ，因 为他 们——或 者至少 
是斯 巴达的 领导者 ，也就 是那些 真正管 事的人 一 - 与希庇 亚斯及 其家族 
迄今都 保持着 良好的 、实 际上是 友好的 关系。 例如 ，在 公元前 519 年 ，斯 
巴 达人曾 经建议 彼奥提 亚的小 城普拉 提亚与 希庇亚 斯的雅 典结盟 ，而不 
是加入 由底比 斯统治 的泛彼 奥提亚 同盟。 这 一事件 也为多 年后底 比斯与 
雅典之 间的敌 对关系 埋下了 伏笔。 

虔诚的 斯巴达 人在经 过一番 仔细的 考量之 后终于 说服了 自己 ，派出 
了 一支远 征军于 公元前 512 年或前 511 年去推 翻希庇 亚斯。 相当 不可思 
议的 是他们 这次是 从海路 而不是 从陆路 出发的 ，同时 ，指挥 军队的 也不是 
两 位国王 （克 列欧美 涅斯和 戴玛拉 托斯） 中的任 何一位 ，而 是一个 名叫安 
启莫 里欧司 （Anchimolius) 的人 ，此人 无疑也 是来自 斯巴达 的一个 显要家 
族 ，但 其他的 情况就 不太清 楚了。 毫不令 人惊讶 ，这 第一支 远征军 遭遇了 
惨败 ，这样 ，在 公元前 510 年由 国王克 列欧美 涅斯指 挥的斯 巴达军 队从陆 
地上侵 入雅典 就显得 很有必 要了。 斯巴 达这一 次取得 了完胜 ，希 庇亚斯 
和 他的儿 子们被 关进监 狱随后 被流放 ，这样 ，流 亡的 克莱斯 铁涅斯 和他的 
追随 者们就 可以返 回雅典 并恢复 政治活 动了。 然而 ，那些 在佩西 斯特拉 
提达 伊家族 实行僭 主统治 之前曾 经被认 为是正 常的政 治主张 和政策 ，现 
在 已经不 再那么 有效了 ，它们 现在已 经无法 再满足 雅典各 阶层的 权力要 
求了， 雅典的 中层市 民认为 他们应 该分享 到更多 的权力 ，而 普通的 贫苦市 
民则 认为他 们至少 应该拥 有发言 的机会 ，而 市民中 的大多 数却还 继续保 
持着 沉默。 于是， 足智多 谋的克 莱斯铁 涅斯就 开始向 这部分 人进行 游说， 
并在 公元前 508 年或前 507 年的时 候以自 己的名 义实施 了一揽 子的改 
革。 现在回 顾起来 ，这套 改革制 度可以 被看作 是一种 原始的 民主制 ，它是 
希腊， 实际上 也是世 界上的 第一个 “人民 政权” (people-power) 。 



斯 巴达人 


克列欧 美涅斯 

(执 政期间 ： 公元前 520 年至前 490 年） 

亚里士 多德在 《政 治》 （写于 公元前 4 世纪 30 年代至 20 年代） 一书 
中 颇为不 屑地评 价斯巴 达国王 只是一 种世袭 的将军 ，除 此之外 什么都 
不是。 因 为他们 在国内 的时候 没有什 么权力 ，而 且还要 低三下 四地去 
讨 好监察 官们。 在斯 巴达历 史上曾 有两位 国王最 为积极 地挑战 过这种 
来自 外界的 评价， 克列欧 美涅斯 一世就 是其中 的一位 ，当 时与他 共同执 
政的另 一位国 王是阿 吉西劳 斯二世 （ Agesilaus II ， 执政 时间从 公元前 
400 年至前 360 年）。 事实上 ，在斯 巴达这 样一个 成功而 且富于 侵略性 
的军事 社会里 ，生来 就被授 予了最 高军事 指挥权 的国王 可不是 一个无 
足轻 重的小 角色。 

希 罗多德 关于斯 巴达王 位的重 大意义 有自己 的看法 ，我想 ，我 们最好 
83 还 是听从 他的这 种看法 好了。 他在他 的著作 的某一 个段落 中还专 门岔开 
原 来的话 题来说 明斯巴 达国王 在国内 和国外 的权力 ，他 这样做 （当 然也有 
目的） 是 要证明 斯巴达 在与其 他普通 的希腊 城邦进 行比较 时是多 么的奇 
特 与不同 ，多么 的“另 类”。 同样 ，他的 记述也 揭示了 一个精 明而能 干的斯 
巴达 国王在 实际上 究竟能 够行使 多大的 权力。 

然而 ，在 克列欧 美涅斯 一世这 个案例 中却有 一个悖 谬之处 ，因 为希罗 
多 德的观 点是否 有效看 上去取 决于那 些贬损 克列欧 美涅斯 一世的 历史记 
叙。 这位 国王执 政的“ 时间并 不长” ，曾经 受到过 长老会 的审问 ，他 还不得 
不 通过行 贿德尔 斐来废 黜另一 位国王 ，他也 曾经试 图带领 斯巴达 坚决地 
反抗波 斯但却 失败了 ，而 且到 后来他 竟然完 全疯了 ，落 得个可 悲的下 
场 —— 罪有 应得！ 希罗 多德将 这视为 神明对 克列欧 美涅斯 在德尔 斐的渎 
神行为 所作的 惩罚。 然而 ，幸运 的是， 尽管希 罗多德 对克列 欧美涅 斯有着 
露骨 的偏见 ，这种 偏见混 合了希 罗多德 自己虔 诚的宗 教信仰 ，但同 时也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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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了克列 欧美涅 斯的敌 人在其 死后精 心谋划 的诋毁 ，而且 希罗多 德自己 
还 为此提 供了相 当多的 证据来 证明这 种诋毁 是确凿 无疑的 ，因此 ，看 来我 
们有必 要重写 一个新 的历史 脚本。 

克列欧 美涅斯 复杂的 一生在 他还未 出生之 时即初 露端倪 ，他 是阿那 
克桑德 里戴斯 （ArmxandHdas) 的第一 个儿子 ，但他 的母亲 却不是 阿那克 
桑德 里戴斯 的第一 个妻子 ——实际 上在当 时是他 唯一的 妻子。 这 第一个 
妻子长 期不孕 ，鉴 于古代 医学水 平的落 后和男 权社会 的性别 偏见， 不孕的 
原 因理所 当然地 都被归 咎于妻 子而非 丈夫。 然而 ，这 个丈夫 —— 阿那克 
桑德里 戴斯深 爱自己 的妻子 ，无 论如何 也想要 把她留 在自己 的身边 ，后来 
直至长 老会发 出正式 的命令 ，他 才不 得不另 娶一个 妻子。 这第二 个妻子 
来自 贤者奇 隆家族 ，她大 概是在 公元前 560 年的时 候生下 了后来 的克列 
欧 美涅斯 一世。 然而， 阿那克 桑德里 戴斯并 没有因 此拋弃 他的第 一个妻 
子 ，实 际上他 因为拒 绝与她 离婚而 犯下了 重婚罪 ，按 照希罗 多德的 记述， 
这“完 全不是 斯巴达 人的做 法”。 就这样 ，阿 那克桑 德里戴 斯没有 抛弃自 
己的结 发妻子 ，实 际上 ，这 个妻子 还接连 为他生 下了三 个儿子 ，从 而在后 
来引 发了斯 巴达人 关于王 位继承 的争端 ，这 是获得 文献证 实的第 一次王 84 
位争端 ，但也 很可能 并非第 一次。 

阿那 克桑德 里戴斯 大约于 公元前 520 年去世 ，他 去世 后阿基 亚德家 
族的王 位继承 人之争 就在克 列欧美 涅斯和 他同父 异母的 弟弟多 里欧斯 
(Dorieus) 之间 展开。 希罗 多德可 能是受 他所掌 握的文 献资料 的影响 ，认 
为多里 欧斯具 有为王 的潜质 （am/r 叹加 /u?)。 他在参 加“够 格者” 训练期 
间 以及作 为一名 年轻的 成年战 士的时 候都表 现得勇 敢并富 有男子 气概， 
公元前 525 年大 概是在 反对萨 摩司的 波律克 拉铁斯 的战役 中他证 明了自 
己的 才能。 在 斯巴达 ，唯有 王储才 能免除 参加“ 够格者 ”训练 的义务 ，其他 
的孩子 都要参 加这种 强制性 的训练 ，这 是他 们拥有 公民身 份的一 个必要 
条件。 准予 王储不 必参与 训练， 部分原 因是基 于实际 的考虑 ，为的 是防止 
出现一 种情况 ，即某 个王储 可能无 法满足 “够格 者”训 练对 个人的 身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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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 上的严 格要求 ，但这 种政策 主要还 是出于 一个象 征性的 原因， 即要强 
调斯巴 达的国 王作为 宙斯的 半人半 神之子 —— 赫拉 克勒斯 的后代 是如何 
的卓 尔不凡 （因此 不需要 参加训 练）。 多里欧 斯并非 法定的 王位继 承人， 
所以 不能被 免除参 加“够 格者” 训练， 而他似 乎正是 抓住了 这个机 会来表 
现 自己的 优秀。 

关 于年轻 的多里 欧斯的 有趣的 事儿当 然不止 这些。 还 有他那 个独特 
的名字 ，多 里欧 斯就是 “多利 安人” (Dorian) 的意思 ，“ 多利安 人”是 一个显 
赫的 称号。 显然 ，所 有的斯 巴达人 都是多 利安人 ，所 以为何 身为其 中的一 
个人 还要取 这个名 字呢？ 有一 种解释 认为， 取这个 名字的 过程本 身是有 
计 划的。 在 神话的 意义上 ，拥 有统治 权的王 室和斯 巴达的 其他贵 族都声 
称自己 是荷马 所说的 “亚加 亚人” （Achaeans) 的后裔 ，尤其 是王室 都会声 
称 自己是 墨涅拉 俄斯的 后代。 我们前 面说过 ，大 约在 公元前 550 年 ，斯巴 
达人 曾大张 旗鼓地 宣传他 们在铁 该亚发 现了“ 亚加亚 人”俄 瑞斯忒 斯的遗 
骨 ，与此 同时又 在伯罗 奔尼撒 的亚加 亚地区 发现了 其子提 萨美诺 斯的遗 
骨。 这 些举措 似乎可 被视为 是一种 “亚加 亚人” 的策略 ，而取 名为“ 多里欧 
斯” 也许可 被视为 一种与 之针锋 相对的 反诘， 多里欧 斯的母 亲这样 做可能 
目的在 于要强 调多里 欧斯不 属于某 个狂妄 自大的 、排 外的贵 族阶层 ，而是 
一个 普通的 平民。 

无 论如何 ，对 于已故 父王阿 那克桑 德里戴 斯留下 的王位 ，多里 欧斯始 
终还 是构成 了一种 挑战。 面对这 种挑战 ，克列 欧美涅 斯的回 应是: 他是先 
王的 长子而 且是在 先王登 基之后 出生的 ，好 像这可 以使他 的出生 显得更 
加合法 似的。 不 出意料 ，斯巴 达人按 照传统 的惯例 拥立克 列欧美 涅斯为 
王 ，然而 他们当 时不可 能会想 到这样 做会给 自己以 及斯巴 达带来 多大的 
麻烦。 多里欧 斯发现 一山难 容二虎 ，于 是一抓 住机会 就马上 离开了 祖国， 
试图 去北非 或西西 里开拓 一个成 功的殖 民地来 建立自 己 的名誉 —— 这是 
继塔拉 斯之后 ，斯 巴达 第二次 向海外 扩张。 

如果 希罗多 德的手 抄本所 提及的 年代可 信的话 ，克列 欧美涅 斯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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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活 跃在历 史舞台 上是在 公元前 519 年 ，克 列欧美 涅斯当 时充当 了雅典 
和底 比斯之 间的争 端的调 停者。 这次 争端是 因为普 拉提亚 的归属 问题引 
起的 ，底比 斯声称 无论是 从地理 还是从 民族上 来看， 这个地 方都应 属于彼 
奥提亚 ，底 比斯 在当时 以及之 后一段 时间里 都是彼 奥提亚 人中力 量最强 
大的 城邦。 克列欧 美涅斯 担心底 比斯的 力量过 于强大 ，而 且斯巴 达与雅 
典的关 系当时 还不错 ，此 时的雅 典正处 于僭主 希庇亚 斯的统 治之下 ，这个 
人是 僭政的 建立者 庇西特 拉图的 儿子。 克列 欧美涅 斯于是 想了一 个一石 
二 鸟之计 ，他 建议普 拉提亚 与雅典 人结盟 ，继 续坚持 不加人 彼奥提 亚人的 
政 治圈子 ，这 样他既 讨好了 雅典人 ，同 时也在 相当长 的时间 里把底 比斯人 
的 仇恨转 移到了 雅典人 身上。 

大约 是在两 年之后 ，萨 摩司人 （ Samian ) 的问题 又重回 斯巴达 人的议 
程 ，萨摩 司人的 领导人 迈安多 里欧斯 （ Maeandrius ) 亲 自来到 斯巴达 ，恳求 
斯巴 达援助 他赶走 国内投 靠波斯 的傀儡 僭主。 然而 ，即使 是行贿 也没有 
说服 克列欧 美涅斯 ，这 位国王 还要求 迈安多 里欧斯 马上离 开斯巴 达甚至 
是“ 伯罗奔 尼撒” ，这清 楚地表 明斯巴 达当时 已经成 为了伯 罗奔尼 撒联盟 
的 首领。 克 列欧美 涅斯自 己也 表现得 像一个 泛希腊 地区的 政治舞 台上的 
大人物 ，但 是麻烦 已经来 到了他 面前， 而且正 是这些 麻烦在 后来迫 使他退 86 
位 ，也有 可能最 后还导 致了他 的精神 错乱。 

希罗 多德在 《历 史》 第六卷 中论及 斯巴达 的法规 和习俗 的地方 附带地 
议论了 斯巴达 的王权 ，尽 管重 复较多 ，但引 人注意 ，他 指出 来自两 个王族 
的国王 之间的 仇视是 斯巴达 人的传 统政治 生活结 构的一 部分。 这 种观点 
在某 种程度 上也可 能是不 正确的 ，因 为可以 援引阿 吉西劳 斯二世 和阿吉 
西波里 斯一世 （ AgesipolisI ) 之 间的关 系作为 反证。 然而 ，毫 无疑问 ，克列 
欧美涅 斯和另 一位国 王戴玛 拉托斯 （于 公元前 511 年至前 491 年间 执政） 

之间 的争吵 就像成 了惯例 似的， 他们彼 此仇恨 ，水火 难容。 他们之 间的矛 
盾大 约是在 公元前 506 年 的时候 达到了 最高点 ，作 为克列 欧美涅 斯控制 
雅典的 努力的 一部分 ，他 在雅 典扶植 了一个 傀儡政 府并彻 底地推 翻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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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的民主 制度。 此后 ，两 位国王 开始互 相敌对 ，都在 寻找各 种理由 来挑起 
事端。 

戴玛拉 托斯是 早产儿 ，一 生都 未从争 议中解 脱出来 ，关 于王位 的继承 
问题 ，他 可能在 公元前 515 年 的时候 也遇到 了类似 于克列 欧美涅 斯在之 
前曾遇 到过的 反对。 我 们现在 已经不 清楚戴 玛拉托 斯在原 则和政 策上究 
竟有多 少反对 克列欧 美涅斯 ，也不 清楚在 个人和 家族上 ，他 与克列 欧美涅 
斯 的敌对 关系又 发展到 了什么 程度。 无 论如何 ，戴 玛拉托 斯的反 对在开 
始的 时候是 非常有 效的。 主要 是因为 戴玛拉 托斯的 阻扰， 克列欧 美涅斯 
不仅在 公元前 506 年 发起的 针对雅 典的远 征遭遇 了彻底 的失败 ，而且 ，他 
随 后试图 通过外 交手段 来达到 自 己的目 标 的努力 也宣告 失败。 得 益于在 
权力上 迅速的 复原能 力和适 应能力 ，他在 公元前 499 年重 新获取 了最高 
的权 力地位 ，当时 ，另一 位来自 东部希 腊的米 利都的 僭主阿 里斯塔 哥拉斯 
(AHstagoras) 跑 到克列 欧美涅 斯的门 前来请 求援助 以抵抗 波斯。 克列欧 
美 涅斯再 一次断 然拒绝 了这个 求援者 ，据说 克列欧 美涅斯 的女儿 —— 机 
智的 戈尔歌 ，当时 只有八 九岁， 在一旁 一眼就 看穿了 阿里斯 塔哥拉 斯所陈 
述的 各种理 由中的 缺陷。 

公元前 494 年 ，在阿 尔戈斯 地区的 赛披亚 （Sepeia)， 克 列欧美 涅斯对 
阿尔戈 斯实施 了致命 的一击 ，歼灭 了至少 6000 名阿 尔戈斯 战士。 阿尔戈 
斯在 对待波 斯的问 题上采 取了一 种中立 的立场 ，这 促使我 们推断 克列欧 
幻 美涅 斯之所 以如此 对待阿 尔戈斯 可能与 他的波 斯政策 有关。 但是 ，首先 
可 以肯定 的是在 公元前 491 年和前 490 年以前 ，克 列欧美 涅斯的 态度还 
未发生 巨变。 在 那之前 ，克列 欧美涅 斯的所 作所为 也被希 罗多德 难得亲 
切地称 为“全 希腊的 好人” ，那时 ，他 坚定 而刚毅 地反对 波斯。 事实上 ，克 
列 欧美涅 斯并未 全力推 行他的 反波斯 政策。 

据说克 列欧美 涅斯曾 经行贿 德尔斐 ，他警 告斯巴 达人" 一 阿 卡狄亚 
将与 斯巴达 开战。 他还到 斯巴达 的盟友 埃吉纳 那里捕 捉人质 ，因 为埃吉 
纳 曾经给 了波斯 人所要 求的水 和土这 些象征 屈服的 物品。 当戴玛 拉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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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 出要支 持埃吉 纳来反 对他的 迹象的 时候， 他立即 废黜了 戴玛拉 托斯， 

并且 用戴玛 拉托斯 的一个 远方亲 戚同时 也是私 敌取代 了戴玛 拉托斯 ，他 
知道这 个人在 将来可 以成为 对自己 唯命是 从的支 持者。 传 说他后 来还疯 
了。 他的 随从从 他身边 路过时 会被他 戳脸。 他 变成了 斯巴达 的累赘 ，于 
是被关 了起来 ，看 守他 的显然 是一个 值得信 赖的希 洛人。 克列欧 美涅斯 
此时似 乎并没 有丧失 说服人 的能力 ，他 让这 个希洛 人把一 把匕首 交给了 
他 ，然后 用这把 小刀从 脚往上 一片一 片地切 割自己 的身体 ，自 杀了！ 这个 
情节大 概是说 故事的 人告诉 希罗多 德的。 

“盖棺 定论” （Look to the end) ， 意味着 绝对不 要在没 有看到 一个人 
如何 死去的 时候就 冒然判 断他的 一生是 否成功 ，希 罗多德 欣然采 纳了这 
则希腊 箴言. 克列欧 美涅斯 的结局 的确令 人尴尬 而且死 状可怖 ，希 罗多 
德了解 不下于 四种关 于他的 死因的 解释。 希 罗多德 本人赞 成的是 希腊人 
中最为 普遍的 说法， 即阿波 罗用这 种方式 惩罚了 克列欧 美涅斯 ，因 为他曾 
在德尔 斐向传 神谕的 女祭司 行贿。 然而 ，雅 典人和 阿尔戈 斯人对 于这种 
上天报 应的具 体情况 各有各 的说法 ，但 都与 克列欧 美涅斯 曾入侵 他们的 
领土 并犯下 过渎神 的罪行 有关。 希罗 多德给 出的四 种解释 中最有 意思的 
要数斯 巴达人 自己赞 成的那 一种了 ^ 

根据这 种说法 ，克 列欧美 涅斯之 所以会 在最后 那样死 去是因 为他已 
经变 成了一 个发狂 的酒鬼 ，他从 一些斯 奇提亚 （Scythian) 使者那 里学会 
了饮用 不加水 的烈酒 ，但 这种 说法中 又有多 少可信 性呢？ 克列欧 美涅斯 88 
与 斯奇提 亚使者 相遇的 时间大 概是在 公元前 512 年 ，而那 恶魔般 的酒精 
大约 是过了 20 年 之后才 发挥作 用的。 如果这 件事是 真的话 ，那么 我们仅 
可 得知克 列欧美 涅斯与 一些野 蛮人以 及来自 黑海北 岸的斯 奇提亚 人会过 
面 ，在希 罗多德 这样经 验丰富 的旅行 者看来 ，这 些人 是所有 野蛮人 中最野 
蛮 和最凶 残的。 但是， 斯奇提 亚人又 是如何 找到去 斯巴达 的路线 的呢？ 

这还 真是有 点神秘 ，但有 必要说 明一下 ，在一 个世纪 之后， 一个斯 巴达人 
被称 呼为“ 斯奇提 亚人” ，这可 能暗示 了在某 一个历 史点上 ，这 两群 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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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经产生 过某种 联系。 

酒对 于希腊 人来说 具有深 厚的象 征和文 化意义 ，并且 它几乎 从来就 
不 是不掺 水的。 现代希 腊文中 表示酒 的词语 —— “Krah” 来源于 古代希 
腊单词 “ Km 士” ，意为 混合， 古代的 酒通常 是要掺 水后才 饮用的 ，有 
时 1 份 酒差不 多要加 20 倍那么 多的水 ，混 合后的 酒就盛 在一个 混合钵 
中供人 饮用。 希腊 的其他 地方有 一种正 式的饮 酒聚会 被称为 
“ 会饮” ，宾 客当中 会有一 个人被 选为当 晚的“ 国王” ，他 的一个 
主要 任务就 是决定 供客人 饮用的 酒的浓 度以及 酒钵的 数量。 酒钵 越多， 
掺的 水越少 ，这 聚会就 越让人 髙兴。 

然而 ，众所 周知， 斯巴达 人向来 是严格 克制饮 酒的。 他 们从不 像其他 
希腊 人那样 举行私 人性的 会饮， 他们可 以在公 餐食堂 的晚餐 中喝一 些酒， 
但 是非常 节制。 最明显 的是， 希腊的 酒神迪 奥尼索 斯在斯 巴达的 任何主 
要节日 或祭祀 中都不 是崇拜 的对象 ，送 可能 是因为 榨取敬 神时用 的果汁 
的葡萄 不是由 自由人 ，而 是由希 洛人种 植的。 事实上 ，在 斯巴 达只允 
许一一 或者是 强迫^ ~ ■一 种人 喝得烂 醉如泥 、丑 态毕露 ，这 些人就 是希洛 
89 人。 这实 际上是 成年的 斯巴达 人故意 示范给 新一代 的年轻 人看的 ，以让 
他们 知道哪 些行为 不是他 们应该 做的。 

所以， 如果克 列欧美 涅斯经 常饮用 这种纯 酒的话 ，他的 这种做 法无疑 
是不 为斯巴 达社会 的律法 所容的 —— 这样的 行为并 不比一 个希洛 人或一 
个最粗 鄙的野 蛮人强 多少。 可是 ，嗜 酒的行 为本身 就足以 解释他 的自杀 
或自 杀的方 式吗？ 对此， 我有些 怀疑。 有一种 原因人 们却避 而不谈 ，这种 
原因 显得更 加凶险 ，它或 许可以 解释他 的死因 ，起码 也能使 故事变 得更具 
娱乐性 ，那 就是他 是被谋 杀的， 并且是 由一个 后来继 承了他 在阿基 亚德家 
族的王 位的人 下命令 谋杀的 ，此 人就 是他同 父异母 的弟弟 ——列奥 尼达。 
而他饮 用烈酒 过度的 说法可 能只是 事后散 布出来 的谣言 ，为 的是 掩盖国 
王被人 谋杀的 真相； 一 个后来 成为神 话的人 （列奥 尼达） 竟 然参与 了对另 
89 一位 国王的 谋杀？ 不 可否认 ，这 种说法 可以成 为侦探 小说的 素材， 但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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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西 比德先 是投靠 斯巴达 ，受到 欢迎， 尔后又 讨得了 波斯人 的欢心 -一 无 
论如何 ，他 曾经与 波斯的 统治者 们商议 过国事 并为他 们出谋 划策， 他这样 
做损 害了自 己祖国 的巨大 利益。 地米 斯托克 利的叛 国就更 加的明 目张胆 
了。 公元前 480 年 ，他率 领希腊 海军成 功地击 败了波 斯舰队 ，取得 了萨拉 
米海战 的大捷 ，正 是这 场胜利 为希腊 人最后 在普拉 提亚和 密卡尔 所取得 
的决 定性胜 利铺平 了道路 ，也就 是在此 役之后 ，他似 乎就判 定斯巴 达而不 
是波斯 将会成 为雅典 未来最 主要的 对手和 敌人。 从这一 点来看 ，他 实在 
是 太有远 见了！ 此后 ，他明 显地不 再热心 于反对 波斯了 ，当 雅典创 立并成 
功地发 展出一 个反波 斯的海 军联盟 的时候 ，他 在公 众中的 影响力 也开始 
每 况愈下 ，大 约是在 公元前 470 年或这 个时间 的前后 一段时 间里， 他被雅 
典人 用陶片 放逐法 = 1] 正 式放逐 10 年。 于是 ，他破 罐子破 摔或者 说是一 
不做 二不休 ，投靠 了波斯 人并成 了波斯 国王的 随从， 死后也 葬在了 波斯帝 
国 的领土 ^玛格 涅希亚 （ Magnesia ) ， 此地正 是雕塑 家巴绪 克勒的 故乡。 

戴玛拉 托斯同 样也曾 被自己 的祖国 所拋弃 ，但 不是经 由民主 投票的 
方式 ，因为 斯巴达 不是也 从未出 现过雅 典那样 的民主 政体。 他和 地米斯 
托 克利一 样在波 希战争 最激烈 、紧张 的时期 参加过 马拉松 战役。 然而 ，与 
地 米斯托 克利不 同的是 ，他并 不是被 斯巴达 正式流 放的而 是自愿 地选择 
了如此 ^ 就 这种意 义而言 ，当他 决定“ 投靠波 斯”并 且成为 了波斯 国王薛 
西斯的 一名非 常重要 的随从 的时候 ，他 显然 是一个 更为可 恶的叛 国者。 
然而 ，希罗 多德却 不顾自 己本来 是支持 希腊的 抵抗事 业的坚 定立场 ，主动 
降低 了批评 戴玛拉 托斯的 调子， 这是非 常有意 思的。 戴玛 拉托斯 之所以 
叛国可 能有很 多原因 ，我 们在前 面已经 提到过 ，戴玛 拉托斯 总的说 来是与 
另一 位国王 克列欧 美涅斯 势不两 立的。 不管 怎样， 我们还 是禁不 住要对 
希罗 多德的 做法产 生疑问 ，他 为何可 以原谅 一个像 戴玛拉 托斯这 样的叛 
徒* 但 在评论 地米斯 托克利 的时候 ，态度 却又变 得如此 尖酸刻 薄呢？ 


U 〕 陶 片放逐 法：在 古希腊 的雅典 和其他 城邦内 .对大 众投票 选出的 被认为 危害社 会的公 
民进 行的一 种短期 放逐。 一一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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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 这里有 两个原 因可以 解释希 罗多德 的这种 偏袒。 首先， 他很可 
能与 那些给 他讲述 这些故 事的人 ，也 就是居 住在特 洛阿德 (在 安纳 托利亚 
的 西北部 ，赫勒 斯庞特 海峡的 附近） 的 戴玛拉 托斯的 直系后 裔们相 处过一 
段时间 ，这些 人的观 点影响 了他对 戴玛拉 托斯的 看法； 在色 诺芬那 个时代 
他们 仍居住 在那里 ，其中 有两个 人都取 了非常 响亮的 名字， 并且是 斯巴达 
的王 族才会 用的名 字：埃 乌律斯 铁涅斯 （Eurysthenes ) 和普洛 克勒斯 
( Procles ); 第二个 原因与 第一个 原因同 等重要 有时 甚至是 更为重 
要 一-那 就是希 罗多德 将希腊 人民联 合起来 反抗波 斯看作 是第二 位的政 
治目标 ，在 他所处 的那个 时代， 排在整 个希腊 的政治 议程中 第一位 的是调 
和斯巴 达人与 雅典人 的关系 ，或 者至 少让这 两个城 邦意识 到他们 彼此之 
间的 需要比 他们自 己想象 的要多 ，而 他们亏 欠对方 的也多 于他们 为别人 
付 出的。 因此， 希罗多 德有意 地将戴 玛拉托 斯描写 成一个 表现他 的这种 
泛 希腊主 义思想 的人物 ，戴玛 拉托斯 曾经不 无悲壮 地向波 斯国王 薛西斯 
(Xerxes) 指出 ，有 多少斯 巴达人 愿意为 希腊的 胜利献 出自己 的性命 ，则他 92 
们所 代表的 希腊文 明和文 化就有 多么的 优秀。 

让我们 从宏大 的历史 图景返 回到不 太重要 的细节 上来吧 ，把 注意力 
从 希腊与 波斯之 间的战 争转移 到戴玛 拉托斯 的一生 上来。 为了说 清他充 
满争议 的出生 ，我 们的故 事得从 公元前 491 年或前 490 年开始 ，正 是在那 
一年 他因为 被人质 疑是私 生子而 遭废黜 ，来 自德尔 斐的神 谕也大 致上证 
实了这 种质疑 ，这 则神 谕据说 其实是 他的敌 人克列 欧美涅 斯一世 通过行 
贿 德尔斐 的祭司 编造出 来的。 戴 玛拉托 斯被废 黜之后 ，他 的继任 者列乌 
杜奇戴 斯二世 就开始 对他百 般污辱 ，这 位新 国王通 过一个 仆人之 口来询 
问他 ，仅仅 只做一 名官员 内心有 何感想 （那时 他正在 参与组 织一年 一度的 
“少年 欢舞节 ”）。 列乌 杜奇戴 斯这么 做可能 是想达 到让戴 玛拉托 斯自动 
流亡 的目的 ，但是 ，据说 戴玛拉 托斯在 永远离 开斯巴 达之前 ，与他 已故的 
母亲的 亡灵有 过一次 交谈。 希罗 多德的 《历 史》 的第 六卷， 记叙了 戴玛拉 
托斯是 如何向 母亲询 问她奇 怪的受 孕以及 自己出 生的真 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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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戴 玛拉托 斯感到 悲伤的 最终根 源是这 样一个 事实， 即他的 父亲阿 
里斯通 （AHston) 在最初 的时候 确实否 认过戴 玛拉托 斯是自 己的亲 生子， 
理 由是从 阿里斯 通第一 次与戴 玛拉托 斯的母 亲同房 到戴玛 拉托斯 出生中 
间 才刚刚 7 个月 ，因 此他 判断戴 玛拉托 斯不可 能是他 的亲生 儿子。 戴玛 
拉 托斯的 母亲就 是那位 儿时长 相丑陋 ，但在 遇到了 海伦之 后却变 成了美 
人的 妇女， 她是国 王阿里 斯通从 自己最 好的朋 友那里 用狡计 骗来的 （可参 
看本 书第一 章“海 伦”一 节）。 从 来没有 人提及 过这位 母亲的 名字： 这在古 
希腊 人记述 的妇女 的事迹 中是相 当普遍 的现象 ，因 为他们 认为不 当着不 
相 关的男 人的面 提及一 位受尊 敬的女 性的名 字是一 种表示 尊敬的 方式， 
当然 ，王 室的女 性可能 会被认 为是不 受这个 规则约 束的， 这是合 乎情理 
的 ，而且 ，斯 巴达 的妇女 通常是 那些对 斯巴达 怀有敌 意的文 献编撰 者抨击 
或 嘲笑的 对象。 

然而 ，希 罗多德 远远说 不上对 戴玛拉 托斯的 母亲抱 有敌意 ，他 笔下的 
这 位母亲 反而让 人感到 很亲切 ，他详 细地描 写了她 与戴玛 拉托斯 的这次 
93 长谈。 她 手中捧 着儿子 献给她 的祭品 的一部 分内脏 ，被迫 发誓必 须向儿 
子吐露 真相。 她说她 是在被 阿里斯 通迎娶 回家的 第三个 (一 个吉 祥数） 夜 
晚 受孕的 ，但她 也不能 完全肯 定阿里 斯通就 是戴玛 拉托斯 的父亲 ，因 为那 
个晚 上还有 一个幻 影般的 人也曾 “拜访 ”过她 ，后来 才知道 这个幻 影是当 
地的 英雄阿 司特罗 巴科斯 （Astrabacus， 这位 英雄的 神殿就 在王室 的大门 
口旁 边）。 因此， 戴玛拉 托斯要 么是阿 里斯通 的儿子 ，要么 是阿司 特罗巴 
科斯的 儿子。 

这样 的回答 可能并 不能完 全让戴 玛拉托 斯感到 振奋。 一方面 ，他的 
母亲澄 清了他 7 个月就 出生的 秘密， 这正是 让阿里 斯通生 气而不 愿承认 
戴玛拉 托斯是 其亲生 儿子的 实情。 他 母亲解 释说男 人们对 这些问 题向来 
是很 无知的 ，并非 每个婴 儿都要 怀胎满 十个月 后才可 出生的 （希腊 人计算 
日 期时把 首尾两 月不包 括在内 —— 按照 现在的 方法就 是九个 月）。 然而， 
她 没有说 一个如 此早产 的婴儿 是极难 存活下 来的； 在古 代希腊 ，即 使是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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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降 生的婴 儿都很 难确保 一定能 存活。 有意 思的是 这位母 亲也并 未指出 
戴 玛拉托 斯为何 能被允 许养大 ，即使 是在阿 里斯通 已经发 誓说儿 子不是 
他亲 生的情 况下。 大概 斯巴达 当时的 权威人 物或权 力机构 —— 五 位监察 
官 ，或 者可能 是长老 院对这 个问题 有另外 的看法 ，正 如我们 所知， 阿基亚 
德 王族的 国王阿 那克桑 德里戴 斯曾经 在好一 段时间 内都没 有生下 儿子， 

这样 的话他 就没有 继承人 ，于是 ，斯巴 达的权 力机构 或权威 人物就 对他的 
婚姻 进行了 干涉。 “ 戴玛拉 托斯” （Demaratus) 这个 名字照 字面的 意思是 
“ 人民祈 求的” (Damos) ，因此 ，这 可能 是戴玛 拉托斯 的母亲 为设法 让自己 
的 儿子得 到父亲 的喜爰 而采取 的一种 方式。 

戴玛拉 托斯被 允许抚 养长大 ，就我 们所知 ，阿里 斯通并 没有另 外的子 
嗣， 因此作 为欧里 庞提德 王室的 继承人 ，戴玛 拉托斯 与阿基 亚德王 室的克 
列 欧美涅 斯一样 都获准 无需参 加“够 格者” 训练。 当 戴玛拉 托斯到 了适婚 
的年龄 ，大 概是在 25 岁左右 的时候 ，有 一件 事就充 分证明 了他真 是他那 
位会 耍花招 的父亲 ^ ■阿 里斯通 —— 的 儿子。 阿里 斯通曾 经从他 的好友 94 
手中 骗走了 妻子， 而戴玛 拉托斯 则是从 自己的 远房堂 兄那里 偷走了 新娘。 
我们正 在讨论 的这位 女士名 叫培尔 卡洛斯 （Percahis) 是奇隆 的女儿 ，因 
此 ，或许 这次抢 夺在纯 粹的个 人恩怨 之外还 隐藏着 某种政 治性的 目的。 

希罗 多德如 此评述 戴玛拉 托斯： 

戴 玛拉托 斯使用 了计谋 ，夺走 了对手 的新妇 ，他把 这位新 娘在婚 
前拐 跑而使 她和自 己结 了婚。 

在 所有的 斯巴达 婚礼中 ，模 拟或象 征性的 抢新娘 是正常 仪式的 一部分 ，但 
是如 此看来 ，戴玛 拉托斯 确确实 实曾经 抢夺过 别人的 新娘， 这倒是 不常见 
的。 他的 那个情 场敌手 就是列 乌杜奇 戴斯， 克列欧 美涅斯 在后来 费尽心 


〔1〕 Herodotus VI. 65 .可 参见 《历史 》（ 下册） 中译本 ，第 4肋页。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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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地罢 黜了戴 玛拉托 斯之后 ，就 是用此 人替代 了他。 

在希罗 多德的 记叙里 ，戴 玛拉托 斯作为 与克列 欧美涅 斯共同 统治斯 
巴 达的双 王之一 ，或 者说是 敌对王 之一， 下一次 露面是 在雅典 战争中 。如 
我们前 面所见 ，大 约是在 公元前 506 年 ，当柯 林斯人 反对克 列欧美 涅斯攻 
打 雅典的 计划或 至少是 攻打的 方式时 ，戴玛 拉托斯 站在了 柯林斯 人的一 
边， 这导致 了这次 攻打遭 受了灾 难性的 失败。 此后， 无论是 在个人 关系还 
是在 政见上 ，克列 欧美涅 斯和戴 玛拉托 斯都成 为了不 共戴天 的死敌 ，但在 
他们 之间的 斗争中 ，又似 乎一直 是克列 欧美涅 斯占据 着上风 ，至少 在每次 
关键时 刻作决 断的人 总会是 克列欧 美涅斯 ，而 不是 戴玛拉 托斯。 我们很 
容 易就可 以想象 ，戴玛 拉托斯 一定会 因此而 不顾一 切地报 复克列 欧美涅 
斯。 公元前 491 年 ，他可 能觉得 他的时 机终于 来了。 

克 列欧美 涅斯领 导斯巴 达人在 与阿尔 戈斯的 战争中 赢得了 巨大胜 
利 ，但 他夺取 胜利的 方式却 是有点 问题的 ，因 为从表 面上看 这次胜 利与两 
起 渎神事 件有关 （可 参见 上文） ，而斯 巴达人 在整体 上对宗 教又都 是非常 
虔 诚的。 至此 之前， 克列欧 美涅斯 的宗教 声望显 然还完 好无损 ，因 为当他 
的政敌 鼓动监 察官委 员会对 他进行 质询时 ，理 由不 是他的 不虔诚 而是他 
为何 未能攻 陷阿尔 戈斯城 （尽管 他杀死 了大约 6000 名阿 尔戈斯 重甲步 
兵 ，从而 导致阿 尔戈斯 国内出 现了巨 大的社 会危机 ，并 且使 这个国 家几乎 
95 付出了 一代人 的军事 实力） 在他的 这些政 敌之中 ，为 首的无 疑就是 
戴玛拉 托斯。 克 列欧美 涅斯巧 妙地利 用了斯 巴达人 的虔诚 和对预 兆的尊 
敬来 为自己 进行了 强有力 的辩护 ，他 说当他 一踏进 阿尔戈 斯城外 的赫拉 
神殿时 ，一 道火焰 就从那 座远近 闻名的 、受到 人们顶 礼膜拜 的女神 雕像的 
胸膛射 了出来 ，这 正说明 他已经 完成了 神心中 所意愿 的所有 事情； 他还声 
称， 只有当 火焰是 从女神 的头部 射出时 ，才说 明他必 须彻底 地夺取 阿尔戈 
斯城。 


〔1 〕 遭此重 创之后 ，阿 尔戈 斯的奴 隶取得 了政权 并统治 了国家 ，直至 那一代 死去的 战士的 
儿子们 长大成 人后才 夺回政 权。-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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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 次质询 的细节 ，希 罗多 德只提 到了监 察官们 ，这 位历史 学家对 
法律 上的细 节从来 都没有 表示过 特别的 兴趣。 因此， 情况可 能是这 样的， 

克列 欧美涅 斯的政 敌们向 五位监 察官提 出对他 的控告 ，而 监察官 们认为 
他有 必要为 此作出 辩护。 希 罗多德 再次在 行文中 给读者 留下了 一种印 
象， 即所有 斯巴达 人由于 某种原 因似乎 都想要 审判克 列欧美 涅斯。 无论 
如何 ，有证 据显示 还有一 些斯巴 达国王 在后来 也受到 过审判 ，如果 这些关 
于诉 讼程序 的证据 还靠得 住的话 ，那么 ，能够 剥夺公 民权力 的最高 法庭只 
能是由 长老会 构成， 按照职 务戴玛 拉托斯 也是长 老会成 员之一 ，另 外还包 95 
括 五位监 察官。 这说明 大多数 的斯巴 达人其 实还是 认为克 列欧美 涅斯对 
于他没 有攻取 阿尔戈 斯一事 所做的 辩护是 “可信 而且合 乎情理 的”。 

三四 年之后 ，戴玛 拉托斯 认为他 找到了 另一个 惩治他 的这位 对手的 
机会。 当时克 列欧美 涅斯正 远离希 腊中心 ，在 柯林斯 地峡的 另一边 ，正试 
图 在雅典 和已经 投靠波 斯的岛 屿城邦 埃吉纳 之间建 立起一 条抵抗 波斯的 
统一 阵线。 所以 ，当 他不在 斯巴达 的时候 ，戴玛 拉托斯 ，用 希罗多 德的委 
婉说法 是，“ 开始诽 镑克列 欧美涅 斯”， 推测起 来应该 是说克 列欧美 涅斯站 
在雅典 一- 这个 斯巴达 的敌人 ■-一 那 一边去 反对斯 巴达的 盟友埃 吉纳。 

当 克列欧 美涅斯 完成了 那件带 有争议 的任务 从埃吉 纳返回 斯巴达 之后， 
立马就 因为这 件事而 废黜了 戴玛拉 托斯。 

在受 到列乌 杜奇戴 斯的难 以容忍 的侮辱 之后， 戴玛拉 托斯离 开斯巴 
达 “去了 波斯” ，这 是希罗 多德的 说法， 但意义 含糊。 戴玛拉 托斯可 能是取 
道 拉姆普 撒科斯 （ Lampsacus ) 去波 斯的， 与 同为变 节者的 前雅典 僭主希 96 
庇亚斯 一样， 他将自 己的女 儿阿尔 启迪凯 （Archedice) 嫁给了 亲波 斯的赫 
勒斯庞 特城的 僭主的 儿子。 依据 他的子 嗣的居 住地" 4 寺 洛阿德 
(丁 road) 来推断 ，这 个地 方可能 正是波 斯国王 大流士 一世赏 赐给戴 玛拉托 
斯的个 人财产 ，据 推测 还有一 些财产 可能是 大流士 的儿子 及继任 者薛西 
斯 （Xerxes) 赏赐给 他的。 下一次 我们看 到戴玛 拉托斯 的时候 ，他 已经成 
为 了薛西 斯那次 针对希 腊大陆 的不幸 征程中 的紧密 随从。 希罗多 德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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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戴 玛拉托 斯成为 了一个 “深谋 远虑的 顾问” ，他所 发挥的 作用可 能与他 
的实 际生活 是相符 合的。 例如 戴玛拉 托斯曾 经向他 的大王 指出， 斯巴达 
人 对本国 法规的 惧怕远 甚于对 薛西斯 的武力 征讨。 公元前 480 年 在温泉 
关 ，也是 他向薛 西斯解 释了为 何斯巴 达人在 战斗即 将到来 之前会 特意梳 
理 他们的 长发。 

戴玛拉 托斯在 希罗多 德的记 述中说 过的最 后一句 话是： 

诸神 会关心 这支大 军的！ 

这 句话据 推测应 该是萨 拉米海 战之前 ，即 公元前 480 年之后 说的。 事后 
想来 ，就 像德尔 斐的神 谕那样 ，这句 话也可 以作多 种阐释 ，其 中之 一就是 
薛西 斯的军 队将会 遭遇灭 顶之灾 ，同时 ，这句 话所表 达出来 的宗教 虔诚感 
也给读 者留下 了良好 的印象 ，而事 实上这 种虔诚 可能是 由一个 ，正 式地 
说 ，一个 背叛他 的祖国 （斯 巴达和 希腊） 的人 表达出 来的。 这肯定 正是希 
罗 多德想 要表达 的意思 ，但我 们肯定 得先把 对戴玛 拉托斯 的道德 评判放 
在一边 ，而 应该 问一问 在波斯 战争期 间他是 否帮助 还是伤 害过希 腊人的 
抵抗 事业？ 以 及在战 争之前 ，就 短期或 中期效 果而言 ，究竟 是他的 还是克 
列欧 美涅斯 的政策 对斯巴 达更为 有利？ 在我 看来， 这些问 题的答 案已经 
很清 晰了。 

这一 事件对 斯巴达 与伯罗 奔尼撒 同盟的 关系， 及斯巴 达国王 该如何 
在 国外行 使军队 的最高 指挥权 等问题 都产生 了非常 深远的 影响。 斯巴达 
97 人在此 之后通 过了一 条法规 ，禁 止两 位国王 在远离 拉科尼 亚和美 塞尼亚 
的 地方共 同指挥 同一支 军队。 接下来 ，大 概是 公元前 504 年 ，当斯 巴达人 
希望伯 罗奔尼 撒的盟 友支持 他们对 雅典发 动进一 步进攻 的时候 ，他 们在 
斯巴 达召开 了一次 伯罗奔 尼撒同 盟代表 大会， 这一次 ，斯巴 达不得 不通过 


〔 1 〕 Herodotus VIII.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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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和 投票这 样的正 常程序 来争取 盟友的 支持。 在 大会上 ，同盟 国的代 
表和斯 巴达人 一样有 权发言 ，发 言之后 ，同盟 国开始 投票， 每个盟 国都有 
一票 的权利 而不必 考虑它 们国土 面积的 大小和 地缘政 治上的 关系。 正是 
在这第 一次有 案可查 的代表 大会上 ，斯巴 达的提 案被否 决了。 有 人还提 
议恢复 希庇阿 斯在雅 典的僭 主地位 ，但 遭到 了以柯 林斯为 首的大 部分盟 
国 的反对 ，至 少从希 罗多德 所辑录 的代表 们的演 讲内容 来看是 如此的 ，有 
些 代表还 指责斯 巴达违 背了他 们一直 以来反 对僭主 和专制 政体的 原则。 

然而 ，尽管 伯罗奔 尼撒同 盟大会 否决了 斯巴达 的提案 ，但 斯巴 达人是 
绝 不会愿 意永远 都受制 于代表 大会的 ，更不 可能被 迫去接 受一项 他们不 97 
同意 的政策 ，或实 施一项 他们不 认可的 行动。 实际上 ，只有 斯巴达 人才有 
权力召 开这样 的大会 ，而 且也 只有在 他们召 开了自 己的公 民集会 并决定 
了他 们想要 做什么 之后， 才会去 召集城 邦的代 表来参 加大会 ，至于 盟友的 
意愿 到底如 何就不 是他们 要考虑 的了。 这些 盟友都 曾经宣 誓无论 在何种 
情况下 ，都要 服从斯 巴达人 的领导 ，而 不是 相反。 斯巴 达迄今 为止还 拥有要 
求其 他盟国 服从它 的指挥 而自己 并不受 此约束 的权力 ，后来 制定的 新的限 
制条件 正是用 来约束 斯巴达 的这种 特权的 ，这 反而使 同盟变 得更加 强大而 
不是 软弱。 盟 友们可 能因此 而感觉 到它们 的愿望 也是有 价值的 ，从 而认为 
这 个组织 是基于 它们相 互之间 的一些 共识才 建立起 来的。 二 十五年 之后， 

也 就是在 公元前 480 年， 斯巴达 领导的 伯罗奔 尼撒同 盟成为 了希腊 世界里 
抵抗 波斯人 侵的不 可或缺 的中坚 力量。 

在 下一章 ，我们 将转为 叙述希 腊对波 斯的抵 抗战争 ，在 这之前 ，我们 
首先 得回顾 一下从 公元前 600 年至前 500 年间 斯巴达 的社会 、经 济和文 
化 发展的 状况。 我们尤 其要注 意在文 学与考 古学的 文献资 料中任 何关于 
斯巴达 人的简 朴生活 的记载 ，这 种生活 方式闻 名遐迩 ，到色 诺芬来 到斯巴 
达并定 居下来 的时候 ，已 经成为 一种独 特的文 化标志 ，在 公元前 4 世纪上 98 
半叶的 时候， 色诺芬 在自己 的著作 中记载 了很多 与斯巴 达社会 的风俗 、习 
惯 相关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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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歌 诗人提 尔泰奥 斯的政 治诗和 战争诗 写得相 当好， 而且也 相当适 
合保存 ，斯 巴达 人会在 公餐食 堂进餐 或作战 期间围 在篝火 旁边的 时候演 
唱这 些诗歌 ，很多 世纪以 来都是 如此。 阿 尔克曼 （ Aleman ) 的诗在 公元前 
600 年 前后最 为流行 ，与前 者形成 完全而 彻底的 对比。 确实 ，许多 古代的 
评注家 都不敢 相信阿 尔克曼 真是个 土生土 长的斯 巴达人 一一 他 当然是 
的 -一- 但他 反而声 称他祖 上是来 自萨迪 斯的吕 底亚人 ，这 种判断 是参考 
他的一 些诗作 中的引 文得出 来的。 但 这些引 文的珍 贵之处 不在于 证实了 
阿尔克 曼的外 国血统 ，而 是说明 了斯巴 达仍然 向外界 保持着 开放。 他们 
当然 也需要 进口铜 和锡去 制造实 用的铜 制物品 ，但 他们显 然没有 必要去 
进 口珍贵 、奢侈 的原料 ，如 黄金和 象牙。 铜和 锡也被 男女工 匠们用 来制作 
成精美 的物品 ，然 后虔 诚地献 给神灵 ，首先 就是欧 西亚。 铅 和制陶 用的黏 
土和铁 矿石一 样在当 地有着 丰富的 储量。 斯 巴达人 的极度 实用主 义以及 
鄙 视审美 的名声 在后来 几乎人 人皆知 ，但关 于斯巴 达的更 早期的 考古发 
现却与 这种名 声不太 符合。 在 公元前 7 世纪 中期的 时候， 斯巴达 人制作 
的 大量铅 制小塑 像就并 不仅仅 是出于 实用的 目的。 大量质 地优良 、绘图 
精 美的陶 器也不 仅仅只 用于世 俗生活 或献给 斯巴达 的神明 ，从 公元前 7 
世纪晚 期起， 这些陶 器已经 出口到 了很远 的地方 ，如 意大利 南部、 伊特鲁 
里亚 （ Etruria ) 今天 的法 国南部 ，甚至 还到了 西边的 西班牙 ，往 东则到 
了萨摩 司东部 并进人 了黑海 地区。 

在 公元前 6 世纪的 时候， 斯巴达 人开始 制作另 外两种 具有独 特风格 
的手 工艺品 ，它们 都给后 人留下 了非常 深刻的 印象。 首先， 是大量 的黏土 
面具 ，它们 有着各 式各样 的造型 ，有 一些 是画满 图案的 ，它 们都是 用来敬 
献给欧 西亚神 殿的， 大概与 一些在 神殿举 行的仪 式或舞 蹈有关 ，但是 ，这 
些物品 也表明 它们受 到了来 自北非 迦太基 的腓尼 基人的 艺术的 影响； 其 
99 次 ，是 一系列 的铜制 小人像 ，让 人过目 难忘， 它们再 现了各 种穿戴 着不同 

〔1〕 位于今 意大利 中西部 。一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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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 事服装 的成年 男性重 甲步兵 ，特别 值得一 提的还 有他们 的武器 装备。 
这两样 东西就 像前面 的手工 艺品与 绘制陶 器一样 ，在 空间 上的传 播范围 
也极 为广泛 ，不仅 遍及拉 科尼亚 和美塞 尼亚， 而且向 南还出 现在了 阿拉伯 
的亚 丁地区 （ Ade n ) 〔1〕 。 它们 或许是 斯巴达 人出于 某种宗 教上的 宣传策 
略 而被分 送到斯 巴达以 外的地 方去的 ，因为 它们中 的大多 数最后 都进入 
了 当地的 各种神 殿当中 ，这 种说法 似乎是 有些道 理的。 

当然 ，全部 或绝大 多数的 手工艺 品都是 由边民 中的一 些能工 巧匠制 
作的 ，希 洛人可 能充当 了助手 ，当 然也可 能没有 ，总 之它们 不可能 是由斯 
巴达的 公民们 制作的 ，同时 ，这 些工艺 品也是 由边民 、海外 贸易者 和商人 
们 出口到 外面世 界的。 不过， 这些工 艺品常 常是为 斯巴达 人或是 受斯巴 
达 人委托 制作的 ，委托 人既有 个人也 有团体 ，有 男也 有女。 我们在 这一节 
前面已 经说过 萨摩司 的埃乌 纳斯特 敬献的 铜碗。 同样 ，我 们可以 援引由 
巴 绪克勒 设计的 位于阿 密克利 的阿波 罗神殿 ，或是 后面将 说到的 在公元 
前 5 世纪 80 年代竖 立的“ 列奥尼 达”的 大理石 雕像， 以及在 公元前 5 世纪 
70 年代建 造的“ 波斯人 柱廊” （参 见下 一节） 作为 例子， 换言之 ，在 公元前 
500 年， 说此时 的斯巴 达就像 后来的 人们所 想象的 或传说 中所描 述的那 
样是文 化沙漠 或不毛 之地， 尚为时 过早。 


〔1〕 也 门最大 的城市 ，位 于亚丁 湾南部 ，是阿 拉伯半 岛南部 的主要 港口。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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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波斯 战争: 公元前 490 年 

至前 479 年 


斯 巴达在 公元前 5 世纪 80 年 代开始 的时候 ，一 直笼罩 在王室 成员的 
死亡阴 影当中 ，他 们有些 是自杀 ，有些 则可能 是被谋 杀的， 后来还 发生过 
不只一 起的渎 神事件 ，从而 使斯巴 达的声 誉进一 步受到 污损。 列 奥尼达 
如果 为他长 兄的死 (谋 杀？) 而感到 内疚， 或者是 间接地 感到内 疚的话 ，那 
他将 会意识 到他需 要去清 理这些 污点。 同样可 以肯定 ，与 他同期 执政的 
另一 位国王 列乌杜 奇戴斯 （Leotychidas) 之所 以能得 到欧里 庞提德 王位， 
也 要归功 于一件 亵渎神 灵的欺 骗行为 ，因此 他也需 要更多 的东西 来证明 
自己。 本节主 要的篇 幅将集 中在波 斯战争 中的一 些大型 会战上 ，如 公元 
前 480 年 的温泉 关战役 、阿 提米西 恩战役 （Artemisium) ， 以及 公元前 479 
年的普 拉提亚 战役和 密卡尔 战役。 需 要强调 的是尽 管希罗 多德更 加支持 
雅典人 ，但 斯巴 达人实 际上在 所有坚 决抵抗 波斯的 希腊人 当中是 最应为 
最 后的胜 利得到 最大的 荣誉的 ，而且 他们还 在温泉 关的那 种特殊 情形之 
下牺 牲了许 多勇猛 的武士 ，正 是因为 他们不 可动摇 的纪律 和钢铁 般的决 
心 ，才 使希腊 人最终 在普拉 提亚一 役中贏 得了关 键性的 胜利。 

列乌 杜奇戴 斯和列 奥尼达 的继任 者——摄 政 王波塞 尼亚斯 
(Pausanias) —— 在密卡 尔和普 拉提亚 这两场 取得胜 利的战 役中担 任了至 
关重要 的指挥 角色。 然而 ，在 希腊人 称为“ 米底人 事件” ，或 我们称 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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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战争 ”期间 的所有 重大会 战当中 ，最 高的荣 誉一定 要给予 列奥尼 达领导 
的温 泉关防 御战， 尽管这 场战役 最终并 没有成 功地抵 挡住波 斯人的 入侵。 
可以说 ，正 是这 一历史 事件而 不是其 他塑造 了一个 永久性 的“斯 巴达神 
话” 或传说 (参 见本书 的第二 部和第 十章） ，但是 ，在 斯巴达 得以从 阴影中 
摆脱出 来之前 ，斯巴 达人在 公元前 490 年的 马拉松 战役中 所扮演 的显然 
就不 是一个 英雄的 角色， 或者说 根本就 没有扮 演过什 么角色 ，这个 情况是 
必须 加以说 明的。 

因为 克列欧 美涅斯 的坚持 ，斯巴 达人在 公元前 500 年 的时候 拒绝了 
米利 都的阿 里斯堪 哥拉斯 的提议 ，这一 点我们 在前面 一章中 已经说 过了， 
然而雅 典却对 这个提 议表示 了赞同 ，部 分原 因可能 是他们 与米利 都人有 
着共 同的爱 奥尼亚 人血统 ，但 主要还 是因为 雅典人 想抓住 这次机 会来证 
明他 们已经 不再被 亲波斯 的僭主 所统治 ，而是 已经实 行了自 由的民 主制。 
希 罗多德 认为雅 典在摆 脱了僭 主的束 缚之后 ，第一 次成为 希腊世 界中的 
一支重 要的军 事力量 ，公 元前 506 年的 时候， 它在陆 地上击 败了它 的希腊 
邻居 ^彼奥 提亚和 优卑亚 （ Euboea )， 这 是一个 方面； 然而在 公元前 499 
年 ，当它 派出了 一支由 二十艘 战船组 成的小 型舰队 到小亚 细亚去 援助爱 
奥 尼亚人 的起义 ，并准 备给波 斯人一 点颜色 看看时 ，就 又完 全是另 外一回 
事了。 

这 次起义 持续了 六 场战役 （campaigning seansons ) ，但 雅典人 的贡献 
相 对来说 并不大 ，而且 仅局限 在战争 开始阶 段袭击 和烧毁 了吕底 亚的波 
斯总督 府所在 地萨迪 斯的一 部分。 爱奥尼 亚人于 公元前 494 年被 彻底击 
败 的时候 ，雅典 人并未 在场， 这场战 役是在 米利都 的拉戴 （ Lade ) 展 开的， 
随之而 来的就 是米利 都本身 被彻底 毁灭。 这场 起义被 完全扑 灭之后 ，雅 
典与 优卑亚 的埃列 特里亚 ( Eretria ) 同样 都成为 了波斯 人报复 的目标 。波 
斯帝 国现在 已经发 展成为 了一个 庞大的 、无序 扩张的 民族混 合体， 它总是 
要花费 几年的 时间才 能向边 境外的 国家发 动战争 ，因此 ，直到 公元前 4 世 
纪的 90 年 代中期 ，波斯 国王大 流士才 向希腊 大陆的 主要城 邦送去 盛气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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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 旨意： 要么向 波斯帝 国献出 土和水 （这 是传统 的降服 标志） 以示 服从， 
要么就 等待一 场复仇 之战。 雅 典与斯 巴达都 公开地 拒绝了 这样的 要求并 
杀死了 大流士 的信使 ，这 是严重 违反宗 教礼仪 的行为 ，同时 也有悖 于外交 
惯例。 而埃 吉纳却 臣服了 ，为此 ，克列 欧美涅 斯极为 不快， 决定采 用高压 
的方 式进行 干涉。 阿尔 戈斯则 仍袖手 旁观， 保持着 中立。 

公元前 490 年 ，在 波斯王 室成员 阿 尔塔普 列涅斯 （ Artaphrenes) 和一 
个 米底人 达提斯 的共同 统率下 ，波斯 的远征 军终于 出发了 ，他 们的 主要攻 
击目标 首先是 埃列特 里亚， 然后是 雅典。 埃 列特里 亚很容 易地就 被攻破 
了 ，城市 被焚毁 ，神 殿也被 毁坏， 而且所 有的市 民都被 当作奴 隶带走 。大 
流士 为了削 弱埃列 特里亚 的力量 ，就 把许多 埃列特 里亚人 虏为囚 犯和人 
质并把 他们带 离故土 ，并 遣送到 波斯南 部的内 陆去, 这是一 种显示 他的帝 
国 拥有强 大力量 的典型 做法。 希 罗多德 记述这 些情节 的时候 提到了 （石） 
油， 这是人 类历史 上第一 条关于 石油的 记载。 现在， 波斯帝 国的下 一个进 
攻目 标雅典 —— 以及 所有想 帮助它 的希腊 城邦^ 不得不 开始准 备去应 
对 即将兵 临城下 的波斯 人了。 

斯巴 达人声 明他们 将帮助 雅典人 ，但可 惜的是 ，当他 们派出 的一支 
2000 人 的军队 （大 概集 结了斯 巴达所 有市民 的四分 之一） 赶到 战场的 
时候， 决定性 的战役 已经结 束了。 斯巴达 人称他 们之所 以迟到 是因为 
特 殊的宗 教原因 ，他们 必须等 到满月 之后才 能正式 出发。 希罗 多德曾 
经两 次在他 的著作 中说过 ，对于 斯巴达 人而言 ，来 自神的 命令要 比来自 
人的命 令重要 得多， 但我们 不免还 是会觉 得有时 候神的 命令到 达斯巴 
达 那儿的 时机多 少有些 可疑。 无论 如何， 斯巴达 人还是 很渴望 去看看 
战场的 ，而且 他们还 给予了 希腊的 胜利者 ^ ■主 要还是 雅典人 以及来 
自普拉 提亚的 盟友们 （这 里部分 归功于 克列欧 美涅斯 以前的 外交努 
力） 一以 慷慨的 祝贺。 

斯 巴达人 有意错 过的这 场战役 ——- 马拉松 战役- -一 是 整个古 代希腊 
历史上 ，而且 在实际 上还并 不仅仅 是在古 代希腊 历史上 ，最 负盛名 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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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它就像 是大卫 战胜了 歌利亚 (Goliath) 〔1〕 ，这 场战役 之所以 获胜并 
不仅仅 要归功 于雅典 的将军 —— 战略 天才米 泰亚德 （Miltiades) 的 指挥， 

同时 还得感 谢那些 在自己 的国土 上英勇 作战的 战士们 ，他 们的英 勇奋战 
并不 只是为 了保卫 自己的 家园， 同时更 是为了 他们所 追求的 理想。 据统 103 
计 ，波 斯方面 有六千 四百多 人阵亡 ~ —— 斯巴 达人急 于想去 看看他 们的尸 
体^与 之相比 ，雅 典人仅 仅阵亡 192 人 (精确 数字） ，而普 拉提亚 人的阵 
亡人 数并不 清楚。 这些 普拉提 亚的阵 亡将士 被埋葬 在马拉 松平原 的一个 
土丘中 ，以示 敬意， 雅典人 也是如 此做的 ，不 过他们 选择的 土丘明 显要更 
大一些 ，给 人留下 的印象 也更为 深刻。 

雅典 的重甲 步兵因 为这次 战役， 而赢得 了尊敬 并获得 了一个 新的名 

号 ^ ‘马拉 松战士 ”（the Marathon-fighters) ，甚 至到了 公元前 5 世纪晚 

期之后 ，雅 典官方 在给阵 亡将士 举行惯 常的葬 礼时， 仍然会 赞颂“ 马拉松 
战士 ”的超 人胆量 和勇猛 。这 192 名 阵亡将 士也因 为他们 的英雄 壮举而 
被 给予了 宗教性 的荣誉 ，他们 的事迹 被雅典 人栩栩 如生地 雕刻进 了巨大 
的大理 石饰带 （frieze) 中， 一种现 代的观 点认为 ，这 种方式 最初是 用来装 
饰帕台 农神殿 （ParthenonV ^ 的。 雅典人 的另外 一个被 称作“ 宝库” 
(Treasury) 的公 共纪念 塔大概 也是马 拉松战 役的纪 念物， 它竖立 在德尔 
斐 的阿波 罗神殿 内的神 圣大道 (Sacred Way) 的 旁边。 

斯 巴达人 ，或 者至少 是那些 认同克 列欧美 涅斯的 波斯政 策的人 ，会因 
此感到 既懊恼 又嫉妒 ，这是 可以想 象的。 相反 ，前任 国王戴 玛拉托 斯与此 
同时却 在波斯 帝国找 到了一 个舒服 的位置 ，实 际上 他还进 入了波 斯宫廷 
最 核心的 圈子中 ，对 波斯国 王来说 ，他 是一位 难得的 既了解 斯巴达 情况又 
值得 信赖的 顾问。 最 先收留 他的大 流士在 公元前 486 年去 世了， 薛西斯 
继承了 王位。 据 说戴玛 拉托斯 曾警告 过薛西 斯不要 轻易发 动远征 。而 
且， 薛西斯 在迫不 及待地 想要去 完成父 亲死后 的遗愿 征服整 个希腊 


〔1〕 歌利亚 （Goliath) 是 《圣经 • 旧约》 中的 非利士 巨人， 被大卫 用石头 打死。 
〔 2 〕 建造 时间是 公元前 447 年至前 432 年间 ，位置 在雅典 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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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 他还得 先处理 其他一 些更为 迫在眉 睫的帝 国事务 ，即 埃及和 巴比伦 


的 问题。 因此 ，直到 公元前 484 年 的时候 ，一 切才准 备就绪 ，这位 年轻的 
帝 国霸主 现在可 以一心 一意地 实施他 的伟大 的计划 了：征 服整个 希腊大 
陆 ，将 其并入 波斯的 版图。 

希罗 多德乐 于去想 象薛西 斯曾不 只一次 地反复 考量自 己对整 个希腊 
大陆 开战是 否明智 ，这 可能并 不仅仅 是因为 这样的 想象符 合历史 学家的 
艺术 目的。 假 如薛西 斯决定 不发动 这次远 征的话 …… 那 他就可 以 避免给 
自己和 波斯帝 国带来 失败的 痛苦。 假 如他要 是听从 了他的 叔叔阿 尔塔巴 
诺斯 （Artabanus) 的 明智建 议的话 …… 假如！ 事实 上薛西 斯并没 有在这 
个问 题上犹 豫多长 时间。 希腊 在他看 来其实 只是一 个微不 足道的 敌人。 


毕竟， 在这之 前希腊 人的变 化无常 是臭名 远扬的 ，而 且他们 内部在 政治上 
又是分 裂的。 爱奥 尼亚人 的起义 ，即使 是在形 势最好 的时候 ，从希 腊的岛 
上和 陆地上 得到的 有效支 援也并 不多。 而且 在希腊 当时的 诸多城 邦的领 
袖当中 ，不 只一个 人像戴 玛拉托 斯那样 ，提议 将希腊 作为让 波斯人 停泊战 
船 的港口 ，对于 一个战 败的祖 国来说 ，这 不失为 一种更 合适的 选择。 希腊 
最主 要的作 战力量 是陆军 ，也就 是用重 甲步兵 进行冲 锋陷阵 ，往往 一小队 
士兵 便可迎 敌无数 ，堪 称以一 敌百。 如果当 时薛西 斯好好 地运用 他的智 
慧的话 ，他就 应该多 注意在 公元前 480 _ 前后 ，希腊 世界中 正在发 展的主 
要的军 事力量 ，那就 是在富 有领导 才能的 地米斯 托克利 (Themistocles) 的鼓 
动下 ，由 雅典人 创建的 一支由 三列划 浆战船 (trireme warships) : n 组成的 
第一流 的舰队 ，不 久之后 ，这支 舰队便 成为了 世界级 的强大 舰队。 薛西斯 
当时还 应该注 意一下 斯巴达 ，准确 地说可 能是因 为戴玛 拉托斯 的叛逃 ，使 
得斯巴 达人经 历了一 段时间 的踌躇 不决， 何况又 受制于 各种宗 教原因 ，他 


〔 1 〕 三列划 楽战船 （trireme warships ) ，也 可称 为三层 奖战船 ，这种 船能载 200 人 .，其 中绝 
大多 数是划 桨手。 三层 桨战船 的名称 来自于 拉丁语 “ tiremes ”， 即“三 只桨” 的意思 ，这是 因为划 
桨手 分三层 坐在船 体内。 在 甲板上 ，还有 舰队的 指挥官 、士兵 、射 手和舱 面水手 ^ 这种船 容易启 
动 、停止 和掉头 ，水 手们划 船的速 度可达 每小时 I 5 公里 ，快于 张帆的 速度。 战斗开 始时， 敌对双 
方 的战船 面对面 呈一字 排开。 最主要 的战术 是撞击 敌船， 以此来 击沉它 或者损 坏它。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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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一 向如此 ，但现 在他们 似乎比 以前要 更加坚 定地反 对薛西 斯了。 

在获 悉波斯 人即将 发动远 征之后 ，斯巴 达人像 往常那 样去德 尔斐的 
阿 波罗神 殿请求 神谕， 而神谕 却让他 们放弃 抵抗并 向波斯 投降。 神 谕说， 
斯巴 达要么 将会在 战斗中 失去一 位国王 ，要 么拉科 尼亚将 会被波 斯人踏 
平。 陷入 苦恼的 斯巴达 人此时 采取了 非常规 的措施 ，开始 频繁地 举行民 
众大会 ，以 前这种 集会只 在每个 月满月 的时候 才举行 一次。 表 面上看 ，这 
些集 会是宗 教性的 ，实际 上它们 只讨论 一项议 程：哪 些斯巴 达人现 在愿意 
为斯巴 达献出 自己的 生命？ 因为在 公元前 492 年的 时候， 也就是 在马拉 
松 战役开 始之前 ，斯 巴达人 曾经杀 死了大 流士的 信使。 最后 ，有两 位髙贵 
的- ——多种 意义上 高贵的 —— 斯 巴达人 表示愿 意担任 志愿者 ，这 种为了 
斯 巴达的 利益而 愿意做 出自我 牺牲的 不平常 举动是 后来历 史的一 次小型 
预演 ，是 即将到 来的一 次更为 壮观也 更为悲 壮的自 我牺牲 的缩影 那 
就是在 公元前 480 年， 300 名 斯巴达 人在温 泉关所 做出的 集体性 的自我 
牺牲。 然而 ，薛西 斯根本 就没有 兴趣要 处死这 两位斯 巴达人 ，甚至 无暇处 
置 他们。 在 公元前 481 年 的秋季 ，数 量不多 的一些 希腊城 邦赞同 使用一 
切方法 来共同 抵抗即 将到来 的波斯 大军的 人侵。 

这些 城邦的 代表们 在柯林 斯地峡 进行了 富有象 征意味 的会面 ，这个 
地方靠 近波塞 冬神殿 ，这 个神殿 每两年 主办一 次泛希 腊的宗 教节日 —— 
“ 地峡运 动会 ” （the Isthmina Game ) ， 这是希 腊世界 四个主 要的宗 教节日 
之一。 这 个地峡 当时可 能也是 斯巴达 人的视 野和抱 负能够 到达的 最远的 
边界。 即 使是在 形势开 始要求 斯巴达 把自己 的军事 力量投 送到希 腊的中 
部 和北部 那些远 离家乡 的地方 的时候 ，斯巴 达人仍 然还是 一门心 思地想 
以地 峡为界 ，不愿 再越出 一步， 他们在 地峡的 宽约六 公里的 瓶颈之 地修筑 
了工事 ，试 图把 伯罗奔 尼撒变 成一座 堡垒。 正如希 罗多德 所正确 理解和 
阐明的 ，这 完全 是斯巴 达人一 厢情愿 的天真 想法。 关键在 于薛西 斯所领 
导的 侵略军 是从水 陆两路 齐头并 进的。 也就 是说， 征服希 腊需要 靠薛西 
斯 的陆军 和海军 的通力 合作。 只有薛 西斯的 舰队在 海上被 击败了 ，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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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守 卫地峡 的策略 才有一 丁点儿 取胜的 可能。 这 正是斯 巴达人 致命的 
弱点 ，他们 根本就 没有舰 队可言 ，就算 能够集 结一些 船只， 那划船 的也将 
是 希洛人 ，这 些人在 战时是 不可能 会完全 忠心耿 耿的。 

尽管 如此， 公元前 481 年秋 ，在柯 林斯地 峡宣誓 服从神 谕并共 同抵抗 
波 斯人的 几个希 腊城邦 及人民 ，一致 决定委 托斯巴 达人来 担任盟 军的全 
权 领导。 联盟把 大部分 陆军甚 至联合 舰队都 交给了 斯巴达 来进行 指挥， 
这是 联盟领 袖所享 有的一 项特权 ，在此 之前， 斯巴达 人只有 很少或 者说根 
本就 没有任 何在风 云变幻 的海上 作战的 经验。 

公元前 480 年， 由游牧 部落组 成的波 斯陆军 、海 军终于 向西进 发了。 
这 支庞大 的军队 好不容 易才穿 过辽阔 的帝国 疆域。 依照 希罗多 德的记 
载 ，在 行军途 中整条 河流都 被他们 喝干了 ，据 说波斯 军队还 在暴风 雨中损 
失 了大量 的船只 和人员 ，这种 说法显 然更加 可信。 在即将 从陆地 发起进 
攻之前 ，薛 西斯在 色雷斯 (Thrace) 的多里 司科斯 (Drabescus) 举行 了集结 
准备。 希 罗多德 说共有 170 万陆军 士兵以 及用于 支援的 1000 艘 船只。 
而根据 最好的 军事历 史学家 的认真 计算， 这个数 字肯定 得缩水 ，他 们估计 
波 斯的陆 军数目 只有 8 万到 25 万 ，而海 军粗略 估计是 600 艘船。 

波斯 的军队 从多里 司科斯 出发， 然后向 西和向 南的推 进都没 有遇到 
什 么阻碍 ，但 到了温 泉关后 情况就 发生了 变化。 一开始 ，大 陆上的 希腊人 
在 传统和 制度上 是深深 分裂的 ，甚至 在如何 乃至是 否要抵 抗薛西 斯的问 
题 上都还 存在着 严重的 分歧。 希罗多 德在故 事的高 潮部分 即将到 来的时 
候 论述了 对“希 腊人” (Greekness) 的定义 ，他 所列举 的那些 有可能 促成希 
腊实 现统一 的众多 因素中 ，显然 不包括 政治上 的合作 ，更不 用说统 一的行 
动了。 读者 完全无 需诧异 ，为 何在地 峡会议 上参加 宣誓的 盟国中 并不包 
括 帖萨利 （Thessaly) 的 希腊人 ，因为 抵御波 斯大军 的第一 道可能 的防线 
就 在它的 领土范 围之内 ，即 奥萨山 （Ossa) 和 奥林匹 斯山之 间的坦 佩山谷 
(Tempe). 公元前 480 年 的春季 或夏季 ，希 腊联军 派出了 一支军 队来守 
卫坦 佩山谷 ，准备 在那里 抵抗波 斯人的 进攻。 这支军 队由“ 受到过 高度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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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 的”斯 巴达人 埃乌艾 涅托斯 （ Euaenetus ) 和 雅典人 地米斯 托克利 （“ 他因 
为奉 行正义 而闻名 ”) 共 同指挥 ，同时 ，他 们这 样也是 试图去 确认帖 萨利人 
对希腊 人民的 抵抗事 业是否 忠诚。 

不幸 的是， 他们到 那之后 很快就 发现设 在此处 的防线 很容易 被敌人 
攻破 ，埃乌 艾涅托 斯和地 米斯托 克利没 有办法 ，只 好原路 撤回。 帖 萨利人 
随 即就向 波斯人 投诚了 ，用一 个新的 术语表 示就是 “ medized ”; 事实上 ，他 
们一 向都是 如此， 即 使不是 在迫不 得已的 情况下 ，他 们也总 是积极 和自愿 
地 站到野 蛮的侵 略者那 一边。 第二道 ，更确 切地说 是第一 道抵御 波斯人 
进攻 的可能 的防线 ，实际 上就是 温泉关 。 在这里 ，波 斯侵略 者和希 腊人展 
开了 第一次 激烈的 、面 对面的 战斗。 

“炙热 之门 ” （Hot Gates )-— 这是古 希腊人 对温泉 关的称 呼——是 
一 条通往 希腊大 陆中部 的狭窄 过道。 这条通 道自然 也就成 为了从 北方陆 
地 上赶来 的侵略 军的必 经之路 ，波斯 人把它 当作摧 毁雅典 和斯巴 达军队 
以及他 们在希 腊南部 的盟友 的首要 目标。 公元前 480 年 8 月 ，正逢 盛夏， 
面对着 即将大 举压进 的强大 的波斯 侵略者 ，一小 支军队 ，在 大多数 希腊城 
邦 还在犹 豫不决 的时候 ，勇 敢地出 现在了 温泉关 。在 1940 年 的时候 ，有 
人把 二次世 界大战 期间坚 决反抗 德国的 “少数 派”比 作波斯 战争期 间的少 
数忠诚 的希腊 勇士， 这是令 人感到 欣慰的 类比。 

温泉关 地区现 在的地 形与古 代相比 ，已 经被 自 然的力 量改变 得面目 
全非 ，以至 于大海 离曾经 发生过 战斗的 地方都 已经相 距好几 公里了 。我 
们必须 得想象 ，在 公元前 480 年 的时候 ，一个 狭窄的 关口， 仅仅只 容两辆 
战车 或马车 可以擦 身而过 ，它处 于高山 和大海 之间， 中间还 连续有 着三道 
“门 ”。 希腊 人就守 卫在中 间那道 门口； 这里 是现 代的纪 念碑竖 立之地 ，当 
车向 北行驶 的时候 ，它们 就位于 国道的 右侧。 在国 道的另 一侧有 一个可 
供游客 参观的 小山丘 ，它 被标 示为希 腊人与 波斯人 进行最 后的生 死决战 
的地点 ，那场 最后的 战斗也 可能确 实是在 这里发 生的。 

然而， 即使是 在这样 一种极 端危急 的时刻 ，斯巴 达都没 有设法 把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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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将近 8000 名成 年的公 民战士 全部派 往战场 ，而只 是象征 性地派 出了由 
列 奥尼达 率领的 300 名 战士。 其 他希腊 城邦也 是如此 ，都 没有倾 尽全力 
派出 军队来 守卫这 个关口 ，以 至于在 人数达 20000 至 25000 名的 伯罗奔 
尼撒联 军中仅 仅只有 4000 人 到达了 阵地。 为什么 会是这 样呢？ 当时他 
们给出 的理由 都是因 为宗教 的原因 ，斯 巴达 人宣称 他们要 庆祝一 年一度 
的 最重要 的全国 性节日 ，即 为阿波 罗举行 的卡尔 涅亚节 ，这 是他们 首要的 
事务 ，其 他的希 腊人同 样强调 他们要 坚定不 移地举 行纪念 宙斯的 奥林匹 
克运 动会。 无疑 ，宗教 在古代 希腊总 是一个 真正能 够对历 史产生 强大影 
响的 因素。 但是 ，我 们有理 由怀疑 ，另 一个更 加世俗 而且也 不太值 得称赞 
但却 完全可 以理解 的原因 在这里 起了非 常重要 的作用 ，那就 是恐惧 ：波斯 
人的 军队实 在是太 庞大了 ，人 数多到 使希腊 人认为 他们在 温泉关 或其他 
任何地 方都没 有什么 获胜的 可能。 更 别忘了 ，希腊 大陆的 大部分 城邦当 
中 ，有 些已 经表示 不再支 持或加 人任何 抵抗波 斯人的 行动了 ，有些 甚至已 
经投降 ，更不 用说选 择去坚 决地抗 击侵略 者了。 

伯 罗奔尼 撒北部 的希腊 人当中 ，也 只有极 少的人 出现在 温泉关 ，他们 
只派 出了一 支先遣 部队。 雅典 人和麦 加拉人 （Megarians) 都没 有出现 ，同 
时 ，更加 引起争 议的是 只有很 少的彼 奥提亚 人来了 ，其 中还包 括从彼 奥提亚 
人 的主要 城邦底 比 斯派出 的区区 400 人。 后来 ，在 温泉关 战役结 束后， 除泰 
斯皮亚 (Thespiae， 底 比斯的 敌人） 之外 的所有 彼奥提 亚人以 及普拉 提亚人 
(雅典 的一个 盟友) 都 投靠了 波斯。 当波 斯人在 公元前 479 年 最终被 击溃而 
不得 不打道 回府的 时候， 特别是 底比斯 人的声 誉便开 始一败 涂地。 因此 ，在 
公元前 480 年 的时候 ，呆 在温泉 关的那 400 名 底比斯 人据说 完全是 被列奥 
尼达强 迫留在 那里的 ，在 某种程 度上讲 是作为 人质被 扣留在 那儿的 ，为的 
是确保 他们国 内的同 胞对希 腊保持 忠诚。 除了这 些之外 ，大 约还有 1000 
名左 右来自 当地的 两支希 腊部队 ，分 别来自 波奇司 （Phocis) 和奥普 蒂恩- 
罗克里斯（09仙1^11丄00^)， 他们在 战斗中 也发挥 了重要 作用。 估算起 
来， 此时的 温泉关 总共聚 集了约 7000 名 希腊人 ，也许 就这么 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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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论如何 ，斯 巴达派 出了列 奥尼达 和经过 挑选的 300 名勇士 （其 中一 
位患 了严重 的眼疾 ，在被 劝阻之 后退出 了战斗 ，但他 也在次 年的普 拉提亚 
战役中 英勇地 战死了 ； 另外一 人在关 键时刻 因为公 务上的 差事而 缺席了 
这 场决战 ，他 在回到 斯巴达 后羞愧 万分， 自缢而 死）。 希 罗多德 ，我 们主要 
的历史 叙事者 ，告 诉我们 选拔这 300 名 勇士的 一个标 准就是 有没有 子嗣， 

因 为如果 有的话 ，即使 他们战 死沙场 ，他 们家 族的血 脉还不 致中断 。然 
而 ，让人 感到称 奇的是 这些勇 士的妻 子们的 想法。 这些妻 子当中 我们只 
了解 其中一 个具体 的情况 ，她 的事迹 以奇闻 轶事的 形式保 存在后 来的罗 
马历史 学家普 鲁塔克 的著作 《斯巴 达妇女 格言》 当中。 当列 奥尼达 准备出 109 
发奔赴 温泉关 去证明 他对于 斯巴达 的价值 的时候 ，他 的妻子 戈尔歌 
(Gorgo) 问丈 夫她自 己 应该做 些什么 ，他回 答道： 

嫁个 好丈夫 ，生些 好孩子 ！ tn 

事实上 ，戈 尔歌 那时已 经给他 生了一 个儿子 ，即 他的继 承人普 列司塔 
尔科斯 (Pleistarchus)， 而 且据我 们所知 她在列 奥尼达 牺牲之 后没有 再嫁。 

戈尔歌 

关于戈 尔歌， 最不平 常的并 不是她 的名字 而是她 的父亲 —— 克列欧 
美涅斯 一世。 我 们试着 想一想 他究竟 是在什 么情况 下给自 己的女 儿取这 
样 一个名 字的？ 当有 人正视 她的眼 睛时， 真的会 变成化 石吗？ 当然 不能！ 

然而 ，“ 戈尔歌 ”这个 名字的 意思就 是“戈 尔戈” ，也就 是神话 中的那 个蛇发 
女妖 美杜莎 ，珀 耳修斯 曾经 砍下她 的头， 为的是 去从海 怪掌中 拯救安 
德洛 墨达。 这确 实是个 令人感 到害怕 的名字 ，但是 斯巴达 人可能 不像希 

〔 1 〕 Plutarch, Sayings of Spartan Women ^ Gorgo no. 6 ( Moralia 241b) . 

〔2〕 宙斯 与达那 厄所生 之子。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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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其他 地方的 人那样 觉得这 个名字 有多么 可怕或 古怪。 与 她同时 代的人 
当中， 有一个 比她年 长的男 人也叫 “戈尔 哥斯” ( Gorgos )， 而 且他还 是一位 
地位 非常高 的斯巴 达人， 曾经在 埃利斯 担任过 斯巴达 的“普 善庐” 

或官 方的外 交代表 ，这是 一份名 誉领事 之类的 工作。 为了 
对这位 “普善 庐”的 官员表 示尊敬 ，埃 利斯 人在奥 林匹亚 ，也 就是他 们管理 
奥林 匹亚运 动会的 地方， 为他建 造了一 个精美 的大理 石座位 ，并把 他的名 
字雕刻 在这个 座位上 ，时 间大 约是在 公元前 525 年的 时候。 

差 不多是 在这之 后的第 十五年 ，戈 尔歌出 生了。 大概 是在八 九岁的 
时候 ，她 的名字 第一次 出现在 了希罗 多德的 《历 史》 当中 ，在 该书中 她前后 
共 出现过 两次。 一个有 着奇怪 名字的 希腊妇 女竟然 堂而皇 之地出 现在希 
腊的历 史当中 ，这 肯定 会让希 罗多德 杰出的 继任者 修昔底 德感到 不可思 
议。 因为他 几乎就 从不在 .自 己的 著作中 提及任 何妇女 ，无 论是个 体性的 
还是集 体性的 ，而 且也 从来没 有把任 何一个 女人描 写成可 以影响 整个伯 
罗奔尼 撒战争 进程的 决定性 角色。 相反 ，希 罗多德 却提及 了非常 多的妇 
女， 既有个 体性的 也有集 体性的 ，而且 在他的 著作的 民族志 部分， 他实际 
上 还把男 女之间 的关系 ，尤 其是性 关系当 作重点 来加以 描写。 希 罗多德 
主要 关注的 还不只 是希腊 的妇女 ，而是 想向读 者说明 ：人类 社会的 种类有 
多么 丰富， 这些社 会中的 性爱风 俗与希 腊相比 就有多 么不同 ，而且 这些不 
同 的习俗 并不必 然比希 腊的更 糟糕。 

然而 ，把斯 巴达人 的风俗 习惯与 别的希 腊城邦 一比较 ，就 可以 看出斯 
巴 达真是 一个超 出常规 的例外 ，尤其 是斯巴 达妇女 的地位 以及她 们在社 
会生 活中的 表现。 希罗多 德通过 不同的 办法向 读者进 行了充 分的证 
明 —— 斯巴达 的妇女 是与众 不同的 ，是 与男 人平等 的“她 者”。 比如说 ，我 
们 前面听 希罗多 德说过 国王戴 玛拉托 斯的母 亲近乎 奇迹的 受孕和 生子的 
故事， 也听说 过另一 位国王 阿那克 桑德里 戴斯可 能犯过 重婚罪 （quite un - 


〔1〕 古代的 一种“ 外侨接 待处” ，有 的城邦 在其他 各个大 城邦中 设立这 样一种 官职和 机构， 
凡 诙城邦 的公民 ，在当 地做客 ，可 以到此 处请求 居住或 援助。 -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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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tan )。 但是， 比这些 故事更 加生动 、有趣 的是他 对戈尔 歌在历 史中所 
扮演 的角色 的描写 ，或 者我们 也可能 会说戈 尔歌扮 演的这 个角色 其实是 
希 罗多德 一手安 排的。 

公元前 500 年 ，戈 尔歌大 概是八 九岁的 年龄。 有一天 ，她碰 巧在家 
中 ，她的 父亲在 处理完 一些公 事之后 回了家 ，后 面还 跟着一 位外国 来的说 
客—— 米利都 的阿里 斯塔哥 拉斯。 这 个人因 为遇到 了一起 非常紧 要的外 
交危机 而来到 斯巴达 ，试 图说 服国王 克列欧 美涅斯 支持由 爰奥尼 亚人和 
其他 的希腊 人已经 计划好 了的一 次起义 ，目 的是反 抗波斯 国王大 流士一 
世。 但是 ，克列 欧美涅 斯拒绝 派出斯 巴达的 陆军去 参与这 场战争 ，因 为这 
可 能会让 斯巴达 人远离 熟悉的 地中海 ，并花 费近三 个月的 时间在 内陆行 
军。 随后， 克列欧 美涅斯 命令这 个米利 都人在 日落之 前离开 斯巴达 。可 
能是 因为早 就听说 过斯巴 达人接 收贿赂 的传闻 ，眼看 口头说 服没有 效果， 
阿里 斯塔哥 拉斯就 主动提 出要送 给克列 欧美涅 斯私人 一大笔 钱财， 10 个 
塔 兰特。 这个时 候旁边 的戈尔 歌突然 说话了 ，“ 爸爸 ，你 最好马 上走开 ，不 
然这个 外国人 会把你 给毁了 的”。 

当然 ，无论 是希罗 多德还 是告诉 他这个 故事的 人都不 可能知 道戈尔 

歌 当时究 竟说过 些什么 ，尽管 她用“ 外国人 这个 词来称 呼阿里 

斯塔哥 拉斯也 恰当地 表现了 斯巴达 人排外 的特殊 心理。 有 趣的是 ，在历 

史上戈 尔歌似 乎已经 被描绘 成一个 隐藏在 王座后 面的权 力人物 ，拥 有超 

出 她实际 年龄的 智慧。 时间过 了大约 十五年 ，此时 克列欧 美涅斯 已经在 

一种令 人费解 、困 惑的情 形下死 去了， 戈尔歌 嫁给了 她父亲 的同父 异母的 

弟弟兼 继承人 ^ — 列 奥尼达 ，并 且成为 了未来 的斯巴 达国王 —— 普列司 

* 

塔尔 科斯^ ^ 的母亲 ，她 在后 来还做 了第二 件影响 斯巴达 和整个 希腊历 
史的 大事。 一个 信使带 着一块 表面上 是空白 的蜡板 来到了 斯巴达 ，这块 
蜡板由 两片木 头组成 ，折叠 在一起 ，上 面覆盖 着蜡。 希罗 多德说 ，“没 有人 
能够 猜出蜡 板中的 秘密” ，确实 没有人 ，除了 戈尔歌 之外。 她平静 地告诉 
斯巴 达的官 员们， 如果把 木块上 的蜡刮 掉的话 ，他们 就能看 见用墨 水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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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木 块上的 字了， 而事实 上真是 如此。 这可 不是一 封普通 信啊， 而是由 
流亡 在外的 前国王 戴玛拉 托斯送 来的， 他在信 中向斯 巴达人 发出警 告：薛 
西斯 决定与 希腊开 战了！ 

这个 故事并 没有说 明戈尔 歌是否 会读书 识字， 但却用 可靠的 事实证 
明斯巴 达的妇 女们即 使不会 写字作 文之类 的事情 ，至 少也会 识字、 阅读， 
而且这 里也告 诉我们 ，书 写对戈 尔歌来 说并不 是件多 么陌生 的事情 。不 
管怎样 ，这 则故事 的要点 是要说 明戈尔 歌比所 有其他 的斯巴 达人， 尤其是 
那些 掌握权 力的男 人们都 要敏锐 、聪 明得多 ，因此 ，她 才能 够在一 个公共 
领 域内拋 头露面 去干预 一件重 要的国 家事务 ，而 在希腊 世界中 ，这 个公共 
领域 通常只 向男人 开放。 由普 鲁塔克 编撰的 《斯巴 达妇女 格言》 一 书中， 
有 六则令 人难忘 的格言 被认为 是由戈 尔歌说 出来的 ，这些 格言同 样都传 
达出了 上面的 信息。 

这些格 言中有 两则与 前文的 阿里斯 塔哥拉 斯的故 事有关 ，其 中一则 
在 用词上 与希罗 多德相 比似 乎有所 改变： 

爸爸 ，如果 你不马 上把这 个讨厌 的外国 人赶出 门的话 ，他 会毁了 

你的 / 1 3 

第 三则格 言说到 了她父 亲饮酒 的问题 ，她 告诫自 己的父 亲：一 个人喝 
酒越多 ，就 会变 得越来 越放纵 且没有 节制。 这句话 在这里 看起来 像是事 
后诸 葛亮。 第四则 格言我 们已经 在前面 引用过 ，讲 的是戈 尔歌与 即将出 
征的丈 夫讨论 死亡的 问题。 剩 下的两 则从某 个方面 来说是 所有六 则中最 
有 意思的 ，因 为它们 的内容 与“性 别政治 ”有关 ，这里 我把它 们全文 引用在 
下面： 


〔 1 〕 Plutarch ， Sayings of Spartan Women > Gorgo no. 1 C Moralia 24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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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一个披 着精美 的织布 长袍的 外国男 人来拜 见她的 时候， 

她 毫不客 气地斥 责这个 人道： 

“滚开 ，你连 扮一个 女人都 不像！ 

一个雅 典妇女 曾不怀 好意地 挖苦她 ，说： 

“为 什么你 们斯巴 达妇女 是唯一 可以支 配你们 的男人 的女人 呢？” 
她回答 道，“ 因为我 们是唯 一可以 生育真 正的男 人的女 人！” 

这 里的第 一句话 告诉了 我们两 层意思 ，首先 ，斯 巴达人 可能很 瞧不起 
戏剧表 演这类 活动; 其次 ，从他 们崇尚 男性气 概的眼 光看来 ，一个 男人穿 
着 奢华的 衣服是 柔弱的 表现。 根据修 昔底德 的说法 ，即使 是斯巴 达人中 
富甲一 方的有 钱人都 不会穿 着华丽 的衣服 ，他 们的 穿戴与 一般的 穷人一 
样 ，朴素 、简 单。 

然而 ，这 第二则 格言就 更富有 启示意 义了。 它 其实是 对吕库 古说过 
的 一句话 的重复 ，只是 在语词 上作了 些细微 的改变 ，吕 库古 的这句 话记载 
在普鲁 塔克的 另一部 著作里 ，据 说普 鲁塔克 曾专门 用这部 著作来 收录斯 
巴达 男人的 言论。 这句 话显然 与吕库 古为斯 巴达设 计的社 会制度 有着重 
要的相 关性。 因为 ，根据 普通的 希腊人 关于性 别和性 别角色 的看法 ，无论 
是 智力还 是身体 ，女 性在本 质上都 是不如 男人的 ，因此 ，妇女 们在私 底下， 

更 不用说 在公共 事务当 中都应 当服从 男人。 

亚里 士多德 在他的 《政 治学》 第一卷 以及其 他地方 ，曾 经详细 地论述 II 3 
了在他 看来究 竟是什 么决定 了妇女 的本质 ，以 及为 何她们 低男人 一等的 
现状是 不可改 变的。 当 他在自 己的这 部著作 的第二 卷中说 道：斯 巴达的 
男人“ 受他们 的女人 统治” 的时候 ，我 们可以 明显地 感觉到 他内心 的震惊 
和 憎恶。 在我们 前面讨 论的那 则格言 当中， 戈尔歌 并没有 否认斯 巴达的 

〔 1 〕 Plutarch, Sayings o f Spartan Women , Gorgo no. 1 C Moralia 240d). 

〔 2 〕 Plutarch, Sayings of Spartan Women , Gorgo no. 1 (Moralia 24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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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真 是如此 ，而 是非 常巧妙 地把世 人对斯 巴达妇 女所扮 演的社 会角色 
的 关注从 妻子转 移到了 母亲。 她说只 有斯巴 达的妇 女才能 够生育 真正的 
男人， 而雅典 或其他 地方的 那些可 怜的妇 女们做 不到这 一点！ 戈 尔歌在 
这 里其实 是加倍 地确定 了女性 的身份 ，并且 承认在 斯巴达 的政府 中存在 
着 一种所 谓的由 女性支 配的权 力结构 （power structure )。 读者将 在本书 
后面 的章节 中看到 ，最后 的这个 观点至 少是需 要再作 一些修 正的。 

在我们 离开谈 论戈尔 歌之前 ，我 们还是 再来讲 讲她的 家族尤 其是她 
的婚姻 状况吧 ，这 次主 要谈谈 财富和 遗产继 承的重 要性。 关于她 的最主 
要的情 况是， 除了在 出生的 时候她 的父亲 还是在 位的国 王之外 ，她 也是这 
位国王 唯一的 女儿兼 继承人 ，斯 巴达 人有一 个专门 的词语 来称呼 像她这 
样 的女性 继承人 —— 其 字面意 思就是 “祖传 或父传 的遗产 
所有 者”。 她的 父亲克 列欧美 涅斯是 阿那克 桑德里 戴斯的 四个儿 子中的 
一个 ，所 以当阿 那克桑 德里戴 斯死后 ，如果 这四个 儿子当 时都还 健在的 
话 ，他的 财产就 至少会 被分割 成四份 （如 果要是 再多出 几个女 儿的话 ，财 
产被分 割的份 数就更 多了， 因为在 斯巴达 女儿也 有继承 的权利 ，她 们所得 
到的 份额可 能比她 们的兄 弟们得 到的要 小）。 另 外的三 个儿子 ，都 是由阿 
那克桑 德里戴 斯的第 一位妻 子生的 ，按 顺序来 排的话 分别就 是多里 欧斯、 
列 奥尼达 和克列 欧姆布 洛托斯 ( Cleombrotus )， 但是 多里欧 斯在比 较年轻 
的时候 就死了 ，列奥 尼达就 成了克 列欧美 涅斯最 年长的 兄弟。 

列 奥尼达 大概在 公元前 510 年之前 ，应 该就 已经达 到了适 婚年龄 (在斯 
巴达， 男性的 适婚年 龄是在 25 岁左 右）， 也有可 能他一 直未婚 ，或者 他的第 
一个妻 子或另 外的妻 子在他 迎娶戈 尔歌之 前已经 死了。 他 娶戈尔 歌的时 
间大 约是在 公元前 5 世纪的 90 年 代末期 ，这个 时候她 正好是 20 岁左右 ，也 
到 了斯巴 达妇女 的适婚 年龄。 列奥 尼达要 娶戈尔 歌为妻 ，在 当时一 定是件 
非常引 人注目 的事情 ，因为 戈尔歌 是克列 欧美涅 斯唯一 的孩子 ，她将 继承父 
亲所有 的财产 ，而列 奥尼达 按顺位 来讲是 阿基亚 德家族 的王位 继承人 。按 
斯巴达 的法规 ，如果 去世的 国王没 有儿子 的话， 王位就 应由他 最亲近 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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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来 继承， 而列奥 尼达正 是克列 欧美涅 斯还活 着的兄 弟中最 年长的 一位。 
很难说 克列欧 美涅斯 的在天 之灵会 祝福女 儿的这 段婚姻 ，在斯 巴达， 近亲内 
的婚 姻尤其 是叔父 与侄女 之间的 婚姻并 不是没 有先例 ，实际 上在希 腊的其 
他地方 ，叔 父与侄 女之间 的婚姻 也是屡 见不鲜 ，其目 的都只 有一个 ，直 截了 
当地 说就是 为了保 住财产 留在男 性家 族中， 肥水 不流外 人田。 

换句 话说， 戈尔歌 其实只 是履行 了古代 希腊世 界中那 些精英 女性所 
应该 履行的 一项十 分普通 的职责 ，她 们的婚 姻其实 只是用 来转移 财产的 
一种 方式， 通过这 种方式 把财产 权让渡 给其他 的精英 男性。 然而， 如果我 
们认 为戈尔 歌在这 个交易 过程中 不过是 一个任 人摆布 的木偶 ，那就 错了。 
从我 们所知 道的每 件与她 有关事 情上可 以看出 ，戈 尔歌是 一个有 头脑的 
人， 她不 但会思 考而且 还善于 表达。 

保卫 温泉关 ，在 斯巴达 人看来 实质上 就是一 次自杀 性任务 ，这 是在完 
全理 性的思 想状态 下所做 出的一 种不顾 一切的 举动。 这一 点得到 了故事 
中 薛西斯 的探子 的证明 ，他看 到斯巴 达的战 士们就 像要去 参加一 次田径 
比赛 那样， 正在往 自己身 上涂油 ，而且 还梳理 着他们 的披肩 长发。 戴玛拉 
托斯向 薛西斯 解释说 ，斯 巴达 战士的 这些举 动其实 象征着 他们已 经决意 
战 斗到死 ，如 果他们 认为应 当如此 的话。 但 其他的 希腊人 对温泉 关的军 
事 行动的 看法无 疑又是 非常不 同的。 面对近 在咫尺 的敌人 ，有些 人认为 
不如先 作体面 的撤退 ，然后 再择日 与波斯 人决一 死战。 据 希罗多 德的记 
载 ，当 庞大的 波斯军 队第一 次接近 温泉关 的时候 ，恐 慌开始 在大部 分希腊 
人当中 蔓延。 另 外一个 引起惊 慌的原 因是希 腊人发 现有一 条叫阿 诺佩亚 
(Anopaea) 的通 道正好 穿过了 南部的 山脉， 敌人有 可能会 从这里 绕过温 
泉关到 达自己 阵地的 后方。 列 奥尼达 自然会 想方设 法去封 锁这条 敌人可 
能会走 的路径 ，他 派遣了 1000 名熟悉 当地地 形和环 境的佛 西斯人 
(Phodans) 去执 行这 项任务 ，之所 以如此 ，是因 为这场 战役一 旦失败 ，佛 
西 斯人将 是首当 其冲的 受害者 ，而 且受害 程度也 会是最 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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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军 队到达 之后， 推迟了 三到四 天才开 始发动 真正的 攻击。 这可 
能 是薛西 斯想借 此向希 腊人施 加心理 压力并 进而摧 毁他们 的战斗 意志， 
或 者其原 因也许 很平常 ，那就 是波斯 人需要 几天的 时间来 与自己 的舰队 
进 行联络 ，后者 在海上 遭遇了 暴风雨 ，直 至最 后才安 全地停 泊到一 个靠近 


赛披亚 斯海角 （Cape Sepias ) 的 港口。 波 斯人终 于开始 进攻了 ，这 是被后 


人牢记 的史诗 般的三 天遭遇 战的第 一天。 希 腊人之 前已经 重修了 温泉关 
中门 的古墙 ，他们 躲藏在 这堵墙 的后面 ，轮 流地交 换岗位 与敌人 进行战 
斗。 他们 的长矛 比敌人 的要长 ，而敌 人因为 进攻的 空间非 常狭促 而无法 
发 挥出数 量上的 优势。 斯巴达 人还采 用了一 种特有 的战术 来大量 地杀伤 
敌人， 这种战 术只有 接受过 最严格 训练的 士兵才 能实施 ，否 则连想 一想都 
是不可 能的。 他们先 是佯装 撤退， 一次接 一次地 ，然 后突然 向后转 身并用 
势不 可挡的 方式猛 烈地攻 击后面 那些正 洋洋得 意的追 赶者。 

第 二天就 像第一 天一样 ，时 间过得 非常快 ，战斗 的情形 也如出 一辙。 
然而 ，我们 可以想 象薛西 斯一定 会为此 感到挫 败并变 得恼羞 成怒， 但是他 
马 上就碰 上了好 运气。 有 一个希 腊的“ 犹大” ，他是 当地人 ，熟 悉那 条特别 
的通道 —— 阿 诺佩亚 ，他 想方设 法地出 现在了 薛西斯 面前， 并告诉 了这位 
国 王他所 知道的 情况。 他 的名字 现在可 算是已 经臭名 远扬了 ，他 的变节 
在后 来招致 了无数 的谴责 ，然 而部分 人谴责 他的动 机却可 能是想 模糊或 
掩盖一 个事实 ，即 在当时 其实已 经有非 常多的 城邦， 要么已 经整座 整座地 



天晚上 和第三 天凌晨 ，波 斯人绕 到了守 卫温泉 关的战 士们的 身后， 可是， 


波 斯人在 这后面 所遇到 的抵抗 与在前 面相比 没有什 么两样 ，就像 是咬到 
了 一块根 本就咬 不动的 硬骨头 似的。 薛 西斯力 求万全 ，在 那天派 出了自 
己最 精锐的 部队去 执行这 项特殊 的夜间 任务。 这支 部队就 是他的 贴身卫 
队， 人数达 10000 名 的“不 死军” （希腊 人常常 如此称 呼这支 军队， 以为是 
一支由 不死的 人组成 的军队 ，这 显然是 不对的 ，这支 军队之 所以采 用这个 
名 字是因 为一旦 它在战 斗中出 现伤亡 ，就会 马上从 预备部 队中获 得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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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因此 ，它就 总是可 以保持 10000 名的人 数）。 

可能有 人会 责怪列 奥尼达 没有派 遣一支 人数更 多或更 具战斗 力的军 
队去防 守阿诺 佩亚。 或 许是他 认识到 只有在 希腊军 队即将 被包围 的紧要 
关头 ，他 才能够 更加无 可争议 地行使 自己的 指挥权 (据 说他 解散了 大部分 
余下 的部队 ，但有 一种质 疑的观 点认为 ，事实 并不是 这样的 ，那些 离开的 
军队中 的大部 分人完 全是逐 渐散去 的）。 唯一不 受到一 丁点儿 怀疑的 ，就 
是 他和他 的斯巴 达战士 们以及 另外几 千名希 腊勇士 们的坚 定决心 和非凡 
勇气 ，他们 毅然地 选择留 在了阵 地上并 在第三 天血战 到底。 

有 一句相 当简短 的话能 够充分 表达出 这些斯 巴达勇 士们的 最终立 
场。 当有 人说波 斯人那 边有大 量的弓 箭手， 他们射 出的箭 如此之 多以致 
会遮住 天上的 太阳的 时候， 斯巴达 人狄耶 涅凯斯 （ Dieneces )， 300 名勇士 
中 的一位 ，回 答道： 

那更好 ，这样 我们就 可以在 日 荫下作 战了！ 〔1〕 

在 斯巴达 人看来 ，以 箭为武 器是女 人才做 的事， 是软弱 的表现 ，只 有步兵 
们 用长矛 和利剑 进行面 对面的 肉搏厮 杀才能 体现真 正的男 子气概 ，这句 
话没 有直接 地回答 关于箭 的问题 ，但 无论是 在语言 的字面 意义上 还是比 
喻意义 上都是 相当巧 妙的， 然而不 久之后 ，正 是这些 他们本 不屑一 顾的飞 
箭 彻底地 击溃了 他们。 


狄耶 涅凯斯 

狄耶 涅凯斯 在希罗 多德所 讲述的 温泉关 战役的 故事中 ，直至 最后才 
出现 了一次 ，但他 的这次 出现却 给读者 们留下 了非常 深刻的 印象， 因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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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Herodotus VII. 226. 


103 



斯 巴达人 


117 


使 是身处 一群最 英勇无 畏的战 士当中 ，他仍 然被称 为是“ 最勇敢 的”！ 希 
腊 人会用 一个特 殊的词 来表示 这种在 战场上 表现出 来的杰 出品质 —— 
“ 英武” (arhek)， 这个 词出现 次数最 多的地 方是在 荷马的 《伊利 亚特》 当 
中 ，被用 来描写 像狄俄 墨得斯 （ Diomedes ) = 1 = 、 帕特洛 克罗斯 
(Patroclus/ 2 ' 尤 其是阿 喀琉斯 （Achilles) 这样的 英雄。 “ardda” 在这 
个意义 上是阴 性的单 数名词 ，除 此之外 ，确切 地说希 腊人也 会用这 同一个 
词来表 示中性 的复数 意义。 因此 ，这个 词在这 里并不 是指英 勇行为 本身， 
而是对 英勇行 为的一 种奖励 ，在 诸如温 泉关、 普拉提 亚这样 的战役 之后， 
它 才会颁 发给那 些从众 多竞争 者中脱 颖而出 的杰出 人物。 当希罗 多德告 
诉我们 ，在 参加温 泉关的 战斗并 战死的 所有勇 士当中 ，狄耶 涅凯斯 被称为 
“最 好”的 时候， 他其实 是在说 狄耶涅 凯斯就 是一个 由活着 的希腊 人选出 
来并被 授予了 “a AWa” 的人。 

希腊人 是富有 竞争精 神的， 他们用 来表示 竞争的 词语是 —— 
“a 扣 nfa”， 用英 语来表 示就是 “agonyWW， 这 个词本 身就告 诉了我 们在希 
腊人的 思想当 中，“ 竞争” 在本质 上具有 很多的 含义。 被 冠以“ 最好” ，因而 
也就包 含了非 常多的 意义。 要 是我们 能够获 得更多 的资料 来帮助 我们了 
解为 何狄耶 涅凯斯 在最后 会获得 如此高 的荣誉 的话， 就再好 不过了 。美 
国小说 家史蒂 文 • 普雷斯 菲尔德 （Steven Pressfield) 在他 的小说 《火之 
门 KGatoo/ 中对 狄耶涅 凯斯的 一生作 了一次 颇有想 象力的 重构， 

他写得 非常好 ，比 方说 ，他 在书中 向读者 们介绍 ，斯 巴达的 武士将 参加一 
种新 颖的， 同时又 特别严 格的军 事训练 ，尽管 这些描 写都纯 属于他 个人的 
推测。 我 们还可 以推断 狄耶涅 凯斯肯 定曾经 以出色 的成绩 通过了 “够格 
者” 训练， 他被选 入了公 餐食堂 并获得 了公民 的资格 ，然后 ，他 一定 是表现 


〔 1 〕 狄俄 墨得斯 是阿尔 哥斯的 国王， 围攻特 洛伊的 希腊英 雄之一 ，曾 协助奥 得赛盗 取智慧 
女神 雅典娜 神像。 ——译注 

〔2〕 帕 特洛克 罗斯是 特洛伊 战争的 参加者 ，被赫 克托尔 所杀害 ，友人 阿喀琉 斯为其 报仇， 
杀 死了赫 克托耳 —— 译注 

〔3〕 指精 神上或 肉体上 极度的 痛苦， 也可用 来表达 激烈的 竞争等 意思。 一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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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非 常优秀 的军事 才能， 而且还 结了婚 ，至 少有一 个活着 的儿子 ，因为 
只 有这样 ，他才 可能被 挑选进 300 名精 英战士 的行列 ，与列 奥尼达 一起奔 
赴温 泉关。 

除了 他身上 具有斯 巴达人 特有的 英武品 质之外 ，希罗 多德还 告诉我 
们， 狄耶涅 凯斯还 拥有一 项非常 了不起 的才能 ，那就 是用简 洁的话 语进行 
机敏的 回答。 正 如读者 在前面 看到的 ，“我 们就可 以在日 荫下作 战了” ，这 
句话 确确实 实是言 简意赅 、恰到 好处。 狄 耶涅凯 斯其实 是在这 里暗示 ，敌 
人的疯 狂进攻 只会让 斯巴达 人在战 斗中表 现得更 为勇猛 和有效 ，而 且抵 
抗 的时间 也会更 长久！ 

希罗 多德补 充道， 狄耶涅 凯斯据 说还说 过不少 类似的 令人难 忘的格 
言， 如果他 当初决 定引用 这些格 言的话 ，它们 在历史 中就会 被记录 下来。 
列 奥尼达 也通过 言语证 明了自 己是真 正的斯 巴达人 ，据说 在最后 的战斗 
即将来 临之前 ，他 要求 他的士 兵们去 吃早餐 ，他说 ：“今 天晚上 ，我 们就可 
以去 哈得斯 (冥 王) 那儿吃 饭了！ ”也许 他已经 知道了 那道从 德尔斐 传来的 
神谕 ，据说 这道神 谕在当 时就已 经流传 开了， 神谕称 只有牺 牲一位 斯巴达 
国王， 才能确 保希腊 取得抗 击波斯 的最后 胜利。 无论 如何， 他去参 加战斗 
并在最 后英勇 地牺牲 都表现 得像一 个男人 ，他 意识 到他为 之战斗 的东西 
远比 仅仅保 住自己 的王位 要重要 得多。 斯巴 达人在 温泉关 的战斗 中表现 
出 来的这 种斗志 ，已经 由雅典 人在之 前大获 全胜的 马拉松 战役中 获得了 
展现 ，这也 是为何 希腊人 取得了 最终胜 利的最 主要的 原因。 

根据希 罗多德 的记载 ，波 斯人在 第三天 早晨的 伤亡比 前两天 的加起 
来还 要多。 或 许是吧 ，如 果希腊 人在战 斗中完 全不顾 个人生 死的话 ，情况 
就 很有可 能是这 样的。 即 使是列 奥尼达 牺牲了 ，也 只是使 希腊战 士们的 
抵抗 变得更 加激烈 ，他们 英勇地 战斗， 为的是 不让野 蛮的敌 人抢走 列奥尼 
达的遗 体并摧 残他。 此 后的战 斗发生 在我们 前面提 到过的 那座低 矮的小 
山 丘上。 希 腊战士 们手中 的武器 要么已 经用尽 ，要么 破损得 不能再 使用， 
他 们实际 上就只 能赤手 空拳甚 至用牙 齿来与 敌人拼 命了。 甚至 到了最 


118 


105 




第三章 波斯 战争： 公元前 490 年至前 479 年 


在 当时那 个危急 的时刻 ，他们 的英雄 壮举也 大大地 鼓舞了 希腊人 民的士 
气和 斗志。 从 这个意 义上讲 ，这次 英勇的 抵抗尽 管最后 失败了 ，但 其实也 
是一种 胜利。 伟大的 波斯国 王薛西 斯曾亲 自来到 了战场 ，据 说他 自始至 
终都 对斯巴 达人的 所作所 为感到 震惊。 （对此 ，他 无法理 解，） 因为 他受困 
于许 多的文 化成见 之中。 也许应 该有人 告诉他 ，斯 巴达人 之所以 如此奋 
不顾身 ，是因 为他们 相信有 一种比 自己的 性命更 加重要 的东西 ，那 就是自 
由！ 所谓自 由 ，就是 能够让 人民自 由 地发展 自 己独一 无二的 ，同时 也产生 
过独 一无二 的影响 的文明 ，实 际上也 正是这 种信仰 激发了 斯巴达 人以及 
其他忠 诚的希 腊人民 的斗志 ，使 他们 最终在 公元前 479 年 的时候 把波斯 
人 逐出了 国门。 

对希腊 人来说 ，他们 在这一 年里取 得了两 次具有 决定性 意义的 胜利， 
即陆地 上的普 拉提亚 之战和 海上的 密卡尔 之战。 然而 ，薛 西斯却 只能间 
接地从 别人的 汇报中 得知这 些消息 ，因 为自 从希腊 人在萨 拉米取 得巨大 
的 海上胜 利之后 ，他就 以最快 的速度 撤回到 了苏萨 （Su S a)a\ 萨拉 米战 
役是由 地米斯 托克利 策划的 ，雅 典舰队 为这次 胜利起 到了关 键性的 作用。 
八 年之后 ，即 公元前 472 年 ，埃斯 库罗斯 在自己 得奖的 悲剧—— 《波 斯人》 
(Perhaw) 中对 这一事 件重新 进行了 戏剧性 地想象 和发挥 （这个 剧本有 
幸保存 到了现 在）。 薛西斯 把玛尔 多纽斯 （Mardonius) 留在 了希腊 ，任命 
他 为波斯 军队的 总指挥 ，玛尔 多纽斯 是戈布 里亚斯 （Gobryas) 的儿子 ，而 
戈布里 亚斯则 是波斯 最髙贵 的七个 人中的 一个。 这 七个人 曾经在 公元前 
6 世纪 20 年代 的时候 ，从篡 权者手 中恢复 了阿凯 门尼德 （Achaemenid) 王 
朝的 统治， 并且把 薛西斯 的父亲 ——大流 士一世 送上了 王位。 玛尔多 
纽斯 ，换 句话说 ，可谓 是精英 之中的 精英， 在希腊 他也并 非仅仅 只是一 
个临时 充数的 指挥官 ，但 是即 使如此 ，在 公元前 479 年的 时候， 他也无 
法与 希腊的 战场指 挥官^ ^ 斯巴达 的摄政 王~ ^ 波塞尼 亚斯相 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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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 埃兰国 的古城 ，波 斯帝国 首都， 遗址在 今伊朗 西部。 一一 译注 


107 



斯 巴达人 


波 塞尼亚 斯之所 以能当 上指挥 官是有 原因的 ，作为 亲表兄 ，他 是这个 
家 族中与 列奥尼 达的未 成年的 儿子且 继承人 —— 普 列司塔 尔科斯 最亲近 
的男 性亲属 ，因此 ，他被 任命为 这个男 孩的监 护人以 及阿基 亚德王 位的摄 
政者。 他牢 牢地抓 住了这 个机会 ，全力 以赴， 抢在另 一位国 王列乌 杜奇戴 
斯之前 获得了 陆军的 主要指 挥权， 后者反 而成了 第一位 、实 际上也 是最后 
一位 担任过 海军指 挥官的 斯巴达 国王。 


摄政 王波塞 尼亚斯 

在 公元前 479 年的 时候， 波塞尼 亚斯从 最初的 默默无 闻一跃 而成为 
当 时整个 希腊甚 至国际 政治舞 台上的 明星。 在希罗 多德的 著作中 ，他总 
的来说 是一个 很有吸 引力的 人物。 在波 斯人被 彻底打 败之后 ，有 人认为 
他应 该为希 腊城邦 之前的 投降政 策负责 ，希 罗多德 对这种 说法持 质疑的 
态度。 不过其 他的文 献资料 ，尤 其是 修昔底 德和抒 情诗人 西摩尼 得斯对 
他的论 述却与 希罗多 德大相 径庭， 他们说 波塞尼 亚斯妄 自尊大 、蔑 视神明 
甚 至还通 敌卖国 ，这些 行为虽 然可以 理解， 但却是 不可饶 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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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塞尼亚 斯大约 出生在 公元前 510 年左右 ，是 多里欧 斯和列 奥尼达 
最小的 亲弟弟 克列欧 姆布洛 托斯的 儿子。 

多里 欧斯在 很年轻 的时候 就死了 ，因此 列奥尼 达就继 承了他 的同父 
异 母的哥 哥克列 欧美涅 斯留下 的王位 ，但是 列奥尼 达后来 又在温 泉关一 
役中 牺牲了 ，留下 了一个 尚未到 法定年 龄的儿 子普列 司塔尔 科斯。 于是， 

波 塞尼亚 斯就被 委任为 阿基亚 德王位 的摄政 ，他在 这个位 置上呆 了十来 
年， 直至他 最后也 像多里 欧斯那 样落得 声名狼 藉才算 结束。 然而， 多里欧 
斯死在 了国外 ，而波 塞尼亚 斯却大 约是在 公元前 470 年 的时候 ，遵 从监察 m 
官的 传唤从 拜占庭 （ Byzantium ) 返 回了斯 巴达。 他被指 控叛国 ，于是 ，他 
跑 到斯巴 达卫城 里的神 殿去寻 找庇护 ，却被 人用砖 砌了一 堵墙困 在了黄 
铜宫的 雅典娜 神殿里 ，最后 ，他就 饿死在 那里。 

这个可 怕的结 局倒是 与他晚 年受到 指控的 生活方 式非常 一致。 在指 
挥希 腊联军 取得了 普拉提 亚的胜 利之后 ，这 支最庞 大的希 腊军队 仍然还 
集结在 一起， 他开始 变得自 命不凡 ，并肆 意从事 一些非 常高调 、夸 张的活 
动， 即便是 在战场 上的时 候也是 如此。 当时有 人提议 ，既然 波斯人 曾经在 
温泉关 战役之 后摧残 过列奥 尼达的 遗体， 当然这 也是传 说的事 ，那 么现在 
希腊人 取胜了 ，应 该也要 用同样 的方式 来对待 玛尔多 纽斯的 尸体， 波塞尼 
亚斯断 然拒绝 了这个 要求， 这曾经 使他获 得了不 少人的 尊敬。 而 为了强 
调波 斯人与 希腊人 (尤其 是斯巴 达人） 在生活 方式上 的不同 ，他命 令他的 
希洛人 奴仆准 备了一 顿斯巴 达人平 常食用 的饭菜 ，然 后摆放 出来， 为的是 
让 他的将 士们看 看这顿 饭与玛 尔多纽 斯设在 豪华帐 篷里的 豪奢筵 席相比 
有多 么大的 不同。 斯巴 达人当 时还不 习惯把 缴获来 的战利 品作为 礼物奉 
献 给他们 的神殿 ，于是 波塞尼 亚斯就 命令希 洛人去 战场上 收集波 斯人留 
下 的物品 ，其 中包括 很多金 银器具 ，并且 允许他 们任意 处置这 些财物 。希 
罗 多德在 这里讲 了一个 恶毒且 不真实 的故事 ，他说 在战争 中投靠 过波斯 
的 埃吉纳 人用最 低廉的 价格从 希洛人 那里购 买了这 些财宝 ，不谙 世故的 
希洛人 根本就 不知道 这些物 品的真 实价值 ，于 是埃 吉纳人 就因此 而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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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宙 斯的骑 手的儿 子们， 

[廷 达瑞 俄斯家 族的] 英雄们 ，还 带着 墨涅拉 俄斯的 力量， 

[那 些] 他们 父亲的 民众的 [英 勇的] 军 官们， 

由 [伟 大的] 克 列欧姆 布洛托 斯的最 高贵的 [儿 子]， 

…… 波塞尼 亚斯领 导着向 前进！ 

这首 诗显然 是为了 称颂波 塞尼亚 斯个人 的丰功 伟绩而 创作的 ，在他 看来， 
这样的 歌颂是 恰如其 分的。 然而， 即使是 受雇于 他的诗 人——西 摩尼得 
斯 ，据 说也曾 提醒过 他不要 忘记自 己终究 还是必 有一死 ，他 不是一 个神， 
甚至连 一个英 雄都算 不上。 

这首黑 海边的 对句大 大地损 害了他 的名声 ，不 过波塞 尼亚斯 在德尔 
斐甚至 还做过 比这更 出格的 事情。 曾 经在波 斯战争 中联合 起来的 31 个 
希 腊城邦 ，共 同建造 一座被 人们称 为蛇柱 （the Serpent Column ) 的 胜利纪 
念碑。 它由一 个石制 的基座 以及一 个青铜 柱构成 ，柱 子上 有三条 大蛇相 
互缠绕 ，在 柱子的 上方， 也就是 这三条 蛇的头 上顶着 一个好 像是盛 满了物 
品的青 铜大盘 ，这 种盘在 《伊利 亚特》 中的葬 礼竞技 会或其 他勇敢 者的竞 
赛 中是被 当作奖 品颁发 给获胜 者的。 获得 了胜利 的所有 希腊城 邦的名 
字 ，拉西 代梦人 （斯巴 达人） 排在了 最前面 ，都 被铭 刻在了 那些蛇 的身体 
上。 这些 文字现 在都还 能看到 ，只不 过这座 纪念碑 的遗迹 位于君 士坦丁 
堡的古 竞技场 (原 来的 拜占庭 ，现 在是土 耳其的 伊斯坦 布尔） 的中部 。然 
而 ，波 塞尼亚 斯又想 在这里 留下关 于他个 人功绩 的记载 ，于是 ，他 让人在 
蛇柱的 基座上 另外刻 上了一 首由西 摩尼得 斯创作 的对句 ： 

战争中 希腊人 的领袖 ，此时 他已经 摧毁了 
米 底人的 军队， 


〔 1 〕 Simonides » Elegy Fragment 11. See also West ed. 1993 ； Boedeker Sider eds. 2001. 



斯 巴达人 

波 塞尼亚 斯建造 了这座 纪念碑 ，献给 飞巴斯 [阿 波罗] 〔1〕 。 

看 上去好 像是由 波塞尼 亚斯一 个人在 普拉提 亚摧毁 了整个 波斯人 的军队 
似的 II 不得 ，修昔 底德说 ，斯巴 达人立 马就把 这首对 句给擦 掉了。 

于是 ，波 塞尼亚 斯被剥 夺了希 腊联军 总指挥 的权力 ，不 久以后 ，斯巴 
达人 彻底地 退出了 当时正 开展得 如火如 荼的反 击波斯 人的军 事行动 ，雅 
典人以 及新组 建的得 洛斯海 军联盟 (Delian League) 成为了 主角。 波塞尼 
亚 斯发现 拜占庭 与他意 气相投 ，于是 就留在 了那里 ，呆 了近 十年。 在这段 
时间里 ，据说 —— 修 昔底德 相信这 个故事 ，但希 罗多德 却持质 疑的态 
124 度 —— 他向薛 西斯寻 求庇护 ，并 希望薛 西斯把 女儿许 配给他 ，目的 是让他 
成为 掌管希 腊的大 总督以 便代理 波斯人 在这个 地区的 利益。 

不管真 相到底 是什么 ，反 正大 约是在 公元前 469 年 的时候 ，他 又被召 
回了 斯巴达 ，他这 次遭到 指控不 是因为 向波斯 人投怀 送抱， 而是因 为在斯 
巴达人 看来， 他犯下 了比这 更加恶 劣的罪 行：与 希洛人 勾结。 告发 他的人 
实际 上并不 值得人 们信赖 ，因为 他是波 塞尼亚 斯以前 的“男 朋友” ，一 个从 
阿尔 吉洛斯 （Argilus) 来的希 腊奴隶 （在瓦 莱里奥 • 马西莫 • 曼弗雷 迪=〜 
的小说 Uo Scudo di Tab〗》 中 ，这个 人物被 作者富 有想象 力地改 编成了 
一个希 腊化时 期的叙 利亚人 ，该书 翻译成 英文后 ，书 名就是 《斯巴 达人》 ）。 
然而 ，这个 人拿出 的证据 却非常 确凿， 从而使 斯巴达 的官员 们相信 波塞尼 
亚斯不 但准备 主动给 予希洛 人自由 ，而 且还 要给予 他们以 斯巴达 的公民 
身份。 

这种受 到指控 的“勾 结”是 可以进 行非常 不同的 阐释的 ，而不 能只是 
被理 解成波 塞尼亚 斯的一 种险恶 用心， 如果他 真的准 备这样 做的话 ，那他 
其实只 是比别 的斯巴 达人提 前了一 步而已 ，因为 在后来 的雅典 战争中 ，斯 

〔 1 〕 Simonides, Epigram, quoted in Thucydides I. 132. 

〔2〕 曼 弗雷迪 （Valerio Massimo Manfredi ) 是意大 利的历 史学家 ，也 是新闻 记者和 考古学 
家。 一-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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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达人就 开始给 予一些 希洛人 一种有 条件的 自由， 以此来 换取他 们到斯 
巴达 军队中 去服务 ，这 种做法 后来还 成了斯 巴达人 的一种 惯例， 非常普 
遍。 获得 解放的 希洛人 被称作 “新代 梦人” （ iVeo 心 意思 是说他 
们是 具有新 公民身 份的人 ，但实 际上， 他们无 法像那 些出生 在正常 的斯巴 
达家庭 ，并 接受 过正规 教育的 斯巴达 公民那 样享有 完全的 特权。 尽管如 
此 ，波 塞尼亚 斯还是 被这种 指控吓 坏了， 于是四 处避难 ，最 后不得 不跑到 
斯巴达 卫城的 神殿里 去寻求 庇护。 在他快 要饿死 的时候 ，斯 巴达 人赶紧 
把他从 那里抬 了出来 ，以 免他死 在里面 污染了 圣所的 神圣。 

只有到 了后来 ，也 就是 在咨询 了德尔 斐的神 谕之后 ，波 塞尼亚 斯的名 
誉 才获得 了恢复 ，并且 ，斯 巴达 人为表 彰他的 功绩还 专门建 造了一 座前所 
未有的 纪念碑 ，这 个纪 念碑由 两座青 铜雕像 组成。 多 年之后 ，他的 名字仍 
然与列 奥尼达 紧密地 联系在 一起， 为了向 他俩表 示敬意 ，斯 巴达每 年都会 
举行运 动会。 

玛 尔多纽 斯在薛 西斯返 回了亚 洲之后 ，担 任了波 斯人的 陆军指 挥官， 
时 间是在 公元前 480 年到前 479 年的那 个冬季 ，地 点在帖 萨利。 在公元 
前 479 年 的夏季 ，他向 南进发 ，重 新占领 并再次 摧毁了 雅典城 ，就 像他在 
公元前 480 年曾经 做过的 那样。 无城 可居的 雅典人 向斯巴 达人发 出了最 
急迫 的请求 ，他们 恳请斯 巴达人 从伯罗 奔尼撒 出兵， 越过地 峡到希 腊的中 
部 来援助 他们。 斯巴达 人按自 己的节 奏和时 间对此 作出了 回应， 他们与 
雅典人 以及其 他坚定 的抵抗 者们在 彼奥提 亚组成 了联军 ，当 时玛 尔多纽 
斯已经 撤离了 那里。 除了雅 典的忠 诚盟友 普拉提 亚之外 ，彼 奥提 亚的其 
他国 家现在 都已经 屈服于 波斯的 威势， 成了它 的盟国 ，而且 也正是 在普拉 
提亚的 领土上 ，希 腊人 最终打 败了波 斯人。 

波 塞尼亚 斯可能 指挥着 由大约 40000 名重 甲步兵 组成的 联军。 在这 
些士 兵当中 ，斯巴 达占了 5000 名 ，这 个数目 达到了 斯巴达 在国内 能够征 
召到的 所有士 兵人数 的三分 之二。 他们 还带上 了同样 数目的 由“边 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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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重 甲步兵 ，根 据希 罗多德 的说法 ，应 该还有 不少于 35000 名希 洛人与 
他们一 同从国 内出发 ，这 些人不 但可以 担任侍 役和辅 助人员 ，而且 还可以 
作 为轻装 步兵上 战场。 在波塞 尼亚斯 领导的 联军中 ，除了 这些斯 巴达人 
之外 ，另外 一支重 要的重 甲步兵 部队是 由阿卡 狄亚的 铁该亚 提供的 ，希腊 
军队的 人数即 使是在 被夸大 之后， 也仍然 要远远 少于波 斯人。 波 斯人占 
据 着阿色 普斯河 (Asopus) 沿岸的 位置， 最初是 驻扎在 南岸。 玛尔 多纽斯 
在战 斗开始 的时候 ，用 他的主 力部队 —— 骑兵 —— 发起了 进攻。 希腊人 
用弓 箭加以 回击， 其中的 一支箭 射中了 波斯人 的骑兵 指挥官 的战马 ，于是 
波斯人 就被击 退了。 希腊 人首战 告捷！ 

然而 ，最 后的主 要战役 的解决 ，既 不是依 靠弓箭 手也不 是依靠 骑兵， 
而 是希腊 的步兵 ，斯 巴达人 总是被 部署在 令人敬 畏的阵 线右翼 ，雅 典人和 
铁该 亚人则 在左翼 ，而麦 加拉人 、柯林 斯人和 其他城 邦来的 人就处 于前两 
者 之间。 在拖延 了八天 之后， 决定性 的战役 才正式 打响。 推 迟了这 么久， 
实在很 不正常 ，一 种现 代的解 释是玛 尔多纽 斯其实 并不想 和希腊 人进行 
一场事 先布置 好了的 陆地战 ，而 是希 望利用 拖延的 战术来 击垮希 腊人的 
士气 并迫使 希腊军 队自行 解散， 从而达 到不战 而胜的 目的。 显然， 玛尔多 
纽斯的 这种拖 延使波 塞尼亚 斯遭遇 到了非 常困难 且棘手 的问题 ，他 开始 
无 法再继 续控制 自己的 军队并 保持士 兵们的 斗志了 ，同时 ，他 甚至 还打算 
和雅 典人调 换在阵 地上的 位置。 

无 论如何 ，他决 定在晚 上的时 候撤出 自己的 军队。 他 实际上 可能只 
打算 撤出居 于中央 位置的 军队， 而不是 全部的 军队； 但是， 把军队 撤退到 
普拉 提亚的 计划却 不知怎 么地就 传开了 ，于是 ，混乱 和骚动 就接踵 而至。 
在探知 了部分 真实状 况之后 ，玛 尔多 纽斯在 这天早 晨派出 了他的 骑兵部 
队向斯 巴达人 、“ 边民 ”和铁 诙亚人 发起了 进攻。 希 腊人到 此时才 发现自 
己 已经深 陷绝境 ，不但 走投无 路而且 还被遮 天蔽日 的飞箭 压制得 抬不起 
头。 也不知 为什么 ，在派 出重甲 步兵发 动冲锋 之前， 波塞尼 亚斯竟 然还记 
得 要先给 神献祭 ，并 征询神 的意愿 ，尽 管当时 希腊步 兵的武 器装备 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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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要远 远胜过 波斯人 ^ 

这 是波塞 尼亚斯 一生中 最辉煌 的时刻 ，虽 然它是 如此的 短暂。 希腊 
人 ，尤 其是斯 巴达人 ，他们 先是紧 紧地团 结在一 起坚守 着阵地 ，使 得波斯 
人的骑 兵拿他 们毫无 办法。 在 攻入了 波斯人 设在阿 色普斯 河北部 的栅栏 
之后 ，希腊 人就开 始了大 屠杀。 普 拉提亚 ，在 战争开 始之前 它本是 一个受 
到诅咒 的地方 ，但 是到了 最后， 坚定的 希腊人 们却在 这里取 得了彻 底的胜 
利。 从 此以后 ，再 也没有 一支波 斯军队 胆敢把 铁蹄踏 人希腊 大陆， 更不要 
说亚历 山大时 期的希 腊了。 一 个半世 纪之后 ，一支 来自马 其顿的 希腊军 
队反而 侵入并 蹂躏了 亚洲。 波 斯国王 在此后 很长一 段时期 内都不 再是希 
腊外 交和政 治舞台 上的主 要人物 ，而且 ，普拉 提亚的 胜利也 更加肯 定了人 
们之 前在马 拉松战 役和萨 拉米海 战中所 得出的 结论。 

回顾 那些从 公元前 480 年到前 479 年之 间发生 的战斗 ，尤其 是温泉 
关一役 ，可 以被看 作不仅 是在古 典时期 的希腊 ，甚至 在整个 东方和 西方的 
历史 中都是 一个转 折点。 如果历 史的一 部分可 以倒转 或不发 生的话 ，“世 
界 将会怎 样”？ 当然 ，对历 史学家 们来说 ，这 样的假 设有时 只是一 种有趣 
的猜想 ，然而 ，它也 能够成 为一种 解释前 因后果 的十分 有用的 方式。 比方 
说 ，如果 希腊人 在温泉 关根本 没有进 行抵抗 ，或者 ，即 使进行 了抵抗 ，但也 
没有 像列奥 尼达和 他的斯 巴达勇 士们所 领导的 抵抗那 样坚决 而有效 ，实 
际的情 况又会 是怎样 的呢？ 如 果那些 坚决要 进行抵 抗的希 腊人在 公元前 
480 年至前 479 年这段 时间里 失败了 ，同时 ，波 斯又 把希腊 的大陆 、岛屿 
以 及亚洲 西部的 沿海地 区吞并 进了它 辽阔的 帝国疆 域之内 ，历史 又将会 
是 怎样的 一幅图 景呢？ 

事实上 ，我们 得感谢 斯巴达 人在波 斯人侵 入希腊 之前， 对自己 的社会 12? 
进 行了意 义非凡 的改造 ，使 它变成 了一架 运转良 好的战 争机器 ，同时 ，他 
们在 外交上 也发展 出了一 个初级 的多城 邦之间 的希腊 人联盟 ，这个 联盟胃 
在后 来成为 了团结 整个希 腊的各 种抵抗 力量的 核心。 斯巴 达人在 温泉关 
拼尽最 后一人 的英勇 壮举， 显示了 波斯人 至少还 是可以 被抵挡 得住的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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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50 年时 期”： 

公元前 478 年至前 432 年 


波斯 人败退 之后的 直接后 果是促 成雅典 组建了 一个新 的反波 斯人的 
海 军同盟 ，我们 把它称 作得洛 斯同盟 （因 为爱琴 海上的 神圣的 得洛斯 岛是这 
些希腊 国家宣 誓结盟 ，并 存放 联盟财 富的地 方）。 毫不 奇怪， 斯巴达 不是这 
个联 盟的一 部分， 尤其是 当所有 的联盟 成员都 得承认 雅典在 政治上 享有主 
导和支 配地位 的时候 ，这 一情形 就像伯 罗奔尼 撒同盟 中其他 城邦与 斯巴达 
的关系 一样。 得洛 斯同盟 是一个 全新的 组织， 因为它 重设了 关于忠 诚和同 
盟的新 誓约。 另一 方面， 公元前 478 年 的秋季 在柯林 斯建立 的希腊 人联盟 
(Hellenic League) , 当 然这是 现代历 史学家 的说法 ，现 在还没 有完全 被得洛 
斯同 盟取而 代之。 我们将 会看到 ，直到 公元前 464 年， 斯巴达 人还是 试图在 
这 个早期 的反波 斯人同 盟的框 架之下 来处理 他们与 雅典人 的外交 关系。 

希腊 人在密 卡尔取 得了胜 利之后 ，斯巴 达并没 有马上 停止直 接参与 
对抗波 斯人的 战争， 这多少 有点出 人意外 ，即 使这不 可避免 地意味 着他们 
要在距 离国土 很远的 地方去 指挥各 种海军 行动。 公元前 479 年， 列乌杜 
奇戴斯 与伯里 克利的 父亲桑 提波斯 (Xanthippus) 共 同指挥 希腊联 军贏得 
了 密卡尔 战役的 胜利。 公元前 478 年 ，列乌 杜奇戴 斯在陆 地上发 动了一 
场针对 帖萨利 人的报 复行动 ，但 是有 人认为 他这样 做其实 是为了 一己之 
私， 实际上 ，他还 穿上了 一种带 袖子的 衣服， 这种式 样的衣 服明显 是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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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会 穿的， 而且人 们发现 他的帐 篷里还 堆满了 银器。 考 虑到他 如此明 
目 张胆地 收受贿 赂以及 让人生 厌的腐 败作风 ，斯巴 达人把 他召回 了囯并 
且剥夺 了他所 有的指 挥权。 不久 ，摄 政王波 塞尼亚 斯被派 遣到一 个位于 
拜占庭 的基地 ，以便 继续领 导希腊 海军。 

不 幸的是 ，波 塞尼亚 斯却表 现得傲 慢专横 ，据说 还有亲 波斯人 的倾向 
(有 谣言 说他准 备与一 位地位 颇高的 波斯女 人结婚 ，除 此之外 ，据 说他还 
喜欢穿 波斯人 的服装 —— 比亚 历山大 大帝早 一个半 世纪） ，同时 ，他 也没 
有 能力领 导盟军 的海军 ，尤其 是无法 领导那 些从爱 琴海的 大岛屿 上来的 
盟国。 雅典 利用这 个机会 取代斯 巴达成 为了盟 军的总 指挥。 斯巴 达人以 
为 他们只 要把波 塞尼亚 斯召回 ，然后 再派遣 另一位 指挥官 去代替 他就行 
了 ，可是 这个要 求被拒 绝了， 并且雅 典人在 亚里斯 泰迪斯 （AHstides) 的领 
导下 ，在 公元前 478 年或前 477 年冬 ，率 先一步 建立了 得洛斯 同盟。 海上 
作战 比在陆 上作战 要花费 更多的 金钱， 从开始 建造战 舰到日 常的操 作维护 
都 需要投 入巨额 的费用 ，因此 雅典人 要求它 的盟国 ，要 么按义 务派出 预定数 
量 的战舰 ，要么 拿出一 笔规定 的现金 来代替 义务。 正如修 昔底德 所说的 ，这 
就是 得洛斯 同盟与 伯罗奔 尼撒同 盟之间 的不同 ，在 公元前 5 世纪的 其他时 
间里 ，这种 日益不 受欢迎 的进贡 成了雅 典所推 行的愈 加帝国 式的政 策的主 
题。 然而 ，修 昔底德 随后又 补充道 ，斯巴 达人并 不像雅 典人那 样通过 强迫性 
征收贡 物的方 式来确 保盟国 的屈从 ，斯巴 达人： 

通过在 一些城 邦国家 建立与 它相 似的寡 头政府 来获取 它们的 

顺从。 


不 管怎样 ，我 们都得 思考斯 巴达宪 法的性 质及其 运作的 方式， 一些人 ，既 
有古代 的也有 今天的 ，想 要去 强调斯 巴达宪 法所具 有的开 放甚至 民主的 


〔 1 〕 Thucydides I.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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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其实 ，斯巴 达与历 史上绝 大多数 帝国都 是一样 的：支 持国外 的非民 
主或反 民主的 政权； 如 果武力 是唯一 可以确 保帝国 自身的 安全并 且让外 
国的朋 友和追 随者们 感到满 意的途 径的话 ，它 们也 会毫不 犹豫地 通过武 
力来强 迫不情 愿的大 多数民 众接受 寡头的 统治。 

无论 如何， 在任何 时候， 这 都不是 一个零 风险的 政策， 尤 其是在 公元前 5 
世纪的 早期， 一些离 斯巴达 不远的 盟国对 斯巴达 表现得 很冷淡 ，它们 不但有 
了独立 的想法 ，而 且甚 至还想 模仿雅 典人进 行民主 政治的 试验。 比如 ，有证 
据显示 阿卡狄 亚的门 丁尼亚 ( Mantirxea ) 和埃 利斯在 公元前 470 年就采 用了一 
些民主 制的决 策方式 ，并且 就在这 同一个 十年中 ，雅 典人 地米斯 托克利 ，这位 
伟 大的战 争领导 者不再 对波斯 战争感 兴趣了 ，而 是千方 百计地 想要去 削弱斯 
巴达 的力量 ，他积 极地煽 动新建 立了民 主政府 的阿尔 戈斯与 斯巴达 作对。 

显然 ，所有 这些都 使斯巴 达在伯 罗奔尼 撒同盥 中的地 位变得 岌岌可 
危， 公元前 465 年或前 464 年 爆发的 大地震 直接摧 毁了它 的城镇 ，并 引起了 
同样严 重的由 希洛人 和美塞 尼亚两 个城镇 的“边 民”一 起发起 的暴动 ，准确 
地说， 这些事 件都使 斯巴达 的地位 受到了 冲击。 希罗 多德的 《历 史》 的第九 
卷 的最后 一个段 落就准 确地说 明了斯 巴达在 公元前 470 年到前 460 年这段 
时间里 所经受 的种种 困难的 性质和 规模。 他 简要地 告诉了 我们关 于两个 
占 卜师 的故事 ，这 两个 故事彼 此之间 可以形 成对照 ，这两 个占卜 
师都 来自斯 巴达在 伯罗奔 尼撒同 盟中的 关键盟 友——埃 利斯。 

他们 中的第 一个， 海该 西斯特 拉托斯 （ Hegesistratus ) ，希罗 多 德如此 
描 述他： 

这是 铁里亚 达伊族 当中最 有声名 的人物 / 13 
在 埃利斯 ，占 卜 是一项 世袭的 、家 族性的 工作， 这和其 他地方 都是一 样的。 


〔 1 〕 Herodotus IX.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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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 德关于 提撒美 诺斯为 何要去 为斯巴 达效力 ，并 且最后 还成为 
斯巴 达公民 的解释 ，牵涉 到一个 典型的 德尔斐 传说。 提撒 美诺斯 曾经到 
德尔斐 为了子 嗣的事 情而请 示神谕 ，女 祭司给 他的回 答显得 模棱两 可：他 
注定 要“在 五场最 伟大的 角逐中 取得胜 利”。 他以为 这句话 的意思 是他注 
定要在 最重要 的田径 比赛， 如奥林 匹克运 动会中 成为五 项全能 的冠军 ，而 
且 实际上 他后来 也只在 一个项 目上失 误而没 有拿到 桂冠。 然而， 阿波罗 
的 真正用 意却是 要他去 担任正 式的占 卜师， 并最终 帮助某 个城邦 贏得五 
场不 同战役 的胜利 ，因 为在希 腊语中 “角逐 —词 除了有 田径比 
赛的意 思之外 ，其 实同 样还可 指“战 争”。 

斯巴 达人大 概是通 过安插 在德尔 斐的“ 眼线” 听说了 此事， 接下来 ，斯 
巴达 人与提 撒美诺 斯进行 了一连 串富有 戏剧性 的讨价 还价。 斯巴 达人愿 
意给 他报酬 ，大笔 的现金 ，然而 他索要 的却是 象征性 的奖赏 —— 获 得一个 
斯巴达 公民的 身份。 所 有这些 事情都 发生在 公元前 480 年以前 ，此 时正 
好是波 斯大军 兵临城 下之际 ，再 加上 斯巴达 人向来 对来自 德尔斐 的预言 
敬 畏有加 ，他 们相信 这些预 言会支 持他们 的事业 ，考 虑再三 ，斯巴 达人最 
终 决定作 出让步 并答应 了提撒 美诺斯 的要求 ，可能 还满足 了他要 把自己 
的 兄弟也 一块儿 拉上的 条件。 

这就是 提撒美 诺斯为 何能够 成为斯 巴达的 正式占 卜师 的缘由 ，他的 
地 位排在 了所有 斯巴达 本地占 卜师的 前面， 他通过 观察牺 牲的方 式来解 
释预兆 ，然 后为指 挥军队 的国王 或摄政 者提供 建议。 对 斯巴达 人来说 ，这 
种军事 性的占 卜活动 ，其 重要性 不亚于 那些为 战争而 进行的 、显而 易见的 
物质 上和精 神上的 准备， 也不亚 于这些 因素在 战争中 发挥的 作用。 斯巴 
达 人在行 事之前 必须先 问问神 的意愿 ，不但 在之前 ，甚 至在 战斗的 过程中 
都 要占卜 问神。 任何 显示在 牺牲的 内脏上 的不吉 迹象， 都可能 会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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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斯巴达 指挥官 理解成 不再与 敌人交 战或中 断交战 状态的 信号； 可能纯 
粹从世 俗的或 “理性 的”观 点看来 ，用 这样的 方式来 决定自 己是否 行动还 
是 不行动 显然是 十足不 明智的 。占 卜师 成为了 决定战 争的关 键人物 ，他 
们常 常是指 挥作战 的国王 的固定 随从或 顾问。 斯巴 达人在 与战争 有关的 
所有宗 教活动 上都表 现得谨 小慎微 ，因此 ，色 诺芬 （Xenophon) 把 斯巴达 
人 称作整 个希腊 世界唯 一的“ 精通战 争的巧 匠”。 

通常 情况下 ，斯巴 达人能 够培养 出自己 本土的 专业占 卜师来 ，而 且数 
量也有 保证。 在 斯巴达 ，祭司 和占卜 师的工 作也是 由世袭 的家族 来完成 
的 ，但是 因为某 种原因 ，很有 可能是 公元前 5 世纪 80 年代 的特殊 状况让 
斯 巴达人 忽视了 他们通 常的排 外心理 ，并且 打破惯 例应允 给予提 撒美诺 
斯和他 的兄弟 以斯巴 达的市 民身份 —— 然而 ，我猜 想真正 的事实 可能因 
为这 两个人 都是从 埃利斯 —— 这个关 键但不 可靠的 伯罗奔 尼撒盟 邦来的 
贵族 ，他 们在占 卜方面 的能力 可能并 不比斯 巴达国 内那些 世袭的 占卜师 
们 要高明 多少。 

在 提撒美 诺斯的 帮助下 ，斯 巴达在 五次战 役中取 得的第 一次胜 利是在 
公元前 479 年的普 拉提亚 一战中 ，这 最后一 次则是 公元前 458 年或前 457 
年的 塔那格 拉战役 (Battle of Tanagra) ，下 面我 们还会 重新谈 谈与之 相关的 
一 些具体 情况。 这两 次战役 都是斯 巴达反 对来自 外部 的敌人 ，如波 斯和雅 
典 ，但 是他们 获胜的 其他三 次战役 在某种 意义上 则显得 更加引 人入胜 ，且具 
有更 重要的 意义， 因为与 斯巴达 发生战 争的差 不多都 是来自 伯罗奔 尼撒内 
部 的敌人 :其中 规模较 大的是 镇压因 公元前 464 年大地 震而引 发的、 由美塞 
尼亚的 希洛人 和两个 美塞尼 亚城邦 中的“ 边民” 发动的 暴动; 规模较 小的两 
次 ，首先 是与铁 该亚人 (斯 巴达在 伯罗奔 尼撒同 盟中的 盟国） 和阿尔 戈斯人 
(Argives， 斯 巴达的 宿敌) 城 邦之间 的战争 ，其次 ，是与 除了门 丁尼亚 人之外 
所 有阿卡 狄亚人 作战。 希洛 人与“ 边民” 的暴乱 我们稍 后再谈 ，接下 来我们 
仔 细地讨 论一下 斯巴达 与这两 帮不同 的阿卡 狄亚盟 国之间 的两次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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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 要想控 制整个 伯罗奔 尼撒半 岛以及 伯罗奔 尼撒同 盟的话 ，阿 13? 
卡 狄亚就 绝对是 其中最 关键的 地方。 阿卡狄 亚的铁 该亚是 与斯巴 达最接 
近的 城邦， 因而其 地位具 有重要 的意义 ，它可 能是斯 巴达在 伯罗奔 尼撒同 
盟中 的第一 个盟国 ，同时 ，阿卡 狄亚在 地理位 置上控 制了斯 巴达从 拉科尼 
亚和美 塞尼亚 通往伯 罗奔尼 撒北部 以及希 腊中部 的必经 之路。 分而治 
之， 是斯巴 达所采 取的许 多外交 政策中 最重要 的一项 ，目的 就是要 阻止任 
何 伯罗奔 尼撒同 盟中的 盟国与 阿尔戈 斯勾结 起来。 铁该亚 与阿尔 戈斯的 
联合 给斯巴 达带来 了潜在 的灾难 ，其 程度几 乎就像 公元前 390 年 柯林斯 
与阿 尔戈斯 联合起 来对抗 斯巴达 一样， （斯巴 达与这 个联盟 之间的 战争） 
是提撒 美诺斯 帮助斯 巴达取 得的五 次胜利 中的第 二次。 这 场发生 在斯巴 
达 与铁该 亚人和 阿尔戈 斯人联 盟之间 的冲突 的情况 ，我们 只能从 希罗多 
德那 里知道 一点。 战争的 地点在 铁该亚 ，这 个地方 离斯巴 达本土 实在太 
近了。 时 间是在 公元前 470 年的 某一天 ，这个 时间是 可信的 ，同时 ，这场 
战争的 爆发很 有可能 与地米 斯托克 利出现 在阿尔 戈斯有 着因果 关系。 

提 撒美诺 斯帮助 斯巴达 人取得 的下一 次胜利 是在迪 帕伊耶 
(Dipaea) ，此 地也 叫迪帕 伊耶斯 （Dipaieis) ， 同 样与铁 该亚距 离不是 太远， 

位于 阿卡狄 亚地区 的南部 边境上 ，这 是个令 斯巴达 人感到 忧虑的 位置。 

对于 斯巴达 人来说 ，最令 人欣慰 的迹象 来自这 个地区 的门丁 尼亚， 它是阿 
卡狄 亚的另 一个主 要城邦 ，已经 决定要 么保持 中立， 要么站 在斯巴 达这一 
边。 这是非 常值得 注意的 ，因 为门丁 尼亚在 不久以 前已经 变成了 民主政 
体 (可 能是 受到了 地米斯 托克利 影响） ，并 且越来 越疏远 斯巴达 ，反 而与阿 
尔戈 斯越走 越近了 ，这两 个城邦 本来更 有可能 威胁到 斯巴达 的安全 ，这一 
点可 以从普 拉提亚 战役中 ，这 两个城 邦最后 才到达 阵地这 一情况 推断出 
来。 此时 ，在阿 卡狄亚 内部的 城邦中 ，铁 该亚 和门丁 尼亚之 间出现 了争夺 
领导权 的情况 ，斯巴 达人作 为运用 分而治 之策略 的高手 ，当然 非常清 楚该如 
何 在阿卡 狄亚人 内部使 用这种 策略。 无 论如何 ，斯巴 达人最 后顺利 地取得 
了胜利 ，这次 胜利被 认为是 在提撒 美诺斯 的帮助 下取得 的第四 次胜利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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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巴达在 普拉提 亚战役 之后所 卷人的 最为艰 难的一 次武装 冲突。 

在 公元前 4 世纪 60 年 代中期 发生的 大地震 沉重地 打击了 斯巴达 ，如果 
当时的 古人有 现在的 测量仪 器的话 ，这 次地震 应该已 经达到 了非常 髙的震 
级。 地震学 家发现 ，它的 破坏性 影响扩 散到了 很远的 地方。 西西里 的狄奥 
多罗斯 (Diodorus) 在 公元前 1 世 纪的著 作中说 (他 只是 复述了 公元前 4 世纪 
的一位 普通的 历史学 家埃弗 鲁斯的 记述） ，斯 巴达 的伤亡 人数非 常巨大 ，达 
到了 20000 人 ，这个 数字可 能有点 夸张， 这次地 震尤其 造成了 大量年 轻人的 
死亡 (如 果这种 说法确 凿的话 ，这 样的损 失当然 会给下 一代造 成严重 的人口 
问 题）。 无 论如何 ，这 场地震 并没有 阻止国 王阿基 达马斯 (Archidamus) —— 
他从列 乌杜奇 戴斯那 里获得 了欧里 庞提德 的王位 —— 在迪 帕伊耶 领导斯 
巴 达人迅 速地行 动起来 ，组建 一支军 队并挫 败了所 有来自 希 洛人的 直接进 
攻。 可是 ，即 使是他 也不能 阻止全 体美塞 尼亚的 希洛人 的暴动 ，相对 于在拉 
科尼亚 的远亲 ，他 们谋反 的心情 总是更 为热切 ，此外 ，他 们还 和居住 在美塞 
尼亚 东南部 的两个 “边民 ”城镇 —— 托瑞厄 (Thouria) 和 埃索伊 (Aethaea) 的 
人 联合了 起来。 因此， 在某种 意义上 ，这 是一场 民族主 义者的 起义， 而在另 
外的 意义上 ，这 是一场 在经济 上受剥 削的底 层阶级 发动的 叛乱。 

希洛人 认为地 震简直 就是上 天赐予 他们的 良机， 是神让 他们去 发动一 
场大规 模的而 且持续 了很长 时间的 暴动。 斯 巴达人 把这场 地震归 因于震 
动 大地轰 隆作响 的天神 波塞顿 的愤怒 ，在 斯巴达 以及拉 科尼亚 的几个 地区， 
这位天 神受到 了人们 的虔诚 崇拜并 被尊称 为“掌 管大地 的人” （Earth- 
Holder)。 斯巴达 人不明 白为何 这位神 会对他 们如此 愤怒？ 获得官 方认可 
的观 点是， 斯巴达 人之前 曾经杀 害过一 些到塔 伊那隆 (Taenarum) 的 波塞顿 
神殿中 寻求庇 护的希 洛人。 这 是确有 其事的 ，塔 伊那隆 位于拉 科尼亚 南部， 
也就 是在伯 罗奔尼 撒半岛 的中部 突出部 分的最 底部。 希洛 人有在 此避难 
的权力 (英 语中的 “asylum” 一词就 直接来 源于希 腊语， 意思就 是避免 受到暴 
力的 报复） ，这 是希腊 人曾经 达成一 致的传 统协议 ，但是 ，斯巴 达人没 有尊重 
这个协 议而是 把这些 希洛人 从波塞 顿的神 坛前拖 了出来 ，并 处死 了他们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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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是亵渎 神灵的 行为。 推 测起来 ，斯 巴达人 必定是 经受了 不同寻 常的压 
力才会 如此冒 险行事 ，这 一事件 可能与 摄政王 波塞尼 亚斯的 “阴谋 ”有关 ，而 
这个“ 阴谋” 又与希 洛人有 着直接 的联系 （可 参见本 书第三 章）。 无论如 13 9 
何， 这场地 震无疑 正好发 生在斯 巴达与 希洛人 关系特 别糟糕 的时期 ，这或 
许可以 解释为 什么当 时会有 如此多 的希洛 人会揭 竿而起 ，而 且他 们中既 
有美 塞尼亚 人也有 拉科尼 亚人。 

没有 什么其 他古代 的资料 可以帮 助我们 更好地 了解这 次暴乱 的整个 
过程。 实际上 ，修 昔底德 在他的 著作中 留下的 一个无 法解决 的问题 就是： 
究竟这 次暴乱 持续了 多久？ 修 昔底德 说它整 整持续 了十年 ，可是 ，他 据以 
得出这 个结论 的那些 手稿可 信吗？ 经 过一种 简单的 古文转 译之后 ，时间 
就 减少到 了四年 ，这 个数字 显得更 为可信 ，依 此类推 ，这次 暴乱大 约是在 
公元前 460 年 结束的 ，这是 个粗略 的说法 ，可 即使是 四年的 暴乱也 够让斯 
巴 达人难 受的； 另外一 种资料 对此事 的记载 听起来 似乎是 相当真 实可靠 
的， 据说这 场暴乱 是以斯 巴达人 对美塞 尼亚的 司铁尼 克列洛 斯平原 
(Stenyclarus) 上的伊 托美山 （Ithome) 实 施长时 间的包 围后才 算结束 。这 
座 山是一 处天然 的要塞 ，它 就像雅 典的卫 城那样 ，并且 ，早在 公元前 7 世 
纪的 第一次 美塞尼 亚人暴 乱或所 谓的第 二次美 塞尼亚 战争中 ，美 塞尼亚 
人 就开始 把这里 当作他 们最后 的抵抗 之地。 

在 这次暴 乱被镇 压之后 ，斯 巴达看 来好像 不得不 容忍或 鼓励一 个“边 
民 ”城镇 在它附 近的地 区发展 起来。 考 古显示 ，在宙 斯一伊 托美山 （Zeus 
Ithomatas) 附近 的聚居 区里发 现了当 时的居 民举办 宗教仪 式时的 献辞， 

它 们有些 是雕刻 的铭文 ，有 些是印 制的。 在 公元前 4 世纪的 50 年代 ，这 
些人 没有像 南部的 埃索伊 和托瑞 厄这两 个“边 民”城 镇的居 民那样 参加这 
次暴乱 ，但是 ，他 们也没 有阻止 起义的 希洛人 占领伊 托美山 的山顶 作为最 
后的 抵抗地 ，这 里可以 说是起 义的希 洛人的 马察达 （Masada， 13 。 事实 


〔1〕 古代 以色列 东南部 、死 海西南 岸的一 个山头 堡垒。 公元 73 年， 经过历 时两年 的被围 
困后 ，吉 拉德犹 太教派 成员在 这里集 体自杀 ，未向 进攻的 罗马人 投降。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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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如果 需要这 个在拉 科尼亚 的“边 民”城 镇去防 御希洛 人的暴 乱的话 ，它 
最起码 也可以 起到一 点威慑 的作用 ，但是 ，在美 塞尼亚 的这些 “边民 ”聚居 
地实在 太少了 ，也太 远了， 而且力 量相对 来说非 常薄弱 ，因此 ，斯巴 达人才 
不得不 到它领 土之外 的其他 盟国那 里去搬 救兵。 

这种自 相矛盾 的做法 给斯巴 达招致 的麻烦 和损害 ，其 程度和 时间甚 
至超过 了地震 和暴乱 本身。 因 为斯巴 达人并 不仅仅 是到伯 罗奔尼 撒同盟 
的盟国 那里寻 求帮助 ，这 个同盟 的条款 明确规 定每一 个盟国 都要“ 尽其所 
能地 去帮助 斯巴达 ”。 斯巴 达人同 时也向 雅典寻 求援助 ，这 显然是 根据之 
前 它们在 公元前 481 年订 立的反 波斯“ 希腊人 联盟” 的协议 作出的 决定。 
尽管雅 典并不 是伯罗 奔尼撒 同盟的 成员国 ，而 且它 遵守的 是与斯 巴达完 
全不 同的民 主宪法 ，此时 它也更 为关注 波斯的 动向， 正努力 把自己 的影响 
力扩展 到爱琴 海和希 腊的北 部去。 尽 管如此 ，它还 是答应 向斯巴 达伸出 
援 助之手 ，并且 这种援 助还不 是象征 性的而 是货真 价实的 ——4000 名重 
甲 步兵！ 这要感 谢奇蒙 （Cimon) 不辞 辛苦地 在雅典 为斯巴 达所做 的说服 
工作 ，他对 斯巴达 人抱有 好感， 甚至还 称呼自 己的一 个儿子 叫拉西 达梦纽 
斯 （ Lacedaemonius) ， 也就是 “斯巴 达人” 的 意思。 

在希腊 人把波 斯人侵 者驱逐 出去后 ，地 米斯托 克利就 开始集 中精力 
在伯 罗奔尼 撒人中 间煽动 不和与 冲突， 以此来 对抗斯 巴达。 后来， 奇蒙成 
为了 雅典日 渐强大 的海军 的司令 ，并 指挥得 洛斯同 盟的舰 队取得 了一连 
串的 胜利， 其中最 卓越且 最重要 的战绩 是大约 公元前 466 年在帕 姆庇利 
亚 ( Pamphylia) 的埃乌 律美东 河（ River Eurymedon ，位 于小 亚细亚 南部） 
取 得的。 因此 ，当 斯巴达 向雅典 寻求帮 助以对 付希洛 人暴乱 的时候 ，奇蒙 
正处 于其政 治生涯 的顶峰 ，但是 ，这个 帮助斯 巴达人 的决定 也断送 他自己 
的政治 前途。 

这支雅 典军队 一抵达 美塞尼 亚之后 ，我们 就知道 到底是 哪儿出 错了， 
而且错 得厉害 。斯 巴达人 之所以 想得到 雅典人 的帮助 ，本 是希望 能够利 
用 他们在 攻城方 面的丰 富经验 来对付 希洛人 ，可 事实上 ，当 美塞尼 亚的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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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者 在伊托 美山筑 起壕沟 与斯巴 达人打 起游击 的时候 ，雅 典人的 攻城术 
根本就 派不上 用场。 更让斯 巴达人 忧心忡 忡的是 雅典士 兵们的 态度问 
题。 这些 士兵本 来就不 是雅典 最穷或 地位最 低的人 ，雅典 人中只 有不到 
一半的 人有能 力承担 得起给 自己装 备重甲 和武器 的费用 ，因此 ，这 4000 
名 重甲步 兵算得 上是雅 典城里 生活比 较宽裕 的人。 另外， 到他们 那一代 
的时候 ，雅 典人已 经差不 多在某 种形式 的民主 政府下 生活了 近半个 世纪， 
让他 们感到 非常意 外甚至 震惊的 是：斯 巴达人 的希洛 人“奴 隶”不 但不是 
野蛮人 ，而 是与他 们有着 同样令 人自豪 的文化 传统的 希腊人 ，于是 ，这些 
雅典人 开始变 得越来 越同情 希洛人 起来。 

斯巴 达人对 雅典士 兵的这 种态度 转变有 点反应 过度， 他们以 为雅典 
人想要 “彻底 改革” 斯巴达 的政制 ，换句 话说， 他们认 为雅典 人正在 斯巴达 
制造 某种社 会或政 治上的 动乱。 于是 ，斯巴 达人要 求雅典 人立刻 打道回 
府， 根据修 昔底德 的说法 ，雅典 是所有 援助国 中唯一 被要求 撤军的 城邦， 
斯巴达 人如此 公然地 破坏外 交礼仪 ，却 无法 给出任 何令雅 典人感 到满意 
的 解释。 奇蒙 在雅典 的威信 立马一 落千丈 ，仅仅 在两三 年之内 ，他 就信誉 
扫地并 被城邦 放逐。 他想在 希腊世 界里建 立一种 由雅典 和斯巴 达进行 
“双元 ”共治 的领导 模式失 败了。 后来 ，雅典 人把参 加暴动 并躲在 伊托美 
山的希 洛人中 的幸存 者安置 到一个 新的避 难所- — 纳 帕 克塔斯 
( Naupactus )， 位置 就在柯 林斯海 湾的北 部海滨 ，这 简直就 是在斯 巴达的 
伤口上 撒盐。 尽 管希洛 人的暴 乱早在 公元前 460 年就 被镇压 下去了 ，但 
斯 巴达之 后马上 发现它 还是被 卷入了 “第一 次伯罗 奔尼撒 战争” （公 元前 
460 —前 445 年） 当中 ，我 之所以 如此称 呼这次 战争， 目的是 要区分 我们以 
前常称 的那场 “伯罗 奔尼撒 战争” ，即 公元前 431 年到前 404 年发生 的“雅 
典战 争”。 

斯巴 达的一 些盟国 ，如 同样建 立了民 主政府 的门丁 尼亚人 ，可 能会因 
为 他们的 领导者 —— 斯巴达 —— 对 雅典采 取如此 专横的 态度而 感到失 
望。 这样, 斯巴达 就需要 证明它 仍然还 有能力 去显示 自己的 意志和 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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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唯 一能证 明这种 能力的 场所就 是在激 烈的阵 地战中 ，斯 巴达仍 然表现 
得比 其他盟 国要高 出一筹 ，这是 无可争 辩的。 公元前 458 年或前 457 年， 
斯 巴达率 领着一 支伯罗 奔尼撒 同盟的 军队横 跨柯林 斯地峡 进人了 希腊的 
中部 地区， 直抵彼 奥提亚 的塔那 格拉。 修 昔底德 心急如 焚地告 诉我们 ，在 
雅典城 内有一 帮人与 斯巴达 人勾结 ，企 图利 用斯巴 达大军 突然压 近的态 
势来迫 使雅典 的民主 派倒台 ，然后 在雅典 建立寡 头政府 ，在 伯罗奔 尼撒同 
盟中， 斯巴达 最乐意 与这样 的政府 相处。 然而 ，尽管 斯巴达 人在塔 那格拉 
打 败了雅 典人及 其盟友 ，但离 最初想 要达到 的迫使 雅典进 行政府 改换的 
政治目 标还相 差甚远 ，于是 ，斯 巴达人 放弃了 进一步 的打算 ，反而 为自己 
能够 平平安 安回家 而暗自 庆幸。 

我相信 ，也 是在这 个时期 ，斯 巴达人 ，毫 无疑问 也是非 常不安 地决定 
对他 们的军 队作一 次大的 调整。 之前 大地震 已经造 成了成 千上万 的斯巴 
达人的 死亡， 紧接着 又发生 了有两 个“边 民”城 镇参与 的希洛 人暴乱 。塔 
那格 拉之战 尽管取 胜但也 差点断 送了斯 巴达。 我想 ，正是 基于这 三个事 
实， 才促使 斯巴达 人想要 把“边 民”中 的重甲 战士收 编到正 规的斯 巴达军 
团 中来。 这 样做既 可以确 保“边 民”对 斯巴达 的忠诚 ，更为 重要的 是还可 
以 提高正 在急遽 下降的 斯巴达 公民的 数量。 这种做 法与英 国军队 在殖民 
时期招 募尼泊 尔廓尔 嘻族人 进入正 规军队 的做法 并不完 全一样 ，但 还是 
在 很大程 度上破 坏了希 腊公民 军队的 最重要 的组建 原则。 尽管这 些“边 
民” 可以被 称作“ 拉西代 梦人” ，就像 斯巴达 人那样 ，但 他们 并不是 与斯巴 
达人 一样可 享有同 样权利 的公民 ，因为 他们没 有接受 过“够 格者” 这样有 
组 织的严 格训练 ，或者 没有被 选入“ 公餐食 堂”。 这 样的收 编行动 在公元 
前 479 年之后 ，以及 公元前 418 年的 门丁尼 亚战役 之前的 时间里 都出现 
过 几次。 斯巴 达人在 公元前 5 世纪 50 年代， 即塔那 格拉这 场战争 之后之 
所 以决定 这样做 ，在 我看来 ，是 因为这 个时期 对于斯 巴达人 来说， 正处于 
其 军事安 全上最 为危急 、紧迫 的时期 ，当 然这都 只是我 的猜想 而已。 但这 
也符 合为何 斯巴达 人在第 一次伯 罗奔尼 撒战争 中表现 不佳的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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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 ，雅典 人却因 他们在 塔那格 拉的战 斗中相 对较好 的表现 而大受 
鼓舞 ，几 个月内 ，他 们就使 自己成 为了几 乎整个 彼奥提 亚的统 治者。 在爱 
琴海 ，他们 从一个 小小的 陆地帝 国一跃 而成为 一个强 大的海 上帝国 。斯 
巴 迖相对 来说是 失败了 ，还 意外地 失去了 埃吉纳 ，在 雅典人 看来它 在萨罗 
尼 克海湾 中是一 个有着 战略意 义的重 要岛屿 ，伯里 克利曾 经明确 地指出 
它是“ 比雷埃 夫斯港 的眼中 钉”。 埃吉纳 是伯罗 奔尼撒 的盟国 ，雅 典人先 
是包围 ，然 后攻占 了它, 并把岛 上的全 体居民 都驱逐 了出去 ，以 示惩戒 ，最 
后再派 遣自己 的移民 居住到 了这个 岛上。 在这种 情况下 ，伯 罗奔 尼撒能 
做 的就是 给这些 无家可 归的埃 吉纳人 在自己 的领土 范围内 提供了 一处临 
时的 避难所 ，这 个地方 就是库 努里亚 （Cynouria， 也称杜 列亚） ，位 置在斯 
巴达与 其死敌 —— 阿 尔戈斯 接壤的 东北边 界上。 实际上 ，虽 说埃 吉纳人 
只是临 时借住 在这里 ，可这 一住几 乎超过 了半个 世纪。 

接下来 ，所 谓的 第一次 伯罗奔 尼撒战 争又打 打停停 地持续 了十年 ，当 
雅 典试图 同时维 持它作 为希腊 中部的 陆地帝 国和海 上霸主 的地位 的时候 
遭遇到 了失败 ，这次 第一次 伯罗奔 尼撒战 争也就 基本结 束了。 公元前 
446 年 ，雅 典不得 不应付 两次同 时发生 的叛乱 ，一次 来自西 部侧翼 的麦加 
拉 (它之 前也是 斯巴达 在伯罗 奔尼撒 同盟中 的一个 盟国） ，另 一次 来自优 
卑亚。 这对斯 巴达来 说无疑 是一次 发动进 攻的天 赐良机 ，国 王普 雷斯多 
安 那克斯 （Pleistoanax)， 他在 塔那格 拉之战 以后就 到了法 定的登 基的年 
龄， 事实上 ，他真 的率领 了一支 盟国的 军队越 过柯林 斯地峡 ，向东 突进到 
了 雅典的 领土内 ，可是 当他到 达了埃 列乌西 斯的附 近地区 的时候 ，竟 然又 
莫名 其妙地 宣布撤 退了。 雅典 人抓住 这个难 得的喘 息机会 ，马上 重新控 
制了 优卑亚 ，这个 岛的战 略意义 远远要 大于麦 加拉。 不 久以后 ，雅 典和斯 
巴 达就开 始谈判 ，然后 缔结了 一份新 的协议 ，即 后来 所谓的 “三十 年和平 
协 议”。 

这份协 议的基 本内容 是：每 一方都 “保持 不变” ，也 就是说 ，斯 巴达人 
实际 上承认 了雅典 人的帝 国地位 ，而 雅典人 则相应 地承认 了斯巴 达在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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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奔尼 撒同盟 中的领 导权。 这样 ，希 腊大陆 上的大 多数国 家就被 划分到 
这两 大集团 当中， 这二者 之间现 在可以 说是实 现了某 种形式 的力量 平衡。 
然而 ，普雷 斯多安 那克斯 ，尽 管他 可能是 奇蒙提 出的“ 二元共 治论” 的坚定 
支持者 ，但 他还是 遭到了 废黜并 被放逐 ，斯巴 达国内 的反对 者认为 他背弃 
了斯巴 达的最 大利益 ，他被 指定放 逐到阿 卡狄亚 的一个 神殿里 ，几 乎长达 
二 十年。 

同样还 是这些 反对者 ，在 公元前 445 年默 许了和 平协议 的签订 ，也许 
同 样还是 这些人 在四五 年之后 就迫不 及待地 想要去 破坏这 份规定 了三十 
年 和平的 条约。 公元前 441 年， 一些萨 摩司岛 上的居 民来到 斯巴达 ，像他 
们的 那些先 辈一样 试图来 说服斯 巴达人 ，他们 的先人 曾经在 公元前 525 
年 的时候 ，说服 斯巴达 人派遣 了一支 海上远 征队去 推翻僭 主波律 克拉铁 
斯。 这一次 他们竟 然又成 功地说 服了斯 巴达人 ，以 至于人 们怀疑 斯巴达 
的 领导人 可能与 萨摩司 的一些 重要人 物之间 ，曾经 存在着 某种非 常紧密 
的私 人关系 ，而且 这种关 系直到 此时还 在发挥 作用。 无 论如何 ，希 罗多德 
说他曾 经在斯 巴达遇 到过一 个叫阿 基阿斯 （Archias) 的人， 这位阿 基阿斯 
的祖父 （与 他有 一样的 名字） 曾经是 公元前 525 年那支 远征军 的一员 ，因 
为他骁 勇善战 ，萨 摩司 人还曾 经为他 举办过 国葬。 这位年 轻的阿 基阿斯 
大概 是位有 影响力 的人物 ，他 公开号 召斯巴 达人去 帮助那 些拥护 寡头统 
治的萨 摩司人 ，这 些人想 从雅典 的帝国 中叛离 出来。 

然而 ，尽 管斯巴 达人确 实是被 说服了 ，但是 这次的 情形和 公元前 525 
年大 不一样 ，因为 它的盟 国柯林 斯不同 意这次 行动。 柯林 斯人还 四处游 
说大多 数其他 的盟国 ，告 诉它们 在这种 特殊的 情况下 不要“ 被斯巴 达人牵 
着鼻子 到处乱 跑”。 无疑 ，这确 实是一 个需要 三思而 后行的 决定。 斯巴达 
人 到现在 仍然没 有建立 起海军 ，缺乏 这样的 必要条 件就根 本不要 指望到 
海上 去打败 雅典人 ，即 使萨迪 斯的波 斯总督 愿意为 他们建 立海军 提供金 
钱和装 备上的 帮助。 尽 管如此 ，萨摩 司人的 叛乱还 是迫使 雅典人 进行了 
一次 非常漫 长而且 代价高 昂的海 上封锁 ，这次 行动由 伯里克 利领导 ，在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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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 最终被 镇压后 ，雅典 人对萨 摩司人 实施了 残酷的 报复和 惩罚。 实 际上， 
一些萨 摩司人 认为， 公元前 440 年到前 439 年发生 的这次 叛乱几 乎使雅 
典 人丧失 了在海 洋上的 控制权 ，在 爱琴海 东部的 霸权。 

当然 ，伟大 的历史 学家修 昔底德 在回顾 这段往 事的时 候也看 到了这 
一点 ，尽管 以他的 实际年 龄他可 能并没 有经历 过这一 事件。 在 简要叙 
述 发生在 公元前 480 年至前 479 年 的波斯 战争和 公元前 431 年 的伯罗 
奔 尼撒战 争即雅 典战争 的时候 ，他 选定萨 摩司人 叛乱作 为一个 时期的 
结束。 在 这之前 ，即 公元前 435 年 ，在科 西拉岛 （ Corcyra ， 即科 孚岛） 上 
爆发了 一次政 治动乱 ，修昔 底德认 为这一 事件是 雅典战 争最为 直接的 
起因 ，也是 导致整 个希腊 局势急 转直下 的最为 重要的 缘由。 他 认为伯 
罗 奔尼撒 战争即 雅典战 争爆发 的主要 原因是 雅典的 势力不 断增长 ，从 
而使 斯巴达 人感到 恐惧。 他 们认为 如果不 加以阻 止的话 ，雅典 人就会 
逐渐 损害甚 至最后 摧毁斯 巴达。 雅 典人在 公元前 439 年 的时候 狠狠地 
修 理了叛 乱的萨 摩司人 ，就 是它的 帝国力 量的一 次充分 体现及 证明。 

雅典 帝国的 力量的 增长已 经构成 了实际 的威胁 ，于是 ，在 公元前 432 
年， 斯巴达 人宣布 双方在 公元前 445 年制定 的和平 协约不 再有效 ，他 们指 
责雅 典人的 错误行 径破坏 了它。 事实上 ，是 斯巴达 人迈出 了重新 开战的 
关键性 一步， 他们最 初完全 不顾德 高望重 的国王 的劝告 ，而 且这位 国王后 
来 还不得 不率领 着斯巴 达人重 返战场 ，他就 是阿基 达马斯 二世。 


阿 基达马 斯二世 

(统治 时间： 公元前 469 年至前 427 年） 

阿基 达马斯 ，意思 是人民 的“领 袖”或 统治者 ，在 斯巴达 历史上 有两位 
国王 都用这 个名字 ，阿 基达马 斯二世 属于斯 巴达两 个王族 中地位 较低的 
家族 ，即欧 里庞提 德王族 ，他 当政的 时间长 达近四 十年。 他 出生在 公元前 
500 年 ，父 亲叫杰 乌克西 戴莫斯 （ Zeuxidamus ) ; 这个族 人的名 字的词 尾“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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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us”， 表示 他们家 族与某 个祖先 Wamos) 有关系 ，从 而可 以获得 普通斯 
巴达人 的另眼 相看， 这可能 是因为 欧里庞 （Eurypon) 的后 裔们意 识到他 
们 自己的 地位比 更为杰 出的阿 基亚德 家族要 低吧！ 然而， 杰乌克 西戴莫 
斯从 未登基 称王， 他也许 比他的 父亲列 乌杜奇 戴斯二 世还要 早去世 ，列乌 
杜奇 戴斯二 世死于 公元前 470 年 ，尽 管他曾 被贬黜 并几乎 被流放 了近十 
年。 相反 ，阿基 达马斯 却在所 有的斯 巴达国 王中享 有了最 为漫长 的统治 
时光， 而且是 在最广 泛的意 义上统 治着斯 巴达。 总的 来说, 他的统 治是成 
功的 ，因 为他扩 大了斯 巴达对 雅典的 优势。 

阿基达 马斯第 一次出 现在文 献资料 中是在 公元前 4 世纪 60 年代的 
中期 ，作为 斯巴达 军队的 指挥官 ，他在 迪帕伊 耶之战 （Battle of Dipaea) 中 
平定 了一些 伯罗奔 尼撒同 盟内部 的严重 的不满 情绪。 不久 以后， 他成为 
了 斯巴达 的救星 ，因为 他把这 个国家 从地震 与希洛 人叛乱 这两次 重大的 
危机中 拯救了 出来。 然后 ，在 关于斯 巴达的 历史记 载中， 他直至 公元前 
432 年 才逐渐 从人们 的视野 中消失 ，当 斯巴达 人举行 大会的 时候， 他在会 
上 认为对 雅典宣 战这样 重大的 事情首 先要进 行谨慎 的权衡 ，并警 告斯巴 
达人不 要仓促 行事。 就 像希罗 多德在 其著作 中称赞 欧里庞 提德家 族的前 
辈戴 玛拉托 斯那样 ，修 昔底德 也认为 阿基达 马斯的 这个建 议是富 于智慧 
的。 而 修昔底 德之所 以这样 ，目 的就是 要说明 当时形 势的真 实状况 ，并且 
预示了 这场战 争后来 的实际 进程。 之 后所发 生的一 切都证 明修昔 底德对 
阿 基达马 斯的赞 美之辞 确实是 恰如其 分的。 

我们 稍后再 来谈阿 基达马 斯在自 己漫长 执政生 涯的最 后阶段 的所作 
所 为吧！ 首先 ，让 我们把 目光重 新回到 公元前 5 世纪的 70 年代， 他娶了 
拉 姆披多 (Lampito) ， 列乌 杜奇戴 斯与自 己的第 二位妻 子所生 的女儿 ，也 
就是阿 基达马 斯的继 姑妈。 这显然 不可能 是一场 因为恋 爱而结 合的婚 
姻。 确切 地说是 一场政 治促成 的婚姻 ，而且 ，更 有可 能是出 于经济 利益上 
的考量 ，因 为这 样可以 确保父 亲的财 产牢牢 地保留 在儿子 手中。 阿里斯 
托芬 的戏剧 《吕 西斯特 拉忒》 中有 一位强 有力的 斯巴达 妇女， 也叫“ 拉姆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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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阿 里斯托 芬有可 能采用 的是另 一位与 拉姆披 多同名 的妇女 的事迹 
吧！ 阿 基达马 斯和拉 姆披多 生了一 个儿子 ^ ^ 阿吉斯 ，阿 吉斯在 公元前 
427 年或前 426 年 的时候 继承了 王位。 拉姆披 多死后 ，阿 基达马 斯又娶 
了 一位非 常矮小 的女人 作妻子 （或 者可 能是在 斯巴达 妇女中 ，她是 比较矮 
小 的）。 这个 女人的 名字叫 埃乌帕 丽尼亚 （Eupolia， 字面 意思是 “小马 
驹” ，在 古代希 腊拥有 马匹是 一种较 髙社会 地位的 象征） ，她 和阿基 达马斯 147 
一共 生下了 两个孩 子:儿 子阿吉 西劳斯 （即 后来 的阿吉 西劳斯 二世） 和女 
儿库 尼斯卡 （“ 小狗 ”或“ 小母狗 ”的意 思）。 

关 于阿基 达马斯 ，还有 一件事 就是他 与雅典 的伯里 克利是 “工⑼仍” 关 
系。 “心⑽/’ 一词常 常被翻 译成“ 宾朋” （guest-friend)， 因 为这种 关系涉 
及 相互之 间的殷 勤好客 （就像 法语中 的加化 一词 ，它与 一 样既可 
表示“ 主人” 也可表 示“宾 客”） ，但这 是一种 相当不 完整的 翻译。 “ Xenos ，， 
的根本 意思是 指“外 乡人” 、“外 人”、 “外国 人”； 而“: 在“宾 朋” 这层意 
思里 ，则 总是指 外国人 ，即双 方分处 不同的 政治社 会中。 此外 ，“: renk” 指 
的 是一种 古老的 、贵 族间的 关系， 或者至 少是杰 出人物 之间的 关系。 比较 
典型的 情况是 ，双 方都是 希腊人 ，但是 这种情 况也可 能扩展 到非希 腊的社 
会中去 ，比如 ，一 位没有 高贵血 统的希 腊公民 也有可 能和波 斯大帝 建立一 
种 “XMk” 关系 （就 像在 公元前 4 世纪初 ，斯 巴达的 安塔西 达斯和 波斯国 
王阿 塔薛西 斯二世 之间的 关系一 样）。 “ 友谊” （friendship) 在英语 中是非 
常 平淡的 一个词 ，它更 多地指 的是一 种从道 义上和 精神上 维系两 人的关 
系 ，环 境的变 化可能 会诱使 或迫使 中的一 方优先 把他的 
给 予自己 的国家 （就 像后来 E. M. 福斯 特的那 句有名 的格言 —— 如果要 
在 出卖朋 友和背 叛国家 之间作 一个选 择的话 ，他希 望自己 永远是 选择后 
者）。 无论 缔结还 是维持 “zenk” 关系， 都得 通过正 式的宗 教仪式 来加以 
确认。 因此 ，综上 所述， “anM” 在这里 可以被 翻译成 “通过 正式仪 式而缔 
结的 宾朋” ，这 种译法 看起来 很笨拙 ，但又 不得不 如此。 

最后， 这种关 系并不 简简单 单是两 个人之 间的事 ，同时 也是两 个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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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的“遗 产”， 这种关 系是可 以世代 相传的 ，即使 “wma” 的一方 或双方 
的 后代都 不再知 道这种 关系了 ，它也 还依然 存在。 在 《伊利 亚特》 中就有 
这样一 个著名 的故事 ，希腊 人狄俄 墨得斯 （Diomedes， 来自 伯罗奔 尼撒的 
提 林斯） 和利西 亚人格 劳柯斯 （利西 亚位于 小亚细 亚西部 的南海 岸上） 相 
遇了， 狄俄墨 得斯必 须去提 醒或者 告诉格 劳柯斯 ，他们 之间是 世袭的 
“: remn”， 当 时的情 形就是 如此。 斯巴 达的阿 基达马 斯和雅 典的伯 里克利 
之间就 存在这 样一种 关系。 我 们不知 道他们 这种世 袭的友 好关系 是从何 
时 开始的 ，但是 ，一种 似乎有 道理的 猜测是 ，这 种关系 开始于 公元前 479 
年 ，即从 阿基达 马斯的 祖父列 乌杜奇 戴斯二 世和伯 里克利 的父亲 桑提波 
斯一起 作为希 腊联合 舰队的 指挥官 的时候 开始的 ，并且 ，当 时应该 还举行 
了所 有必要 的仪式 ，而且 双方都 互换了 信物。 

据记载 ，这 种存 在斯巴 达与雅 典的上 层人士 之间的 “xema” 关 系并不 
少见。 与阿 基达马 斯同时 代的一 位叫做 伯里克 雷得斯 (Pericleidas) 的人， 
他就 给自己 的儿 子取名 为“雅 典人” （ Athenaeus ) 。 公元前 4 世纪 60 年 
代 ，正是 伯里克 雷得斯 极力呼 吁斯巴 达人为 对付希 洛人暴 乱而向 雅典请 
求 帮助的 ，而在 雅典人 这边与 他相呼 应的则 是奇蒙 ，他 在雅 典极力 说服雅 
典人去 援助斯 巴达。 原则上 ，伯 里克 雷得斯 和奇蒙 无疑都 相信斯 巴达人 
和 雅典人 可以通 力合作 ，同时 ，他 们家 族之间 的私人 关系也 使他们 更加愿 
意 去促进 这两个 城邦互 相合作 ，而不 是彼此 敌对。 

但是， 伯里克 利和阿 基达马 斯之间 的关系 却并非 如此。 伯里 克利似 
乎 很早就 决定不 再顾及 与任何 斯巴达 人之间 的个人 关系或 交往了 ，在他 
看来 ，斯巴 达而不 是波斯 ，现在 已经成 为了雅 典最为 主要的 潜在的 敌人。 
他决 定尽自 己最 大的努 力去发 展雅典 的力量 以对付 斯巴达 并愿意 为此付 
出代价 ，直至 最后与 斯巴达 人兵戎 相见， 也在所 不惜。 因此 ，一种 更为有 
趣的说 法是， 伯罗奔 尼撒战 争即雅 典战争 的爆发 ，其 实是因 为这两 位领导 
人所属 的家族 之间的 龃龉。 这 大概算 得上是 围绕这 次战争 的爆发 所发生 
的一 件小插 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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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公元前 432 年 ，斯 巴达和 雅典的 关系已 经到了 剑拔弩 张的程 度了， 
绝大多 数斯巴 达人都 认定雅 典人是 错误的 ，因此 ，正 确的决 定似乎 就是立 
马与 雅典人 开战。 在这 个紧要 的关头 召开的 大会上 ，斯巴 达的重 要盟国 
柯林斯 的代表 以及来 自敌人 ——雅典 的代表 都被邀 请作了 发言。 据修昔 
底德 的记载 ，只有 两位斯 巴达的 领导人 说了话 ，当然 修昔底 德也可 能遗漏 I 49 
了其 他人的 发言， B 卩那 些从 写作艺 术的角 度来看 ，没 有多大 价值的 发言。 

这 两个人 分别是 阿基达 马斯， 以及强 有力的 监察官 斯森涅 莱达斯 
(Sthenelaidas ) 。 

根据修 昔底德 的记载 ，阿 基达马 斯实际 上并没 有直接 反对向 雅典宣 
战 ，更不 用说为 雅典辩 护了。 他只 是表示 ，斯 巴达人 在决定 宣布战 争或加 
入战争 之前， 应该考 虑得更 长远点 ，并 且尽量 通过外 交斡旋 来争取 时间。 

他 的发言 内容四 平八稳 ，显 然是经 过深思 熟虑的 ，因 此也相 对来说 比较冗 
长。 斯森 涅莱达 斯的反 驳就显 得简短 且毫无 艺术性 ，他直 接挑明 自己的 
想法: 雅典人 破坏了 公元前 445 年签定 的和平 条约， 斯巴达 人为此 感到非 
常愤怒 ，因此 ，应该 与雅典 人决一 死战！ 可能 是因为 富有经 验的阿 基达马 
斯是 地位较 髙的当 政国王 （另 一位共 同执政 的国王 普雷斯 多安那 克斯因 
为叛国 ，在 公元前 445 年就已 经被流 放了） ，而 且将 来不可 避免地 还得由 
他 来带领 伯罗奔 尼撒同 盟的军 队去对 付雅典 ，因此 ，他的 观点受 到了尊 
重。 第一轮 投票， 通过大 声呼喊 —— 这 是斯巴 达人通 常采用 的投票 方式， 

没 有作出 什么决 定性的 结论。 于是， 斯森涅 莱达斯 利用一 般斯巴 达人不 
愿显 得胆怯 、畏缩 的心态 ，要求 采用分 组的方 式来进 行表决 ，结果 大多数 I 49 
斯 巴达人 赞成了 对雅典 宣战。 

即 使如此 ，在 这次表 决之后 ，斯巴 达人实 际上还 是继续 与雅典 进行了 
外交上 的斡旋 ，甚 至在德 尔斐的 神谕同 意他们 进行战 争之后 ，他们 也并未 
立刻 开战。 无 论如何 ，这 说明阿 基达马 斯已经 无力再 掌控局 面了， 斯巴达 
人给 雅典人 发出的 最后通 牒就证 明了这 一点。 这个 通牒说 ，如果 雅典驱 
逐 那些“ 被神诅 咒的人 ”的话 ，战争 就可以 避免。 “被 神诅咒 的人” 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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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 人中的 阿尔克 美欧尼 达伊族 （ Alcmeonids )， 这 个家族 的人在 公元前 
7 世纪的 早期曾 经亵渎 过神灵 ，因 而多年 以来一 直受到 诅咒。 但 是阿尔 
克美 欧尼达 伊族的 人认为 ，斯巴 达人现 在在最 后通牒 里重提 旧事， 其真实 
目 的是要 扳倒伯 里克利 ，因为 他的母 亲就是 阿尔克 美欧尼 达伊族 的人。 
没有人 比阿基 达马斯 更加清 楚伯里 克利的 家族责 任 （ family 
liabilities ) 了 。 

当这种 外交上 的讨价 还价结 束之后 ，阿 基达马 斯领导 的伯罗 奔尼撒 
军队已 经准备 人侵阿 提卡了 ，伯 里克利 反而担 心他的 阿基达 
马斯 可能会 借此故 意破坏 他在雅 典的权 威地位 ，于是 ，不管 是故意 还是无 
意 ，他宣 布把自 己的主 要领地 都“国 有化” ，更确 切地说 ，他 把这些 土地都 
交给了 城邦。 他 之所以 这样做 ，为的 是防止 阿基达 马斯在 破坏其 他雅典 
人在 阿提卡 的土地 的时候 ，可 能会有 意不去 碰他的 财产。 实际上 ，阿 基达 
马斯 似乎根 本就不 想去蹂 躏任何 雅典人 的土地 ，甚至 是到了 公元前 431 
年 ，军 队开始 出发的 时候， 他还在 试图寻 找任何 可能的 转机。 他似 乎还是 
不太 情愿与 雅典进 行一场 彻底的 战争。 

然而 ，在 公元前 430 年夏季 的早期 ，他又 重新领 导着一 支伯罗 奔尼撒 
军队 进人了 阿提卡 ，双 方最初 用重甲 步兵进 行了一 段时间 的常规 作战。 
大瘟疫 （可能 是斑疹 伤寒） 在雅 典爆发 的时候 ，他 立马就 撤退了 自 己的军 
队。 公元前 429 年 ，他 领导了 一支伯 罗奔尼 撒军队 集中全 力去围 攻雅典 
的盟友 一^ ^普拉 提亚， 而不是 去蹂躏 阿提卡 和威吓 雅典。 到了 公元前 
428 年 ，他又 恢复了 公元前 431 年和前 430 年时 的战争 模式， 公元前 427 
年 ，他对 普拉提 亚发动 的围攻 结束了 ，但 是在 公元前 426 年 ，伯罗 奔尼撒 
联 军对阿 提卡的 再次人 侵却是 由阿基 达马斯 的长子 及继承 人阿吉 斯二世 
领 导的。 在 这个时 间之前 ，阿 基达马 斯应该 已经去 世了。 

正 如他在 公元前 432 年已经 预料到 的那样 ，伯 罗奔尼 撒战争 对斯巴 
达 人来说 根本就 不是一 件轻而 易举的 事情。 实际上 ，在 阿基 达马斯 死后， 
这场战 争就开 始向着 逐渐恶 化的方 向发展 ，完 全不 像当初 那些反 对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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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后来， 大概在 公元前 3 世纪的 中期， 他创办 了自己 的讲 学场所 —— 吕 
克 昂学园 （ Lyceum )。 在 这两个 学园中 ，亚里 士多德 和他的 学生们 做了大 
量 的整理 、编纂 工作， 研究了 158 个政 治实体 (其中 大部分 是希腊 城邦） 的 
主要 法律和 宪法的 形成、 发展的 状况。 这些 工作最 后促使 亚里士 多德写 
作了 《政 治学》 （ Politics ) , 即 《城邦 的事务 》 （ Matters Concerning the 

—书， 这是从 古代世 界流传 至今的 、对 政治进 行研究 的最为 杰出的 
作品。 在这 本书的 第二卷 ，亚 里士多 德花了 大量的 笔墨来 论述他 在考察 
斯巴 达的社 会和政 治体系 的过程 中发现 的重要 缺陷。 

在某种 意义上 来说， 这并不 是一件 太难做 的工作 ，亚里 士多德 编撰这 
部著 作是在 公元前 3 世纪的 30 年代到 20 年代这 段时间 ，此 时的 斯巴达 
已 经不再 是希腊 世界的 强国了 ，但对 某些出 于政治 或哲学 的原因 而对自 
己 城邦的 社会或 政治安 排感到 不满的 人来说 ，它仍 然还是 一个具 有特殊 
意义 的象征 ，这些 人还仍 然把斯 巴达当 作一种 理想的 选择。 我之 所以对 
《政 治学》 中 与斯巴 达有关 的内容 感兴趣 ，是 因为亚 里士多 德在本 书中明 
确地指 出：在 斯巴达 ，妇女 统治着 男人。 在他 看来， 妇女当 政正是 斯巴达 
在 政治上 和道德 上最终 遭受彻 底失败 的关键 原因。 这种观 点怎么 可能是 
正确 的呢？ 

亚 里士多 德的这 种论点 的基础 由两部 分构成 ：一部 分是他 的洞见 ，一 
部 分则基 本上是 纯粹的 成见。 首先来 说说为 什么他 会带有 成见。 亚里士 
多 德完全 认同希 腊男性 （男子 至上主 义者） 的 标准观 点：女 人比男 人要低 
劣 ，但 是在这 种传统 的态度 之上， 他又掺 和了一 些亚里 士多德 式的“ 科学” 
成分。 他认为 可以科 学地证 明女性 的身体 和思想 （他把 思想称 作“灵 魂”） 
都绝 对地、 天生地 比男性 要低劣 ，而 且这种 低劣是 不可改 变的。 换 言之， 
妇女在 最广泛 的意义 上是“ 第二性 ”的： 身体上 ，她们 是畸形 的男人 身体； 
智力上 ，她 们缺 乏运用 理性的 能力。 亚里士 多德认 为女性 的诸如 此类的 
缺陷都 是可以 进行论 证的， 并且他 的这种 “理论 ”基本 上适用 于所有 女人， 
当然 不仅仅 只涵盖 希腊的 妇女。 在这 些方面 ，亚里 士多德 比他的 老师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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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图有 过之而 无不及 ，柏 拉图 尚且还 承认有 极少数 妇女能 够像理 想国中 
的杰 出的“ 哲学王 ”那样 ，拥 有同等 的智慧 并且成 为他们 真正的 搭裆。 

那么 ，既 然斯巴 达的女 性也有 这些与 生倶来 的缺陷 ，她 们又怎 么能够 
到达这 样高的 社会位 置并统 治着她 们的男 人呢？ 所 有人都 会认识 到这一 
事实显 然与亚 里士多 德的观 点是相 抵触的 ，或 者是 自相矛 盾的。 然而 ，亚 
里士 多德还 是固执 己见， 并花费 了非常 多的时 间试图 去证明 自己是 对的。 
最后 ，他 提出了 下面这 样一种 历史性 的解释 （historical explanation：^ 他 

认为 斯巴达 妇女有 一种特 有的根 深蒂固 的毛病 —— 缺 乏自律 和自制 。他 
的 这种解 释也是 基于某 种假设 ，即 在最初 的时候 ，斯 巴达的 男人们 被训练 
得 心甘情 愿地遵 从吕库 古所制 定的铁 的法律 ，以及 建立在 这种法 律之上 
的政体 ，而斯 巴达的 妇女们 却拒绝 服从吕 库古， 因而从 那时起 ，就 再也没 
有人 可以控 制住她 们了， 这样的 结果就 是：她 们沉溺 于所有 的奢侈 享受和 
自我放 纵等恶 习当中 ，而 那些 乐于顺 从且又 溺爱妻 子的斯 巴达丈 夫们则 
在这个 过程中 起了推 波助澜 的作用 ，成了 她们的 同谋。 事实上 ，斯 巴达的 
女孩 们即使 不必像 她们的 兄弟那 样从七 岁起就 开始住 在集体 兵营里 ，但 
她们也 同样要 接受一 些公共 的教育 和训练 ，根 据普通 希腊人 的标准 ，斯巴 
达妇女 确实是 比较没 有女人 味的。 

另一 方面， 她们的 所享有 的地位 和权利 很容易 让亚里 士多德 认为斯 
巴 达是由 妇女当 政的。 除了她 们所接 受的正 式教育 之外， 还有两 个社会 
性的 因素使 她们显 得与希 腊其他 地方的 妇女大 为不同 。 首先 ，她 们有权 
利拥有 和处置 自己的 财产， 包括土 地财产 ，男 性监护 人大概 是没有 权力来 
干涉她 们的。 在 斯巴达 ，女继 承人， B 卩那 些没 有与她 共同拥 有同一 个父亲 
的合法 的兄弟 的女性 ，被 称作 其字面 意思就 是“遗 产拥有 
者” ，而在 雅典这 样的人 被称作 斤 以”， 意即她 可以获 得一部 分财产 
{ kleros ) D 被称 作“吵 似以以” 的 雅典人 ，仅仅 只是作 为一个 把父亲 的遗产 
转移 给另一 个男性 继承人 或主人 的中介 ，这 些人可 以是她 们的兄 长也可 
以是她 们父亲 的孙子 ，而 在斯 巴达， 是有 权利自 己来 继承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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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 这样的 女性继 承者在 斯巴达 往往会 受到高 度重视 ，她 们中 很多人 
会得 到众多 男士的 追求， 她们可 以嫁给 任何斯 巴达人 ，而不 是只能 嫁给父 
系 亲属中 最密切 的那些 男性。 第二个 不同点 是斯巴 达妇女 可以和 丈夫之 
外的男 人发生 性关系 ，而且 还不会 被指责 犯有通 奸罪。 斯 巴达并 没有像 
希腊的 其他地 方那样 制定了 类似的 法律。 实际上 ，她 们的 丈夫们 可能会 
为了一 些特殊 的目的 ，比如 为了某 些男人 的家族 和血统 ，而把 她们“ 借”给 
这些男 人生育 合法的 后代。 在这种 情况下 ，妻 子们 是很乐 意有如 此安排 
的 ，因 为她们 因此而 获得了 去管理 超出一 个家庭 的财产 的机会 ，色 诺芬在 
他写于 公元前 4 世纪的 、关于 斯巴达 社会和 其他情 况的文 章中向 我们确 
认了这 一点。 我们还 知道: 所有的 斯巴达 妻子们 ，在 希腊其 他地方 只有那 
些富人 们的妻 子才能 像她们 那样， 可以免 宁乏味 、辛 苦的家 务活。 她们不 
必 去做饭 、制衣 或从事 其他家 务劳动 ，希 洛人妇 女会为 她们打 理这些 。她 
们可 能甚至 不需要 给自己 的婴儿 哺乳; 斯 巴达人 的奶妈 ，大 概都是 希洛人 
妇女 ，在斯 巴达之 外的地 方享有 盛名， 雅典的 亚西比 德就是 由一位 来自斯 

巴达的 希洛人 奶妈养 大的。 

- - ■ 

在这种 情况下 ，斯巴 达妇女 拥有土 地和其 他财产 的事实 就很容 易遭到 
扭曲， 再加上 她们在 性方面 似乎颇 为开放 ，可 以随便 与别的 男人发 生性关 
系 ，从而 被外人 视为道 德败坏 ，似 乎整个 世界也 因此颠 倒了。 一则德 尔斐的 
神谕 这样说 ，“当 女人 统治男 人的时 候”， 这个世 界上所 有的事 情都将 变得乱 
七八糟 、好坏 不分。 “在 斯巴达 ，女人 统治着 男人” ，许 多外国 人都这 样看待 
斯巴达 ，这些 人中就 有亚里 士多德 ，他在 《政 治学》 的第二 卷这样 写道： 

当斯 巴达的 国力处 于鼎盛 的时候 ，很 多事情 是由妇 女们完 
成的。 1:13 


〔1〕 参见 亚里士 多德: 《政 治学》 ，颜一 、秦 典华译 ，北 京：中 国人民 大学出 版社， 2003 年版， 
第 56 页。 中文 译文根 据英文 译本有 修改。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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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里士多 德认为 ，在 公元前 4 世纪 的早期 ，斯 巴达的 妇女们 不但在 家庭里 
控制 了她们 的男人 ，而且 ，她们 也设法 在国家 的事务 上发挥 了决定 性的影 
响。 然而， 在亚里 士多德 所指的 这段时 间内发 生的唯 一一 件可用 来证明 
女 性介人 公共事 务的确 凿事例 ，不但 无法证 明他自 己 的观点 ，反而 起到了 
相反的 效果。 公元前 370 年或前 369 年 ，当 斯巴达 的妇女 们看到 强大的 
底 比斯军 队向斯 巴达发 动进攻 ，并侵 入她们 的国家 、摧 毁她 们的土 地和财 
产 的时候 ，据 说这些 斯巴达 妇女们 表现得 非常惊 惶失措 ，反 而比敌 人造成 
了 更大的 恐慌和 混乱。 妇女们 的这种 反应在 纯粹的 男性主 义者看 来是非 
常 令人不 舒服的 ，勇气 在战争 中被认 定是一 种只有 男性才 有的品 质和美 
德。 但女人 们的惊 惶失措 ，无论 如何也 是可以 理解的 ，目 睹斯巴 达的领 
土 ，包 括自己 的土地 ，在 眼前被 敌人蹂 躏而无 动于衷 ，任何 国家规 定的课 
程中 都不可 能提供 这样的 训练。 

总 而言之 ，亚里 士多德 和其他 因循守 旧的外 国人其 实是下 意识地 ，有 
时是有 意识地 害怕女 性掌握 权力。 希 腊男性 的这种 惧怕心 理的一 个表征 
就 是他们 虚构了 一个关 于神秘 的亚马 逊族的 传说。 但是， 至少亚 马逊族 
的女战 士们还 刻意地 与男人 们保持 着距离 ，而 这些斯 巴达的 “悍妇 们”却 
明 目张胆 地在她 们的社 会中心 行使着 权力。 正是被 这样一 种恐惧 感紧紧 
攫住， 男人们 就常常 利用他 们可以 接触文 献资料 ，但 往往还 是第二 手资料 
的机会 来扭曲 与斯巴 达妇女 有关的 事实的 真相。 让 我们马 上来更 正这种 
褊狭的 做法吧 ，尽 量全 面地考 察斯巴 达妇女 的生活 ，更确 切地说 ，就 是努 
力 从各个 方面来 了解她 们的生 活全貌 ，比如 一个普 通的斯 巴达女 孩和妇 
女从 生到死 的整个 过程。 

斯巴 达的法 律因为 社会的 需要， 给予了 能够生 育的妇 女们更 多的特 
权。 除了 个体的 斯巴达 人需要 一个儿 子和继 承人来 传宗接 代外， 还有另 
外 一个更 为迫切 的压力 就是斯 巴达城 邦需要 维持一 支由成 年男性 组成的 
军队 ，他们 在内要 镇压希 洛人， 向外还 得抵御 敌人。 因此， 斯巴达 社会很 
多方面 对其他 的希腊 人来说 ，就显 得非常 的奇特 ，如 公共性 的处罚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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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有在宗 教节日 中让妇 女们对 那些不 愿结婚 生子的 成年男 性进行 公开的 
羞辱 ，以及 给予那 些有三 个甚至 更多孩 子的父 亲一些 公共的 好处， 人们可 
以 在墓碑 上刻下 因生小 孩而难 产致死 的妇女 的名字 ，同时 ，法 律还 容许男 
女私 通且不 会加以 处罚。 

可是 ，尽 管私通 不会受 到处罚 ，甚 至还受 到法律 的认可 ，但正 式婚姻 
仍 然被认 为是斯 巴达人 的后代 是否合 法的先 决条件 ，而且 只有两 个斯巴 
达 人之间 的婚姻 才能得 到法律 认可。 求婚的 方式和 希腊其 他地区 是一样 
的： 一个到 了适婚 年龄的 女孩， 如果有 男人想 要娶她 ，这个 男人或 他的代 
表就 会想办 法与她 的父亲 接近。 那些女 继承人 ，如 果她的 父亲在 为她的 
婚姻 作出决 定以前 就去世 了的话 ，那 么她们 的利益 就由国 王们来 负责代 
理 ，这 是显示 他们在 社会中 具有至 关紧要 的地位 的一种 象征。 然而 ，斯巴 
达人实 际的婚 礼仪式 ，按一 般的希 腊人的 标准来 看是完 全不正 常的。 

首先， 婚礼是 从抢夺 开始的 ，毫无 疑问， 这种抢 夺完全 是象征 性或仪 
式性的 ，但是 ，这种 象征性 的行为 本身也 暗示着 一种潜 在的男 性暴力 。一 
个比较 有名的 例子是 ，未 来的 斯巴达 国王戴 玛拉托 斯把一 位已经 与别的 
男人 订婚的 女孩夺 走了， 这个男 人正是 他的远 房表兄 ，并且 还是后 来取代 
159 他 成为国 王的列 乌杜奇 戴斯。 新娘被 带到丈 夫的洞 房后， 伴娘就 会帮她 
准备 晚上的 婚礼。 首先 是为新 娘剃发 ，从 此以后 ，作为 一名已 婚妇女 ，她 
必须 一直是 平头， 而且还 可能被 禁止在 公共场 合佩戴 面纱。 然后， 她得穿 
着用 皮带扣 住的简 单衬衣 ，这 条皮带 在丈夫 与她做 爱前是 不能解 开的。 
如果 某个男 人是在 三十岁 以前结 婚的话 ，一般 来说， 他还得 继续呆 在兵营 
参加全 职的军 事训练 ，只 有在 晚上借 着夜色 才能偷 偷地溜 回来与 妻子相 
会。 也 就是说 ，一个 斯巴达 丈夫可 能已经 是几个 孩子的 父亲了 ，却 还没有 
在大白 天见过 自己的 妻子。 

在斯 巴达， 这种婚 姻的理 想结果 ，用 马里奥 • 普佐的 “教父 的话 

〔1〕 马里奥 •普 佐在 1972 年 的电影 《教 父》 中担 任编剧 ，同 时也是 原著的 作者。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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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 是生出 一个强 壮的儿 子来。 这 种理想 部分是 因为从 传统的 农民式 
的家 长眼光 看来， 男性是 具有优 越性的 ，而且 父亲往 往会渴 望有一 个儿子 
来 尽可能 地延续 自己的 生命； 斯巴达 人之所 以都想 生男孩 ，也 是因 为古代 
斯巴达 社会所 处的独 特环境 急切需 要人员 来补充 军队。 在后来 ，玛里 
(Mani) 的居民 （住 在伯罗 奔尼撒 半岛中 南部） 会将 他们的 儿子称 作“枪 
炮” ，也 是出于 同样的 原因。 从字面 上来说 ，男 性的 玛里人 都是枪 炮的儿 
子。 在 古代希 腊的其 他地方 ，据猜 测经常 会出现 杀女婴 的事情 ，但 是这种 
猜测 不可能 想当然 地用来 概括斯 巴达的 情况。 至少 ，我们 还知道 这样一 
个故事 ，一 个曾经 非常不 受喜爱 的女婴 得到了 抚养， 她长大 后还成 为了一 
位美 貌如仙 的女子 ，最 后还成 了国王 戴玛拉 托斯的 母亲。 另 一方面 ，她的 
父母当 初虔诚 地向海 伦祈祷 ，希 望他 们的女 儿在长 大后能 够像这 位传说 
中 的美女 (海 伦） 一 样美丽 ，他们 这样做 一点都 不显得 奇怪。 

我们 前面已 经说过 ，斯巴 达的女 孩们不 必像她 们的兄 弟们那 样在七 
岁的时 候必须 离开家 并住到 寄宿学 校去。 她们 也要接 受教育 ，只 是在家 
里 ，她们 的母亲 和希洛 人奴仆 会担负 起教育 的职责 ，但 她们 绝不会 因此只 
是 被关在 闺房里 学习。 她们要 像男孩 们那样 接受一 些公共 的教育 训练， 
这种 情况在 希腊世 界里是 独一无 二的。 这种 训练主 要是进 行大量 的身体 
锻炼， 如跑步 、跳高 、投 掷以 及摔跤 ，据 说她们 与男孩 们进行 摔跤时 是赤身 
裸 体的。 她们以 一种与 众不同 ，同时 又晕竞 争激烈 的方式 参与唱 歌跳舞 
这样的 活动。 女 孩们参 与的这 种跳舞 比赛在 希腊的 其他地 方也很 普遍， 
但是 ，斯 巴达人 很聪明 地把女 孩们的 舞会转 变成了 一种具 有政治 性目的 
的 活动。 比如 ，被 挑选出 来的女 孩会被 派遣去 卡黎亚 （Caryae) 的 阿尔忒 
弥斯神 殿跳舞 ，卡 黎亚 是位于 斯巴达 东北部 边境的 一个“ 边民” 城镇。 

在斯 巴达， 这些参 加比赛 的女孩 的合唱 促使了 一种新 的希腊 诗歌的 
发明 ，这就 是“如 r 认 end ⑽”， 6卩“ 少女 颂” （maiden-song)。 这种诗 歌的发 
明 者是阿 尔克曼 （Aleman， 大 约是在 公元前 600 年） ，他对 抒情诗 有着特 
别 敏锐的 感受力 ，并 且能够 到不同 的地域 中去博 采众长 ，他 曾经在 诗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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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 吕底亚 ，因 而有人 猜测他 出生在 萨迪斯 ，当然 ，这 种猜 测是没 有多少 
根 据的。 我们现 有所拥 有的由 阿 尔克曼 创作的 的 残篇是 
在埃及 找到的 ，它们 写在纸 草上。 在这些 残存的 片断中 ，记 载着参 加比赛 
的 歌手们 对她们 合唱队 的指挥 或领唱 的赞颂 ，她 们是： 哈 葛斯寇 
(Hagesichor， 这 里仅仅 指当时 的合唱 队的领 导人） 和 阿吉朵 （Agido, 这可 
能是阿 基亚德 王族中 某位女 性成员 的名 字）： 

我们紫 色的华 丽服饰 
不 是保护 我们的 财富， 

没 有纯金 制成的 手镯， 

也 没有吕 底亚人 的头巾 
戴 在有着 黑亮眼 睛的女 孩们的 头上， 

让她 们光彩 夺目， 

没有纳 诺 （Nanno) 的秀发 ，不， 也没有 女神般 的卓 越不凡 ( Areta) 。 
不是 Thulacis， 也不是 Clesithera 

不， 她是哈 葛斯寇 

她就是 我心中 梦寐以 求的！ 

舞 会中没 有这个 美丽的 人儿： 

阿吉朵 在等候 着她， 

称 赞我们 的庆典 

推 测起来 ，这 样的诗 歌最初 可能是 在一些 宗教性 的节日 上进行 演唱的 ，为 
的是向 某位特 别的女 神表示 敬意； 尽 管这位 女神到 底是谁 现在还 无法确 
定 ，但是 ，她非 常像某 种版本 的阿尔 忒弥斯 ，可 能就 是斯巴 达人所 称的欧 
西亚 ，因 为“和 ir 认 ⑼以” 是 指即将 结婚的 处女们 ，而 且阿尔 忒弥斯 正好又 


〔 1 〕 Aleman, Partheneion fr. 1. See also West ed,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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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妇女 和宗教 


是掌管 着女孩 和处女 向妻子 和母亲 进行转 变这个 过程的 女神。 结 婚后， 
一个 “ parthenos ” 首 先成 为一个 “ （ 6 卩“新 娘”） ，然 后成 为一个 

“ gune ' 可 以被翻 译成“ 妻子” ，但是 ，它就 像法语 中的“ femme ” 

这个词 一样， 同时还 有“妇 女”之 意：重 点在于 ，每一 个斯巴 达女孩 都期盼 
着成 为一个 妻子和 母亲。 成为 妻子和 母亲是 每一个 希腊女 性的社 会命运 
(social destiny) ， 同样 ，也是 她们生 理结构 意义上 的命运 （ anatomical 
destiny)， 但是没 有一个 地方像 在斯巴 达那样 ，成为 妻子和 母亲会 受到如 
此 高度的 重视和 强调。 与怀孕 和生育 有关而 受到祭 拜的天 神是艾 莉西雅 
(Eileithyia)， 她在斯 巴达， 就像在 其他地 方一样 ，常 常非常 密切地 与阿尔 
忒弥斯 （欧 西亚) 联系在 一起。 

那么 ，为 什么斯 巴达女 性参加 的公共 教育如 此强调 身体锻 炼呢？ 可 
能有 两个主 要的并 且是决 定性的 原因。 一个 是实际 的和世 俗的原 因：斯 
巴达人 认为最 健康的 母亲才 是最好 的母亲 ，换 句话说 ，身体 好才能 生健康 
的 孩子; 另外 一个主 要的原 因是社 会性的 和象征 性的： 斯巴达 的女性 ，不 
像 亚里士 多德这 样的外 人所凭 空臆想 的那样 ，绝对 地比男 人低劣 ，她 们在 
斯 巴达不 会受到 低男人 一等的 对待。 年幼的 女孩能 够得到 与她的 兄弟们 
份量 相当的 食物， 青春期 的少女 要接受 一段时 间的公 共教育 ，并学 习如何 
更 好地融 人社会 ，在 这个过 程中她 们将被 灌输这 个社会 的理想 ，并且 ，让 
她 们认识 到她们 成年后 的所作 所为将 对实现 这个理 想起到 多么至 关重要 
的作用 ，此外 ，女性 还有权 力继承 并管理 自己的 财产。 甚至 当父亲 或监护 
人为 她们选 择夫婿 的时候 ，她们 还有发 言权， 她们实 际上是 可以追 求自己 
想要的 家庭生 活的。 

在很 多古代 社会里 ，妇 女都担 任了非 常关键 的宗教 角色。 斯 巴达的 
妇女也 不例外 ，但 斯巴达 与其他 希腊城 邦相比 ，在宗 教实践 和态度 上存在 
着不少 差异。 斯 巴达人 对宗教 的虔诚 是远近 闻名的 ，即使 按古代 希腊的 
标准来 看也是 如此， 而且 他们还 会极力 地去维 护这种 虔诚。 我们， 甚至一 
个 古代的 雅典人 都可能 会认为 他们太 过于迷 信了。 希罗多 德说过 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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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 达人遵 奉神意 胜过对 人事的 关注。 他的意 思是说 ，在 所有希 腊城邦 
的民 众当中 ，斯 巴达人 对神的 虔诚和 对宗教 的奉献 精神已 经达到 了一个 
异乎 寻常的 高度。 为了 证明自 己这种 观点， 他举出 了实例 —— 斯 巴达人 
之 所以在 公元前 490 年的 马拉松 战役中 直至最 后都没 有出现 ，是 因为他 
们认 为当时 的月相 呈现出 了不祥 的征兆 ，此外 ，在 公元前 480 年的 温泉关 
战役中 ，他 们也没 有派出 自 己的全 部力量 ，他们 自称正 在举行 卡尔捏 
亚祭 〔 1: 。 

此外， 当色诺 芬把斯 巴达人 描述成 “战争 巧匠” （craftsmen of war) 的 
时候 ，他特 别指出 的其实 是斯巴 达人在 军事行 动中表 现出来 的宗教 虔诚， 
比 如他们 会在穿 过河流 、边境 ，甚 至在 一场战 斗即将 开始的 时候先 举行祭 
祀。 斯巴 达人对 那些与 军事有 关的预 言特别 敏感。 如 果征兆 （通 过观察 
动物的 内脏来 获得) 预 示不“ 宜”行 动的话 ，即 使是一 场生死 攸关的 战斗迫 
在眉睫 ，他 们也会 推迟、 中断或 取消。 色诺芬 曾经记 载了一 位斯巴 达的指 
挥官 在做了 不下四 次祭祀 后才得 到一次 吉兆， 然后才 敢有所 行动。 

除了 他们这 种异常 的虔诚 之外， 斯巴达 人的宗 教惯例 与希腊 其他地 
方相比 ，在 两个 主要的 方面有 着非常 重要的 不同。 斯巴 达妇女 ，像 希腊的 
其他妇 女那样 ，在 斯巴 达人公 共的宗 教或其 他类似 宗教的 事务中 担任着 
最 主要的 角色。 但是， 在斯巴 达似乎 并不存 在只有 公民妇 女才能 参加的 
节日 ，即使 是在铁 斯莫波 里亚祭 （Thesmophoria ) 这个 纪念得 墨忒耳 
(Demeter， 这 位女神 主管农 业生产 、保护 婚姻） 的 节日里 ，也 不是只 有妇女 
才能 参加。 尽 管得墨 忒耳拥 有自己 的神殿 ，在 埃列乌 西里昂 
(Eleusinion) ， 位 于斯巴 达人的 领土内 ，但 并不位 于斯巴 达自己 的城 镇里， 
也不 在阿密 克利， 而是在 南部一 个非常 遥远的 地方。 在 斯巴达 ，与 铁斯莫 
波 里亚祭 类似的 本土性 节日最 有可能 的就是 提特尼 底亚节 （Tithenidia) ， 
这 是为了 新生儿 的养育 和护理 而举行 的祈福 性节日 ，但是 ，这 也不 是一个 


〔1〕 这 个节日 每四年 在斯巴 达举行 一次。 


译注 




斯 巴达人 


165 


天。 男子合 唱队正 在剧场 上表演 合唱， 当监察 官们听 到发生 了什么 
事情后 ，他 们陷 入了深 深的悲 痛之中 ，事 实上他 们也确 实是这 样的。 
然而 ，他 们没有 立即停 止演出 ，而是 让合唱 队一直 表演到 结束。 当他 
们 把战死 者的名 字告 诉每一 位亲人 的时候 ，他 们要求 妇女们 要保持 
沉默， 并且要 抑制住 任何因 悲伤而 流出的 眼泪。 在第 二天， 你会看 
到 ，那 些在战 争中失 去了亲 人的女 人们开 始走街 串户， 脸上已 经看不 
到 悲伤。 还 有些女 人的亲 人据说 还活着 ，只是 情况还 不确定 ，这 些女 
人 反而不 会出门 ，而是 愁容满 面地呆 在家里 / 13 

换 句话说 ，失去 了亲人 的妇女 们不会 “披麻 戴孝” ，抱 着骨灰 缸在家 里哭天 
抢地 ，也 不为死 去的亲 人治丧 祭奠， 她们的 反应竟 然是这 样的！ 不 论发生 
了什么 ，生 活还 得照常 进行。 这就是 斯巴达 的妇女 们为何 会有如 此表现 
的原因 ，很 久以来 ，甚至 可能在 这次惨 败发生 以前的 几个世 纪以来 ，不需 
要别人 的告诫 ，她们 就明白 应当这 样去做 ，而且 她们就 是这样 做的。 

色诺芬 在此处 对斯巴 达妇女 的描述 ，与 亚里士 多德对 她们不 遵从传 
统所 做的负 面评价 之间， 存在着 不一致 或矛盾 的地方 ，对此 ，这里 就不再 
多费口 舌了。 小说家 史蒂文 _ 普雷斯 菲尔德 用一种 色诺芬 式的台 词来描 
述 发生在 公元前 480 年的 温泉关 战役。 普雷 斯菲尔 德有一 个完全 原创的 
观点， 不幸的 是这个 观点完 全没有 任何历 史依据 ，他 说列奥 尼达在 决定要 
挑选 300 名贴身 勇士去 参战的 时候， 主要就 是通过 考察他 们妻子 的个性 
来 定的。 那 些战士 之所以 能够最 终人选 ，就 是考虑 到他们 的妻子 不但能 
够 微笑着 面对可 能会失 去丈夫 的危险 ，而且 还会为 丈夫能 够入选 而兴高 
采烈， 并歌之 舞之。 

让我们 用一位 斯巴达 母亲的 故事来 结束这 一节吧 ，她 的故事 具有一 
定的代 表性。 在那些 据说是 斯巴达 妇女们 所说的 格言中 ，这 些格 言在普 


〔 1 〕 Xenophon ， Hellenica [^History o f Greece ] Book VI， chapter 4， sectio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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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塔克 的作品 中还有 记载， 一直流 传至今 ，其 中第一 则被认 为是由 阿尔吉 
列 欧尼斯 （ Argileonis ， 意思 是“狮 子般机 智”， Lion - bright ) 说 出来的 ，她是 
伯 拉西达 ( Brasidas ) 的 母亲。 这 句话非 常明确 地指出 ，斯巴 达妇女 其实同 
样 在忠诚 地遵守 着社会 的规范 ，虽 然是以 一种多 少有点 另类的 方式： 

阿尔吉 列欧尼 斯是伯 拉西达 的母亲 ，当 她的儿 子死后 ，一 些来自 
安菲 波利斯 （ Amphipolis ) 的市 民去斯 巴达拜 访她。 她 问他们 ，她的 
儿子 是否死 得光荣 并对得 起斯巴 达人的 称号？ 这些对 伯拉西 达极尽 
赞美 ，说 他是死 去的斯 巴达战 士中最 勇猛的 一位。 她听 了这些 话后， 
回 答道： “我的 朋友们 ，我 的孩子 确实是 个不错 的男人 ，但是 ，在 斯巴 
达还 有很多 的人要 强过他 。” 

这句 话充满 了力量 ，真 正的事 实并不 像这位 乐于自 我牺牲 的母亲 所轻描 
淡写 的那样 ，在伯 拉西达 死后， 安菲波 利斯人 实际上 是把他 当作一 位立国 
英雄 ( founder - hero ) 来 崇拜的 ，而不 仅仅只 是一个 平凡的 男人。 

可惜 的是， 我们没 有足够 的材料 来为阿 尔吉列 欧尼斯 的生平 作一个 
详细 的记录 （如 同第 3 节的“ 戈尔歌 ”和第 7 节的 “库尼 斯卡” 那样） ，除了 
这则轶 闻之外 ，我 们还 知道她 嫁给了 一个叫 泰利斯 （ Tellis ) 的人， 除此之 
外一无 所知。 我们 知道泰 利斯是 公元前 421 年被斯 巴达派 往雅典 参加谈 
判 的官方 代表团 的成员 ，双方 在这次 谈判之 后签定 了第一 份全面 的和平 
协议。 泰利斯 可能是 长老会 的一员 ，那 么他 也就肯 定是来 自斯巴 达的一 
个尊贵 家族。 然而 ，阿 尔吉列 欧尼斯 就像国 王阿吉 西劳斯 让他的 女儿坐 
着 公共的 马车去 参加宗 教节日 那样 ，她 宁愿自 降身份 ，也不 想凸显 自己的 
家庭 在斯巴 达是如 何的与 众不同 ，尽 管那些 荣誉毋 庸置疑 是她和 她的家 
庭应 得的。 她因 此成为 了所有 斯巴达 女性的 标志。 


〔 1 〕 Plutarch ， Sayings of Spartan Women v Argileonis (Moralia 24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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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 达妇女 格言》 中记载 的其他 格言， 生动活 泼地再 现了斯 巴达妇 
女们 的语言 和神态 ，从而 使得古 代斯巴 达妇女 的形象 变得有 血有肉 ，更为 
具体。 我们可 以想象 这样一 个场景 ，当 公元前 422 年 ，伯拉 西达准 备出发 
去安菲 波利斯 的时候 ，阿 尔吉 列欧尼 斯会如 此激励 她的儿 子——“ 要么带 
着你 的盾牌 ，要么 躺在上 面”从 战场上 回来。 或者， 假使伯 拉西达 最终被 
证明 是个懦 夫并且 在打败 后还活 着回来 了的话 ，我 们也可 以设想 阿尔吉 
列欧尼 斯会指 着自己 的小腹 ，公 开地 质问她 的儿子 是否愿 意再蜷 缩到她 
的子 宫里去 ，以 此来羞 辱他。 这 些都是 斯巴达 的妇女 们可能 会做的 、令人 
感到 匪夷所 思又不 得不令 人敬畏 有加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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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御敌 的过程 中可谓 是功不 可没。 他 们本认 为只要 多使用 几次这 种战术 
就可 以击败 雅典。 他们 相信， 在夏季 的早期 ，也就 是粮食 快要收 割的时 
候 ，把军 队从陆 地上开 进雅典 的领土 —— 阿提卡 ，那么 ，雅 典人为 了保护 
自己 的农田 就会不 得不从 城墙后 面跑出 来与他 们交战 ，这 样斯巴 达的军 
队 就有可 能利用 重甲步 兵击败 雅典人 ，或者 ，至 少也 可以摧 毁雅典 人在阿 
提卡 的土地 上种植 的庄稼 ，从而 使城内 的雅典 人陷入 饥荒， 不得不 在最后 
请 求和平 并接受 斯巴达 人提出 的各种 条件。 确 切地说 ，绝 大多数 斯巴达 
人都相 信这种 策略是 可行的 ，只有 极少数 人不以 为然。 国 王阿基 达马斯 
努力劝 阻自己 的国人 不要在 公元前 432 年立 即宣布 对雅典 作战， 几乎可 
以肯 定的是 ，其 他的斯 巴达人 没有听 从他的 建议。 而此 后战争 的发展 ，又 
证明 了他是 多么的 有先见 之明。 

伯里 克利把 地米斯 托克利 当成了 自己的 导师， 他在很 久以前 就预见 
到， 斯巴达 人的这 个策略 ，就 其本身 而言， 是不会 有什么 决定性 意义的 ，因 
为 雅典实 际上就 像是一 个岛屿 ，它的 全体居 民不必 完全依 赖土地 才能生 
存。 雅典与 其他地 区是相 互隔离 开来的 ，连 接雅 典和它 的港口 —— 比雷 
埃夫斯 (Piraeus) 以 及法莱 雷奥斯 （Phaleron) 的 “长城 ”起到 了这个 作用， 
比 雷埃夫 斯港实 际上是 雅典的 第二个 城市。 雅典完 全或者 至少在 很大程 
度上不 需要依 靠地里 的收成 来养活 自己的 居民， 阿提卡 的土地 （主 要生产 
的是 大麦， 这种作 物在产 量和营 养上都 要逊于 小麦） 最多只 能养活 75000 

I 

人， 而阿提 卡当时 的人口 大约在 25 万到 30 万 之间。 这多 出来的 20 万人 
生活 所需要 的粮食 都是通 过进口 得来的 ，这 些粮食 有一部 分是直 接从雅 
典控制 的爱琴 海北部 的利姆 诺斯岛 （Lemnos) 进口的 ，其中 大部分 是通过 
交易 的方式 从我们 今天的 乌克兰 （Ukraine) 和克里 木半岛 （Crimea) 等地 
获得的 ，然后 ，再 从塞浦 路斯和 北非这 两个地 方输人 粮食来 进行必 要的、 
有效的 补充。 换 句话说 ，只要 雅典利 用好它 在海上 的压倒 性优势 ，并 保持 
对博 斯普鲁 斯海峡 (Bosporus) 和赫勒 斯庞特 海峡这 些至关 重要的 通道的 
控制 ，那么 从黑海 这个主 要的粮 食供应 地运过 来的小 麦就是 安全的 ，无论 


156 



第六章 雅典战 争 ： 公元前 432 年至前 404 年 


斯巴达 人出于 哪种战 略目的 并设法 摧毁了 阿提卡 的所有 农作物 ，雅 典都 
不 会出现 饥荒。 

事实上 ，睪 想破坏 地里所 有的庄 稼也不 是件多 么容易 的事。 庄稼如 
果 不够干 燥的话 是无法 放火去 焚烧的 ，而且 ，这 支想 要大干 一场的 伯罗奔 
尼撒军 队要带 上足够 的引火 物和木 柴才行 ，再 加上 他们在 蹂躏阿 提卡的 
土地的 时候， 还得提 防雅典 人随时 都可能 会冲出 来发动 袭击。 如 果想要 
破 坏庄稼 ，那 就不能 指望从 这片土 地上获 得给养 ，那么 ，他 们就必 须从家 
里 带上足 够的粮 食来竭 力维持 自己的 供应。 诸多难 以克服 的困难 综合起 
来， 就给斯 巴达人 的远征 带来了 巨大的 技术上 的困难 ，这些 困难意 味着在 
这 场雅典 战争中 ，任 何从伯 罗奔尼 撒开始 的远征 实际上 最多只 能维持 40 
天。 这区区 40 天是完 全不够 他们去 蹂躏阿 提卡的 ，更 不要 说彻底 地摧毁 
阿 提卡的 所有农 作物了 ，当然 也就不 可能再 去砍伐 那些葡 萄藤和 橄榄树 
了 （橄榄 树生命 力极强 ，几乎 是不能 被毁灭 的）。 其实 ，对 于斯巴 达人来 
说， 更为有 成效的 策略应 该是在 雅典的 国土内 占领一 块土地 ，然后 派军队 
永久性 地驻防 在那里 ，这 样就既 可以以 此为据 点向周 围的地 方发动 突袭， 
同时， 也可以 阻止当 地的雅 典农民 继续从 事耕种 ，可谓 是一举 两得。 到了 
后来 ，斯 巴达人 真的采 用了这 个策略 ，但是 时间已 经到了 公元前 413 年， 
而且 ，这 个计策 还是由 一名雅 典叛徒 （亚西 比德） 进献出 来的。 我 们将会 
看到 ，这个 策略对 雅典的 经济有 着更为 深远的 破坏， 尽管它 并不是 按斯巴 
达 人所喜 爱的方 式来结 束这场 战争。 

因此 ，斯 巴达人 最初的 计划进 行得很 不顺利 ，雅 典人反 而能够 从陆地 
和海洋 两个方 向上狠 狠地反 击斯巴 达人。 修 昔底德 想强调 伯里克 利的远 
见 和智慧 ，并且 ，为 了证 明雅典 人没有 挑起这 场爆发 在多国 之间的 灾难性 
战争， 从而免 受人们 的谴责 ，他 把雅典 的反击 描述成 一种迫 不得已 的防御 
行为。 但作为 一位优 秀的历 史学家 ，修 昔底 德也两 次提到 了这样 的一个 
事实 ，即在 每一季 的军事 行动中 ，雅典 都要用 重甲步 兵从陆 地上袭 击它的 
邻居 麦加拉 ，而麦 加拉是 斯巴达 在伯罗 奔尼撒 同盟中 一个很 重要的 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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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他 还描述 了雅典 在这场 战争的 初期向 伯罗奔 尼撒半 岛东部 发动的 
大规模 的海上 远征。 因此 ，在 公元前 428 年， 当斯巴 达人试 图带领 着它的 
盟 国在向 雅典发 动第二 次进攻 的时候 ，厌战 情绪已 经开始 在伯罗 奔尼撒 
人中间 蔓延开 来了。 斯 巴达人 此时已 经不需 要米提 列奈人 
( Mytilenaeans ， 他们发 动了反 抗雅典 统治的 叛乱， 此时正 在向斯 巴达人 
寻求 帮助） 告诉他 们：在 公元前 4 28 年的 奥林匹 克运动 会期间 ，他 们不会 
在阿提 卡的战 争中取 得胜利 ，以及 阿提卡 从克里 木半岛 （ Crimea )、 乌克兰 
等地获 得了小 麦供应 等诸如 此类的 信息。 在 他们当 初不顾 一切地 决定挑 
起战争 的时候 ，显然 更需要 有人来 告诉他 们这些 情况。 

到了 此时， 斯巴达 人发现 事态正 令人不 安地向 着相反 的方向 发展。 
公元前 431 年， 他们曾 经在战 争开始 之前到 德尔斐 去征询 过神谕 ，神谕 
说 ，如果 他们发 动战争 的话， 他们将 是正义 的一方 ，因此 ，他 们相信 自己可 
以 令人信 服地迅 速击败 雅典人 ，并取 得战争 的最后 胜利。 可是 ，在 战争爆 
发的 第六年 ，也 就是在 公元前 425 年 的时候 ，雅典 人在狄 摩西尼 
(Demosthenes) 的 领导下 ，竟然 在斯巴 达人的 领土上 建立了 一个大 本营， 
地点就 在美塞 尼亚的 派娄斯 ，位 于伯罗 奔尼撒 半岛的 西海岸 （靠近 后来被 
称 作纳瓦 里诺岛 的地方 ，是 1827 年大海 战的地 点）。 狄摩 西尼带 领着美 
塞 尼亚人 ，或者 说是美 塞尼亚 人后代 中的战 士来到 了这里 ，这 些人 来自纳 
帕克 塔斯。 公元前 4 世纪 60 年 代发生 的大地 震之后 ，希洛 人发动 叛乱， 
雅 典人就 在纳帕 克塔斯 设立了 避难所 来安置 那些获 得了自 由的希 洛人。 
狄摩 西尼这 样做是 非常狡 猾的。 这些 纳帕克 塔斯的 美塞尼 亚人和 那些新 
逃离出 来的美 塞尼亚 希洛人 ，都 被吸 引到雅 典人建 立在派 娄斯的 基地来 
了 ，他们 千方百 计地去 破坏斯 巴达人 在美塞 尼亚的 农田。 同样重 要的是 
他们能 够说与 斯巴达 人一样 的语言 ，这 样他 们就可 以伪装 成一个 老实巴 
交的 希洛人 ，然后 去刺杀 那些真 正向斯 巴达人 效忠的 希洛人 ，他们 还可以 
去毁坏 希洛人 种植的 农作物 和斯巴 达人的 财产。 

斯巴达 人迅速 对此事 作出了 反应。 他 们从阿 提卡召 回了自 己的军 


158 




斯 巴达人 


172 


她的 这则格 言在前 文已经 引述过 (第 五章） ，无论 它的内 容是否 真实， 
其实都 在刻意 传达两 个观点 ：首先 ，即 便是一 个像她 的儿子 伯拉西 达这样 
杰出 的人物 ，在斯 巴达也 绝不是 少数； 其次， 像阿尔 吉列欧 尼斯这 样堪称 
模范 的斯巴 达母亲 ，对 斯巴达 共同利 益的关 心更甚 于自己 的直系 亲属能 
否获 得某种 荣耀。 可是， 事实是 ，无论 是在生 前还是 身后， 没有几 个斯巴 
达人能 比伯拉 西达更 为出色 、更有 影响力 ，或 者像他 那样在 斯巴达 之外受 
到那 么多的 尊敬。 如果 不是英 年早逝 的话， 他完全 有资格 登上普 鲁塔克 
的 《名 人传》 ，至少 可以和 后来的 吕山德 —— 这个唯 一来自 非正统 王室的 
斯巴 达名人 —— 平起 平坐。 

公元前 431 年 ，当雅 典战争 爆发的 时候， 伯拉西 达是五 位监察 官中的 
一位。 这绝 不会是 偶然或 巧合。 一个 监察官 是不应 该再去 担任军 官的， 
如果他 选择或 者是获 得允许 在一个 关键的 时刻—— 被推选 —— 去 担任军 
官的话 ，是肯 定会让 人感到 古怪的 ，在 这之前 ，人们 并不知 道他属 于“鹰 
派” ，所 谓“鹰 派”就 是雅典 人在斯 巴达的 死对头 ，正 是他们 在最初 要求立 
即 向雅典 开战。 伯拉西 达在后 来的所 作所为 ，据我 们所知 ，都 证明 了他的 
这 一不为 人知的 一面。 公元前 430 年， 在美塞 尼亚的 西海岸 墨托涅 
( Methone )， 这是他 第二次 出现， 在那里 他正领 导着一 支机动 的防御 部队。 
第二年 ，也 就是 公元前 429 年 ，在 伯罗奔 尼撒西 北部的 库勒涅 （ Cyllene )， 
他 看来已 经得到 了提拔 ，因为 他当时 已经成 为了一 支舰队 的一名 长官； 到 
公元前 427 年的 时候， 他还依 然呆在 那里。 他的职 责是保 卫那条 海上的 
“西北 通道” ，阻 止雅 典人的 船舰绕 过伯罗 奔尼撒 半岛去 与纳乌 帕克塔 
( Naupactian ) 的美塞 尼亚人 ，以 及奥 尼亚岛 上的其 他潜在 的或事 实上的 
盟友 联合起 来对付 斯巴达 ，一 旦这些 城邦真 有谋反 的举动 ，他就 要去进 
行压制 ，在斯 巴达人 看来， 他的工 作对整 个城邦 来说无 疑是至 关重要 
的。 因此 ，伯 拉西达 协助斯 巴迖的 舰队司 令进行 了一些 极不道 德的战 
斗， 其中包 括那年 夏天发 生在科 西拉的 、被 修昔底 德大书 特书的 内战。 

然而 ，这 些预防 措施并 没有阻 挡住雅 典人， 他们在 公元前 425 年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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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听从狄 摩西尼 的倡议 派兵占 领并驻 守在了 美塞尼 亚的派 娄斯。 不出 
所料 ，伯拉 西达临 危授命 ，被派 往这个 重要的 地区， 现在他 已经是 一艘三 
列 桨战船 的指挥 官了。 他的指 挥才能 可以说 是当时 所有人 中最为 出类拔 
萃的。 从全局 而言， 派娄斯 对斯巴 达人来 说是一 个灾难 ，因此 ，他 们迫切 
需要一 次行动 来转移 民众的 注意力 ，以 挽救国 内渐趋 颓丧的 民心和 斗志， 
并重 振斯巴 达在外 邦中的 威望。 麦加 拉的问 题在于 当地出 现了一 股强劲 
的亲 雅典人 的倾向 ，并且 ，麦加 拉人还 可能会 建立民 主式的 政权。 伯拉西 
达 得心应 手地处 理了这 场危机 ，他在 公元前 424 年的 时候， 阻止了 这个城 
邦投向 雅典人 的阵营 ，但是 ，在 更远的 北方， 还有更 为紧要 的事情 等待着 
他 去做。 

公元前 426 年， 斯巴达 人已经 在希腊 的中部 ，也 就是特 累启斯 
(Trachis) 的赫拉 克里亚 （Heraclea) 建 立了一 个新的 军事殖 民地。 这个新 
定居 点的主 要军事 和战略 目的从 一开始 就非常 明确。 从这里 ，斯 巴达人 
可以 向雅典 人控制 的优卑 亚施加 压力。 从这里 还有路 通往希 腊北部 ，从 
盟友彼 奥提亚 出发可 以到达 帖萨利 、马 其顿 (Macedonia) 以 及色雷 斯人的 
卡尔 息狄斯 （Chalcidice)。 伯 拉西达 获准去 组建一 支新的 、很特 别的军 
队， 在这个 过程中 他展现 出了独 一无二 的才华 ，并且 推翻了 人们已 往习惯 
上认 为的所 有斯巴 达人在 思想上 都极端 保守的 看法。 为了 补充伯 罗奔尼 
撒盟 军重甲 步兵的 兵源， 伯拉西 达获得 了大量 金钱去 招募雇 佣兵； 这种做 
法在希 腊早期 的战争 中已经 出现过 ，但 是只有 在这次 雅典战 争中， 这种方 
法才 开始起 到重要 的作用 ，尤其 是在这 次战争 之后， 雇佣兵 更是迅 速地占 
据 了历史 舞台的 中心。 除 了这些 伯罗奔 尼撒人 和雇佣 兵之外 ，他 还组建 
了 一支由 700 名希洛 人组成 的军队 ，他 们被 斯巴达 人武装 成重甲 步兵。 
这些希 洛人当 中的幸 存者从 战争返 回斯巴 达之后 ，终 于获得 了解放 ，但是 
他们 被集体 性地称 为“伯 拉西达 人”或 者“伯 拉西达 的人” （Brasideioi)， 这 
是他们 的独特 身份。 看 来在这 些人和 他们的 指挥官 伯拉西 达之间 曾经建 
立过某 种特殊 的契约 关系。 在伯拉 西达死 后四年 ，即在 公元前 418 年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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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门 丁尼亚 之战中 ，这 些被称 为“伯 拉西达 人”的 士兵加 人了正 规的斯 
巴达 军队并 参加了 战斗。 

有意 思的是 ，伯拉 西达据 说在帖 萨利的 一些城 镇和部 落中有 一些特 
别的 朋友。 这种 关系帮 助他安 全地通 过了帖 萨利， 并进入 到了马 其顿和 
卡尔息 狄斯。 后者 是他此 次远征 的真正 目标， 雅典在 公元前 437 年 之前， 
就在 那里建 立了一 个新的 殖民地 —— 安菲波 利斯。 此处既 可扼守 通往爱 
琴 海北部 沿岸地 区的陆 上要道 ，同时 也是往 雅典运 送木材 和金属 的必经 
之地， 这些资 源对于 海军来 说至关 重要。 因此 ，设想 一下， 当伯拉 西达成 
功 地说服 了马其 顿国王 帕迪卡 斯一世 (first King Perdiccas)， 继而 又争取 
到了 爱琴海 北岸一 连串城 邦的支 持之后 ，雅 典人会 是多么 地惊惶 失措。 
他之所 以能如 此成功 地做到 这些， 部分是 依靠他 的武力 ，但是 ，也 可部分 
地 归功于 他雄辩 的口才 ，这对 一个斯 巴达人 来说是 不可思 议的。 修昔底 
德称赞 伯拉西 达的口 才了得 ，而 且还记 录下了 他的两 个简短 （用词 相当简 
洁） 的 演说。 修昔底 德除了 出于一 个历史 学家的 必要操 守之外 ，其 实还有 
一 个相当 尴尬的 个人原 因使他 不想过 分地贬 低伯拉 西达。 公元前 424 
年， 修昔底 德正是 雅典十 将军中 的一员 ，他的 具体任 务就是 去阻止 伯拉西 
达得 到安菲 波利斯 ，但 显然他 最终失 败了。 

公元前 422 年 ，伯 拉西达 在战斗 中因伤 不治而 亡之后 ，“ 获得解 放的” 
安菲波 利斯人 给予了 他极大 的荣誉 ，把 他遵 奉为这 片新殖 民地的 开拓者 
(new oecist) 或英雄 ，为了 纪念他 的功绩 ，他们 在他的 坟墓周 围建 造了一 
道 墙垣。 换言之 ，他 们不再 祭祀他 们这块 殖民地 的真正 开拓者 —— 雅典 
人 哈格浓 （Hagnon) 了 ，这 充分说 明在古 代希腊 ，宗 教和政 治是完 全休戚 
与 共的。 在这个 地区， 并不只 有安菲 波利斯 人才对 伯拉西 达抱有 如此深 
厚的 感情。 根据修 昔底德 的记载 ，赛 翁尼人 (Scione) : 


用 所有可 能的荣 誉来欢 迎伯拉 西达。 他们 公开地 把金冠 加在他 
的头上 ，称 他为希 腊的解 放者； 普通 百姓簇 拥着他 ，在 他的身 上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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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种花环 ，好像 他是一 个得胜 的运动 员似的 

从 公元前 432 年到前 429 年 的这段 时间里 ，波 提狄亚 （Potidaea) —直 遭受 
着惨 酷围攻 ，雅典 人最终 成功地 阻止了 它脱离 自己的 掌控。 现在 只有它 
还 丝毫不 为伯拉 西达的 甘言劝 诱所动 ，但这 已足以 终止伯 拉西达 在这个 
地 区锐不 可当的 势头了 ，而阻 挡伯拉 西达继 续前进 的还有 来自他 在国内 
的政治 对手们 的嫉妒 ，所 有这 些因素 综合起 来促使 斯巴达 人改变 了之前 
的进攻 性政策 ，转 而寻 求与雅 典人缔 结和平 协议。 

然而， 伯拉西 达根本 不理会 双方在 公元前 423 年达 成的这 份停战 协议， 

他 的战争 意志与 雅典的 克里昂 （Cleon) 不相 上下。 公元前 425 年 ，雅 典在派 
娄斯 狠狠地 羞辱了 斯巴达 一番， 克里昂 作为政 治家在 这一事 件的过 程中是 
最为 卖力的 推手。 所以 ，在 公元前 422 年 ，这两 个人就 像荷马 笔下的 不败英 
雄那样 ，在 安菲 波利斯 城外的 战场上 摆开了 阵势准 备决一 死战。 他 们谁也 
没有真 正杀死 对方， 却都双 双死于 这场冲 突当中 ，然而 他们的 死也重 启了雅 
典 和斯巴 达之间 的和平 谈判的 大门。 安菲波 利斯从 此脱离 了雅典 人的控 
制 ，这 可能才 是为伯 拉西达 建立的 最为持 久的纪 念碑。 

伯拉西 达认识 到斯巴 达人有 必要去 爱琴海 的北部 开辟第 二战场 ，这 175 
样可 以从内 部动摇 、分 裂雅典 联盟。 在 公元前 426 年 的时候 ，斯巴 达人就 
已经 在特累 启斯建 立了一 个新的 殖民地 —— 赫拉克 里亚， 此地正 好位于 
雅典 通往它 在色雷 斯地区 的重要 盟友的 路线上 ，而 安菲波 利斯正 是其中 
最为 重要的 盟友。 公元前 425 年发生 了派娄 斯这样 的事件 ，派娄 斯还依 
然被 牢牢地 控制在 雅典人 的手里 ，因此 ，开辟 与雅典 人的第 二战场 就变得 
越 来越急 迫了。 斯巴达 人为此 不惜孤 注一掷 ，最明 显的标 志就是 他们允 


〔 1 〕 Thucydides IV. 121 ; 中文译 文可参 见修昔 底德: 《伯 罗奔 尼撒战 争史》 ，谢德 风译， 196‘0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8 次印刷 ，第 386 页^ 此 处的译 文参考 英文原 文翻译 ，较谢 氏译文 
有较大 出人。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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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伯 拉西达 组建一 支由同 盟中重 甲步兵 、雇 佣兵和 希洛人 混合而 成的杂 
牌军。 

有 一点必 须要强 调一下 ，那 就是希 洛人被 招募进 斯巴达 的军队 ，在公 
元前 479 年的 普拉提 亚战役 中就已 经出现 过了。 然而 ，正 是因为 派娄斯 
事件 的影响 ，从 公元前 42 4 年开始 ，斯 巴达人 开始恢 复从希 洛人中 招募战 
士 的政策 ，通过 承诺给 予参战 的希洛 人以自 由身份 ，来 鼓励 他们为 斯巴达 
的军 队效忠 ，斯 巴达人 这样做 是经过 深思熟 虑的。 那些被 伯拉西 达招募 
的 希洛人 ，当他 们活着 返回斯 巴达的 时候确 实获得 了自由 ，并 归入 到了另 
外一个 由以前 是希洛 人的斯 巴达人 组成的 新的社 会群体 —— “新代 梦人” 
当中 ，他们 在历史 资料中 出现的 时间大 约是在 公元前 424 年至前 370 年。 
毫无 疑问， 这些人 ，如果 不是全 部的话 ，主要 是从拉 科尼亚 而不是 美塞尼 
亚的 希洛人 中吸收 进来的 ，这 与斯巴 达人传 统的分 而治之 的政策 是相一 
致的。 但是 ，这些 希洛人 被招募 进军队 ，既标 志着斯 巴达人 与希洛 人之间 
的关 系发生 了重大 转变， 也意味 着斯巴 达人有 了一支 全新的 、供他 们在海 
外征战 的军队 ，这 种军 队既可 以去冲 锋陷阵 ，也 可以参 与驻防 守卫。 实际 
上 ，“新 代梦人 ”在国 外比在 国内要 容易应 付得多 ，他 们聚集 在一起 就像一 
块 还没有 被消化 的食物 ，既 不是完 全没有 自由的 希洛人 ，也 不被当 作是那 
些自 由且平 等的公 民们的 同侪， 他们 仍然没 有完全 融入斯 巴达人 
中去 

伯拉 西达在 北方一 路高歌 猛进， 尤其是 从雅典 人手里 赢得了 安菲波 
利斯 并驻守 在那里 的时候 ，他的 事业达 到了其 人生的 最高峰 ，尽管 他所做 
的这 一 1 切 代表的 只是斯 巴达的 利益。 可是， 他的成 功不但 招惹了 斯巴达 
国 内一些 与他作 对的精 英分子 的嫉妒 ，也 使人们 注意到 ，他 在军事 上的首 
创 之举可 能意味 着一种 新的向 海外扩 张的帝 国主义 出现了 ，但这 对斯巴 


〔 1 〕 Thucydides IV. 80, 修昔 底德在 此处讲 了一个 令人毛 骨悚然 的故事 来证明 自 己的观 
点 ，他说 大约有 2000 名 希洛人 ，也有 可能是 美塞尼 亚人被 斯巴达 人秘密 屠杀； 按时 间来看 ，这次 
大屠杀 应该就 是发生 在这个 时候。 ——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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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来 说并不 适合。 此外 ，国王 普雷斯 多安那 克斯在 流放阿 卡狄亚 十八年 
之后 ，在 公元前 427 或前 426 年 最终复 辟成功 ，重新 登上了 属于阿 基亚德 I 76 
家族 的王位 ，此时 ，在他 的身边 聚集了 不少人 ，他们 大致上 都是拥 护与雅 
典 签署和 平协议 的人。 他们要 么相信 那种在 上一代 早期由 奇蒙提 出的雅 
典 和斯巴 达共建 “双元 霸权” （“dual hegemony”） 的观点 ，要 么就是 “不干 
预” 政策的 拥护者 ，或者 ，至少 在对待 伯罗奔 尼撒同 盟中的 其他盟 友的态 
度 上是更 加的听 之任之 ，不加 干涉。 所 有这些 力量联 合起来 ，最终 促使斯 
巴达与 雅典在 公元前 423 年 实现了 休战。 

伯拉 西达和 他在雅 典的对 手克里 昂都尽 其所能 地去破 坏这次 休战， 

而且 他们几 乎取得 了成功 ，直至 公元前 422 年 ，这两 个男人 在安菲 波利斯 
附近爆 发的新 一轮战 斗中双 双战死 ，他 们的努 力才告 结束。 和平 谈判之 
门因 此重新 打开了 ，双 方最终 签署了 一项停 战协议 ，人们 习惯上 称之为 
“ 尼西阿 斯和平 协议 ” (Peace of Nidas) ， 因为 在雅典 方面促 成签署 这项协 
议 的最主 要的人 物是尼 西阿斯 ，但是 ，准 确地 来说它 应该称 为“普 雷斯多 
安 那克斯 和平协 议”。 这个协 议肯定 会对双 方各自 的盟 国都产 生效力 ，但 
是， 停战在 根本上 是由两 个主导 的国家 缔结的 ，并没 有认真 地考虑 过个别 
盟 国的特 殊要求 或满足 它们的 愿望。 这导致 斯巴达 最重要 的两个 盟友柯 
林斯 和埃利 斯不仅 不同意 这份停 战协议 ，而 且还组 建了一 个新的 反斯巴 
达人的 同盟， 试图以 此迫使 斯巴达 人也照 顾照顾 它们的 利益。 而 阿尔戈 
斯人 (Argives) 此时正 虎视眈 眈地隐 藏在这 些争执 的背后 ，多 年来 他们一 
直在 寻找着 机会想 要成为 伯罗奔 尼撒的 霸主。 

斯巴 达人对 此的反 应就是 与雅典 人进行 商定， 然后双 方撇开 各自的 
盟国 ，单 独签定 一份有 效期长 达五十 年的互 不侵犯 条约。 签定这 一新的 
条 约的主 要动机 ，是要 尽力确 保之前 的和平 协议中 的两个 最紧要 的目标 
能够得 到尽快 实现， 即雅典 人把派 娄斯和 300 名斯 巴达人 以及其 他“边 
民” 人质归 还给斯 巴达人 ，而斯 巴达人 则把安 菲波利 斯还给 雅典人 。然 
而， 这份新 条约反 而在柯 林斯人 和埃利 斯人中 间引发 了更多 的猜疑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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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由底 比斯领 导的彼 奥提亚 人城邦 拒绝加 人这个 由两个 城邦签 订的反 
斯巴达 同盟， 因为呆 在传统 的亲寡 头政治 的斯巴 达的羽 翼之下 ，更 有利于 
它们 现在的 政府继 续执掌 权力。 尽 管如此 ，它 们依然 坚决地 反对“ 尼西阿 
斯和平 协议” ，而 且还 出人意 料地得 到了斯 巴达在 公元前 420 年选 立的新 
的 五位监 察官中 的两位 的支持 ，这两 位监察 官代表 着斯巴 达国内 在伯拉 
西达之 后出现 的好战 倾向。 

雅典 确实把 那些人 质遣返 给了斯 巴达， 可是他 们却没 有相应 地收回 
安菲波 利斯， 因此斯 巴达也 就要不 回派娄 斯了。 斯 巴达人 中间的 好战派 
此 时取得 了优势 ，而后 ，雅 典人 亚西比 德又欺 骗了斯 巴达人 ，更是 助长了 
这 种好战 情绪。 “亚西 比德” 这个名 字显示 了他与 斯巴达 存在着 某种联 
系， 这最初 是一个 斯巴达 人才用 的名字 ，经 由一种 跨越城 邦的宾 朋关系 （a 
cross-state xenia relationship) 才进人 亚西比 德的父 系家族 当中。 亚西比 
德 出生在 公元前 450 年 ，在 他非常 年轻的 时候， 父亲就 去世了 ，此后 ，他就 
在 父亲的 朋友伯 里克利 及其情 妇阿斯 帕西亚 （Aspasia) 的家 里生活 。在 
这样 一种政 治家庭 中长大 ，亚 西比德 想要参 与公共 政治的 野心很 早就被 
点 燃了。 当他快 三十岁 的时候 ，在雅 典人看 来这是 成年男 子能够 适应政 
治生 活的最 小年龄 ，亚西 比德第 一次， 但也是 笨拙的 第一次 ，在雅 典的政 
治舞 台上崭 露头角 ，可 惜这次 他把事 情给搞 砸了。 他想恢 复之前 在斯巴 
达与 雅典之 间存在 过的宾 朋关系 （Arorema) ，或由 他来担 任斯巴 达人的 
代表 ，以照 料斯巴 达人在 雅典的 利益， 而这些 事务之 前是由 他的祖 父来打 
理的。 但是 ，有年 龄歧视 的斯巴 达人断 然拒绝 了他的 好意。 于是， 恼羞成 
怒的亚 西比德 当即就 在雅典 建立了 一个非 常有影 响力的 反斯巴 达人阵 
线 ，他尽 其所能 地说服 雅典人 去反对 斯巴达 ，除 了要 公开地 废止雅 典在公 
元前 421 年与斯 巴达签 订的和 平协议 及建立 的联盟 之外， 还要实 实在在 
地 攻击斯 巴达。 

公元前 418 年在门 丁尼亚 爆发的 战斗， 是这种 反对斯 巴达人 的行动 
的 最符合 逻辑的 结局。 在门丁 尼亚， 雅典人 和同是 民主政 体的盟 友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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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伯 罗奔尼 撒的反 叛城邦 门丁尼 亚一起 ，与 强大的 斯巴达 及它的 伯罗奔 
尼撒 同盟的 重甲步 兵展开 了一场 激烈的 较量。 修昔 底德， 作为记 载雅典 
战 争的历 史学家 ，着实 是花了 不少笔 墨来描 述这次 遭遇战 ，并 为他 的非斯 
巴 达听众 或读者 补充了 很多说 明性的 、但 又令人 信服的 细节。 比如 ，当战 
斗即将 开始的 时候， 雅典人 开始侧 身移动 着向右 边挤—— 这是所 有重甲 
步兵 在战斗 中的典 型动作 ，修 昔底德 说道： 

因 为恐惧 的心理 ，每 个人都 千方百 计地把 自己没 有武装 防护的 
身 体右侧 ，靠 到他旁 边的兵 士的盾 牌下面 以取得 遮护， 以为彼 此的盾 
牌靠 得越近 ，就 越安全 

然后 ，当 双方军 队面对 面准备 进攻的 时候， 阿尔戈 斯人和 他们的 盟军这 
一方的 士兵大 呼小叫 、不 顾一 切地向 前猛冲 ，而斯 巴达人 却是伴 随着乐 
手们 吹奏的 奥洛斯 音 乐缓慢 地向前 推进。 对此 ，修昔 底德补 
充道： 


这 是他们 的军队 长久以 来形成 的习惯 ，这 种习惯 与宗教 没有关 
系； 它 不过使 他们的 步伐变 得整齐 ，不 至于打 乱队列 ，因为 ，当 大军相 


〔1〕 此处 中文译 文可参 见修昔 底德： 《伯 罗奔 尼辑战 争史》 ，谢德 风译， 商务印 书馆， 1960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8 次印刷 ，第 454 页。 译文 参考英 文原文 翻译， 较谢氏 译文有 出人。 
在 谢译中 ，此段 内容描 述的对 象应该 是所有 处于战 斗状态 的步兵 ，而不 只是雅 典人。 谢 氏的译 
文与 本书作 者保罗 • 卡 特里奇 (Paul Cartledge) 的 论述在 此处有 相当大 的出入 ，可 能与彼 此依据 
的 英文译 本不同 有关。 谢氏在 其译著 的“序 言”中 称他的 译文主 要是根 据雷克 斯 _ 华尔纳 （Rex 
Warner) 的版本 （企 鹅古典 丛书， 1956 年 伦敦企 鹅出版 公司重 印本) 译出 ，而保 罗 • 卡特里 奇则采 
用的是 理査德 • 克劳莱 （Richard Crawley) 的英 文译本 （近代 丛书， 1934 年 纽约出 版）。 ^译注 
〔2〕 一种 古希腊 管乐器 ，它是 有簧片 的乐器 ，人 们推测 它是双 簧的， 一般是 成双或 四个人 
一起 演奏。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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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交战 的时候 ，队列 常常会 被打乱 Z 13 

我 们已经 在希罗 多德的 《历 史》 中看到 过斯巴 达人在 马拉松 战役以 及其后 
与波 斯人的 战争中 的表现 ，我们 也都知 道他们 对宗教 是格外 的虔诚 。奧 
洛斯 是一种 装了簧 的乐器 ，可能 有点像 我们常 见的双 簧管， 希腊人 会在宗 
教 仪式和 典礼中 演奏这 种乐器 ，在 雅典演 出悲剧 的时候 ，也 会用它 来进行 
伴奏。 因此 ，那些 目睹过 公元前 418 年 发生在 门丁尼 亚的这 场战争 的人， 
很 容易就 会根据 以往的 事实来 想当然 地认为 ，斯巴 达人在 战斗中 用奥洛 
斯 来伴奏 是出于 宗教的 原因。 修昔底 德认为 事实根 本就不 是这样 的：斯 
巴达 人之所 以吹奏 奥洛斯 ，纯 粹是为 了军事 的用途 ，而 且仅仅 如此。 他也 
许 应该补 充一下 ，斯巴 达人吹 奏这种 乐器的 原因与 雅典人 在三列 桨战船 
( trireme ) 上 由乐手 （ merawZh ) 来演奏 音乐是 完全一 样的。 而雅 典人的 
乐手往 往是军 队临时 雇佣来 吹奏奥 洛斯的 ，目 的就 是帮助 浆手们 在摇桨 
时能 做到整 齐划一 ，不出 差错。 

修昔 底德还 没有补 充的一 点是， 在这种 语境中 他可能 觉得没 有必要 
去说明 ，担 任乐手 的斯 巴达人 所从事 的这个 职业是 受人尊 重的， 
而且基 本上是 “子承 父业” ，正如 希罗多 德曾经 说过的 那样。 这样， 他们在 
地位上 与那些 世袭担 任传令 官和宗 教仪式 祭司的 斯巴达 公民是 平等的 ^ 
事实上 ，在 斯巴达 的文化 和社会 生活中 ，音 乐通常 占据着 一个光 荣的位 
置。 普鲁 塔克在 其著作 《论 音乐》 (0« 中提及 了一些 早期的 作曲家 

和诗人 ，其中 如来自 “边民 ”城镇 库铁拉 （ Cythera ) 的谢纳 达摩斯 
( Xerxodamus ) 当时 就已经 声名远 扬了。 从阿耳 忒弥斯 ^ 欧西亚 的神殿 
中发现 的物品 中就有 奥洛斯 的碎片 ，由动 物的骨 头制成 ，其 中一些 上面留 
有铭文 ，这些 物品中 还有一 些奉祀 用的粗 陋的铅 制人像 ，它 们既代 表着吹 
奏奥 洛斯的 乐手， 也代表 着演奏 基萨拉 的琴手 ，基 萨拉 是一种 


〔1〕 Thucydides V. 70; 可 参见谢 德风译 ，《伯 罗奔 尼撒战 争史》 ，第 454 页。 此处译 文参考 
英文原 文翻译 ，较 谢氏 译文有 出人。 —— 译注 


168 



第六章 雅典 战争： 公元前 432 年至前 404 年 


七弦琴 保 守的斯 巴达人 据说对 乐手演 奏基萨 拉时所 用的琴 弦的数 
量都 有非常 严格的 要求。 除了 演奏各 种乐器 之外， 斯巴达 人也特 别热衷 
于 合唱； 有趣 的是， 埃利斯 的普拉 提纳斯 （ Pratinas ) 把斯巴 达人比 作夏天 
的鸣蝉 ，逮 着机 会就会 来个大 合唱。 同样 ，正如 我们前 面已经 看到的 ，斯 
巴 达的阿 尔克曼 发明了 一种属 于希腊 人的特 别的合 唱形式 —— 
“和 ir 淡 ⑼以⑽”， 或者也 可称作 “少女 颂”。 

“ 合唱” — 词在希 腊语中 最初的 意思是 指跳舞 ，所以 ，人 们常 
常会 发现斯 巴达人 实际上 是既唱 歌又跳 舞的。 事实上 ，他 们还创 造了很 
多 有特色 的地方 性舞蹈 ，坦率 地说也 包括一 些比较 淫秽的 舞蹈。 大约是 
在 公元前 575 年 ，一个 雅典的 贵族青 年在一 次争取 一位伯 罗奔尼 撒僭主 
的女儿 青睐的 比赛中 ，有点 兴奋过 了头， 为了展 示自己 的舞艺 ，他 竟然爬 
上一 面桌子 跳起了 斯巴达 的舞蹈 ，这 可能就 是桌面 舞的来 源吧！ 而这些 
情况又 和人们 对古代 斯巴达 的想象 相矛盾 ，因 为在 以前有 很多人 认为务 
实的斯 巴达人 与高雅 艺术是 格格不 入的。 不 管怎样 ，在结 束这次 离题的 
叙述 之前， 如果不 提一提 那尊漂 亮的由 青铜制 成的号 手雕像 ，实在 说不过 
去。 这 尊雕像 是献给 城邦的 保护者 —— 女神雅 典娜的 ，地 点在斯 巴达的 
卫城 ，制 造时间 大约是 公元前 500 年。 这尊 号手雕 像无疑 代表着 某一类 
型 的人物 ，他们 在把斯 巴达指 挥官的 意志传 达给士 兵们的 过程中 扮演着 
一个非 常重要 的角色 ，在实 际的作 战和行 军当中 ，是 乐手吹 奏着奥 洛斯把 
战士们 带入战 场的。 

门丁 尼亚的 这场战 斗是双 方的一 次激烈 较量， 用修昔 底德的 话说， 
“这是 很长一 段时间 以来， 希腊各 邦之间 爆发的 最大的 一场战 斗”。 最后， 
它 对斯巴 达人来 说也是 一场决 定性的 胜利。 


〔1〕 这是 古代一 种类似 吉他的 弦乐器 ，起 源于美 索不达 米亚， 但传到 希腊后 特别受 欢迎， 
竟成 为了希 腊最民 族化的 乐器。 古希腊 黄金时 代的游 吟诗人 总是喜 欢边弹 基萨拉 边吟唱 。基 
萨拉起 先只用 来伴唱 ，到 后来才 成为独 奏乐器 6 包括 吉他、 齐特尔 也许还 有西塔 尔琴在 内的许 
多 拨弦乐 器都是 基萨拉 的直系 子孙。 ^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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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因为 在派娄 斯遭到 的失败 ，斯 巴达人 受到希 腊人的 责难， 
他们被 说成是 懦弱无 能的， 有时候 ，说他 们决心 不够； 这 些责难 ，现在 
都因为 这一战 役而一 齐被洗 掉了。 而今 大家都 认为他 们虽然 有时受 
到挫折 ，但 是斯 巴达人 还是斯 巴达人 ，和 以前的 斯巴达 人还是 
一样。 ⑴ 

严格 地来说 ，这种 说法不 是非常 准确。 首先， 斯巴达 的公民 ，这些 处于困 
境中的 男人们 ，第一 次与“ 边民” 重甲步 兵组成 了混合 军团， 并在这 样一次 
重 大的阵 地战中 接受了 考验； 第二 ，除 了这些 混合军 团之外 ，斯巴 达人还 
依赖 一支由 “边民 ”组成 的特别 军队， 他们是 从北部 边界地 区拉科 尼亚的 
司奇 瑞提斯 ( Sciritis ) 抽调过 来的。 他 们可能 之前已 经被招 募和部 署过， 
但是这 是他们 第一次 在文献 中出现 ，他 们被 招募来 补充军 队可能 说明了 
斯巴达 人对边 界安全 的重新 关注； 然后是 第三点 ，也 是最后 一点， 斯巴达 
人 第一次 在正规 的战斗 队列中 使用了 由获得 自由的 希洛人 “ 伯拉西 
达 人”和 “新代 梦人” —— 组成 的重甲 步兵。 因此 ，这 一次实 际上是 一支新 
型 的斯巴 达军队 获得了 门丁尼 亚之战 的胜利 ，尽管 斯巴达 人可能 希望外 
界的人 别这样 认为。 

在门丁 尼亚遭 受的失 败迫使 雅典人 重新开 始思考 自己 先前的 战略。 
公元前 415 年， 在亚西 比德这 个桀骜 不驯的 赌徒又 一次天 花乱坠 般的许 
诺， 或是蛊 惑之下 ，雅典 人大会 决定开 辟一条 全新的 战线， 也就是 说在雅 
典 战争之 外另外 开始一 场战争 ，这 两场战 争到最 后终于 纠缠在 了一起 ，对 
雅典 人来说 这是致 命的。 公元前 415 年 ，雅 典人倾 尽全力 派出了 一支最 
强大的 舰队去 讨伐西 西里岛 ，并 把叙 拉古当 作他们 首要的 敌人和 目标。 
叙拉 古是约 公元前 8 世 纪的后 期由柯 林斯的 多利安 移民建 立的。 它当时 
已经 经历了 一段时 间的僭 主统治 ，从 公元前 4 世纪 60 年代 开始， 进人了 


〔1〕 Thucydides V. 75; 可 参见谢 德风译 ，《伯 罗奔 尼撒战 争史》 第 457 页。 此处译 文参考 
英文原 文翻译 ，较谢 氏译文 有所出 入-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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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政体 时代。 修昔 底德对 发生在 公元前 415 年到前 413 年的这 场西西 
里战役 有着令 人难忘 的记述 ，其 中最 主要的 主题就 是讨论 存在于 雅典和 
叙拉 古这两 个主要 敌手间 的相似 之处。 

还有 ，就 像门丁 尼亚之 役一样 ，这 场争夺 西西里 的战役 对战争 双方来 
说 都是孤 注一掷 ，其 结局是 雅典人 又一次 遭受了 失败。 让 雅典人 遭受这 
场 大祸的 罪魁祸 首竟然 就是亚 西比德 ，这位 发起此 次海上 远征的 最主要 
的鼓 动者。 他被 指控与 一系列 发生在 雅典的 渎神事 件有关 ，当雅 典人试 
图 把他从 已经开 拔的舰 队中召 回并准 备进行 审问时 ，他从 遣送他 回国的 
船上 逃跑了 ，转而 投靠了 斯巴达 ，成 为了雅 典的背 叛者。 关 于他在 斯巴达 
如 何地人 乡随俗 ，最后 变得比 斯巴达 人还斯 巴达人 的情况 ，流 传着 许多吸 
引 人的轶 闻趣事 ，甚 至据说 他在国 王阿吉 斯二世 不在家 的时候 ，勾 引了这 
位国王 的妻子 ，并 且还和 她生下 了一个 儿子， 除了这 些之外 ，亚西 比德也 
让 雅典人 吃尽了 苦头。 斯 巴达人 该如何 以及去 哪里找 出雅典 的命门 ，然 
后一剑 封喉置 雅典于 死地？ 亚 西比德 是提供 这类建 议的最 佳人选 。据 
说 ，正 是因为 他的出 谋划策 ，斯巴 达人首 先派出 了一位 有魄力 的指挥 
官 一一吉 利普斯 （Gylippus) —一去 援助叙 拉古人 ，并 最终 成功地 抵抗住 
了 雅典人 发动的 围攻； 然后 ，在 公元前 413 年 ，斯 巴达军 队在狄 西里亚 
(Decelea) 占领了 一个据 点并永 久性地 驻守了 下来， 这个地 方正好 处于靠 
近雅典 边境的 区域。 

公元前 413 年， 国 王阿吉 斯在狄 西里亚 建立的 这个军 事要塞 
ie piteichismos ) 标示着 这场 由陆地 开始的 雅典战 争已经 进入了 决战阶 
段。 但是， 对于通 常只善 于陆地 作战的 斯巴达 人来说 ，最终 决定他 们在这 
场 战争中 获胜的 法宝却 是海战 ，这 显然颇 具讽刺 意味。 而之所 以如此 ，斯 
巴达 人最应 该感谢 的就是 雅典人 的宿敌 波斯人 ，正 是他们 给斯巴 达提供 
了金钱 资助。 大 流士二 世派驻 到波斯 帝国西 部的两 个总督 —— 北 方的法 

那 培萨斯 (Pharnabazus) 和南 方的替 萨斐尼 （Tissaphernes) 在 援助斯 

巴达 的过程 中功不 可没。 在波 斯人的 黄金的 帮助下 ，斯巴 达人建 造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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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舰队 ，这 是他们 第一次 有了可 以与雅 典人相 匹敌的 海军， 在不久 之后, 
它 的战斗 力甚至 还超过 了一直 以来所 向披靡 的雅典 海军。 

亚西 比德逐 渐对斯 巴达的 生活感 到厌倦 （或者 ，可 能是 因为受 到戴了 
“绿帽 子”的 国王阿 吉斯的 朋友的 迫害） ，他出 现在了 东部的 战区， 再一次 
做起伤 害母邦 一 典 —— 的 事情来 ，但 是到了 公元前 411 年 的时候 ，他 
似乎更 想回到 他的祖 国当一 名受人 尊敬的 预言家 （prophet with honour ) 0 
雅典在 那一年 发生了 一场国 内革命 ，极端 的寡头 政治取 代了民 主政府 ，这 
场革 命是由 一位叫 安替芬 （Antiphon) 的智者 精心策 划的， 修昔底 德在自 
己 的著作 中给予 了此人 以不同 寻常的 尊重。 这场由 主张寡 头政治 的人发 
动 的革命 ，最先 得到了 雅典重 甲步兵 的响应 ，但是 ，由 最穷 困和最 具有民 
主 意识的 雅典人 掌控的 舰队却 仍然坚 决地反 对这场 革命。 雅典舰 队在爱 
琴海的 主要基 地是萨 摩司岛 ，新 的寡头 政权从 雅典派 出的代 表来到 这里， 
试图劝 说舰队 返回比 雷埃夫 斯港。 亚 西比德 当时正 好就在 萨摩司 ，他意 
识到 舰队如 果就这 样离开 萨摩司 ，将会 使雅典 失去对 海上的 控制。 于是， 
他说 服舰队 的指挥 官继续 留在萨 摩司的 海军基 地里。 修昔 底德评 论亚西 
比德 的这一 举动是 他平生 第一次 真正的 为自己 的城邦 所做出 的贡献 ，用 
语颇为 尖刻。 

然而 ，尽 管一系 列的胜 利使雅 典可以 继续保 持对赫 勒斯庞 特海峡 ，这 
个十 分重要 的要道 的控制 ，但 雅典舰 队已经 无力再 去阻止 发生在 联盟内 
部的 各种反 抗和背 叛了。 公元前 411 年发 生在优 卑亚、 开俄斯 （Chios) 和 
塔索斯 (Thasos) 的反叛 是其中 最为突 出的， 尽管雅 典人后 来暂时 把优卑 
亚拉回 了联盟 ，但 他们却 已经无 法恢复 对开俄 斯和塔 索斯的 控制了 。最 
后， 在它的 主要盟 国当中 ，只有 由亲雅 典的民 主派统 治的萨 摩司还 依然保 
持着对 联盟的 忠诚。 然而 ，这 已经远 远不够 使雅典 有能力 去对抗 它的几 
个强敌 的联合 进攻了 ，因 为在 公元前 407 年 ，波 斯王子 居鲁士 ，他 是大流 
士二世 (Darius II， 当政时 间是从 公元前 425 年至前 404 年） 的 小儿子 ，与 
一 位了不 起的斯 巴达人 —— 吕山德 —— 建立 了共同 对付雅 典的极 其重要 


172 



的联合 阵线。 


第六章 雅典 战争: 公元前 432 年至前 404 年 


吕山德 

吕 山德 ，在 希腊语 中称作 ， 他是第 一位也 差不多 是最后 
一位已 经在一 部古代 的传记 中被单 独立传 ，在 这本 书中又 被选出 来立传 
的斯巴 达人。 然而， 那部古 代传记 编撰的 时间与 他并不 是同一 个时代 ，或 
者压根 儿就不 是同一 时代： 普鲁塔 克在写 “吕山 德的一 生”的 .时候 ，已 经是 
吕山德 死后近 五个世 纪的罗 马帝国 早期了 ，时 代的 状况已 经变得 面目全 
非了。 普 鲁塔克 编撰这 部传记 的目的 ，是想 让那些 现在是 卑贱的 、或 者说 
是被贬 抑的希 腊同胞 们能够 认识到 新的罗 马世界 是可以 理解的 ，为此 ，他 
分别 从希腊 和罗马 的历史 伟人中 ，各 挑选出 一位他 认为命 运和气 质相类 
似的 人物， 然后以 对照比 较的形 式分别 为他们 立传。 对普 鲁塔克 身边的 
读 者来说 ，那些 被挑选 出来的 希腊人 几乎都 是“古 代的” ，而 一些罗 马人则 
与他 们所处 的时代 要贴近 得多。 比如 ，尤 利乌斯 • 恺撒 ，他在 公元前 44 
年 被刺杀 ，离普 鲁塔克 的出生 （公元 46 年） 还 不到一 百年。 

普鲁 塔克给 予了吕 山德相 当多的 褒扬， 不但浓 墨重彩 地为他 立了相 
当出色 的传记 ，而且 还把他 与苏拉 这 位罗马 早期的 执政官 
相提 并论。 苏拉 是一位 富有传 奇色彩 的人物 ，他不 但使罗 马帝国 的版图 
发生了 巨变， 而且也 彻底改 制这个 共和国 的宪法 ，这 是两件 让他功 成名就 
的 伟绩。 他 的绰号 叫“幸 运儿” （Lucky)， 后 来还主 动辞去 了罗马 执政官 
的职位 ，回到 了家中 ，从 而有了 更多的 时间与 家人在 一起共 享天伦 之乐， 
最后 ，平平 安安地 在床上 离开了 人世。 相反， 吕山德 不但从 来没有 成为任 
何帝 国的执 政官， 而且还 很不体 面地死 在了发 生在彼 奥提亚 （普鲁 塔克的 


〔1〕 苏拉 （公 元前 138 ■-前 78), 古罗马 将军， 政治家 ，全名 卢修斯 • 科内 利厄斯 • 苏拉 • 
费 利克斯 ，在战 胜了米 特拉达 梯六世 以后， 苏拉于 公元前 83 年入侵 意大利 ，公 元前 82 年 他当选 
为独 裁官， 实施了 有利于 长老会 的宪法 改革。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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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 的战斗 当中。 

普鲁塔 克为吕 山德立 传并把 他与苏 拉并列 ，肯 定有 他自己 的理由 ，但 
是， 无论从 哪个方 面来说 这都不 能增进 我们对 吕山德 一生的 了解。 除了 
普鲁塔 克之外 ，其 他与 吕山德 相关的 历史资 料主要 都是来 自他同 时代的 
另 一位雅 典历史 学家色 诺芬的 记载。 色诺芬 曾亲眼 见过吕 山德， 对他很 
了解， 但色诺 芬是国 王阿吉 西劳斯 的忠诚 支持者 ，我们 将在后 文看到 ，国 
王阿吉 西劳斯 与吕山 德发生 了非常 激烈的 争吵。 所以 ，我 们在阅 读色诺 
芬关于 吕山德 的记述 的时候 ，不 得不保 持适当 的警惕 ，当然 ，他记 述的一 
些 内容普 鲁塔克 也曾引 用过。 

据说 ，吕 山德是 一个“ 养子” (腳 Aa:r)， 也 就是说 ，他是 一个被 人收养 
的斯巴 达公民 ，不 是在 自己的 父亲家 长大而 是作为 别的斯 巴达人 的儿子 
才通 过“够 格者” 训练。 如果这 个传说 是正确 的话， 吕山德 的母亲 可能是 
一 位希洛 人而不 是他父 亲的正 式妻子 ，或者 他父亲 可能因 为太穷 而无法 
给予 他正常 的抚养 ，吕山 德的父 亲亚里 斯多克 瑞塔斯 （AHstocritus) 据说 
是 个穷人 ，尽管 他也属 于赫拉 克勒斯 的后裔 ，他 的另 外一个 儿子叫 做利比 
斯 （Libys) ，“利 比 亚人” （Libyan) 是对 一些有 名望的 并与利 比亚 王子有 
“宾朋 ”关系 （xenia) 的斯 巴达人 的一种 尊称。 反 过来说 ，吕 山德属 于贵族 
同 时又是 奴隶的 私生子 ，这 个情况 是很难 不为人 所知的 ，因 此吕山 德的母 
亲可 能确实 是他父 亲家中 的一个 希洛人 妇女。 

关于吕 山德的 童年和 青年期 的情况 ，除了 知道他 所谓的 “养子 ”身份 
之外 ，其 余的我 们一无 所知。 但是 ，当 他第一 次拋头 露面的 时候， 就已经 
不再仅 仅是一 名无足 轻重的 斯巴达 公民了 ，他 的这 次出现 与斯巴 达社会 
里特 有的性 爱与教 育状况 有关。 大约在 公元前 430 年的某 个时候 ，吕山 
德大概 是二十 五六岁 的年龄 ，他 设法 成为了 斯巴达 一位最 为高贵 的青年 
的情人 ，这 位青 年不是 别人正 是当政 的国王 阿基达 马斯二 世的小 儿子阿 
吉 西劳斯 ，此 人当时 正在参 加“够 格者” 训练。 阿吉 西劳斯 作为阿 基达马 
斯的第 二次婚 姻所生 的儿子 ，是 没有 希望成 为欧里 庞提德 王位的 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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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因此 他也就 不能享 受免除 参加“ 够格者 ”训练 的待遇 ，就 像王储 阿吉斯 
(未 来的 阿吉斯 二世） 已 经得到 的特权 那样。 事实上 ，阿吉 西劳斯 能够通 
过“ 够格者 ”训练 ，至 少在两 个方面 是让人 感到吃 惊的： 首先， 他天生 跛足， 
这样的 身体条 件只会 让他在 婴儿期 就早早 夭折; 其次， 尽管他 是跛足 ，但 
他却以 非常出 色的成 绩完成 了“够 格者” 所规定 的所有 训练。 

因此 ，吕山 德应该 有必要 与其他 可能比 他更为 杰出的 追求者 们进行 
激烈 的竞争 ，以赢 得并保 持阿吉 西劳斯 对他的 喜爱。 他这 样做既 可以迅 
速 地提升 他自己 的声望 ，同时 也可以 加强他 未来的 政治影 响力。 

吕 山德大 概在雅 典战争 中表现 不错。 我们对 他的这 段经历 一无所 
知 ，直到 公元前 407 年 ，此时 ，他 大概已 是四十 多岁的 人了。 依据 有着年 
龄崇 拜的斯 巴达人 的标准 ，达 到这个 岁数的 人已经 有资格 去担任 海军的 
最高指 挥官了 ，这 个职位 没有什 么限制 ，所有 斯巴达 人都可 以担任 ，而且 
在地 位上与 陆军指 挥官是 平等的 ，但 陆军指 挥官只 能由合 格的斯 巴达国 
王 担任。 公元前 407 年， 吕山德 被任命 为海军 舰队的 司令。 当时， 斯巴达 
的海 军还非 常弱小 ，甚 至还远 远没有 达到斯 巴达人 能够或 者想要 达到的 
普通 规模。 吕山 德表现 得非常 自信， 他有着 髙度的 政治敏 锐性以 及作为 
将 军所应 有的独 立的决 策能力 ，在指 挥海军 的过程 中他一 贯都是 我行我 
素的 ，但是 ，斯 巴达 的法律 禁止他 有这样 的作派 ，到了 公元前 405 年 ，他再 
一 次被派 往爱琴 海战区 担任实 际上的 海军指 挥官。 正 是在这 个职位 
上， 吕山德 在关键 时刻得 到了他 的密友 波斯王 子居鲁 士提供 的资金 援助， 
得以最 终带领 斯巴达 人在困 境中扭 转战局 ，一 举结 束了长 达二十 七年的 
雅典 战争。 

然而 ，根据 斯巴达 人的政 治传统 ，即 使是 权倾天 下的吕 山德也 不能一 
意孤行 ，只 有国王 才能成 为手握 关键牌 的人。 吕山 德最初 还可以 按自己 
的想 法对雅 典进行 各种战 后安排 ，为 的是确 保雅典 被控制 在一个 得到斯 


〔1〕 斯 巴达海 军司令 的职务 每次只 能担任 一年。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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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达驻军 支持的 、亲斯 巴达的 寡头政 府手中 ，而 雅典 以前的 其他盟 国或附 
属国 ，则 由他的 那些党 徒组建 一些非 常保守 的政权 来进行 控制。 但是 ，仅 
仅 在雅典 被打败 后的几 年之内 ，这个 新的斯 巴达帝 国就不 再完完 全全地 
按他的 意愿行 事了。 首 要的原 因就是 来自阿 基亚德 王族的 国王波 塞尼亚 
斯 的反对 ，波塞 尼亚斯 是曾经 与雅典 人缔结 过和平 协约的 普雷斯 多安那 
克斯的 儿子。 吕 山德能 够指望 的就是 从阿吉 斯二世 那里得 到支持 ，阿吉 
斯 二世与 波塞尼 亚斯都 是国王 ，相 互之间 也彼此 敌对。 在 公元前 403 年， 
波 塞尼亚 斯在斯 巴达受 到提审 ，起诉 他的理 由毫无 疑问是 由阿吉 斯提出 
来的 ，但是 他最终 却被裁 定无罪 ，主要 是因为 五位监 察官支 持他相 对来说 
更 为自由 、开明 的政策 ，即 尽量 少地干 预之前 属于雅 典帝国 的各个 城邦的 
内部 事务， 尤其是 雅典的 内政。 

吕 山德无 法让国 内的人 对他言 听计从 ，相 较于自 己在国 外叱咤 风云、 
处处 受人追 捧的情 形而言 ，他 开始感 到屈辱 并愈发 地焦躁 起来。 尤其是 
在萨 摩司岛 ，他 的一些 党羽采 取了一 些在希 腊历史 上前所 未有的 举措。 

186 他 们尊奉 吕山德 为天神 ，把 他这个 活着的 、终 有一死 的人当 作一个 不朽的 
神 来崇拜 ，并且 为了纪 念他， 还把他 们原来 最为重 要的宗 教节日 赫拉亚 
(Heraea， 以宙斯 的妻子 赫拉命 名的运 动会） 改 名为“ 吕山德 节”。 在德尔 
斐 这个希 腊宗教 的绝对 中心， 吕山德 还不敢 把自己 的雕像 搬到公 共的祭 
祀场 所里去 让人们 永远地 膜拜他 ，但他 也差不 多这样 干了。 他派 人为自 
己制 作了一 尊巨大 的雕像 ，并 用在战 争中获 得的大 量战利 品来支 付这些 
费用。 然后 ，他 把这尊 雕像放 置在“ 德尔菲 的神圣 之路” （Delphi’s Scared 
Way) 的人口 的显著 位置上 ，这 条路上 已经竖 立着很 多青铜 雕像， 既有人 
的也有 神的。 奥 林匹亚 的十二 位天神 和女神 们都在 这里面 ，在他 们的中 
央 是海神 波塞冬 ，整个 场面看 上去似 乎是众 神正在 给吕山 德加封 一顶胜 
利的 王冠。 

赞美 诗诗人 西摩尼 得斯曾 经劝导 另一位 在泛希 腊地区 取得过 军事胜 
利的斯 巴达人 ——摄政 者波塞 尼亚斯 ，“永 远不 要忘了 ，你 也是终 有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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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吕山 德当时 应该是 反思了 这位圣 贤的话 ，并觉 得这是 有益的 谏言。 

而他 唯一可 走的路 就是放 弃已有 的髙位 ，自降 为平民 ，他确 实这样 做了， 
但是， 他还仍 然不是 一个已 经完完 全全失 去了影 响力的 人物。 大 约是在 
公元前 400 年 的时候 ，对 他来说 ，一个 更好的 机会出 现了， 从而使 他可以 
再一 次在斯 巴达的 各种内 外事务 中展现 自己的 权威。 就在那 个时候 ，他 
的 波斯朋 友居鲁 士死了 ，是 在企图 篡夺自 己的 长兄阿 塔薛西 斯二世 
(ArtaxerxesII) 的王位 时被杀 死的； 斯巴达 又重新 与波斯 交战了 ，但 这一 
次 ，斯巴 达是作 为雅典 帝国的 继承者 以及希 腊文化 的捍卫 者去对 付东方 
的野 蛮人。 因此 ，吕 山德有 很多的 机会在 此时的 国际舞 台上大 展拳脚 ，发 
挥 自己的 影响力 ，而 阿吉斯 的去世 则使他 意识到 ，他 或许可 以通过 为自己 
挑选 一位代 理人的 方式来 统治斯 巴达。 具体 的步骤 就是首 先坚决 地拥护 
自己 之前的 情人^ 一~ "阿 吉西劳 斯——坐 上欧里 庞提德 的王位 ，然 后再由 
自 己 来实际 上统治 整个斯 巴达。 

事实上 ，对阿 吉西劳 斯来说 ，在这 场充满 非议的 争夺王 位的竞 赛中， 
吕山德 对他的 支持是 具有决 定性意 义的。 曾经有 一则神 谕预言 ，如 果一 
个跛 足的人 成为国 王的话 ，将 会给斯 巴达带 来可怕 的灾难 ，于是 ，吕 山德 
努力 说服斯 巴达人 相信， 神谕所 称的瘸 子并不 是指身 体上有 缺陷的 
人 —— 阿吉西 劳斯， 而是指 阿吉西 劳斯的 竞争者 列乌杜 奇戴斯 ，这 个阿吉 
斯的“ 可疑的 ”儿子 的合法 继承地 位正受 到严重 的怀疑 （有 谣言称 他实际 18? 
上是亚 西比德 的儿子 ，大概 是因为 他的出 生日期 正好符 合那种 推测） 。要 
让 斯巴达 人认可 国王的 职务具 有真正 的效力 ，这个 国王的 血统的 纯正性 
和真 实性是 至关重 要的。 狡猾 的吕山 德能够 祭出如 此聪明 的一招 ，实在 
是高 明至极 ，而 且效果 奇佳。 就这样 ，阿 吉西劳 斯正式 地登上 了王位 ，此 
后一 直统治 了斯巴 达近四 十年。 

然而 ，如果 吕山德 因此就 以为阿 吉西劳 斯会成 为他手 中的布 偶任他 
摆 布的话 ，那么 ，他不 久之后 就会幡 然醒悟 自己打 错了“ 算盘” ，因 为事实 
比 想象的 要冷酷 得多。 阿吉 西劳斯 曾经通 过了“ 够格者 ”训练 ，了 解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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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 达人的 想法， 也清楚 该如何 在斯巴 达的精 英分子 当中左 右逢源 ，以取 
得 他们在 政治上 的支持 和帮助 ，事实 证明他 正是一 个玩弄 权术的 高手。 
公元前 396 年 ，阿吉 西劳斯 任命自 己为抗 击波斯 人的远 征军的 指挥官 ，而 
且 ，还 接替了 吕山德 在亚洲 的工作 ，吕 山德很 快就发 现自己 反而成 为了一 
个纯粹 的摆设 ，于是 垂头丧 气地返 回了斯 巴达。 尽管 又一次 遭受了 失败， 
但他 并没有 因此就 放弃。 在 公元前 395 年的 时候， 斯巴达 人不得 不在两 
条战线 上与不 同的敌 人作战 ：亚洲 的波斯 ，以 及一个 位于希 腊中心 的包括 
雅典 和底比 斯在内 的城邦 联盟。 吕山 德作为 两位最 高指挥 官中的 一位， 
再次被 派往彼 奥提亚 人前线 ，另 一位正 是国王 波塞尼 亚斯。 

部分 的原因 ，无疑 是因为 古代的 军事通 讯方式 在战斗 中运用 起来非 
常困难 ，另 外的原 因是他 内心燃 烧起来 的争取 个人荣 誉的愿 望过于 急切， 
再加上 他与国 王波塞 尼亚斯 一直龃 龉不断 ，所 有这 些不利 的因素 使得吕 
山德 在军事 行动中 没有按 计划与 国王的 军队进 行联系 ，而 是带领 着自己 
的部 队提前 向彼奥 提亚人 的哈利 阿塔城 （Haliartus) 发起了 进攻。 他就是 
在 那里被 杀死的 ，用 一种相 当乏味 、平 淡的方 式结束 了自己 轰轰烈 烈的一 
生。 尽管 他死了 ，但 他仍然 还是成 就了一 个伟大 的传奇 ，他 有着无 数的追 
随者 ，不 只是在 国外， 在斯巴 达国内 也同样 如此。 公元前 394 年， 从亚洲 
赶 回来的 阿吉西 劳斯感 到自己 有必要 与吕山 德在国 内的追 随者们 进行斗 
争 ，而他 斗争的 方式是 非常有 趣的。 

他宣称 在吕山 德的住 所里发 现了一 份写在 纸草上 的文件 ，上 面记有 
吕山德 还未公 开发表 的演讲 ，这 份演讲 据说是 由一位 国外的 智者代 写的。 
演 讲的主 题与斯 巴达的 王权问 题有关 ，吕山 德在这 份稿子 里认为 斯巴达 
的王位 应该停 止世袭 ，王 权不 应再由 阿基亚 德和欧 里庞提 德这两 个家族 
独揽 ，而是 应该让 更多的 人参与 分享， 至少应 该是所 有“赫 拉克勒 斯的后 
代” （吕山 德就是 其中的 一个） 都有机 会当王 ，而 且有可 能的话 ，全 体斯巴 
达人都 应该有 这样的 机会。 显然 ，阿 吉西劳 斯的这 一举动 应该是 非常有 
效 地削弱 了吕山 德的朋 友和党 羽在斯 巴达的 影响。 我个人 并不全 然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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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 事的所 有细节 ，但是 ，吕山 德曾经 有想法 要成为 斯巴达 的国王 ，我 
则一 点儿也 不会感 到难以 置信。 别忘了 ，正 是两 位国王 ，首 先是波 塞尼亚 
斯 ，然后 是阿吉 西劳斯 ，一 次又 一次地 扼杀了 他逐渐 膨胀的 野心。 

最后 ，用一 则轶闻 来结束 吕山德 的这篇 简短传 记吧！ 他死 的时候 ，已 
经 有几个 女儿到 了适婚 的年龄 （他可 能在四 十岁的 时候再 婚了） ，并 且有 
很多的 追求者 ，很 多人以 为吕山 德应该 会非常 富有。 可后 来人们 发现他 
其实 是潦倒 而终， 事实上 ，他没 有多少 兴趣把 权力和 声望转 换成个 人的财 
富 ，而只 是对权 力和声 望本身 充满着 热望。 因此 ，当 那些追 求者们 发现他 
们有可 能会因 为一场 “不幸 的”婚 姻而受 到指控 的时候 ，马 上就都 奇迹般 
地 消失了 ，其 实这 些人求 婚的目 的纯粹 是为了 金钱。 可 以肯定 ，生 活俭朴 
的吕山 德应该 是认同 斯巴达 人那种 真正的 严苛的 生活方 式的。 

吕山德 通过一 种颇为 新颖的 方法获 得了斯 巴达舰 队司令 的任命 。他 
不 仅仅把 这个司 令官当 作是一 个海军 的职位 ，同时 也把它 视为一 件政治 
工具。 差不多 一个世 纪之后 ，亚里 士多德 在他的 《政 治学》 里把吕 山德这 
个舰 队司令 比作斯 巴达的 国王。 就军 事而言 ，他的 这种观 点确实 准确地 
反 映了一 个斯巴 达舰队 司令在 战役中 所拥有 的生杀 予夺的 权力。 同斯巴 
达的两 个国王 一样， 像吕山 德这样 有能力 、有 野心的 海军司 令同时 还掌握 
着不 受限制 的官员 任免权 ，这一 点是亚 里士多 德没有 完全明 确指出 过的。 

吕 山德除 了兢兢 业业地 管理着 自己的 舰队外 ，还很 注意去 取悦他 在爱琴 I 89 
海东 部每一 个主要 城邦里 的一小 撮狂热 、忠 诚的支 持者。 这些人 后来成 
了“十 人内阁 ”或“ 十人委 员会” 的核心 ，他的 计划就 是要借 助这些 人来统 
治曾 经的雅 典帝国 ，当然 ，是 以斯 巴达的 名义。 

所有 这一切 能按着 计划进 行实施 ，首先 要归功 于他能 够与居 鲁士建 
立一种 不平常 的私人 关系。 居鲁 士可能 有着自 己的长 远打算 ，那 就是当 
他想要 去篡夺 自己长 兄的王 位的时 候可能 用得着 斯巴达 ，当 然这 只是我 
们 的后见 之明。 但就当 时的情 况来说 ，正是 他所提 供的资 金才使 得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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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有能 力去组 建一支 不但在 规模上 ，而 且在 技术能 力上与 雅典不 相上下 
的舰队 ，实际 上这支 舰队里 的战船 比雅典 海军的 要更为 优良。 公元前 
407 年 ，在 他第一 年的司 令官任 期结束 之后， 吕 山德不 得不放 弃自己 的职 
位， 因为斯 巴达的 法律规 定一个 舰队司 令的任 期一次 不得超 过一年 ，或 
者 ，无 论如何 也不得 超过一 个战季 （one campaigning season )。 然而 ，在 
接下 来的一 年里， 他的继 任者卡 利克拉 提达斯 （ Callicratidas ) 却 无所作 
为， 此人还 曾公然 地宣称 绝不会 向居鲁 士这样 的野蛮 人叩头 以求得 援助， 
在 公元前 405 年的 时候， 吕山德 又被派 往爱琴 海战区 ，为了 不违反 法律， 
斯巴 达人的 权宜之 计就是 任命他 为舰队 的副司 令官。 

最终， 正如米 提列奈 人早在 公元前 428 年 就曾预 言的： 雅典战 争将取 
决 于赫勒 斯庞特 海峡周 围的战 斗情况 ，而事 实上这 场战争 最终确 实是在 
山地解 决的。 吕山 德是这 场战争 的贏家 ，他 特别善 于在激 烈的冲 突中运 
用 计谋。 他在一 个叫作 的伊哥 斯波塔 米（ Aegospotami ) 或 者“山 羊河” 
(The Goat’s Rivers ) 的 停泊点 ，趁 雅典人 的舰队 还没有 准备好 的时候 ，出 
其 不意地 发起了 进攻。 雅典 人被大 量杀戮 ，另外 还有很 多人被 俘虏， 对于这 
些战俘 ，吕 山德并 没有采 用以往 希腊人 对待其 他希腊 战俘时 所采用 的常规 
方式 ，而 是砍掉 了他们 的右手 ，以示 惩罚和 警告。 吕山 德把幸 存的人 赶回了 
雅典， 此时的 雅典人 ，正在 遭受着 他们十 年以前 曾经使 叙拉古 人遭受 过的最 
为 痛苦的 折磨。 公元前 405 年到前 404 年的整 个冬季 ，许多 雅典人 饿死街 
头。 公元前 404 年的春 季刚到 ，雅 典人 ，即使 不是全 部的话 ，不 得不 无条件 
地向 斯巴达 人投降 ，他们 接受了 吕山 德开出 的所有 条件。 

首先 ，也 是最为 明显的 ，就 是雅典 作为昔 日强大 的帝国 所拥有 的东西 
都被剥 夺了， 几乎没 有剩下 什么； 然后 ，雅 典帝国 的军事 根基^ ~ 队被 
大大 削弱了 ，他们 能留下 的只是 一支不 中用的 小舰队 ，舰船 的数量 不超过 
一打。 在曾经 归属于 这个帝 国的其 他地方 ，吕 山德 就设立 “十人 内阁” ，即 
一种由 他的十 个党羽 和极端 的政治 寡头们 建立的 政权。 但 雅典太 大了， 
因此不 能由一 个小型 的团体 来进行 管理， 而是由 亲斯巴 达的克 里底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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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as， 他 曾是苏 格拉底 的信徒 ，也是 柏拉图 的一个 亲戚） 作 为领导 ，去 
建 立一个 由三十 名成员 组成的 僭主政 府来控 制雅典 ，与之 相配合 的就是 
再设立 一个“ 十人内 阁”来 管理雅 典的港 口城市 —— 比雷埃 夫斯。 为了确 
保这 三十人 统治的 稳定性 ，吕 山德迅 速派遣 了一支 由那些 获得了 自由的 
希洛 人组成 的军队 驻守在 雅典， 一旦有 任何风 吹草动 ，他们 就可以 提供必 
要的 支援。 然而 ，正是 雅典人 所持有 的信念 和民主 精神再 加上“ 三十僭 
主 ”的倒 行逆施 ，不到 一年的 时间里 ，雅 典就重 新恢复 了民主 政府， 这是在 
斯巴 达人的 严格监 管之下 实现的 ，这是 事实， 但其实 也是在 斯巴达 人默许 
的情 况下实 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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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斯巴达 帝国： 

公元前 404 年至前 371 年 


由于 得到了 波斯人 的金钱 支持， 再加上 雅典人 自己在 战略和 战术上 
的失误 ，斯巴 达最终 成为了 雅典战 争的胜 利者。 当时 ，斯巴 达人的 各项政 
治 决议权 都已经 被吕山 德把持 ，同时 ，吕 山德 开始大 力宣扬 一种最 高纲领 
主义 者式的 ：1 \强 硬的帝 国主义 路线。 这个帝 国有时 被称作 “第二 ”斯巴 
达帝国 （the “ Second ” Spartan Empire ) ， 它与 之前分 别在伯 罗奔尼 撒半岛 
和希 腊大陆 占据支 配地位 的斯巴 达帝国 及雅典 帝国是 不同的 ，这 是另一 
种 更为极 端的帝 国主义 模式。 斯巴 达人同 样向其 他城邦 征索贡 品并维 
持着一 支海军 ，但是 ，人 们相 信并且 基本上 都认为 雅典帝 国是反 抗波斯 
的， 而依据 吕山德 的理念 建立起 来的斯 巴达帝 国大体 上却是 反民主 、亲 
独 裁的。 不 久之后 ，斯 巴达的 统治集 团中的 一些更 为保守 的成员 ，包括 
国 王波塞 尼亚斯 ，都认 为应该 采取一 种“双 元霸权 ”（dual hegemony ) 的 
模 式来与 雅典共 同管理 希腊并 彼此和 平共处 ，尽 管吕山 德反对 他们这 
样做。 吕山 德很快 发现自 己被撇 在了斯 巴达的 决策圈 之外了 ，于是 ，他 
努 力通过 对王位 继承权 发表有 争议性 的言论 来扶持 自己之 前的爱 


〔1〕 最髙纲 领主义 者原是 俄国社 会革命 党的一 个派别 （1904 年起 ），1906 年成为 独立的 
党， 其纲领 是土地 、工厂 社会化 ，并采 取个人 恐怖主 义和财 产没收 手段。 1917 年十月 革命后 ，曾 
参加反 苏维埃 叛乱。 1919 年该 党解体 ，部 分成员 1920 年加人 了俄共 （布） a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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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阿吉 西劳斯 —— 登 上王位 ，以 达到自 己重掌 乾坤的 目的， 大约在 
公元前 400 年 ，阿 吉西劳 斯继承 了他的 同父异 母兄弟 阿吉斯 的王位 ，成 
为了斯 巴达的 国王。 

在以 后的三 十年里 ，斯 巴达的 —— 在某种 程度上 是整个 希腊的 —— 
历 史就是 阿吉西 劳斯的 时代。 总 的来说 ，他 的一生 如此紧 密地与 斯巴达 
的命 运联系 在一起 ，其程 度甚至 超过了 克列欧 美涅斯 一世。 在 本书中 ，我 
将不 再为他 另写一 篇独立 的传记 ，色 诺芬和 普鲁塔 克已经 这样做 过了。 
因为从 来没有 想过要 成为一 位国王 ，所 以他 接受过 所有普 通的斯 巴达人 
都必 须要接 受的成 年教育 ，尽管 他天生 跛足， 但却以 最优的 成绩通 过了各 
种 测试。 在 他身上 既有斯 巴达人 的美德 ，也有 斯巴达 人才有 的恶习 。因 
为 不愿意 对斯巴 达人的 寡头统 治作任 何改变 ，致使 他最后 不得不 在公元 
前 371 年的留 克特拉 一战中 ，接 受斯 巴达军 队被彻 底击溃 的事实 以及相 
应的 后果。 然而， 在公元 前大约 400 年 ，即他 继承了 欧里庞 提德王 位的时 
候 ，谁又 能够自 信地预 言神谕 所说的 一切最 终都会 成为事 实呢？ 

无 论如何 ，继承 王位本 来就不 是一件 简单的 事情。 按照 常规， 阿吉西 
劳 斯的同 父异母 的兄长 阿吉斯 二世的 儿子列 乌杜奇 戴斯应 该继承 王位， 
这 是大家 本来的 想法。 但是 ，在 公元前 400 年 ，在斯 巴达历 史上这 是非常 
普通 的一年 ，此 人却没 有成功 地当上 国王。 一些人 怀疑他 的王位 继承权 
的 合法性 ，有 谣言说 他真正 的父亲 是来自 雅典 的亚西 比德。 此外 ，当 阿吉 
斯去世 的时候 ，列 乌杜奇 戴斯还 只是刚 出蒙昧 的少年 ，并且 ，也缺 少一个 
成年男 性亲属 来代替 他打理 朝政， 直到他 成年后 有资格 为王。 或者 ，如他 
的对 手阿吉 西劳斯 那样， 有一个 像吕山 德这样 的男人 来为自 己摇旗 呐喊， 
协助他 赢得这 场王位 之争。 

阿吉西 劳斯曾 经接受 过非常 严格的 训练， 他成功 地通过 了“够 格者” 
测试 ，是一 个已经 获得认 可的勇 猛的斯 巴达人 ，同时 ，他还 绝对地 信奉吕 
库古式 的价值 观念。 然而 ，他天 生跛足 ，不得 不去与 那则跛 足的人 当王将 
会 毁灭斯 巴达的 神谕作 斗争。 吕山德 曾经设 法以寓 言的方 式来诠 释这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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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谕 ，但是 ，对这 一神谕 的字面 理解还 是在困 扰着阿 吉西劳 斯和斯 巴达。 

因此 ，本 书的第 三章， 也是最 后一章 就以此 为题。 

阿吉 西劳斯 当上了 欧里庞 提德家 族的国 王之后 ，开 始与另 一位国 
王 一 ~阿 基亚德 的波塞 尼亚斯 共同 统治斯 巴达， 然而没 过多久 ，一位 
预 言家宣 称在占 卜的时 候从祭 物的内 脏上看 到了最 为可怕 的凶兆 。 他说 
预 兆显示 斯巴达 似乎将 处于敌 人的重 重包围 当中。 有人说 预兆指 示的其 195 
实 只是一 个枯燥 、平常 的事实 ，即 每年 新一届 的监察 官委员 会都会 对希洛 
人宣战 ，这 样就等 于正式 宣布所 有希洛 人都是 敌人。 然而， 这位预 言家所 
宣称 的“敌 人”很 快就被 证明其 涉及的 面要更 为广泛 ，危险 的程度 也更为 
紧迫 ，因 为这些 敌人不 但来自 底 层而且 也来自 社会最 上层。 据说， 一位叫 
塞纳冬 (Cinadon) 的人为 首策划 了一起 阴谋， 但阴谋 最后被 揭发了 出来， 

此 人可能 是一个 因为经 济问题 而被降 级的斯 巴达人 ，也可 能是一 个混种 
(mixed-birth) 的斯巴 达人。 据 说塞纳 冬正在 谋划做 一些对 城邦不 利的事 
情， 一个之 前与他 交往密 切的人 向监察 官们告 发了他 ，这个 告密者 非常夸 
张地 宣称塞 纳冬的 支持者 包括所 有“边 民”、 “新代 梦人” 、希 洛人以 及身份 
模 糊而被 称作“ 下人” （Hupomeiones) 的 那些斯 巴达人 ，而 且他还 说这些 
人憎恨 所有的 斯巴达 公民， 以致都 想要生 吃他们 的肉。 

在 此人所 告发的 内容中 ，有 很大部 分纯粹 是猜测 、暗示 和夸张 ，但色 
诺芬把 这些都 忠实地 甚至可 能是毫 无偏袒 地记录 了下来 ，尽 管他 是阿吉 
西 劳斯的 支持者 ，也 是受其 庇护的 门客。 然而 ，这一 事件也 生动地 揭示了 
斯巴达 作为一 个社会 是多么 的奇特 ，因 为其 他的希 腊城邦 是不必 去考虑 
自 由人 与非自 由人 、前 市民以 及不完 全市民 （half-citizens) 之间会 有什么 
不可 告人的 阴谋的 ，这样 的事情 甚至连 最模糊 的可能 性都不 会有。 到最 
后 ，这起 阴谋不 了了之 ，什么 也没有 查出来 ，但 有一件 事情是 确凿无 疑的， 

为了 达到杀 一儆百 的效果 ，斯巴 达人对 塞纳冬 进行了 公开的 残酷的 惩罚： 

他 被捆绑 着由马 拖着跑 过斯巴 达的大 街小道 ，可能 直到最 后他的 身体被 
拖 扯成小 碎片后 ，马 才停了 下来。 亚 里士多 德在后 来注意 到了这 种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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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对 斯巴达 现有政 治秩序 进行挑 战所具 有的重 大意义 ，阿 吉西劳 斯对传 
统政 治秩序 的保护 ，公正 地说来 ，在某 种程度 上是对 诸如此 类来自 内部的 
严重 挑衅行 为的一 种反应 ，他 的这种 极端的 保守主 义最后 对斯巴 达来说 
反而 是适得 其反。 

公元前 4 世纪的 90 年代 ，正 是斯巴 达帝国 最具扩 张性的 时期。 它不 
但对 希腊本 土的其 他国家 ，甚至 在海外 ，如亚 洲大陆 都釆取 了军事 行动。 
起初， 斯巴达 至少看 上去还 是在为 一个正 当的理 由而战 ：解放 希腊。 实际 
上 ，这 是对雅 典人以 前所做 的政治 宣传的 一种不 太明显 的模仿 ，雅 典人当 
初其 实只想 借此来 发展和 维持自 己的帝 国地位 ，这 个帝国 不久前 在雅典 
战争中 被斯巴 达人摧 毁了。 然而 ，对于 斯巴达 人来说 ，这样 的宣传 策略对 
他们的 战斗力 的影响 ，从 来就 没有达 到雅典 人的宣 传策略 所取得 过的良 
好效果 ，因 为从一 开始， 这 样的宣 传就被 大家认 为是伪 善的。 

好几 任斯巴 达的指 挥官都 努力想 要在对 付狡猾 的波斯 总督替 萨斐尼 
(据守 在萨迪 斯的） ，以及 他的同 事法那 培萨斯 （据守 在靠近 赫勒斯 庞特海 
峡 以北的 Dascylium) 的过程 中取得 进展。 最后 ，在 公元前 396 年的 时候， 
阿 吉西劳 斯说服 当时的 政府授 予他在 亚洲的 最高指 挥权。 因此， 他是自 
列乌 杜奇戴 斯二世 之后唯 一一 个把征 战的步 伐推进 到远东 的斯巴 达指挥 
官， 并且在 公元前 395 年 ，他成 为了第 一位大 权独揽 、同时 统管陆 军和海 
军的 斯巴达 国王。 对阿吉 西劳斯 来说， 公元前 396 年 ，在另 一个方 面也是 
极重要 的一年 ，因为 正是在 这一年 ，他 的妹妹 库尼斯 卡在奥 林匹亚 运动会 
上为斯 巴达取 得了前 所未有 的胜利 


库 尼斯卡 

库 尼斯卡 ，这 个名字 本来指 的是一 种小狗 （雌 性） ，听起 来像一 个小孩 


〔1〕 下文关 于库尼 斯卡的 传记， 是卡特 里奇在 他自己 的著作 《希 腊人 ：文明 的熔炉 KTT ^ 
Greeks : Crucible o f Civilization , 2000) 的相关 内容的 基础上 修改而 成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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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昵称； 她的一 个男性 先辈曾 经有一 个差不 多的外 号" 一 库尼 司科斯 
( Cyniscus ). 人们 可能最 初用“ 库尼斯 卡”来 称呼斯 巴达的 一种特 别的猎 
犬 ，这 种猎犬 中的雌 性特别 善长追 踪可怕 的野猪 ，因 而非常 有名。 如果， 
当然也 是可能 ，库 尼斯 卡真的 是阿吉 西劳斯 的亲妹 妹以及 阿基达 马斯二 
世 和埃乌 帕丽尼 亚的女 儿的话 ，那么 ，她 就可能 出生在 公元前 440 年 。她 
应 该是在 40 岁左右 的时候 （公 元前 396 年）， 成为了 第一个 赢得奥 林匹亚 
运动会 冠军的 妇女， 紧接着 她又在 公元前 392 年 的奥运 会上卫 冕成功 ，再 
获 殊荣！ 

因此， 库尼斯 卡并不 是一个 普通的 斯巴达 女孩而 是一位 尊贵的 公主。 
我们前 面已经 看到， 在通常 情况下 ，斯 巴达人 的婚姻 关系是 相当复 杂的； 
王 室的婚 姻安排 也是同 样如此 ，在 所有的 王朝政 权当中 ，婚 姻关系 都是与 
经济尤 其是政 治上的 权衡牵 涉在一 起的。 亚 里士多 德的学 生狄奥 弗拉斯 
特 ( Theophrastus ) 曾经 转述过 一个真 伪可疑 的故事 ，后来 的普鲁 塔克也 
引述 过这个 故事， 说的是 监察官 们认为 阿基达 马斯所 娶的妻 子过于 娇小， 
因 而要对 他课以 罚金。 按希腊 人的一 般标准 ，斯巴 达妇女 的身材 看上去 
确 实要高 大一些 ，可 能是因 为她们 相对来 说吃得 更多、 更好的 原因吧 。因 
此 ，作 为第二 任妻子 ，埃 乌帕丽 尼亚身 上可能 具有比 身材高 大更吸 引阿基 
达 马斯的 优点。 

成年 斯巴达 人在性 别方面 是相对 平等的 ，女孩 们可以 参与一 些男孩 
们在官 方教育 中所接 受的相 同的身 体训练 ，同时 ，女 孩们的 参与反 过来也 
加强了 斯巴达 人的这 种平等 观念。 斯巴达 教育的 必修课 程规定 ，一 个男 
孩 如果到 了青少 年时期 ，就 必须与 某个成 年男子 建立配 对关系 ，有 证据显 
示 ，斯巴 达女生 所接受 的教育 中也有 类似的 课程。 库尼斯 卡大概 也曾接 
受过此 类教育 ，就 像他 的哥哥 阿吉西 劳斯通 过“够 格者” 训练 那样。 在斯 
巴 达找到 的一些 非常精 美的青 铜人像 ，展现 了青春 期的少 女或年 轻的妇 
女们的 各种运 动姿势 ，这 有力 地说明 了斯巴 达当时 的社会 状况在 整个希 
腊世 界都是 独一无 二的。 然而 ，所有 这些对 其他希 腊人来 说是震 惊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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羡慕 ，他们 用“露 腿癖” 这样带 污辱性 的名字 来称呼 斯巴达 的女孩 ，因 为这 
些女孩 们总是 穿着非 常短的 、暴 露身体 的束腰 外衣， 在一些 外邦人 看来， 
所有 的斯巴 达女孩 和妇女 比娼妓 好不了 多少。 

男人们 参加“ 够格者 ”训练 的意义 在于年 轻人通 过它可 以成为 一名公 
民战士 ，从而 为国内 、国 外的战 争作好 准备。 然而， 一个斯 巴达公 民在其 
一生中 并不全 是在从 事战斗 ，或以 战斗为 真正乐 趣的。 宗 教对于 斯巴达 
人来说 才是头 等重要 的大事 ，而且 排成队 列跳集 体舞， 既是赞 美神灵 ，也 
可 以培养 重甲步 兵在组 成密集 方阵进 行作战 时所需 要的集 体节奏 感和凝 
聚力。 至于 女孩们 ，她们 不但在 斯巴达 跳舞， 还到邻 近地区 的很多 城镇去 
跳。 比如 叙阿琴 提亚节 ，这是 为纪念 阿波罗 而在斯 巴达南 部几公 里的阿 
密克 利举办 的节日 ，女 孩们 会坐着 马车去 那里参 加庆祝 活动。 在 色诺芬 
关于 阿吉西 劳斯的 传记中 ，其 中一段 内容告 诉我们 即使是 国王的 女儿们 
也得像 其他女 孩那样 乘坐公 共的马 车到那 里去。 推 测起来 ，库尼 斯卡也 
不会因 为她的 父亲是 国王阿 基达马 斯而受 到什么 特别的 照顾。 

竞技 (athletics) 作 为另外 一种宗 教庆典 特别吸 引富有 好胜与 战斗精 
神 的斯巴 达人。 根据 传统的 记载， 第一届 泛希腊 （全 希腊且 仅限于 希腊） 
竞 技运动 会是奥 林匹克 运动会 （Olympic Game) ，举 办的时 间是在 公元前 
776 年。 这 个日期 可能有 点过于 靠后。 “运 动会” （Game) 现在是 一个相 
当宏大 的字眼 ，其 实在很 长一段 时间里 ，它只 进行个 人的跑 步比赛 ，相当 
于 今天的 200 米 短跑。 然而 ，经过 一些年 份之后 ，其 他的一 些项目 增加了 
进来 ，如 赛马。 在 比赛中 ，选 手们根 据年龄 被分成 “成年 ”组和 “少年 ”组。 
到 公元前 472 年 的时候 ，奥运 会的主 办国家 埃利斯 对会务 的组织 管理工 
作进行 了大幅 的修改 ，把运 动会的 时间延 长到了 五天。 

奥 运会上 的竞争 是非常 激烈的 ，可 奖品却 是象征 性的， 仅仅只 是一顶 
由 橄榄枝 编成的 花冠。 人们认 为获得 奥运会 的胜利 本身就 已经足 够了， 
因为折 得桂冠 的人会 得到最 有价值 的奖赏 —— 不朽 之名。 我们永 远也不 
要忘记 运动会 在最初 的意义 上是与 宗教联 系在一 起的。 运动 会作为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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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 ，最 重要 的活动 就是进 行全民 性的宗 教游行 ，并 集体向 奥林匹 斯山上 
的守护 神宙斯 献祭。 另 一方面 ，争夺 奖品的 行为并 不总是 遵守着 我们所 
认 为的某 种特别 的宗教 精神。 事实上 ，竞争 的氛围 感觉更 像是在 进行准 
军 事性的 演习。 其中的 一个原 因是因 为参加 比赛的 运动员 ，就像 希腊文 
化中 的其他 很多根 本性方 面那样 ，是极 端性別 化的。 他们 严格地 规定只 
有 男性才 能参加 奥运会 ，妇女 （可 能除了 官方的 女祭司 之外） 甚至 连观看 
比 赛都是 不被允 许的。 

赛跑和 对抗性 运动是 在奥林 匹亚的 主运动 场之内 或附近 举行的 ，除 
此之外 的项目 ，如 赛马 是在另 外一个 单独的 跑马场 (实 际上 就是一 个让马 1" 
跑的 跑道） 上进 行的。 这是唯 —— 个可 以让妇 女参加 的比赛 —— 尽管她 
们也只 能通过 代理人 来参加 ，因为 她们不 能担任 骑手或 驾车手 ，这 些工作 
通常是 由男性 来担任 ，而 女性则 只能作 为双轮 战车和 车队的 所有者 。 在 
公元前 396 年 ，库尼 斯卡的 驷马车 队参加 了比赛 ，竟然 夺得了 冠军。 公元 
前 392 年 ，她的 车队再 次出赛 并卫冕 成功！ 

我们之 所以能 够如此 准确地 了解她 连续两 次获胜 的事迹 ，是 因为在 
公元 2 世 纪中期 的时候 ，一位 小亚细 亚的希 腊旅行 家帕萨 尼亚斯 被她的 
事迹所 吸引， 慕名而 来参观 了奥林 匹亚。 他 当时看 到了由 库尼斯 卡本人 
建立的 纪念碑 ，并 在底座 上发现 了还仍 然清晰 可辨的 碑文： 

我的 父亲和 哥哥都 是斯巴 达人的 国王， 

我用 四匹骏 马组成 的车队 赢得了 比赛， 

并且 坚立此 碑：我 是库尼 斯卡， 

我是整 个希腊 

唯 位赢 得过这 顶桂冠 的 女人。 n 3 


C 1 〕 Palatine Anthology XIII,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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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碑 文中这 个坚定 而自信 的“我 ”可以 看出， 库尼斯 卡在主 动争取 荣誉的 
时候是 毫不谦 虚的。 然而 ，我 们正好 还可以 通过色 诺芬为 她的哥 哥阿吉 
西劳斯 所作的 传记来 了解这 件事情 ，色 诺芬 的这部 著作是 在阿吉 西劳斯 
基本 知情的 状况下 撰写的 ，并作 为一部 用于政 治宣传 的作品 ，在阿 吉西劳 
斯死后 （大 约是 公元前 359 年） 马上就 获得了 发行。 在这部 著作里 ，我们 
被告知 ，库 尼斯卡 之所以 能够养 育赛马 、组建 车队并 且用它 们去参 加奥林 
匹亚 赛会, 并不是 她个人 的主意 ，而 是出自 阿吉西 劳斯的 想法。 而且 ，他 
这 样做的 目的是 要向人 们证明 ，一个 人只要 足够富 有就可 能获得 这种比 
赛的 胜利， 而不 像在其 他项目 或 领域内 （尤其 是在战 斗中） ，取 胜的 关键取 
决于个 人是否 具有男 子汉的 美德。 他言 外之意 就是说 ，什 么样的 男人才 
会 去参加 连女人 都能夺 冠的比 赛呢？ 

阿吉 西劳斯 和他的 宣传家 们竭力 想要掩 盖一个 事实， 即库尼 斯卡其 
实是在 没有官 方的支 持下用 自己 的方式 获得冠 军的。 但是 ，无论 是哪种 
情况 ，我们 还是不 得不要 问一个 问题: 为什么 阿吉西 劳斯要 用这种 方法来 
使 劲贬低 妹妹所 取得的 开创性 的成就 ，以及 在整个 希腊地 区获得 的非凡 
荣 誉呢？ 这里 可能有 几个因 素和动 机在起 作用。 从 某个层 面上说 ，阿吉 
西劳 斯试图 通过此 举来维 护斯巴 达社会 中正在 逐渐衰 退的奉 献精神 ，并 
激励 斯巴达 人继续 在战争 中发扬 集体主 义精神 ，因此 ，就有 必要去 抵制赛 
马 —— 这 种既耗 资巨大 又可能 会给个 人带来 巨大荣 誉的比 赛项目 —— 对 
每一 个斯巴 达人的 诱惑。 事实上 ，在 公元前 5 世纪的 时候， 斯巴达 人在奥 
林匹 克的战 车比赛 中获得 的这次 胜利的 确是一 件非常 了不起 的事情 。色 
诺芬 记载道 ，阿 吉西劳 斯对此 作过特 别的强 调：库 尼斯卡 饲养的 只是赛 
马 ，而 他饲养 的则是 真正的 战马。 从另 一个层 面来说 ，可能 因为库 尼斯卡 
是一 个女人 ，他 才这样 贬损她 ，因 为在斯 巴达的 历史上 有一段 时间里 ，“很 
多事情 是由妇 女来完 成的” ，这 是亚里 士多德 后来评 述这段 时期的 原话。 
如果 真是这 样的话 ，那 么运动 会就成 了男女 之间的 一场危 险的政 治角力 
了 ，不久 之后， 也是在 阿吉西 劳斯执 政期间 ，据说 ，他 认为有 必要处 死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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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那支万 人雇佣 军中余 剩下来 的士兵 （色 诺芬就 是其中 一员） 的帮助 ，早 
在几 年以前 ，这些 人就被 重新招 募进了 斯巴达 军队去 对抗波 斯人。 因为 
曾 经帮助 斯巴达 人战胜 过自己 的城邦 —— 雅典 ，犯 下叛国 罪的色 诺芬就 
不得 不选择 流亡斯 巴达， 但是阿 吉西劳 斯认定 他是忠 诚的并 予以了 奖赏, 
把 一处靠 近奥林 匹亚的 舒适的 乡村休 养地给 了他。 在这里 ，阿吉 西劳斯 
用从 亚洲带 回来的 战利品 建造了 一座献 给阿耳 忒弥斯 的神殿 ，阿 耳忒弥 
斯 是他从 事自己 最喜爰 的运动 —— 狩猎 —— 的女守 护神。 这一次 ，阿吉 
西劳 斯也把 自己的 战利品 奉献给 了德尔 菲的阿 波罗。 按记载 ，如 果奉献 
给神灵 的钱财 真的只 占到了 所有战 利品的 十分之 一的话 ，那么 ，阿 吉西劳 
斯 从亚洲 掠夺回 来的钱 财差不 多就是 1000 塔兰特 （如 心似 5, 按等 值来算 
的话 ，三 塔兰特 就足够 让今天 的一个 人成为 百万富 翁）。 这 些金银 财宝像 
水一样 流人了 斯巴达 ，就像 公元前 404 年的时 候那样 ，当时 ，吕山 德在战 
胜 雅典及 它的帝 国之后 同样也 是带回 了大量 的金钱 ，正是 这些钱 财开始 
严重 地动摇 斯巴达 人传统 的道德 观念。 

后来 的一些 文献资 料曾引 述了一 个听起 来很切 合此意 的神谕 ，其大 
意是 “贪财 而不爱 其他， 将会毁 灭斯巴 达”。 这种 对金钱 的贪恋 ，在 公元前 
400 年左右 的时候 ，可 能也不 是什么 新鲜事 ，但是 ，公 开地 表示喜 爱金钱 
却 是比较 少有的 ，而且 ，这 样的 后果也 不利于 斯巴达 社会维 持吕库 古的严 
格 法规。 阿吉西 劳斯就 像吕山 德那样 ，作为 个人显 然并不 为财富 的诱惑 
所动 ，可是 ，不 幸的 是大多 数斯巴 达人却 不是这 样的。 柏拉 图和亚 里士多 
德都曾 对斯巴 达的妇 女们嗜 好奢侈 的生活 方式有 过不好 的评价 ，而 且他 
们都认 为是斯 巴达的 男人们 对她们 过于迁 就才这 样的。 或 许这就 是亚里 
士多 德所断 言的： “在斯 巴达作 为帝国 的时候 ，很 多事情 是由妇 女来完 
成的 。” 

公元前 394 年 ，通 过在尼 米亚河 和科罗 尼亚这 两场战 役中所 取得的 
胜利 ，斯 巴达帝 国至少 暂时确 保了它 在希腊 大陆的 安全。 可是 ，它 的敌人 
们仍然 在不断 地进行 着反抗 ，并 且偶尔 还会取 得一些 成功， 比如在 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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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0 年 的时候 ，他 们彻底 摧毁了 斯巴达 在柯林 斯附近 的一个 军团， 而且， 
他们的 这种敌 对行动 还得到 了波斯 人的金 钱支持 ，这 种情 形直到 公元前 
4 世纪 80 年代 初期， 当斯巴 达的外 交政策 发生了 重大改 变之后 才告结 
束。 阿吉 西劳斯 和他的 更为年 轻的、 通常都 很顺从 的共同 执政王 阿吉西 
波里斯 (他 是遭 放逐的 波塞尼 亚斯的 儿子) 在 这一次 转变中 到底扮 演了什 
么样 的角色 ，我 们不得 而知。 反 正在这 个时期 ，站在 政治舞 台中央 的斯巴 
达人是 安塔西 达斯。 跟吕山 德一样 ，安 塔西达 斯成为 了舰队 的司令 ，而且 
执掌这 一大权 的时间 在事实 上超过 了一年 ，他 所取 得的成 就是使 斯巴达 
由原 来是波 斯在希 腊的最 大敌人 ，转 变成了 它第一 要好的 朋友。 此外 ，安 
塔西 达斯也 像吕山 德那样 ，在军 事和外 交上都 表现出 了非常 杰出的 才能。 

借助 波斯人 的金钱 ，斯巴 达人重 新加强 了舰队 的实力 ，从 公元前 388 年开 
始， 安塔西 达斯第 一次从 雅典手 里夺回 了对赫 勒斯庞 特海峡 的控制 ，使雅 202 
典再 次陷入 了饥荒 的危机 当中， 从而为 后来通 过谈判 达致和 平的目 的铺 
平 了道路 ，这样 ，斯 巴达 在波斯 的支持 下瓜分 到了整 个爱琴 海希腊 ，包括 
希 腊大陆 和岛屿 ，而 “亚洲 ”则由 波斯国 王阿塔 薛西斯 二世去 控制。 

安塔 西达斯 

在现代 世界里 ，我 们常常 用谈判 和签署 某个和 平协议 的所在 地来命 
名这份 协议， 如“乌 得勒支 协议” （Utrecht)、 “ 凡尔赛 协议” (Versailles) 等。 

在古 代希腊 ，情况 就与之 大相径 庭了。 希 腊人并 不签署 什么和 平协议 ，而 
是以 众神的 名义起 誓的方 式来订 立和约 ，这些 神被视 为是协 议的担 保人； 

在 古希腊 ，某 一方破 坏和约 或盟友 之间的 协议是 一种亵 渎神灵 的举动 ，要 
么会遭 致神灵 的惩罚 ，要 么另一 方就会 以神灵 的名义 对之施 行惩罚 。通 
常 他们会 用参与 谈判的 负责人 或负责 人之一 的名字 来命名 协议。 在公元 20 3 
前 5 世纪的 时候， 一些人 的名字 就代表 着外交 关系上 的一些 关键转 折点， 

如卡 利阿斯 (Callias) 本是雅 典的一 个贵族 ，在 整个 政治生 涯中他 好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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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左翼政 党”的 成员； 还 有一个 人叫尼 西阿斯 ，另 外一个 雅典政 治家， 
这个人 是永远 都不会 被人称 作“左 翼政客 ”的。 

“卡利 阿斯和 约”在 公元前 5 世纪 4 0 年代由 雅典与 波斯国 王订立 ，这 
个 协议象 征着雅 典在地 中海的 东岸正 逐渐成 长为一 个超级 强权。 无论波 
斯国王 是否因 此正式 发过誓 ，反 正这 个和平 协议在 历史上 确确实 实地发 
挥了 影响， 它结束 了希腊 人与波 斯人之 间的敌 对状态 ，时间 长达一 代人之 
久。 “ 尼西阿 斯和约 ”是在 公元前 421 年 ，由 雅典和 斯巴达 以及它 们各自 
的盟国 （其中 的绝大 多数） 订立的 ，与 其说这 份协议 仅仅是 因为雅 典战争 
而遭 到破坏 ，还不 如说正 是它最 终结束 了这场 战争， 而它所 保留下 来的用 
于处 理希腊 人与希 腊人之 间的最 为重要 的外交 方针， 直到“ 安塔西 达斯和 
约” 订立前 还仍然 有效。 

这后 一份协 议还有 另外一 个名字 ——“波 斯大王 和约” （ King’s 
Peace)， 因为 ，波斯 国王乐 于见到 ，希 腊人正 是按照 他的要 求承认 了所有 
的 条款。 实际上 ，这份 和平协 议的实 际效力 远不止 这些； 它 还是历 史上第 
一份 “共同 和约” (Common Peaces) ， 因为它 可适用 于所有 希腊人 ，无 论他 
们 是否直 接为这 份协议 宣过誓 。为了 在这个 已经声 名狼藉 、受尽 战火折 
磨的世 界里建 立和平 ，这 种外 交关系 上的发 展在此 过程中 发挥了 非常重 
要的 、基 本性的 作用， 因此安 塔西达 斯功不 可没。 要 是我们 能够知 道多一 
点他 的生平 情况该 多好啊 …… 

他的 名字曾 经以另 外一种 形式四 处传播 —— 既被 人叫做 安塔西 达斯， 
也被人 称呼为 安提奥 西达斯 (Antialcidas) ，但 前者显 然是正 确的。 它 的意思 
是“奥 西达斯 (Alcidas) 的接 替者” ，而奥 西达斯 正好曾 经是安 塔西达 斯的前 
任 ，也 担任过 舰队的 司令， 他在雅 典战争 的第一 阶段担 任了这 一职务 ，但业 
绩并不 突出。 四十 年之后 ，时间 正好是 公元前 388 年， 安塔西 达斯被 任命为 
舰 队司令 ，他 所肩负 的任务 有着双 重意义 ，首先 ，为了 防患于 未然， 要阻止 
雅 典再一 次通过 色雷西 布拉斯 （Thrasybulus) 去控 制赫勒 斯庞特 海峡附 
近 地区； 反过来 ，如果 斯巴达 控制了 赫勒斯 庞特海 峡的话 ，就 能迫 使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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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次臣服 ，就像 公元前 扣5 年或前 404 年 吕山德 所做的 那样。 

安塔西 达斯沉 着应对 ，顺利 地完成 了这项 任务， 相当重 要的原 因是他 
像 吕山德 那样有 能力与 上层的 波斯人 搭上“ 宾朋” (Xemh) 关系。 这 一次， 
他和接 替法那 培萨斯 担任赫 勒斯庞 特的弗 里吉亚 （Phrygia) 的总 督的阿 
里奥巴 佐涅斯 （Ariobarzanes) 建立 了这种 关系。 色 诺芬说 他实际 上与阿 
里奥 巴佐涅 斯有着 为时甚 久的” 宾朋” 关系， 读者们 可能因 此而焦 急地想 
知道， 这种关 系究竟 是安塔 西达斯 从家族 中继承 下来的 ，还 是他其 实有可 
能早 在雅典 战争期 间就已 经活跃 在爱琴 海东部 地区？ 实际上 ，他 第一次 
进人 历史记 载是在 公元前 393 年或前 392 年 ，当时 ，他 作为 斯巴达 的正式 
大使 被派往 波斯驻 萨迪斯 的总督 提律巴 & 斯 (Tiribazus) 的 宫廷。 我们对 
安塔西 达斯在 公元前 393 年之前 的情况 ^ 无所知 ，因此 ，读 者可能 要感到 
沮 丧了。 无 论如何 ，人 们以前 可能会 猜测他 属于斯 巴达精 英分子 中的一 
员 ，但是 ，同 样还 有足够 的证据 显示： 他的父 亲列奥 就是那 个娶了 铁列优 
提亚 (Teleutia， 这个名 字让人 想起了 阿吉西 劳斯的 同父异 母的兄 弟铁列 
优提 亚斯） 的人， 列奥和 她生下 了佩达 瑞托斯 （Pedaritos)。 与安塔 西达斯 
一样， 佩达瑞 托斯在 公元前 411 年的时 候担任 了最高 指挥官 ，并死 于那一 
年 ，因此 ，安塔 西达斯 大概是 列奥和 铁列优 提亚的 小儿子 ，生于 公元前 
435 年 左右。 

公元前 393 年， 安塔西 达斯受 命去会 见提律 巴佐斯 ，这 一趟出 使最终 
被 证明是 失败的 ，尽管 他从波 斯人那 里得到 了可观 的财政 资助。 正如我 
们已经 说过的 ，五 年之后 他在指 挥斯巴 达的舰 队时同 样非常 出色， 但他最 
大的 成就还 是在外 交上， 并在苏 萨亲自 拜会过 波斯国 王阿塔 薛西斯 二世。 
因此， 和约也 被人们 称做“ 安塔西 达斯” 和约。 这份 和约完 全实现 了斯巴 
达国 王阿吉 西劳斯 的愿望 和目标 ，但是 ，根 据普 鲁塔克 的记载 ，这 两个男 
人对 此还是 有过争 执的。 然而 ，这也 有可能 是普鲁 塔克所 犯的一 个年代 
错误 ，通过 从保存 得更好 且似乎 更可信 的资料 中可以 推断出 ，这两 人在后 
来确实 因为外 交政策 而发生 过争吵 ，但针 对的不 是波斯 而是底 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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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 塔克记 载的一 段轶闻 似乎指 明了这 件事。 这件事 在普鲁 塔克的 
文集 《斯 巴达 人格言 o / — 书中 出现过 两次， 一次篇 
幅较长 ，一次 稍短。 篇 幅较长 的那篇 如下： 

[阿 吉西 劳斯] 不断 地与底 比斯人 打仗， 有一次 ，他 在与底 比斯人 
作战的 过程中 负了伤 ，据说 这个时 候安塔 西达斯 对他说 ：“因 为你对 
底 比斯人 的指导 ，你从 他们那 里拿到 了 多么丰 厚的报 偿啊！ 当他们 
既没有 意志也 没有能 力作战 的时候 ，正是 你告诉 了他们 如何去 做。” 
事实上 ，底 比斯 人这段 时期之 所以变 得精通 于战争 ，据 说正是 因为斯 
巴达 人不断 地向他 们发动 战争。 这就是 为什么 古时的 吕库古 在他制 
定的 “瑞特 拉”中 [有 一条] 规定： 禁止对 同一些 人发动 频繁的 军事进 
攻 ，为 的是不 让他们 学会如 何作战 

公元前 4 世纪 70 年代 ，当 底比斯 逐渐强 大起来 的时候 ，这 则轶闻 似乎暗 
示了 斯巴达 人中间 存在的 对待底 比斯人 的不同 态度。 然而 ，这并 不仅仅 
是一 段轶闻 而已， 在这个 故事里 ，安塔 西达斯 是美好 的古风 时代及 生活方 
式的捍 卫者； 如此 就有点 讽刺意 味了， 因为阿 吉西劳 斯喜欢 处处标 榜自己 
是如 何严格 地遵守 这样的 生活方 式的。 阿吉 西劳斯 像榔头 一样不 停地敲 
打底 比斯人 ，只要 没有取 得最后 的全胜 ，他 决不 罢休。 而安 塔西达 斯则赞 
同釆 用一种 不那么 生硬但 更加巧 妙的方 式来对 付敌人 ，显然 ，他是 一位比 
阿吉 西劳斯 更为高 明的外 交家。 当阿 吉西劳 斯对底 比斯人 发起猛 烈的进 
攻 ，并于 公元前 371 年在 留克特 拉反而 被底比 斯人彻 底击败 的时候 ，安塔 
西 达斯正 在他再 一次远 赴苏萨 与波斯 人谈判 ，以求 得更多 的外交 和财政 
上 的支持 的路上 ，无论 如何， 这都是 挺有趣 的一件 事情。 

在留 克特拉 战役之 后的一 年间， 安塔西 达斯担 任了监 察官。 这件事 


〔 1 〕 Plutarch , Sayings of Spartans ， Agesilaus no. 71(Moralia 213f) ; also Moralia 189f， 
Lycurgus * no. 5; 227c， Lycurgus, no. 11; Life o f Lycurgus * ch.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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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着双重 意味。 按常规 ，只有 一位正 处于任 期内的 监察官 在一些 特殊情 206 
况 下宣布 放弃自 己的职 务之后 ，另 一位政 坛元老 才能代 替他担 当此任 ，而 
且 ，每位 监察官 只能担 任一届 ，因此 ，这 意味 着安塔 西达斯 以前没 有竞选 
过这 个职位 ，或 至少以 前没有 获得过 推选。 其次 ，这 也说明 在这个 极端危 
急 的时刻 ，甚至 是阿吉 西劳斯 也不得 不容忍 他的一 位批评 者且有 可能的 
对 手担任 髙职。 这 将是安 塔西达 斯最后 的奋力 一搏。 三年后 ，即 公元前 
367 年 ，他第 三次也 是最后 一次向 东方进 行长途 跋涉来 到苏萨 ，为 的是与 
佩洛皮 达斯领 导的底 比斯人 一起争 取波斯 国王的 青睐和 恩惠。 但是 ，这 
一次他 和斯巴 达都失 败了， 而且 是决定 性的。 

这种外 交政策 上的重 大变化 ，对 于那些 处于亚 洲并与 之相关 的希腊 
人来说 ，意 味着 斯巴达 拋弃了 它之前 的“解 放希腊 ”的政 策宣传 ，在 公元前 
431 年 、前 404 年以及 之前的 公元前 481 年， 当波斯 帝国的 铁蹄向 西一直 
踏入 爱琴海 沿岸的 时候， 斯巴达 人曾经 这样宣 传过。 作 为交换 ，斯 巴达轻 
而易 举地就 把爰琴 海的希 腊人献 给了波 斯管理 ，而斯 巴达人 ，首先 是阿吉 
西劳斯 ，则得 偿所愿 地获得 了全权 “处置 ”希腊 大陆的 权力。 斯巴 达人制 
定的 新秩序 有一个 漂亮的 口号“ 自治” ，就其 本来意 义来说 是每一 个希腊 
城邦无 论大小 ，从此 以后彼 此都是 自治的 ，当然 ，拉 科尼亚 以及美 塞尼亚 
的“边 民”城 市除外 ，因为 斯巴达 想恢复 对它们 的直接 控制。 也 就是说 ，究 
竟哪里 适合搞 自治， 得由斯 巴达说 了算。 因此 ，雅典 被强行 与地中 海东岸 
的城镇 以及赫 勒斯庞 特地区 分开了 ，雅 典曾 经申明 要在这 个区域 复兴自 
己的 帝国； 阿 尔戈斯 从柯林 斯分离 了出来 ，它 们之间 这种有 趣的合 伙尝试 
结 束了； 本来 是联邦 国家的 彼奥提 亚变成 了一些 原子式 的单元 ，从 而使底 
比 斯无法 再进行 全面的 控制； 甚至 连统一 的门丁 尼亚也 被分解 成村庄 ，斯 
巴 达用这 样一种 方式除 掉了它 所痛恨 的民主 政权。 

反对民 主政府 ，实际 上就是 斯巴达 的外交 政策的 主题， 这个政 策是由 
阿吉西 劳斯制 定的， 并且在 接下来 的六年 时间里 获得了 实施。 斯 巴达对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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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普 里欧斯 ( Phlius ) 的态度 ，可 能是 它在对 待伯罗 奔尼撒 同盟的 盟国的 
过程中 最突出 也最为 粗暴的 例子。 公元前 381 年， 阿吉西 劳斯开 始围攻 
普 里欧斯 ，其理 由是这 个城邦 在斯巴 达对柯 林斯的 战争中 有不忠 诚的行 
为。 至少还 有一个 与之同 样重要 的考虑 ，那 就是阿 吉西劳 斯想帮 助一些 
普里欧 斯的流 亡者进 行复辟 ，这 些人 是普里 欧斯原 来的寡 头政治 的支持 
者， 与阿吉 西劳斯 有着私 人交往 ，于 是他们 到斯巴 达向他 求援。 他 的这种 
极度的 偏袒让 人厌恶 ，加 之这也 是对普 里欧斯 的自治 的侵犯 ，因此 即使是 
在斯 巴达人 中间都 激起了 广泛的 异议和 批评。 色诺芬 ，他 通常都 是斯巴 
达 和阿吉 西劳斯 的温和 的朋友 ，也忍 不住在 他为阿 吉西劳 斯撰写 的传记 
中提 及了这 些批评 ，这部 传记在 阿吉西 劳斯死 后就立 即获得 发行了 ，但 
是 ，只 是到了 他的另 一部记 述更为 全面的 《希 腊志 》 （Hzioyjy o / Greece ) 
中 ，他才 十分明 确地对 这些争 议作了 详细的 交待： 

有许 多斯巴 达人都 在抱怨 ，不 该为了 几个人 [流亡 的寡头 政治的 
支 持者] 而 招致一 个有着 5000 人的 城邦的 憎恨。 G 13 


色 诺芬未 能明确 说出的 情况是 —— 当 时的普 里欧斯 是一个 民主政 体的城 
邦 ，不过 ，从 他的 其他与 之有关 的零星 记述中 ，显 然可以 推断出 这样的 
结论。 

对普 里欧斯 的围攻 ，直到 公元前 391 年， 也就是 差不多 两年后 才取得 
成功。 然而， 这一成 功与斯 巴达在 公元前 382 年军 事介入 彼奥提 亚所取 
得的胜 利相比 ，简直 是不值 一提。 当时 ，一支 斯巴达 军队控 制了底 比斯的 
卫城 ，而且 ，就像 公元前 404 年在雅 典那样 ，斯 巴达 人紧接 着就在 这里设 
置了一 个权力 有限的 、亲 斯巴达 的寡头 政府， 这个政 府由一 支斯巴 达驻军 
提 供保护 ，而这 支驻军 则由一 位斯巴 达官员 统帅着 ，他 掌握 着当地 的军政 


〔 1 〕 Xenophon ， Hellenica V. 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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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 ，人 们称这 个人为 “哈默 斯特” （AarmwO/U 事实上 ，这 种“ 哈默斯 
特”体 系推广 到了在 公元前 386 年之 前还保 持着独 立的整 个彼奥 提亚人 
的联邦 国家中 ，并 且自从 雅典战 争之后 ，它实 际上被 斯巴达 人广泛 地运用 
到了整 个希腊 的大陆 、岛 屿以 及爰琴 海的亚 洲沿海 地区。 公元前 379 年， 
斯巴 达人分 解了普 里欧斯 ，就在 同一年 ，他们 通过控 制卡尔 奇底斯 的欧伦 
托斯 (Olynthus)， 以及解 散曾经 由欧伦 托斯统 治的卡 尔奇底 人联邦 ，实现 
了斯 巴达人 控制整 个希腊 大陆的 野心。 因此 ，到了 公元前 379 年的 夏季， 
斯巴达 看上去 可能已 经成为 一个与 公元前 5 世纪的 雅典完 全一样 强大的 
帝 国了。 然而 ，在 公元前 379 年到前 378 年的这 个冬季 ，所 有的这 一切就 
开始 发生变 化了。 

神欲使 其灭亡 ，必 先使其 疯狂—— 这是欧 里庇得 斯所创 作的一 个戏剧 
人物曾 经说过 的话。 在彼奥 提亚人 的泰斯 皮亚担 任“哈 默斯特 ”的斯 巴达人 
是 斯佛德 里亚斯 (Sphodrias) ，他在 公元前 378 年初 期的所 作所为 ，就 只能用 
精神 失常来 形容。 斯佛德 里亚斯 可能想 要获得 一些不 同一般 的声誉 ，也可 
能 已经被 底比斯 人收买 ，或者 可能是 按着自 己对国 王克列 欧姆布 洛托斯 (与 
阿 吉西劳 斯共同 执政） 的命令 或愿望 的理解 ，他 竟然 试图去 夺取雅 典的港 
口 —— 比雷埃 夫斯。 但这 次尝试 以惨败 告终。 如果 需要什 么因素 来刺激 
雅典 人主动 为底比 斯人的 解放提 供什么 强有力 的援助 的话， 这一事 件就再 
合适不 过了。 一 天晚上 ，这 是一个 混合着 悲剧和 闹剧的 戏剧性 的夜晚 ，佩洛 
皮 达斯和 人数不 多的底 比 斯人成 功地混 进了底 比斯， 战胜 、杀 死或者 说是赶 
走了斯 巴达驻 军并推 翻了原 来的亲 斯巴达 政府。 

在斯巴 达国内 ，斯 佛德 里亚斯 因叛国 罪而受 到审判 ，但是 ，这 一审判 
又 不得不 在斯佛 德里亚 斯本人 缺席的 情况下 进行。 可 以肯定 ，他 过去是 
有罪的 ，并且 ，他 还拒绝 回到斯 巴达承 担相应 的法律 责任， 这事实 上就等 
于提前 宣判了 自己的 死刑。 然而 ，即便 如此， 审判结 果竟然 是无罪 ，色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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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斯 巴达在 殖民地 设置的 军事统 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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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称这 次审判 是整个 希腊人 历史上 最荒唐 的一次 误判。 斯 佛德里 亚斯之 
所以最 后被宣 布无罪 ，还 得感谢 阿吉西 劳斯， 因为阿 吉西劳 斯控制 了斯巴 
达最高 裁判院 （由 长老 会组成 ，但他 们在进 行表决 的时候 ，监 察官 们可能 
也会 参与） 里的大 部分表 决权。 影响 阿吉西 劳斯采 取这样 的立场 的因素 
之一， 可能是 因为一 个男人 一一 他 的儿子 及继承 人阿基 达马斯 ，这 个人是 
斯 佛德里 亚斯的 儿子的 情人。 色诺芬 说这个 阿基达 马斯曾 竭力为 了爱人 
的父亲 而向自 己的父 亲求情 ，可 阿吉 西劳斯 不会仅 仅出于 情感的 原因而 
随 便改变 自己的 立场。 据说 ，阿吉 西劳斯 告诉他 的儿子 ，尽 管斯佛 德里亚 
斯 有犯罪 的事实 ，自 己之所 以赞成 判他无 罪是出 于实际 的原因 ，因 为斯巴 
达 需要像 斯佛德 里亚斯 这样的 战士。 可 以肯定 ，斯 巴达的 军队当 时迫切 
地需 要补充 人力； 但是 ，更确 切地或 者更坦 率地说 ，阿 吉西 劳斯希 望他的 
手 下都成 为像斯 佛德里 亚斯这 样的斯 巴达人 ，因为 在判定 这样的 人无罪 
之后 ，他们 就会毫 不犹豫 地对阿 吉西劳 斯保持 忠诚并 且言听 计从。 七年 
以后 ，斯佛 德里亚 斯战死 在留克 特拉， 悲壮地 见证了 阿吉西 劳斯在 斯巴达 
一 手遮天 所带来 的致命 影响。 

刚刚 获得解 放的底 比斯在 公元前 378 年 的时候 ，第一 次对自 己进行 
了政 治上的 重建， 成立了 一个温 和的民 主政府 ，并且 还恢复 了彼奥 提亚人 
的联邦 制国家 ，使 之第一 次成为 了一个 民主的 体系。 流亡 返国的 佩洛皮 
达 斯与比 他更有 才气的 将军及 哲学家 伊巴密 浓达一 起合作 ，对底 比斯军 
队进 行了一 些卓有 成效的 改革。 他们 所做的 革新之 一就是 组建了 一支精 
英的重 甲部队 ，这支 部队有 300 人 ，由 150 对同 性恋伴 侣组成 ，被 人称为 
“神 圣军” (Sacred Band)。 这 支军队 士兵的 数量与 斯巴达 军队中 的国王 
卫队 ，以 及温泉 关战役 中特别 挑选出 来的那 支斯巴 达军队 的数量 是一样 
的 ，因此 ，这 有可 能是底 比斯人 对斯巴 达人的 某种观 念的刻 意模仿 ，但在 
斯 巴达的 军队中 ，同性 恋伴侣 是不会 调配在 同一战 斗方阵 中的。 在下一 
个 十年里 ，“神 圣军” 是彼奥 提亚人 最重要 的攻击 力量； 也是 在这十 年里， 
彼 奥提亚 不但在 希腊大 陆的中 部组建 了一个 令人畏 惧的军 事联盟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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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为雅典 所领导 的一个 十分重 要的海 军联盟 即“第 二雅典 联盟 ” （Second 
Athenian League ) 的成立 和发展 提供了 帮助。 这两 个联盟 所宣称 的目标 
都是 反对斯 巴达， 因为斯 巴达为 了满足 自己的 私欲以 及各种 反动的 目的， 
不仅利 用而且 还明目 张胆地 破坏了 “安塔 西达斯 和约” 中的各 项条款 ，这 
样 的反对 理由是 相当充 分的。 

底比斯 和雅典 之间的 军事合 作其实 是非常 有限的 ，因 为就仅 仅只是 
打败 斯巴达 而言， 并不需 要它们 之间有 太多的 合作。 在 公元前 375 年的 
时候， 在彼奥 提亚的 铁该拉 ( Tegyra ) 战役中 ，世 人开 始发现 斯巴达 已经不 
再 是一支 强大的 军事力 量了。 尽 管佩洛 皮达斯 和他的 “神圣 军”在 这次战 
役中 击败的 不是全 部斯巴 达军队 或被征 召来的 伯罗奔 尼撒人 ，而 只是斯 
巴达的 一支分 遣部队 ，但是 ，这 次胜利 仍然有 着非常 重大的 意义； 在柯林 
斯 战争中 ，即在 公元前 390 年的 时候， 斯巴达 曾在莱 克伊昂 （ Lechaeum ) 
遭受 过一次 重创， 自此 以后， 铁该拉 战役就 差不多 是第一 次有别 国 的军队 
在常规 的重甲 步兵战 斗中击 败了斯 巴达。 然而 ，斯 巴达拒 绝放弃 它在希 
腊中部 的权利 ，它 表面 上声称 这是要 帮助波 奇司的 盟国； 最后 ，国 王克列 
欧 姆布洛 托斯在 公元前 371 年 的时候 ，带领 着一支 从伯罗 奔尼撒 征召来 
的正规 军队向 由底比 斯领导 的联盟 发起了 进攻； 在 之前的 公元前 376 年 
和前 375 年 的时候 ，阿 吉西劳 斯和克 列欧姆 布洛托 斯都未 能向底 比斯联 
盟发动 过任何 有效的 进攻。 

可 以肯定 ，留 克特拉 之战在 公元前 4 世 纪前半 期是一 次具有 决定性 
意义的 战役。 色 诺芬说 克列欧 姆布洛 托斯和 最高统 帅部的 人是带 着醉意 
上阵 作战的 ，他 试图以 此来尽 量淡化 阿吉西 劳斯个 人在这 场大灾 难中所 
应承 担的最 主要的 责任。 伊巴 密浓达 和佩洛 皮达斯 在军事 训练及 战术上 
的创新 ，使 得斯巴 达人在 战场上 遭到了 真正的 重创。 不管 斯巴达 是否真 
如 安塔西 达斯曾 经说过 的那样 ，是底 比斯人 的师傅 ，反 正现 在的底 比斯人 
在战 场上显 得比斯 巴达人 更加精 通战争 ，这 一点特 别类似 于雅典 战争后 
期斯巴 达的舰 队强过 雅典的 情形。 伊 巴密浓 达在集 结他的 底比斯 重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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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的 时候， 战斗阵 列的一 些地方 的厚度 达到了 50 层 ，步兵 方阵在 以往通 
常的 厚度是 8 层。 伊 巴密浓 达把由 佩洛皮 达斯率 领的精 锐部队 一 ^神 
圣军” ——部署 在左翼 ，而按 惯例， 在重甲 步兵战 斗当中 ，右 翼是最 强的。 
他让 自己的 军队排 成斜线 ，不像 通常那 样与敌 人正面 相对。 同时， 他现在 
所面 对的是 一支意 志消沉 、战力 失衡的 斯巴达 军队。 

到了 公元前 371 年 的时候 ，斯巴 达的成 年公民 的人数 总共已 经不到 
1000 名了。 之所 以如此 ，有 很多的 原因， 首先是 公元前 464 年的大 地震， 
其次是 战斗中 的伤亡 减员以 及斯巴 达人的 财产继 承制度 ，这 几个 原因综 
合 在一起 导致了 所谓的 ％以以扣汾幼一”，即军队兵源短缺，这正是亚里士 
多德 所认为 的斯巴 达曾经 是一个 强国但 最终却 失败的 决定性 因素。 这些 
211 剩余的 公民当 中相当 大一部 分都参 加了留 克特拉 战役， 并战死 沙场； 死亡 
的 700 人当中 ，有 400 人 是斯巴 达公民 ，其中 包括了 国王克 列欧姆 布洛托 
斯以及 我们前 面提到 过的斯 佛德里 亚斯。 即 使是色 诺芬也 忍不住 指出， 
斯 巴达在 伯罗奔 尼撒同 盟中的 一些盟 友对这 个结果 并没有 显示出 什么不 
高 兴的。 这次战 败对斯 巴达人 的士气 、民 心造成 了巨大 的冲击 ，以 致国王 
阿吉西 劳斯不 得不自 作主张 ，不 再对 那些在 留克特 拉战役 中临阵 脱逃或 
表现胆 怯的斯 巴达人 施行通 常的惩 罚了。 无疑 ，这 其实是 默认吕 库古所 
创 立的制 度已经 名存实 亡了。 ’ 



第八章 衰落与 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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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 将记述 斯巴达 人在留 克特拉 遭受了 重大失 败之后 ，所 经历的 
灾 难性的 衰落。 美塞尼 亚的希 洛人， 在由哲 学家及 将军伊 巴密浓 达领导 
的底 比斯的 民主政 府的帮 助之下 ，再一 次掀起 了起义 的浪潮 ，但是 ，他们 
这一 次的起 义可谓 是一劳 永逸。 新首都 美塞尼 （Messene) 的建立 就是对 
斯巴达 的一种 公开的 羞辱。 就在几 年之内 ，伯 罗奔 尼撒同 盟作为 斯巴达 
人曾经 在海外 行使霸 权的一 个有效 工具， 也已经 分崩离 析了。 在 这些年 
里 ，斯 巴达不 得不再 次与雅 典结盟 ，这 一事实 表明这 个城邦 已经变 得多么 
绝望。 显然， 阿吉西 劳斯的 王权现 在也没 有多少 实际意 义了。 

美塞 尼亚人 所获得 的最终 解放， 如果没 有来自 外界的 干涉是 不可能 
实现的 ，而且 ，这种 干涉是 由希腊 世界最 杰出的 将军来 实施的 ，这 位将军 
同时还 具有哲 学家的 头脑。 伊巴 密浓达 的声誉 主要来 自战场 ，但是 ，华 
特 • 拉 雷爵士 （Sir Walter Raleigh) 自 认为有 充分的 理由把 此人称 为古代 
希腊 最伟大 的人物 ，而不 仅仅是 一位古 希腊最 伟大的 将军。 他确 实是一 
位至今 无人可 比的解 放者。 阿卡狄 亚靠近 斯巴达 ，在 公元前 370 年 后期， 
它的内 部发生 了分裂 ，这 令斯巴 达人感 到非常 不安， 但这种 形势鼓 舞了伊 
巴 密浓达 ，使他 最终在 留克特 拉取得 了巨大 的胜利 ，同时 ，他 还充 分利用 
了 斯巴达 所遭受 的这次 历史性 的失败 ，开 始乘胜 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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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领 着一支 人数在 30000 到 40000 名之间 的盟军 侵人了 拉科尼 
亚。 拉科尼 亚北部 的很多 “边民 ”城市 于是纷 纷变节 ，背 叛了 斯巴达 ，当 
然 ，他们 也曾经 作过一 些抵抗 ，但 也只能 仅仅延 缓伊巴 密浓达 的脚步 ，根 
本就 无法阻 止他。 他开始 逼近斯 巴达， 距离如 此之近 ，以至 于焚烧 农作物 
和 建筑时 所产生 的火焰 和气味 ，都能 被住在 没有城 墙保护 的城镇 内的斯 
巴达 居民们 看到或 闻到。 亚里 士多德 颇有点 无礼地 宣称， 斯巴达 妇女在 
斯巴 达人当 中所造 成的骚 动和混 乱远甚 于敌人 ，这 可能只 是一种 有成见 
的说法 ，妇 女们之 所以感 到如此 恐惧， 是因为 她们看 到的是 自己以 前完全 
不熟悉 的景象 ，蜂 拥而来 的敌人 竟然在 蹂躏着 斯巴达 的土地 和财产 ，其中 
也 包括她 们自己 ，而 且就在 她们的 踉前。 然而 ，伊巴 密浓达 对夺取 斯巴达 
没 有兴趣 ，也就 更谈不 上要摧 毁斯巴 达了。 他继续 前进穿 过了欧 罗达河 
的河谷 ，到达 了斯巴 达的港 口城市 ——基赛 阿姆， 出于军 事和政 治的目 
的 ，他可 能摧毁 了这个 城市。 然后 ，他 循原路 向北返 回了拉 科尼亚 ，再向 
西进 入了美 塞尼亚 ，这 里才是 他最主 要的目 的地。 

大概就 在拉科 尼亚北 部的“ 边民” 们开始 变节的 同时， 美塞尼 亚的希 
洛人也 开始起 义了； 推 测起来 ，至 少有一 部分美 塞尼亚 的“边 民”也 参与了 
这 次起义 ，就像 他们的 先辈在 差不多 一个世 纪以前 ，即 上次 大地震 发生之 
后 所做的 那样。 伊巴密 浓达此 行的任 务就是 要去看 看这次 起义有 没有受 
到斯巴 达镇压 ，以 及获 得了自 由的希 洛人是 不是已 经享有 了永久 性的权 
利。 他的 成就之 一是督 促美塞 尼亚人 建设了 新美塞 尼城， 这座新 城的城 
址背 倚伊托 美山的 侧面， 充分利 用了当 地的地 理优势 ，然后 ，再建 造了巨 
大的 城墙加 以保护 ，使 之固若 金汤。 这座带 城墙的 城市与 没有城 墙的斯 
巴 达形成 了鲜明 的对比 ，它的 城墙遗 迹至今 还依然 会给到 过此地 的游客 
们留下 深刻的 印象。 新 美塞尼 的市民 首先是 之前居 住在此 地的成 年男性 
希洛人 ，但是 ，不 久之后 ，也有 一些流 散在外 的美塞 尼亚人 的后裔 加人了 
进来 ，其中 包括一 些从遥 远的北 非回来 的人。 

大约在 公元前 490 年 的时候 ，西西 里人的 臧克列 （Sicilian Zancle)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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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成 麦西拿 (Messana) ， 雅 典人在 公元前 460 年建造 了纳帕 克塔斯 ，从 
那时 起“美 塞尼亚 人”就 自豪地 自称为 纳帕克 塔斯人 ，在奥 林匹亚 进行献 
祭 的时候 ，他们 会用这 个名号 向神奉 献祭品 ，而 且奉 献的东 西会很 有针对 
性， 以此来 故意刁 难他们 先前的 斯巴达 主人。 他们 的供物 中最引 人注目 
的是那 座至今 还大体 保存了 下来的 胜利纪 念碑， 它是在 公元前 5 世纪 20 
年 代后期 由门戴 (Mende) 的派欧 尼乌斯 （Paeonius) 雕 刻的； 但是， 在公元 
前 369 年之后 ，“美 塞尼亚 人”中 最优秀 的当属 新美塞 尼的市 民了， 而且就 
其本 身而言 ，他 们当时 是希腊 世界其 他地方 那些兴 奋不已 的知识 分子们 
热烈 讨论的 话题。 

阿尔西 德马斯 （Alcidamas) 是一位 来自小 亚细亚 的修辞 学家和 智者， 
他用写 作的方 式来声 援美塞 尼亚人 的解放 事业， “神从 来没有 造过奴 隶”， 
这句 话暗示 了所谓 的奴隶 制纯粹 只是一 种人类 的习俗 ，并 没有什 么神圣 
的正 当理由 ，而且 ，还 可能因 此而无 法证明 自 己的正 当性。 柏拉图 的思想 
实际上 还没有 到达这 个程度 ，奴 隶制对 他的思 想反而 有着决 定性的 影响； 
不 过他认 为斯巴 达人的 希洛人 体系在 整个希 腊是最 具争议 的奴隶 制度， 
可能因 为这些 希洛人 本身也 是希腊 人而不 是外来 的野蛮 人吧！ 然而 ，对 
已经 获得自 由的美 塞尼亚 人的最 有力的 评论来 自伊索 克拉特 
(Isocrates)， 他既 是阿尔 西德马 斯也是 柏拉图 的思想 的专业 挑战者 ，他的 
一 本小册 子里记 录了王 储阿基 达马斯 在一个 戏剧性 的语境 下所作 的一次 
演讲， 时间大 约是在 公元前 366 年。 根 据伊索 克拉特 的记载 ，最令 阿基达 
马斯感 到烦乱 的是斯 巴达人 必须容 忍他们 原来的 奴隶现 在成了 自由 、独 
立 的市民 ，而这 些人不 久前还 老老实 实地呆 在他们 家的后 院子里 干活。 

阿 基达马 斯三世 


阿基达 马斯是 阿吉西 劳斯与 妻子克 列欧拉 （ Cleora ) 的儿子 ，大 概生 
于 公元前 5 世纪 的末期 。他自 己是在 公元前 4 世纪 70 年代 或者是 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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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初期 结婚的 ，妻 子是 埃乌达 米德斯 （Eudamidas) 的 女儿。 埃乌 达米德 
斯是 一位杰 出的指 挥官， 曾受到 过阿吉 西劳斯 的青睐 ，而且 他还是 已故的 
佛 比达斯 (Phoebidas， 死于 公元前 378 年） 的兄弟 ，佛 比达 斯同样 受到过 
阿吉西 劳斯的 保护和 喜爱。 推 测起来 ，阿基 达马斯 的婚姻 应该是 一次王 
族 内部的 婚姻。 

他 第一次 出现在 历史记 录中是 公元前 378 年 ，当时 他是斯 佛德里 
亚斯 的儿子 的爱人 ，他向 无所不 能的父 亲求情 ，希 望能够 保全爰 人的父 
亲的 性命。 斯 佛德里 亚斯当 时确实 是逃过 了一死 ，但不 久之后 ，在 公元 
前 371 年的时 候战死 在留克 特拉。 阿基达 马斯没 有参加 那次非 常危险 
的交战 ，可 能是 因为他 当时还 没有成 为父亲 ，即没 有生下 一个可 以在将 
来继 承自己 王位的 儿子。 他当时 只是担 任了后 方辅助 的工作 ，去 麦加 
里德 （Megarid) 迎接那 些幸存 者并护 送他们 回家。 三 年之后 ，在 阿卡狄 
亚 ，他第 一次担 任了指 挥官并 接受了 战争的 检验， 事实上 他是在 代理年 
迈的父 亲行使 权力。 他在这 里赢得 了所谓 “无泪 之战” （Tearless Battle) 
的胜利 ，因为 这一次 没有一 个斯巴 达人为 此失去 了性命 ，现在 ，他 们的人 
数已 经越来 越少了 ，所以 他们的 性命也 就变得 越来越 宝贵。 在普 鲁塔克 
编撰的 《国 王和指 挥官的 格言》 （Sajyiwg 5 o/ Kings and Commanders) 中， 

有一 则与阿 基达马 斯有关 ，这 则轶闻 透露出 当时的 斯巴达 正面临 的可怕 
情形： 


阿基 达马斯 ，阿吉 西劳斯 的儿子 ，当 他看到 从西西 里带来 的弹弩 
发射出 飞箭的 时候， 大声惊 呼：“ 赫拉克 勒斯啊 ，凡人 的英勇 不再有 
用了！ 

在留克 特拉危 机之后 ，斯 巴达 人曾经 主动与 叙拉古 的僭主 狄奥尼 修斯一 


〔 1 〕 Plutarch, Sayings of Kings and Commanders , Archidamus (Moralia 191e) ; see also 
Moralia 219a, Archidamos , n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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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Dionysius I ， 在位 时间为 公元前 405 年至前 367 年； 他 们在对 待僭政 
的主要 立场上 是非常 一致的 …… ） 结成 了同盟 ，为的 是回报 狄奥尼 修斯一 
世在 伯罗奔 尼撒战 争中曾 经给予 过斯巴 达的军 事援助 ，包 括雇佣 军及最 
先进的 装备。 在 狄奥尼 修斯的 武器革 新当中 ，他曾 经改进 了弹射 武器的 
性能， 公元前 308 年 ，这种 武器在 他围攻 西西里 西部的 摩担亚 （ Motya ) 时 
派上了 用场， 并为最 后成功 夺取该 城立下 了汗马 功劳。 阿 基达马 斯在公 
元前 4 世纪 60 年代 早期的 时候见 到了这 种弹弩 ，因 而发出 了前文 中的感 
叹 ，这几 乎就是 公元前 425 年那 个在斯 法克特 利亚被 雅典人 俘虏， 并被扣 
为 人质的 斯巴达 人所说 过的话 的翻版 ，这个 斯巴达 人说箭 （“纺 锤状的 
箭”) 是女 人才用 的武器 ，只有 阵地上 面对面 的兵刃 相见才 是对男 人勇气 
的 一种真 正考验 ，这些 内容都 记载在 修昔底 德的著 作里。 凭借弹 弩的扭 21 S 
力 发射出 来的弩 箭比弓 箭的威 力更大 ，阿基 达马斯 的惊骇 反应也 恰好说 
明了斯 巴达人 之所以 在后来 战败的 一个主 要原因 ，即在 公元前 4 世纪 ，当 
战 争的各 种条件 都发生 了变化 的时候 ，为何 因循守 旧的斯 巴达军 队遭遇 
了 失败。 

公元前 362 年 ，伊巴 密浓达 率领军 队侵人 斯巴达 ，当底 比斯的 军队穿 
过斯巴 达的城 镇时候 ，据 说阿基 达马斯 又一次 表现 得非常 杰出。 直到他 
父亲在 公元前 360 年或前 359 年去世 之后， 他才获 得了空 间完全 施展自 
己 的手脚 ，显然 ，他 没有 遇到任 何挑战 就登上 了欧里 庞提德 的王位 ，成为 
了阿基 达马斯 三世。 他 的共同 执政王 是来自 阿基亚 德家族 的克列 欧美涅 
斯二世 ，这 不过是 一个无 足轻重 的人， 他在位 （很难 说他曾 经统治 过斯巴 
达） 的 时间从 公元前 370 年到前 309 年， 毫无疑 问地打 破了历 史纪录 。然 
而， 即使是 聪明能 干又积 极主动 的阿基 达马斯 ，也丝 毫不能 阻挡腓 力二世 
(公 元前 359 —前 336 年） 领导的 马其顿 大军由 北向南 的滚滚 铁流； 他也 
无法 重振斯 巴达在 伯罗奔 尼撒的 地位， 尽管在 公元前 352 年 的时候 ，他曾 
经 向“大 都会” （ Megalopolis) 发动 过一次 进攻。 在 佛西斯 人与腓 力长达 
十 年的战 争期间 ，即 公元前 346 年 ，他 为了帮 助佛西 斯人也 曾短暂 地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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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温泉关 ，但是 ，曾 经在 此浴血 奋战过 的斯巴 达先烈 们的在 天之灵 不会为 
此感到 欣慰， 因 为他后 来不光 彩地从 那里撤 退了。 

公元前 338 年 ，腓力 在彼奥 提亚的 克罗尼 亚取得 了胜利 ，这是 他征服 
整个 希腊大 陆的高 潮部分 ，然而 ，当时 的斯巴 达国力 过于虚 弱以致 都没有 
能力参 与这场 战役。 当腓力 在取得 这场战 役的胜 利之后 ，随 即又 侵入了 
拉科 尼亚， 就像当 年的伊 巴密浓 达那样 ，而且 他同样 也没有 大费周 章地去 
征服 或占领 斯巴达 的城市 ，而 是故意 把斯巴 达排除 在新的 柯林斯 联盟之 
外。 柯林斯 ，公 元前 481 年的那 份著名 的“抵 抗波斯 宣言” 就是在 这里昭 
告 天下的 ，它 曾经是 斯巴达 在伯罗 奔尼撒 联盟中 最主要 的盟友 ，到 了公元 
前 4 世纪 60 年 代中期 ，曾 经的联 盟已经 在静默 无声中 四分五 裂了。 柯林 
斯人 现在就 像新城 邦美塞 尼和“ 大都会 ”那样 宁愿投 靠腓力 也不愿 再跟随 
斯巴达 ，其他 原属伯 罗奔尼 撒同盟 的盟国 ，如阿 尔戈斯 也同样 如此。 作为 
老练的 外交家 ，腓力 本人非 常明白 ，把 斯巴达 排挤在 新联盟 之外， 就可以 
确 保这些 反对斯 巴达的 城邦对 他保持 忠诚。 

斯巴达 在外交 关系上 的软弱 无力， 在腓力 （Philip) 的儿 子及继 任者亚 
历山 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曾 经发表 过的两 次精辟 的论述 中得到 
了 充分的 证明。 第一 次是在 公元前 334 年 ，也 就是在 格拉尼 科斯河 
(River Granicus) 战 役之后 ，亚 历山大 大帝送 给雅典 300 套 完整的 战斗蓝 
甲 （重 甲步兵 披挂的 甲胄） ，正好 300 套 ，都 献给雅 典的卫 城并题 辞：’ 

腓力 的儿子 亚历山 大以及 希腊人 ，斯 巴达人 除外， 一起奉 献了这 
些从 亚洲带 回来的 战利品 

对斯 巴达人 来说， 300 这个数 字已经 深深地 烙印在 他们民 族的集 体意识 
当中 ，因此 ，“斯 巴 达人除 外”这 样的措 辞显然 是对斯 巴达人 的一种 处心积 


〔 1 〕 Arrian, Anabasis \_The Campaign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D Book I， Chapter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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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 的侮辱 ，亚历 山大用 这种公 开羞辱 的方式 提醒斯 巴达人 ，他 们并 不是他 
所领导 的反击 波斯的 希腊东 征军的 一员。 第 二次是 在这三 年之后 ，即公 
元前 331 年 ，阿 基达马 斯的儿 子和继 承者阿 吉斯三 世曾试 图发起 反对马 
其顿 人统治 的起义 ，但是 ，最 终在 “大都 会”被 马其顿 军队以 绝对的 优势击 
败了。 亚 历山大 轻蔑地 把这次 骚乱称 为“老 鼠的战 斗”。 

言 归正传 ，当 公元前 338 年 发生了 如此重 大的事 件时候 ，阿基 达马斯 
正 在干什 么呢？ 他当时 在海外 ，正 指挥着 雇佣军 为斯巴 达真正 的殖民 

地一一 塔拉斯 ^ ^与 其相邻 的本土 的路卡 尼亚人 （ Lucanians ) 作战 ，并死 

在了 那里。 这个人 一生都 生活在 父亲阿 吉西劳 斯的阴 影之下 ，而 且同样 
的回天 乏术。 然而 ，即使 如此， 一尊阿 基达马 斯的雕 像还是 建立在 了奥林 
匹亚 ，我们 现在拥 有的他 的雕像 可能是 罗马时 期的复 制品。 阿吉 西劳斯 
应 该会为 此感到 震惊。 对 他来说 ，一 个人只 有死才 能让人 们永远 地记住 

他 ，而不 是任何 毫无价 值的、 伪造的 铜像。 简 而言之 ，“世 间富贵 ，转 瞬即 
逝” (Sfc transit gloria laconica ) 0 

留克特 拉战役 之后， 伊巴密 浓达建 立了新 美塞尼 ，这还 不是他 给予斯 
巴达人 的唯一 打击。 让斯 巴达人 感到雪 上加霜 的是在 公元前 368 年 ，又 
是 在他的 监督下 ，在 阿卡狄 亚的南 部修建 了“大 都会” （Megalopolis， 即 
“伟 大的城 市”） ，它由 先前的 四十个 村落混 合而成 ，其 中一 些是以 前的拉 
科 尼亚“ 边民” 城镇。 至少从 公元前 5 世纪早 期开始 ，在阿 卡狄亚 就已经 21S 
出现过 联邦制 的倾向 ，但是 ，直到 伊巴密 浓达把 “大都 会”设 定为阿 卡狄亚 
新联 邦的首 都之后 ，这种 倾向才 真正成 为现实 ，伊巴 密浓达 自己就 是彼奥 
提亚 人联邦 国家的 公民。 “大都 会”的 剧场的 规模在 整个伯 罗奔尼 撒都是 
最大的 ，它反 映了这 个城市 作为一 个位于 中央的 、联 邦制的 集会地 点的重 
要性。 斯巴达 当然会 竭尽全 力去压 制这个 联邦制 的国家 ，只 要有 可能就 
会解 散它们 （如 公元前 386 年的 彼奥提 亚人， 公元前 379 年卡尔 奇底斯 
人）。 此外， “大都 会”所 在的位 置还直 接威胁 着斯巴 达军队 通往北 方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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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如果 斯巴达 想要去 干预伯 罗奔尼 撒内部 的其他 地方或 者进入 北部的 
柯 林斯地 峡的话 ，都会 受到这 个城市 的威胁 ，斯 巴达 为此难 受不堪 ，如鲠 
在喉！ 

在献 给伊巴 密浓达 的葬礼 的短诗 （刻在 底比斯 卫城的 伊巴密 浓达的 
雕 像上） 中 ，这个 新伯罗 奔尼撒 城市有 着特别 重要的 分量， 这是一 点儿也 
不用 感到惊 讶的： 

这 是我的 忠告： 

斯巴达 已经剃 光了它 光荣的 头发； 

美塞尼 接纳了 她的孩 子们： 

底比 斯之矛 的花冠 
已经 加冕于 “大都 会”： 

希腊 自由了 = 

诗中 提到了 剃去斯 巴达的 头发， 这里流 露出的 自豪或 自负让 人印象 深刻； 
剃发 ，在 希腊世 界里是 一种普 遍的表 达哀痛 的方式 ，但是 ，斯 巴达 的男人 
们显 然有着 特别多 的头发 要剃。 诗 中美塞 尼的母 性形象 ，含蓄 、巧 妙地与 
斯巴 达奴役 、虐杀 希洛人 时的凶 残态度 形成了 对照， 而且着 重强调 斯巴达 
不把 希洛人 当作一 家人。 “大都 会”在 争夺花 冠的比 赛中成 了最后 的胜利 
者 ，这得 感谢“ 底比斯 之矛” —— 伊巴密 浓达， 他的名 字在这 里被用 来代表 
底 比斯。 当初 ，斯巴 达人阻 击了波 斯人并 捍卫了 希腊人 的自由 ，“ 多里安 
人 之矛” (埃 斯库罗 斯创作 的优美 短语） 这个 荣誉的 称号曾 经是属 于他们 
的。 但是， 今日的 拉科尼 亚已经 不同往 昔了。 

这首献 给伊巴 密浓达 的葬礼 的诗其 创作时 间仅仅 只是在 “大都 会”建 
立的六 年之后 ，伊 巴密浓 达在第 二次发 生在门 丁尼亚 的重大 战役中 （地点 


〔 1 〕 Pausanias, Guide to Greece ， Book IX, chapter 15. See Levi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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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阿 卡狄亚 的北方 ，第 一次重 大战役 发生在 公元前 418 年） 取 得了胜 
利 ，但 他也死 在了这 次战役 当中。 在 公元前 362 年的 时候， 他第四 次侵入 
伯罗 奔尼撒 ，为 的是确 保斯巴 达在即 将到来 的决定 性战役 中无法 以全部 
力量 出战; 他 实施了 第二次 入侵拉 科尼亚 的行动 ，但是 这一次 ，他 穿过了 
没有城 墙保护 的斯巴 达人的 住地。 为 斯巴达 辩护的 人宁愿 把注意 力转移 
到 一个十 八或十 九岁的 青年人 的英勇 行为上 ，而不 愿意关 注阿吉 西劳斯 
领导下 的斯巴 达人在 抵抗伊 巴密浓 达时的 毫无还 手之力 ，以 及在 斯巴达 
的各个 阶层中 所爆发 的影响 深远的 争论。 

伊 萨达斯 

关于伊 萨达斯 （ Isadas ) 的值 得信赖 的信息 ，我 们只能 从普鲁 塔克记 
叙“ 阿吉西 劳斯的 生平” 的一个 段落中 找到。 公元前 362 年 ，伊巴 密浓达 
带领他 的军队 在斯巴 达的领 土上长 驱直入 ，就 是下 面这个 将要讲 述的故 
事所 发生的 背景， 尽管对 于这一 背景是 否真实 还存在 着明显 的争议 ，但争 
议本 身绝不 会冲淡 这个故 事本身 的趣味 性和重 要性： 

伊 萨达斯 ，佛 比达斯 的儿子 ，在 我看来 ，他 向他的 同胞以 及敌人 
展示 了一种 真正的 勇气。 无论是 相貌还 是体形 ，他 都不 同凡响 ，而且 
他正处 于从少 年向成 年过渡 的时期 ，这是 一个人 见人爱 的青春 时代。 
他全 身赤裸 ，既没 有携带 任何武 器也没 有披挂 什么可 以保护 自己的 
盔甲， 因为他 当时正 在给自 己涂抹 膏油， 可是他 竟然一 只手抓 住一根 
长矛 ，另 一只手 举起一 把利剑 冲出了 房门。 他 就这样 扑进了 密集的 
敌 群当中 ，把 一个又 一个敌 人击倒 在地。 没 有一个 人能伤 害到他 ，或 
许是有 一些神 灵因为 他的勇 敢而守 护着他 ，又 或者是 因为在 敌人看 
来 他比常 人要更 加高大 、更加 强大。 据 说后来 监察官 们先是 给他戴 
上了 荣誉 的花环 ，然后 又罚了 他一千 达利克 （ drachmas ) ， 因为 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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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 任何防 护装备 就冒着 生命危 险投入 了战斗 

佛比达 斯是伊 萨达斯 的父亲 ，他 可不是 一个普 通的斯 巴达人 ，甚至 还是一 
个有着 非同一 般的雄 心壮志 的人。 在 公元前 382 年 ，据说 他占领 了底比 
斯 ，并 且驻守 在那里 ，这是 在和平 时期发 生的事 ，尽 管后来 阿吉西 劳斯撤 
销了 他的这 一行动 ，阿 吉西劳 斯是否 在事先 怂恿或 者指使 他实施 了这一 
行动 ，就 不得而 知了。 怫 比达斯 的兄弟 埃乌达 米德斯 ，即 伊萨达 斯的叔 
叔 ，在 抗击欧 伦托斯 的战役 (公 元前 381 —前 379 年） 中 担任过 指挥官 ，同 
样 也表现 得非常 杰出； 而且 ，可 能是在 公元前 4 世纪 70 年代 晚期或 60 年 
代 的早期 ，阿吉 西劳斯 的儿子 阿基达 马斯娶 了埃乌 达米德 斯的一 个女儿 
作妻子 ，毫 无疑问 ，这 是一场 金钱与 政治的 婚姻。 然而， 公元前 378 年 ，佛 
比达 斯在彼 奥提亚 担任高 级指挥 官时被 杀死了 ，伊 萨达斯 出生在 公元前 
4 世纪 80 年代 ，所 以在他 成长的 阶段时 是没有 父亲的 ，但是 ，在 意识深 
处 ，他也 许知道 自己的 父亲是 一个了 不起的 斯巴达 英雄。 

在 公元前 362 年 的时候 ，伊 巴密浓 达侵入 斯巴达 ，此时 的伊萨 达斯正 
处 在“和 阶段， SP “少年 ”时期 ，这 是斯 巴达人 对男性 的一种 专门称 
呼 ，也 就是说 ，此时 的男性 正处在 从男孩 从 7 岁至 18 岁） 到 完全成 
年 的战士 (a/ze> ，二十 多岁） 这个 阶段。 此时， 他们也 正处于 训练的 中级阶 
段 ，在这 个时期 ，一些 特别优 秀的青 年会被 挑选出 来参加 猎杀希 洛人的 
“ 特别行 动队” ，他们 会被派 遣到乡 村地区 ，身 上只能 携带一 把匕首 ，除了 
自 己去拾 掇谷物 或者偷 窃之外 ，不会 供给他 们任何 食物。 作为一 种对男 
人勇 气的检 验或战 士进阶 的仪式 ，他们 可以杀 死任何 偶然遇 到的希 洛人， 
或 他们认 为可能 会制造 麻烦的 希洛人 ，以此 来获得 杀人的 经验。 伊萨达 
221 斯 赤裸着 身体说 明他正 处于快 成年的 青春期 ，而他 用橄榄 油涂抹 在自己 
身上 ，则 意味着 他已经 做完了 身体 锻炼。 修昔 底德告 诉我们 ，在希 腊世界 


C 1 1 Plutarch, 30. See also Shipley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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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先举行 涂油净 身仪式 的是斯 巴达人 ，毫 无疑问 ，部 分原因 是在拉 科尼亚 
和 美塞尼 亚有着 适宜橄 榄树生 长的自 然条件 ，因此 当地橄 榄油的 产量非 
常大 ，同时 ，我们 回想一 下当初 薛西斯 的探子 在温泉 关第一 次看到 斯巴达 
人的 情形吧 ，那些 斯巴达 人当时 也是在 做体操 ，进 行身 体锻炼 ，个 个都显 
得孔武 有力， 每当斯 巴达人 准备奔 赴战场 的时候 ，他 们就会 如此。 

因此 ，可能 是对自 己了不 起的英 雄父亲 的记忆 ，也 可能 是温泉 关三百 
勇士的 壮举激 发了他 的斗志 ，从 而使 他表现 得如此 英勇。 然而 ，他 的行为 
与成年 的斯巴 达人有 着关键 的不同 ，那 就是他 只是一 个人单 打独斗 ，并不 
像 一个受 过严格 训练的 步兵那 样参加 阵地战 ，而且 ，他 是带 着狂怒 投人战 
斗的， 有点像 公元前 479 年亚 里斯托 达摩斯 （Aristodamus) 在普拉 提亚那 
样； 斯巴达 人之所 以没有 对他的 英勇予 以嘉奖 ，可能 是在他 们看来 ，这个 
人 是带着 求死的 意愿去 战斗的 ，而没 有恰当 地显示 出他有 能力控 制自己 
的 勇气。 这可能 就是监 察官们 ，这些 既坚守 律法又 务实独 断的人 ，为 何在 
授 予他花 冠之后 —— 就像他 是一个 在比赛 中获胜 的运动 员似的 —— 接着 
还 要对他 处以一 笔重重 的罚金 的原因 ，这 是相当 发人深 省的。 

在把阿 吉西劳 斯钳制 在斯巴 达之后 ，伊 巴密浓 达班师 返回了 北方。 
在 战役的 开始阶 段是骑 兵部队 之间的 前哨战 ，色诺 芬的一 个儿子 格里卢 
斯 (Gryllus) a3 在这次 战斗中 牺牲了 ，他 曾经通 过了“ 够格者 ”训练 ，是一 
个 居住在 斯巴达 的外国 贵宾。 这 场战役 的主要 战事紧 接着就 爆发了 。进 
行定位 进攻的 重甲步 兵投入 了战斗 ，这 个第 二次门 丁尼亚 战役的 情形与 
留克特 拉战役 几乎一 模一样 ，而 且结果 也完全 相同， 尽管这 一次斯 巴达人 
得 到了雅 典人的 援助。 

接着 又订立 了一份 《共 同和 平协议 KCommon Peace) ， 这份和 约实际 
上是在 战场上 订立的 ，或者 ，它其 实造成 了更为 严重的 混乱？ 这后 一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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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色诺芬 的父亲 也叫格 里卢斯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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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当 时的历 史学家 色诺芬 的看法 ，他曾 经是一 个亲斯 巴达的 流亡者 ，接 
受 过阿吉 西劳斯 的救助 ，是 阿吉西 劳斯的 追随者 ，但 到那时 他已经 重新与 
雅 典——他 生于斯 长于斯 的城邦 一" - 言归于 好了。 至 于阿吉 西劳斯 ，当 
他 的城邦 正处于 生死存 亡的危 急时刻 的时候 ，他所 能想到 的最有 用的措 
施就是 出发前 往北非 ，尽 管他此 时已经 八十多 岁了， 他去那 里为人 卖命， 
担 任了一 支雇佣 军的指 挥官。 他这样 做的主 要目的 是想要 尽快从 埃及人 
那里挣 到足够 的金钱 ，来 填补斯 巴达因 为军费 开支而 几乎耗 尽了的 国库， 
但是， 他死在 了回家 的路上 ，在 一个叫 墨涅拉 俄斯的 港口， 也就是 现在的 
利比亚 的某个 地方。 

这 个临终 之地对 一个斯 巴达国 王来说 是合适 不过了 ，但是 ，他 这样的 
离去 也标志 着一个 王朝悲 哀地结 束了， 这个王 朝开始 的时候 ，斯巴 达似乎 
已经 达到了 它力量 的顶峰 ，而且 ，无 论是在 国内还 是在国 外都取 得了成 
功。 现代 的学者 们在审 视这段 历史的 时候， 依然还 会认为 阿吉西 劳斯应 
该 为斯巴 达的衰 落承担 其个人 责任。 但是 ，我自 己对 此的看 法是， 从正面 
来说 ，是 因为他 大力地 推行一 种始终 错误的 、帝 国主义 的外交 政策； 而从 
负面 来说， 则是因 为他没 有认真 地去解 决斯巴 达社会 中那些 长期存 在的、 
根本性 的经济 、社会 、政治 和军事 问题， 后世对 他的那 些责备 ，很大 一部分 
确实 是他应 得的。 他的 统治最 终反而 削弱了 国家的 实力， 他确实 是一个 
跛脚的 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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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瑞乌 斯一世 

阿瑞乌 斯一世 （Arens I) 是已 故国王 阿克罗 塔图斯 的儿子 ，在 公元前 
309 年继承 了长寿 的祖父 克列欧 美涅斯 二世的 阿基亚 德王位 ，尽管 在开始 
的时候 ，因 为他 还没有 到达法 定的继 承年龄 ，管 理国家 的事务 在名义 上还是 
由 他的叔 叔摄政 克列欧 利玛斯 (Cleonymus) 来 负责。 然而 ，不 久之后 ，克列 
欧利 玛斯决 定像他 的兄弟 那样去 意大利 南部当 雇佣军 ，最后 也同样 没有取 
得 多大的 成功。 不过 ，阿 瑞乌斯 已经属 于一个 与他的 父辈们 完全不 同的世 
界了 ，但他 拥有希 腊世界 的新型 统治者 才有的 眼光。 

公元前 307 年， 争夺亚 历山大 的遗产 的几位 主要的 竞争者 ，宣 布他们 
是各自 领土的 国王。 阿瑞 乌斯把 他们视 为自己 的榜样 ，在 他到了 法定年 
龄并且 担任了 阿基亚 德国王 一段时 间之后 ，他 发行 了斯巴 达人有 史以来 
的第一 套银币 ，并且 仿照亚 历山大 的方式 ，把 自己的 肖像和 名号都 非常醒 
目地铸 造在银 币上。 标称自 己是唯 一的“ 斯巴达 人的王 ”， 就好像 欧里庞 
提 德王朝 根本不 存在了 似的； 他 这样做 严重违 背了吕 库古的 传统。 事实 
上， 他所做 的违背 传统的 事情还 不止这 一件。 在 公元前 3 世纪 80 年代的 
某 个时候 ，他 的叔叔 ，也 就是以 前的摄 政克列 欧利玛 斯娶了 一位欧 里庞提 
德家族 的女继 承人， 从而越 过了两 个王族 之间的 界限。 但是 ，阿瑞 乌斯顺 
利地解 决了这 个难题 ，后来 ，他 的儿子 阿克罗 塔图斯 (未来 的阿基 亚德国 
王） 又与克 列欧利 玛斯的 （欧里 庞提德 家的） 妻 子发生 了通奸 ，他也 成功地 
处置 了如此 危险的 局面， 这些全 都靠了 他老练 、圆滑 的处事 手腕。 

他的这 种才能 在更髙 的层次 ，即 泛希腊 地区的 国与国 之间的 外交争 
端中更 是发挥 得淋漓 尽致。 在 公元前 3 世纪 的早期 ，人们 以为他 就是那 
封从 耶路撒 冷寄来 的信的 收信人 ，这封 信是耶 路撒冷 的主教 写的， 收信人 
是“ 阿瑞伊 乌斯” (Areius)， 这 位主教 在信中 说斯巴 达人和 犹太人 有着共 
同的 祖先。 主 教的目 的 其实是 希望斯 巴达人 能够帮 助耶路 撒冷去 抵抗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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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西 的国王 安条克 (Seleucid King Antiochus) 0 公元前 280 年 ，阿 瑞乌斯 
在组建 了一个 反对希 腊的宗 主国马 其顿的 伯罗奔 尼撒同 盟之后 ，侵 入埃 
托利亚 （ Aetolia )。 到了 公元前 3 世纪 70 年代 的时候 ，他 已经转 换了阵 
营 ，马 其顿国 王安提 柯二世 （Antigonus II) 哥那塔 （ Gonatas) 给他 及时派 
遣来了 雇佣军 ，补 充了他 的军事 力量， 帮助他 成功地 击败了 来自伊 庇鲁斯 
(Epims) 国王 皮洛斯 (Pyrrhus) 对斯 巴达的 进攻。 此 后不久 ，他和 埃及的 
托勒 密二世 (Ptolemy II) 菲腊德 勒夫斯 （ Philadelphia) 订立 同盟， 成为了 
“斯 巴达一 雅典一 托勒密 轴心同 盟”的 一员， 从而使 他有能 力考虑 越过柯 
林 斯的地 峡去介 入所谓 的克里 蒙尼迪 亚战争 （Chremonidean War ， 以雅 
典的一 位主要 领导人 命名， 时间从 公元前 267 年至前 262 年）。 但是 ，也 
正是 在他当 政期间 ，举 世闻名 的“吕 库古” 政体也 开始真 正地解 体了； 公元 
前 265 年， 他没能 突破占 领并驻 守在亚 利哥林 德斯山 （ AcrocoHnth) 的马 
其顿人 的封锁 ，反而 被杀死 在这个 地方的 附近。 

阿瑞 乌斯最 初的任 务是去 把德尔 斐从埃 托利亚 人联盟 的手中 解放出 
来。 这个目 标既是 因为斯 巴达人 对宗教 的虔诚 ，无疑 也是因 为阿瑞 乌斯个 
人对 权力和 声誉的 热望， 尽管斯 巴达人 世代相 传的对 德尔斐 的尊敬 十有八 
九是 足够真 诚的。 虽然在 军事的 意义上 ，阿瑞 乌斯损 失惨重 ，但是 ，无 论如 
何 这次行 动还是 给他带 来了一 a 名誉 ，而 不是完 全一无 所获， 这并不 仅仅是 
因为 他曾设 法说服 麦加拉 、彼奥 提亚以 及阿尔 戈斯的 一些城 镇和伯 罗奔尼 
撒北部 的亚加 亚的四 个城镇 （它 们在 公元前 280 年时 候是亚 加亚人 同盟的 
核心) 来加 人他的 事业。 在遭到 断然拒 绝之后 ，阿瑞 乌斯在 公元前 3 世纪 
70 年 代又卷 土重来 ，这一 次他采 用的是 对当时 的斯巴 达国王 来说轻 车熟路 
的策略 —— 到 克里特 征募雇 佣兵。 但是 ，在 公元前 272 年 ，他 又被从 克里特 
火速 召回， 去应对 伊庇鲁 斯的国 王皮洛 斯对拉 科尼亚 发动的 另一次 入侵以 
及对斯 巴达的 进攻。 与阿瑞 乌斯一 同回国 的还有 2000 名雇 佣兵， 马其顿 
国王安 提柯二 世哥那 塔也从 柯林斯 派来了 雇佣军 增援他 ，从 而使 他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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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敌 人对斯 巴达的 围攻。 据说 ，一 些斯巴 达的贵 族妇女 表现得 极为勇 
敢 ，也 为国家 作出了 非常大 的贡献 ，这 些妇女 中就有 埃乌达 米德斯 一世的 
孀妇。 这 预示着 一些斯 巴达妇 女将在 公元前 3 世纪 的第三 个二十 五年这 
段 时期里 ，在斯 巴达的 历史上 扮演毋 庸置疑 的重要 角色。 

阿瑞乌 斯千方 百计地 想要挤 入希腊 世界的 “超级 联赛” ，但是 ，他 的这 
种 努力在 公元前 3 世纪 60 年代 的克里 蒙尼迪 亚战争 中遭遇 了重挫 。尽 
管斯巴 达与这 个“联 赛”中 的一名 “顶级 球员” —— 埃 及的托 勒密二 世建立 
了某种 形式的 联合， 但阿瑞 乌斯自 己却被 杀死在 柯林斯 附近。 此时 ，斯巴 
达 的国运 也差不 多降到 了谷底 ，甚 至比 公元前 4 世纪 60 年 代的留 克特拉 
战役之 后的十 年还要 低落。 斯巴达 不但没 有在国 外得到 什么实 际的好 
处 ，而且 在国内 ，历 史悠 久的“ 吕库古 式”的 各种习 惯风俗 也开始 遭到破 
坏， 在本来 被认为 是“平 等”的 斯巴达 人当中 ，不 平等的 现象开 始加剧 ，而 
且 ，此时 的斯巴 达人也 只剩下 700 名左 右了。 两位斯 巴达“ 改革家 ”在此 
时 出场了 ，他 们分别 来自两 个王族 ，他 们能获 得这样 的声名 在一定 程度上 
是因 为古代 最杰出 的传记 作家普 鲁塔克 曾为他 们写过 了完整 的传记 ，普 
鲁塔克 来自彼 奥提亚 ，活跃 于公元 1 世 纪前后 的几十 年里。 

当普鲁 塔克准 备坐下 来撰写 《希 腊罗马 名人平 行列传 KPamZZeZ 
的时候 ，他 不可 能没注 意到罗 马的格 拉古兄 弟俩在 当时的 巨大声 
名 ，他们 分别是 提比略 （ Tib er iu S > tl ] 和盖约 （ Gaius ) t2 \ 两人都 曾经担 


〔1〕 提比略 •格 拉古 （ Gracchus， Tiberius Sempronius， 公元前 169? —前 133)， 罗 马贵族 
和 护民官 (公 元前 133 年）。 他 倡导农 业改革 ，主 张恢复 罗马经 济和个 体小农 阶级， 虽然这 种传统 
的土地 政策在 三十年 前即有 ，长老 会中的 敌对派 仍认为 他过于 激进。 他的 非正统 政治策 略激怒 
了长 老会的 反对派 ，发动 暴乱， 在混乱 中他被 暗杀。 后来 他的弟 弟盖约 _ 格拉古 执行了 他的改 
革 计划。 —— 译注 

〔2〕 盖约 • 格拉古 ( Gracchus, Gaius Sempronius， 公元前 160? — 前 121) ， 罗马 护民官 （公兀 
前 123 〜前 122 年）。 他参与 指控元 老谋害 其兄长 提比略 • 格拉 古的抗 争活动 ，并协 助实现 其兄长 
所提 出的农 业法。 他联 合平民 和骑士 团的选 票通过 旨在抑 制贵族 贪污的 改革。 他 试图将 公民权 
扩大 到罗马 的意大 利盟邦 ，并使 平民获 得更多 的自由 ，不 过并 不获得 支持。 虽 然出身 于贵族 家族， 
但 他的政 策被极 端保守 派视为 企图摧 毁贵族 体制。 后在阿 芬丁山 被围时 自杀。 —— 译注 


227 


221 



斯 巴达人 


228 


任 过平民 护民官 （分 别是在 公元前 133 年 以及前 123 年和前 122 年） 。而 
且 ，在 罗马国 内的激 烈政治 斗争中 ，他 们俩都 因为试 图对罗 马的共 和体制 
进行必 要的改 革而丢 了性命 ，罗 马政 府在当 时仍然 由一个 极端保 守且又 
颇 具凝聚 力的元 老院把 持着。 格 拉古兄 弟俩不 但活着 的时候 响当当 ，死 
时更 是轰轰 烈烈， 在希腊 历史上 ，有 什么样 的人可 以与他 们俩相 比呢？ 如 
果 再有一 对类似 的兄弟 那就最 理想了 ，可是 ，没有 ，即 使是 任何意 义上的 
一对 兄弟都 没有。 为此， 普鲁塔 克不得 不有点 尴尬地 来处理 这个问 题:斯 
巴 达的国 王阿吉 斯四世 （Agis IV ) 和 克列欧 美涅斯 三世。 这解释 了我为 
什么 在本书 中没有 为这两 位不平 常的国 王分别 作传的 原因。 这两 个人的 
生 平事迹 都发生 在斯巴 达历史 上的同 一时期 ，即 公元前 3 世纪的 第三个 
二十五 年里。 

把阿吉 斯和克 列欧美 涅斯与 格拉古 兄弟俩 进行平 行比较 ，只 是一种 
勉强的 做法， 整个的 来说是 不太准 确的。 首先 ，阿吉 斯和克 列欧美 涅斯不 
是兄弟 ，尽管 直到其 中一个 人死后 ，他 们才算 是发生 了一点 联系： 克列欧 
美 涅斯娶 了阿吉 斯的孀 妇阿基 阿蒂斯 ( Agiatis ) 作 妻子。 阿 吉斯和 克列欧 
美 涅斯并 不是斯 巴达人 民的正 式代表 ，而格 拉古兄 弟俩则 是经民 众投票 
选举 出来担 任护民 官的。 阿吉 斯和克 列欧美 涅斯都 是世袭 的国王 ，分别 
在 公元前 244 年至前 241 年和 公元前 235 年至前 222 年继 承了欧 里庞提 
德 和阿基 亚德的 王位。 然而 ，普鲁 塔克肯 定不会 是第一 个看出 ，在 这两个 
斯巴达 国王与 两个罗 马护民 官之间 ，实 际上 存在着 相当多 的共同 之处。 
这两个 斯巴达 人同样 都是在 激烈的 国内斗 争中被 杀害的 ，而 且两 人都明 
确地支 持一种 激进的 、即使 不是革 命性的 社会改 革方案 ，他 们都曾 经试图 
通过运 用自己 的权力 来实施 这样的 改革。 

那么， 阿吉斯 四世和 克列欧 美涅斯 三世到 底做了 什么， 以致连 他们的 
性命 都搭上 了呢？ 显然， 仅仅依 靠普鲁 塔克的 《传 记》 ，是不 足以为 如此复 
杂 的问题 找到可 能的答 案的。 首先， 我们必 须调査 普鲁塔 克选择 的那些 
历史 文献的 性质是 什么， 尤其是 它们的 可信度 到底有 多少。 有一个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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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公元前 3 世纪 的雅典 历史学 家菲拉 尔克斯 （Phylarchus) , 他与 普鲁塔 
克 所记载 的一些 希腊人 物基本 属于同 一时代 ，也是 普鲁塔 克首选 的资料 
来源。 但是， 菲拉尔 克斯记 述的内 容又有 多少值 得信赖 的呢？ 如 果我们 
相信 罗马崛 起时期 最伟大 的历史 学家阿 卡狄亚 人波利 比奥斯 （Polybius) 
对此人 所作的 猛烈批 评的话 ，那 么他 根本就 不值得 相信。 菲拉尔 克斯记 
述 的材料 ，实际 上是被 波利比 奥斯特 意挑选 出来作 为优秀 的历史 写作的 
反面范 例的。 菲 拉尔克 斯让波 利比奥 斯感到 难受的 原因不 是别的 ，正是 
他的文 体风格 ，因 为他犯 了一个 范畴上 的错误 ，即把 本应是 实事求 是的历 
史编 纂与虚 构的、 富于情 感的悲 剧混为 一谈。 

但是 ，波 利比奥 斯本人 也曾因 为偏见 而受到 人们的 指责。 大 约在公 
元前 200 年的 时候， 他出生 在“大 都会” ，属于 公元前 3 世纪 晚期到 公元前 
2 世 纪早期 这段时 期里统 治亚加 亚联盟 的贵族 精英。 就相 关的历 史写作 
而言 ，他 曾明确 地声称 偏爱自 己的祖 国才是 真正的 爱国。 斯巴达 的克列 
欧美涅 斯三世 是一个 性格坚 毅的人 ，而 且在相 当长的 一段时 间里， 他还是 
亚加亚 人的一 个非常 成功的 敌人; 在波 利比奥 斯的父 辈们所 处的时 代里， 

“大 都会” 曾经确 实遭受 过克列 欧美捏 斯三世 的洗劫 和野蛮 对待。 这是波 
利 比奥斯 感到无 法接受 的事实 ，因此 他觉得 有必要 去驳斥 菲拉尔 克斯对 2四 
克列欧 美涅斯 三世的 美化。 

真相 究竟在 哪里？ 很不幸 ，普鲁 塔克选 择遵从 菲拉尔 克斯对 历史的 
阐释是 无法解 决这个 问题的 ，菲 拉尔 克斯其 实只是 一个喜 欢说教 的传记 
作家 ，而 不是一 个最好 的历史 学家。 因此 ，我们 最多只 能宣称 ，我 们的记 
述不会 与菲拉 尔克斯 、波 利比 奥斯和 普鲁塔 克所记 载的事 实有什 么不一 
致 的地方 ，同时 ，这 些事 实保持 了原样 ，没 有什么 渲染； 而且 ，我们 对这些 
事实 的阐释 ，最起 码使斯 巴达历 史上一 段最引 人入胜 、也最 为重要 的插曲 
获得 了前后 一致的 意义。 

这段 插曲之 所以如 此吸引 人的一 个原因 就是斯 巴达妇 女们的 作用不 
但 显得非 常突出 ，而 且在事 实上还 起着决 定性的 作用； 可以肯 定地说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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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情 形在整 个希腊 (或 罗马） 历史 上都是 极其罕 见的。 亚 里士多 德早在 
一个 世纪以 前就 在他的 《 政 治学》 里 说过： 

在 斯巴达 人统治 的时候 ，很 多事情 是由妇 女来完 成的。 〔1〕 

这句 话可能 主要指 的是从 公元前 404 年到前 371 年这段 时间。 然而 ，在 
公元前 244 年与前 221 年这段 时间中 ，这一 相当受 争议的 言论获 得了实 
质性的 内容并 得到了 证实。 我前 面已经 提及过 ，克 列欧美 涅斯娶 了阿吉 
斯四世 的孀妇 一 "阿 基阿 蒂斯。 此外 ，普鲁 塔克告 诉我们 ，阿 基阿 蒂斯曾 
千方百 计地想 要报杀 夫之仇 ，并 且她 比自己 的丈夫 还要更 急于实 行改革 
的方案 ，她 的丈 夫当初 正是因 为这个 原因才 遭人谋 害的； 她还 促使 自己的 
第二任 丈夫克 列欧美 涅斯转 变成了 一位改 革者。 在当时 ，阿 吉斯 的母亲 

和祖母 阿 格西斯 特拉塔 （ Agesistrata ) 和 阿尔奇 达米婭 

(Archidamia)， 她俩 被普鲁 塔克言 之凿凿 称为“ 所有斯 巴达人 （包 括男人 
230 和 女人） 当中 最富有 的人” ，而且 ，她们 都同样 毫不含 糊地支 持阿吉 斯的改 
革 事业; 最后但 同样也 绝对重 要的是 ，克 列欧美 涅斯的 令人敬 畏的母 
亲 —— 克 拉提西 克列娅 （Cratesicleia)， 她在 自己的 儿子被 流放之 前就曾 
到托勒 密三世 的宫廷 当人质 ，并且 ，她 在那儿 也是因 为一场 血腥的 派系斗 
争而 遭到杀 害的。 

在希 腊语中 ，表 示内乱 、派 系斗争 或内战 的词是 “Mash” (在现 代希腊 
语中表 示“巴 士站” …… ）。 因为 有时会 威胁到 一个希 腊城邦 
( pWh ) 的生存 ，所以 亚里士 多德的 《政 治学 的第 五卷的 主题就 
是 如何预 防和避 免出现 但是 ，从事 实上看 ，这样 显然也 收不到 
多大 的效果 ，或者 说完全 是徒劳 无益的 ，因为 公元前 3 世纪 的希腊 和公元 
前 4、5 世纪的 希腊没 有什么 两样， 仍然继 续受到 “MaA” 的 折磨。 不过， 


〔 1 〕 Aristotle ， Politics ， Book II, p. 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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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段时间 在表面 上有点 新意的 地方是 斯巴达 也开始 出现了 这个 
城邦在 先前的 年代里 向来是 以有序 、有效 的治理 (⑼ m>mk) 和稳定 的社会 
环境而 闻名于 天下的 ，可 现在 它也与 其他希 腊城邦 一样被 “WaW 搅得焦 
头 烂额。 而且， 在斯巴 达出现 这种情 况的根 源和其 他地方 也是一 样的： 
在土地 财产的 分配和 拥有上 出现了 极端而 且持续 恶化的 不平等 现象。 

在以前 ，让斯 巴达人 感到自 豪的正 是与之 相反的 状况。 他们 所夸耀 
的“平 等者” (Similars) 之间 的政 治平等 ，是以 在公民 之间实 现了一 种根本 
性的 经济平 等为基 础的； 这种 经济 平等应 该追溯 到所谓 的吕库 古立法 ，据 
说在 吕库古 制定的 法律中 ，就 包括了 对拉科 尼亚以 及美塞 尼亚的 土地进 
行平等 分配。 事实上 ，斯 巴达人 的土地 分配一 点儿也 不平等 ，而且 也从来 
没有 实现过 平等。 与希 腊的其 他城邦 一样， 斯巴达 也毫无 例外地 存在穷 
人和 富人。 斯巴 达和其 他一些 城邦之 间存在 着的一 种明显 而且变 得越来 
越敏 感的差 异在于 ：如果 一个斯 巴达人 太穷以 致无法 向他所 在的“ 公餐食 
堂” 提供法 定的最 低份额 的农产 品的话 ，就会 被剥夺 作为“ 平等者 ”的资 
格 ，并且 成为一 个“低 等人” （Hupomeiones， Inferiors) 0 这 样的自 动降级 
处 理反过 来又越 来越严 重地削 弱了斯 巴达军 队的实 际力量 ，而之 前正是 
在 这支军 队的保 障之下 ，直到 公元前 371 年的留 克特拉 ，斯 巴达在 希腊世 
界内外 还一直 保持着 强国的 地位。 

然而 ，在 斯巴达 ，土地 被大量 集中的 确切机 制到底 是什么 （现 代学者 
在 这个问 题上的 各执一 辞与古 代文献 对此所 作的不 同描述 是一样 的）？ 
斯巴 达军队 中人源 短缺的 现象越 来越严 重可能 是其中 的主要 因素； 在公 
元前 400 年到 公元前 250 年的 这段时 间里， 斯巴达 公民的 数量从 3000 人 
降到 700 人 ，而且 ，其 中仅 仅只有 100 人真 正拥有 土地所 有权。 这 就是阿 
吉斯决 意要进 行改革 时斯巴 达正面 临的可 怕状况 ，他 重新 打出了 由来已 
久的 、用 来团结 被压迫 农民的 旗号: 废除债 务并重 新分配 土地。 这 种改革 
本身就 象征着 斯巴达 正在变 得越来 越“正 常化” （normalization)， 而改革 
的 内容却 与这种 变化是 自相矛 盾的。 在 社会和 经济的 层面上 ，斯 巴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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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变得 越来越 不“特 殊”了 ，即 使在 政治上 ，依 据希腊 的普遍 标准， 它还仍 
然显 得非常 古怪。 

且不说 一小撮 富人， 如阿吉 斯的亲 戚或与 他有关 系的人 ，即使 是其他 
富 有的斯 巴达人 作为一 个群体 也肯定 都会团 结起来 反对他 的这项 改革举 
措 ，并且 ，是 用斯 巴达人 通常的 方式来 反对他 ，那就 是转向 阿吉斯 的共同 
执政王 —— 阿基 亚德的 列奥尼 达二世 （执 政期从 公元前 254 年到前 235 
年) —— 的阵营 ，希 望由 这个人 来保护 他们的 利益。 阿吉斯 最初不 得不以 
一 敌众。 他流 放了列 奥尼达 ，勾销 了债务 ，而且 ，还 把订 立抵押 的契据 
(Harfa， 这个 词来自 Wams， 意味 着很多 或一块 土地） 都象 征性地 公开烧 
毁了。 但是 ，这些 都只是 他所取 得的意 料之中 的成功 而已。 在他 能够认 
真地计 划去重 新进行 土地分 配之前 ，他 在柯 林斯的 地峡遭 受到了 一次不 
光彩 的失败 ，而在 返回斯 巴达的 过程中 ，他的 敌人与 他的一 些直系 亲属勾 
结起 来谋杀 了他。 

这场 改革是 必要的 ，尽 管从道 德伦理 的立场 来讲是 务实和 公正的 ，改 
革的 事业在 随后仍 然被推 迟了差 不多十 五年。 有点 令人吃 惊的是 ，恢复 
这 场改革 事业的 竟然是 列奥尼 达二世 的儿子 克列欧 美涅斯 ，他在 公元前 
235 年继 承了父 亲的阿 基亚德 王位。 与阿吉 斯不同 ，克列 欧美涅 斯意识 
到对 外政策 与内政 一样的 重要； 因此， 他通过 在国外 取得的 一连串 的重大 
军事 胜利来 为国内 的改革 做准备 ，在这 些胜利 当中， 最为引 人注目 的功绩 
是在 对付西 库翁的 阿拉图 （Aratus) 以 及他所 领导的 亚加亚 联盟的 过程中 
取 得的。 公元前 223 年 他洗劫 了“大 都会” +， 此事 前面已 经提过 ，这 是他一 
生 的顶点 ，这一 事件甚 至也使 人们在 一段时 间里认 为克列 欧美涅 斯将有 
能力带 领斯巴 达复兴 起来， 重新恢 复直到 公元前 371 年它 仍在国 际关系 
上 拥有的 支配性 地位。 

克 列欧美 涅斯不 仅仅是 一位高 明的军 事领袖 ，在 国内， 他也是 一位卓 
有 成效的 改革者 ，也许 ，甚 至还算 得上是 一位真 正改变 社会的 革命者 。阿 
吉斯 ，我们 可以说 他仅仅 是提出 了一个 激进的 土地重 新分配 方案。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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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土地 给斯巴 达人， 15000 份给“ 边民” ，这 就是 他的最 终目标 ，但是 ，他为 
实现这 个目标 所做的 事情非 常少， 或者说 是毫无 进展。 然而， 公元前 227 
年 ，克列 欧美涅 斯在拉 科尼亚 真的开 始实施 了一次 土地重 新分配 ，而 且在 
很 多方面 与阿吉 斯的方 案是相 似的。 他的方 案不仅 涵盖了 贫穷的 斯巴达 
人 ，也 照顾到 了贫穷 的“边 民”。 另外 ，他还 释放了 6000 名 余下的 拉科尼 
亚希 洛人; 这 些希洛 人现在 可以用 现金来 向斯巴 达换取 自己 的自由 。他 
们有现 金来购 买自由 ，这 一事实 本身是 耐人寻 味的， 也说明 斯巴达 的经济 
机 制已经 发生了 变化。 这些获 得了自 由的希 洛人大 概因此 就成为 了土地 
的所 有者， 在以前 ，他 们被迫 在这些 土地上 进行劳 作的。 同时 ，他 们也成 
为了 享有全 部权利 的公民 ，不 再仅仅 像“新 代梦人 ”那样 了；“ 新代梦 人”是 
在 公元前 5 世纪 20 年代到 4 世纪 70 年代的 时候， 斯巴达 出于军 事目的 
而 释放的 一些希 洛人。 同样， 在克列 欧美涅 斯的一 揽子改 革计划 当中， 

也 涉及了 许多雇 佣兵。 这成 为了克 列欧美 涅斯所 进行的 军事改 革的关 
键 ，他试 图以这 种方式 来提高 已经衰 弱和落 伍的斯 巴达军 队的战 斗力， 
达到由 安提柯 的马其 顿或托 勒密的 埃及所 设定的 希腊化 世界中 的最高 
标准。 

为了绝 对地确 保他的 政治对 手没有 能力来 反对或 颠覆他 的改革 ，他 
一开始 就杀掉 了他们 ，并且 ，还 控制了 那些可 能会被 人用来 反对他 的政治 
机构和 组织。 监 察官被 杀了， 当克列 欧美涅 斯把他 的兄弟 埃乌克 里达斯 
( Euclidas ) 任命为 欧里庞 提德的 国王的 时候， 斯巴达 的双王 制在实 际上也 
就这 样被废 除了； 同时， 古老的 长老会 (在“ 大瑞特 拉”中 已经提 及过) 受到 
冷落 ，他 通过创 建由“ 法律守 护者” （ Patrcmomos ) 组成 的机 构来削 弱长老 
会的作 用与影 响力。 克 列欧美 涅斯的 改革并 不局限 在经济 和政治 这些领 
域 ，他同 样也着 手进行 了大规 模的社 会改革 ，打算 恢复“ 够格者 ”训练 ，这 
种“ 吕库古 式”的 综合性 训练曾 经为所 有未来 的斯巴 达男性 公民们 提供了 
统一 的公共 教育； 而且 ，他还 要恢复 公餐食 堂的生 活方式 ，同时 ，成 年的公 2 33 
民战 士还要 经常参 加身体 锻炼。 就这一 点而言 ，一个 问题就 摆在面 前了. • 


227 



斯 巴达人 

克列 欧美涅 斯是否 不仅仅 是一个 改革者 ，而且 还是一 个社会 革命家 ，同 
时 ，他还 可能是 一个思 想上的 ，或者 甚至是 一个出 于某种 哲学动 机的革 
命家？ 

斯潘 伊洛斯 （Sphaerus) 来自 黑海 的布拉 塞尼斯 （Borysthenes) ， 据说 
在克 列欧美 涅斯掌 权并实 施改革 的时候 ，他 曾经访 问过斯 巴达; 他是 一位 
著 名的斯 多葛派 哲学家 ，对如 何把世 界改造 成它实 际的样 子有着 不平常 
的现 实关怀 （practical concern) , 同时 ，他也 追求如 何把斯 多葛派 的哲学 
观 念运用 于实践 当中。 有 一种观 点认为 ，克 列欧美 涅斯之 所以能 够在事 
实上 进行上 述一揽 子的社 会改革 ，其 背后的 理念就 是来自 这位斯 潘伊洛 
斯 ，而且 ，也 正是 在受到 此人的 哲学思 想的启 发后才 这样去 做的； 安德 
鲁 • 厄斯金 (Andrew Erskine) 近年来 为此所 作的解 释是最 令人信 服的， 
也最具 说服力 也 许吧！ 如果克 列欧美 涅斯真 是出于 哲学动 机并受 
到 过某种 哲学思 想的启 发的话 ，那么 ，这 也清楚 地表明 ，这 是斯巴 达自全 
盛时期 （以 国王 阿吉西 劳斯二 世为例 ，他在 政的时 间是从 公元前 445 年到 
前 360 年） 以来所 经历的 一次规 模巨大 的文化 转型。 但是 ，可 惜的是 ，这 
种 联系无 法获得 证实。 无 论如何 ，这次 改革也 没有维 持多长 的时间 。在 
公元前 222 年 的时候 ，克列 欧美涅 斯在斯 巴达北 方的塞 拉西亚 （Sellasia) 
被马其 顿的安 提柯三 世彻底 击败。 他的改 革因此 也就被 废止了 ，原 来的 
政 策又开 始死灰 复燃。 三 年之后 ，被 流放的 克列欧 美涅斯 来到托 勒密王 
朝的首 都亚历 山大城 (Alexandria)， 然后 ，在那 里毫不 光荣地 死去。 这也 
意 味着这 场不同 寻常同 时也可 能是无 法再重 复的政 治和社 会的改 革实验 
结 束了。 

在接下 来的一 个阶段 ，斯 巴达 又重新 陷入了 衰退。 有两 个人， 首先是 
一个叫 “吕 库古” （意 味深 长的名 义！） 的人 ，然后 是玛卡 涅达斯 
(Machanidas) ，他 们获 得了机 会并脱 颖而出 ，都 曾短 暂地担 任过军 事和政 


C 1 〕 Erskine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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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正 式宣战 ，于是 ，纳比 斯不得 不交出 斯巴达 对阿尔 戈斯以 及拉科 尼亚的 
“边 民”港 口的控 制权。 公元前 193 年 ，当他 试图重 新夺回 对这些 地方的 
控制的 时候， 遭到了 弗拉 米尼努 斯与菲 洛佩门 （Philopoemen ) 的 联合打 
压 ，菲 洛佩门 是亚加 亚联盟 的将军 ，纳比 斯在这 第二年 就被刺 杀了。 

纳比斯 所留下 的遗产 中以斯 巴达的 城墙最 为具体 、明显 ，斯巴 达人最 
终建成 它的时 间应该 不晚于 公元前 188 年， 尽管它 可能只 是纳比 斯执政 
时 期的一 种构想 ，或 者至少 是纳比 斯决定 要修筑 这座城 墙的。 在 古典时 
期 的那些 美好日 子里 ，尽管 它已经 一去不 复返了 ，一 个斯巴 达人即 使是建 
议 给城邦 的四周 建一个 防护带 ，都 会被耻 笑为像 女人一 样的胆 小鬼； 斯巴 
达人有 非常好 的理由 不用去 这样做 ，不 论是 积极的 （斯 巴达 在环境 和人口 
上 ，都 可胜任 防御的 需要） 还是 消极的 （修筑 城墙或 防护带 会在物 理空间 
上 把斯巴 达的第 五个组 成村庄 —— 阿 密克利 隔离在 外）。 现在 ，在 公元前 
3 世 纪与前 2 世纪的 这个转 折点上 ，斯 巴达 人却拼 命地想 要修筑 一座城 
墙来保 护自己 ，此外 ，一 个像纳 比斯这 样的统 治者也 可以通 过建造 一座格 
外宏 大的城 墙来捞 取政治 资本。 结果 ，斯 巴达的 新城墙 的周长 达到了 48 236 

斯塔德 (48 大约是 6 英里） ，修筑 好的城 墙部分 以石料 为底座 ，然 

后在 上面砌 上泥砖 ，最后 再铺盖 上瓦片 ，城墙 上按照 固定的 距离分 布着瞭 
望台。 公元前 200 年 ，就 在城墙 开始逐 渐升高 的同时 ，斯巴 达的四 个核心 

村庄之 居 诺苏拉 ，公 开地对 负责供 水的官 员表示 了感谢 ，这 既意味 

着斯 巴达开 始进人 了城市 化阶段 ，同时 ，也意 味着斯 巴达人 提高了 对城市 
安全 的关注 程度。 

罗 马决定 介人希 腊内部 的纷争 ，无论 它确切 的动机 是什么 ，结 果反倒 
是 让亚加 亚联盟 拣尽了 便宜。 亚加亚 联盟从 公元前 280 年 建立开 始就成 
为 了希腊 的两个 最强大 的城邦 集团中 的一个 ，另一 个就是 埃托利 亚人联 
盟。 从克列 欧美涅 斯三世 开始， 斯巴达 和亚加 亚就已 经是仇 家了； 而根据 
那个 人人皆 知的原 则：我 的敌人 的敌人 就是我 的朋友 ，斯巴 达与埃 托利亚 
成为了 盟友。 然而 ，饶有 讽刺意 味的是 ，在 公元前 192 年的 时候， 正是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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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 利亚人 在出人 意料的 情况下 刺杀了 纳比斯 ，他们 这样做 是因为 害怕纳 
比斯摇 摆不定 ，这 个人 不值得 信任。 但是， 这样做 也仅仅 只对亚 加亚有 
利， 同一年 ，亚加 亚的菲 洛佩门 用强迫 的方式 把斯巴 达合并 进了亚 加亚联 
盟。 对 斯巴达 人来说 ，这 是他们 从未经 历过的 耻辱和 打击。 曾经， 而且就 
在不 久以前 ，斯巴 达至少 在伯罗 奔尼撒 的政治 活动中 ，仍然 还算得 上是一 
个有 分量的 角色， 可现在 ，其地 位竟然 与亚加 亚联盟 中其他 最低贱 的小城 
邦没有 什么两 样了。 斯巴达 的自治 ，希腊 人最珍 视的价 值观念 —— 自由， 
没 有了！ 四 年之后 ，即 公元前 118 年， 菲洛佩 门通过 在斯巴 达内部 实施一 
场彻底 改革， 完成了 对斯巴 达人的 羞辱； 这场 改革与 阿吉斯 、克列 欧美涅 
斯的 ，在 某种程 度上， 还与纳 比斯的 改革是 完全相 反的。 菲 洛佩门 废除了 
“吕库 古式” 的法律 ，并且 ，他 还破坏 了非“ 吕库古 式”的 新城墙 ，（在 摧毁斯 
巴达 人的意 志与力 量的意 义上) 这两种 做法在 某种程 度上其 实是一 致的。 

可以说 ，斯 巴达此 时不得 不一仆 事二主 —— 亚 加亚和 罗马。 在接下 
来的 十年里 ，各 式各样 的流亡 在外的 斯巴达 人团体 频繁地 往返于 希腊南 
部与罗 马的城 市之间 进行外 交斡旋 ，这 些人试 图说服 罗马的 元老院 ，为了 
反对 亚加亚 人的残 酷镇压 ，允许 他们回 到原来 的土地 上去， 并重建 一个包 
括 城墙在 内的类 似“吕 库古式 ”的斯 巴达。 最后 ，大 约是在 公元前 180 年 
至前 179 年 的时候 ，流亡 在外的 斯巴达 人终于 回到了 故土， 城墙也 开始获 
得 了重建 ，但是 ，任 何形 式的对 吕库古 式的斯 巴达的 重建还 必须再 等待更 
长 的时间 ，至少 是要到 公元前 U6 年， 即罗马 对希腊 南部进 行全面 的殖民 
之 后了。 公元前 168 年到前 167 年的 这段时 间里， 发生了 一起极 其重要 
的事件 ，公 元前 168 年 的夏天 ，罗 马将军 保鲁斯 （L. Aemilius Paullus) 在 
皮得那 (Pydna) 的战役 中击败 了马其 顿的国 王菲利 四世。 就在这 一年的 
冬天 ，他 带领着 大队人 马进入 了希腊 ，此行 的目的 ，至 少部分 来说， 可以被 
称作 是文化 观光。 在他的 这趟旅 行当中 ，他 特意在 斯巴达 作了停 留并进 
行了一 次访问 ，历 史文 献记载 他希望 能够借 此机会 向斯巴 达人的 祖先的 
生活方 式表示 自己的 敬意。 事实上 ，除 了一 种古怪 的衣着 以及男 式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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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外 ，这 种生 活方式 在当时 已经没 有留下 多少痕 迹了。 但是 ，也 可能是 
因为 保鲁斯 的访问 给当地 的斯巴 达人带 来了非 常重要 的动力 ，他 们随后 
就决定 努力把 自己的 城市建 成一座 “主题 公园” ，一 个展览 他们的 光荣过 
去的 博物馆 ，确 切地说 ，就是 要以此 来吸引 像保鲁 斯这样 的文化 观光客 
们 ，并 借此希 望能在 希腊化 世界里 占据一 席之地 ，但 现在不 是因为 军事和 
政治 ，而是 因为其 独特的 文化。 

正如 人们所 预料的 ，斯巴 迖人因 为不得 不屈从 于亚加 亚而感 到极为 
痛苦。 而在 亚加亚 这一边 ，也 因为斯 巴达曾 经在马 其顿与 罗马的 战争中 
支持 过前者 ，而不 得不在 现在被 罗马施 以连带 的严厉 惩罚； 1000 名最重 
要的 亚加亚 人作为 人质被 迫迁往 罗马和 意大利 ，这 些人中 就包括 波利比 
奥斯。 斯 巴达人 现在想 要从亚 加亚联 盟中独 立出来 ，从而 使亚加 亚再一 
次 与它发 生冲突 ，进而 导致亚 加亚与 罗马爆 发冲突 ，并 最终 被罗马 打败， 
这 段时间 正好在 公元前 152 年至前 U 6 年之间 ，波利 比奥斯 (他最 终在公 
元前 150 年的时 候被遣 送回国 ，在那 时以前 他就已 经成为 罗马的 坚定支 
持 者了） 傲慢 地称这 一时期 为“混 乱与骚 动”。 公元前 148 年 ，此时 的斯巴 
达正处 在孟那 奇达斯 （ MenalcidasfU 的强有 力的领 导之下 ，终于 从亚加 
亚联盟 中脱离 了出来 ，从 而使 斯巴达 在亚加 亚人后 来与罗 马对抗 的时候 
能够抽 身而退 ，作壁 上观; 从罗马 人的观 点看来 ，这只 是一场 亚加亚 战争。 

这场 战争在 公元前 146 年 的时候 ，罗马 总督木 米乌斯 ( L . Mummius ) 率 
领的军 队获得 了彻底 的胜利 ，战 争便 宣告结 束了； 然后 ，罗 马人对 叛乱的 
城邦 实施了 野蛮的 报复。 相 比之下 ，斯巴 达倒是 保全了 自己。 从 已经不 
复 存在的 亚加亚 联盟中 独立出 来之后 ，无疑 就得服 从整个 希腊的 最大宗 
主 —— 罗马 ，但 是在斯 巴达， 重建后 的城墙 还是原 封不动 地被保 存了下 
来 ，而且 也可能 是在这 个时候 ，“吕 库古” 制度也 得到了 有限的 恢复。 首先 
是“ 够格者 ”训练 ，在 公元前 146 年之后 还存在 着这种 “够格 者”训 练的证 


〔1〕 这是一 个再合 适不过 的名字 ，整个 名字就 是由希 腊文字 中的“ 能力” （ might ) 与“ 力量” 
( strength ) 组合 而成。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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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主 要是从 欧罗达 河河岸 的欧西 亚神殿 中尚未 毁坏的 石碑上 找到的 ，碑 
铭 中记录 了与之 相关的 内容。 然而 ，此 时的斯 巴达， 几乎完 全被限 制在了 
斯巴达 平原的 腹地上 ，与 其他城 邦相比 没有什 么两样 ，只是 一个普 通的城 
邦 ，可 以肯定 它已经 没有什 么“边 民”城 镇了， 也有可 能在欧 罗达河 河谷上 
端的 贝尔米 纳提斯 (Belminatis) 地 区还存 在着例 外情况 ，甚 至连斯 巴达平 
原上也 可能很 快就不 再有任 何希洛 人了。 严格 地说来 ，这 里已经 是罗马 
人的斯 巴达了 ，它 已经不 复是原 来的斯 巴达。 总 而言之 ，与 希腊化 时期、 
古典 时期以 及古风 时期的 斯巴达 相比， 它已经 是另外 一个城 邦了。 

“好古 主义 ”或“ 古文物 研究” （ antiquarianism) 成了新 斯巴达 的施政 
方针 ，恰当 地说， 这个城 邦以前 从来没 有被称 誉过为 一个“ 书写文 化的中 
心” （a centre of written culture) , 现 在竟然 在本国 出现了 一 批古 文物研 

究者， 正是他 们记录 了斯巴 达这个 文化“ 化石” 的石化 过程。 斯巴 达和罗 
马之间 的接触 也得到 了加强 ，斯 巴达 甚至为 前来参 观的罗 马官员 们建造 
了一座 专用的 客栈。 从 公元前 146 年到前 88 年 ，在 斯巴达 人所记 录的公 
共历 史中， 没有发 生过多 少值得 注意的 事情； 罗马为 抗击黑 海国王 密特拉 
达提 (Pontic king Mithradates) 而发动 的战争 ，把不 情愿的 斯巴达 人也卷 
入了 进来。 斯巴 达看来 是遭到 过来自 海上的 袭击， 敌人取 道欧罗 达河河 
谷发 动了这 次突袭 ，这也 促使斯 巴达人 对自己 的城墙 做了几 次维修 。然 
而 ，到 公元前 70 年 代初期 ，斯 巴达还 是相当 和平安 宁的， 年轻的 西塞罗 
(Cicero) 因而得 以能够 效仿保 鲁斯来 到斯巴 达进行 了一次 访问， 但他表 
现得 更像一 个学生 而不是 一个征 服者。 

公元前 49 年 ，罗 马帝国 的内战 达到了 最高潮 ，敌对 的双方 是庞培 
(Pompey) 和尤 利乌斯 • 悟撒 (Julius Caesar)。 希腊 作为一 个整体 处于庞 
培的 势力范 围之内 ，当希 腊很短 暂地成 为这场 内战的 主战场 的时候 ，斯巴 
达人 与其他 人一样 不得不 服从于 庞培的 军队。 从这 段时期 斯巴达 人所铸 
造的钱 币就可 以断定 任何形 式的王 权在当 时都已 经被废 止了； 波 利比奥 
斯对 斯巴达 的宪法 和罗马 的共和 国宪法 进行了 有趣的 ，尽 管也是 有缺陷 


234 



第九章 复兴 与重新 发现: 公元前 331 年 至公元 14 年 

的比较 ，如把 斯巴达 的“双 王制” （dual kingship) 比做 罗马的 “双执 政官制 
度” (dual consulship)， 这样 的比较 没有任 何站得 住脚的 地方。 另一 方面， 
正如我 们将要 讨论的 ，君 主政体 在斯巴 达是绝 不会再 有什么 出头之 日了。 

庞培在 公元前 48 年 的时候 被杀死 在埃及 ，恺 撒从而 以“执 政官” 
(Dictator) 的名义 取得了 罗马世 界的统 治权。 然而 ，他在 公元前 44 年的 
时候也 被暗杀 ，罗 马世界 于是不 可改变 地开始 向一种 君主政 体发展 ，最 
终， 恺撒的 养子及 继承人 成功地 夺得了 国家大 权并执 政多年 ，他就 是屋大 
维 （Octavian)， 即 历史上 鼎鼎大 名的奥 古斯都 （Augustus)。 在 公元前 42 
年 的时候 ，屋大 维还仅 仅只有 19 岁 ，当时 的希腊 正处于 保守的 、拥 护共和 
政 体的布 鲁图斯 （Marcus Brutus) 的管 辖之下 ，斯巴 达人大 胆地， 不如说 
是轻 率地宣 布他们 支持屋 大维以 及他当 时的政 治伙伴 —— 马克 • 安东尼 
(Mark Antony)。 斯巴达 人的这 一立场 性表态 ，再 加上他 们还在 公元前 
40 年 的时候 为屋大 维未来 的妻子 利维娅 (Livia) 提供 过庇护 ，事后 证明他 
们这样 做是很 有先见 之明的 ，简 直就 是天意 如此。 奥古 斯都在 公元前 31 
年 的时候 ，第 一次在 亚克兴 (Actium) 海战中 击败了 安东尼 ，并 且随后 ，即 
在 公元前 27 年的 时候立 自己为 罗马的 第一位 皇帝。 在 亚克兴 战役中 ，斯 
巴达 是整个 希腊大 陆上唯 一支持 屋大维 的城邦 ，“有 那么一 些时候 ，它在 
新 成立的 亚加亚 行省中 成了受 人注目 的焦点 公元前 21 年， 奥古斯 
都甚至 亲临这 个城邦 进行访 问并与 当地的 官员一 同进餐 ，以 示对 斯巴达 
的 尊重。 

在我们 所知的 历史记 载中， 最后一 位斯巴 达英雄 (如果 这种称 呼正确 
的话) 是盖乌 斯 ■ 尤利乌 斯 • 欧里 克莱斯 （Gaius Julius Eurycles)， 他的 
这 个名字 告诉我 们——历 史已经 进入罗 马的时 代了。 他 的族名 —— “尤 
利 乌斯” (Julius) 说明 了一个 事实， 即他已 经被授 予了罗 马的公 民身份 ，这 
是那 个时代 最有名 的“尤 利乌斯 ”给予 此人的 赏赐。 这 个“尤 利乌斯 ”就是 


〔 1 〕 A. Spawforth in Cartledge Spawforth 2001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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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乌斯 _ 尤利乌 斯 • 屋大维 • f 岂撒* 奥 古斯都 （Gaius Julius Octavianus 
Caesar Augustus) ，对我 们来说 ，他 还有 另外一 些称呼 ，如 屋大维 或奥古 
斯都 ，但是 ，在那 个时代 ，他通 常也被 直呼为 恺撒。 我们在 前面提 到奥古 
斯都 曾亲自 造访过 斯巴达 ，部分 的原因 就是为 了奖赏 欺里克 莱斯。 此时 
的斯巴 达就像 其他的 希腊城 邦一样 ，为 满足 城邦的 各种常 规和非 常规的 
开支 ，而不 得不依 赖于某 些“恩 主”的 赏赐， 并为此 还建立 了一种 政治体 
制， 从而可 以以政 治的方 式来公 开地吸 引捐赠 ，欧里 克莱斯 就处于 这种体 
制的 顶峰。 因此 ，给予 欧里克 莱斯一 些必要 的资金 ，这 既符 合奥古 斯都， 
同时 也符合 欧里克 莱斯的 利益。 而且 ，欧里 克莱斯 确实获 得了充 足的资 
金 供应。 

斯 特拉博 (Strabo， 1 ' 这位 当时来 自小亚 细亚的 希腊地 理学家 ，在 
谈到 欧里克 莱斯的 地位时 ，把他 比作一 位斯巴 达人的 “总管 
并称他 为斯巴 达人的 “领袖 ”或“ 指挥官 如）。 因此 ，斯巴 达事实 
上是再 一次有 了最高 统治者 ，根 据希罗 多德的 说法, 斯巴达 就像埃 及一样 
实 在是不 能没有 国王。 奥古斯 都实际 上是整 个罗马 世界的 最髙统 治者， 
他应 该能够 理解并 同情斯 巴达人 的这种 做法。 欧里克 莱斯自 然会 像阿瑞 
乌 斯那样 ，发行 了带有 “欧里 克莱斯 铸造” 字样的 货币。 他 掌握了 大量的 
财富 ，这可 能得感 谢利维 姬后来 的亲自 干预， 他还控 制了近 海的岛 屿库铁 

I 

拉 ，因 此他在 宗教礼 仪和其 他花钱 的事情 上都非 常慷慨 大方。 在 建筑方 
面， 他重建 了剧场 ，其规 模在伯 罗奔尼 撒半岛 上位列 第二， 这个剧 场并不 
是用来 演出雅 典式的 悲剧和 喜剧的 ，而 是为 了举办 政治性 的民众 集会； 还 
建 了一个 体育馆 ，以 及一个 水渠。 其 他方面 的开支 主要是 用于官 方的宗 
教 活动； 实际上 ，可 以说 他主管 着斯巴 达的宗 教仪式 ，包括 在斯巴 达以斯 
巴达的 名义向 海伦以 及狄俄 斯库里 （卡斯 特和波 吕刻斯 ，海伦 的兄弟 ，我 
们在此 书的前 面部分 已经讲 过这些 内容) 奉 献祭品 ，同时 ，还 在玛 里南部 


〔1〕 斯 特拉博 ( Strabo , 公元前 63? —公元 21?) ， 古 希腊地 理学家 、历 史学家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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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塔 伊那隆 负责向 波塞冬 (在当 地方言 中以前 被称作 “Phoidan”) 献祭。 

这种宗 教上的 活动是 应当在 事先向 奥古斯 都提出 申请的 ，事 实上他 
们 确实有 意这样 做了。 但是， 欧里克 莱斯从 事的其 他一些 活动却 没有这 
样做。 当 他重申 斯巴达 对位于 拉科尼 亚的从 前属于 “边民 ”的沿 海城市 
(现 在已 经获得 解放) 拥有 控制权 的时候 ，可能 过高地 估计了 自己的 能力。 
也可能 是他们 对利维 M 的儿子 ，即奥 古斯都 的继子 提比略 （Tiberius) 表现 
得过于 友好， 后者在 公元前 6 年 的时候 不再受 到奧古 斯都的 公开喜 爱了。 
无论是 出于何 种原因 ，欧里 克莱斯 在奥古 斯都剥 夺他的 领袖位 置之前 ，曾 
两次被 投入监 狱并遭 流放。 公元前 2 年， 他在不 光彩的 流放途 中死去 ，这 
一年 ，奥古 斯都从 元老院 （Senate) 那 里获得 了独裁 的权力 并被封 为“国 
父” （Father of the Fatherland , Pater Patriae) ，换 句话说 ，他 成为了 一 '个世 

袭王 朝的创 立者！ 

在奥古 斯都结 束了其 漫长的 一生及 统治的 十五年 之后， 即公元 14 
年， 欧里克 莱斯的 继任者 们开始 去讨好 帝国的 新皇帝 —— 提比略 ，从 而使 
他们 重新获 得了罗 马帝国 的青睐 ，并 恢复了 他们在 斯巴达 的统治 地位。 
欧里 克莱斯 的一个 儿子被 称作“ 拉科” (Laco, 即“ 斯巴达 人”） ，另一 个儿子 
则被 称作“ 斯巴提 亚提科 卡斯” （Spartiaticus， 即希腊 语中的 “Spartiates” 
的 拉丁语 表达形 式）。 传统 ，就 这样以 一种完 全斯巴 达人的 方式获 得了重 
新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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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遗 产:列 奥尼达 万岁! 


最后一 章我将 以列奥 尼达为 主线来 简要地 谈一谈 从古代 到今天 ，斯 
巴 达人的 神话是 如何形 成的。 列奥尼 达在他 的有生 之年并 没享有 过多少 
盛誉 ，但是 ，他 在温泉 关担任 领袖、 拼死抗 敌的英 勇事迹 ，却 使他在 死后立 
即成 为传奇 并流传 开来。 可以 肯定的 是他的 这个传 奇从古 代到现 在就从 
来没有 被人们 遗忘过 ，并且 ，实际 上当我 撰写这 个故事 的时候 ，它 又一次 
受到了 一种完 全好莱 坞式的 对待。 在 我们准 备攀登 那些令 人晕眩 的高度 
之前 ，我们 必须首 先简单 地回顾 一下， 在他的 一生中 究竟是 哪些鲜 为人知 
的细节 最终导 致他愿 意用自 我牺牲 的方式 ，在 达到 其生命 顶点的 时候结 
束了 自己的 一生。 

我 们知道 有很多 斯巴达 人都被 称作“ 列奥” （ Leon ， 意思就 是“獅 
子 ”）。 在一个 尚武的 社会里 ，用 这样一 个名字 来给人 命名是 非常自 然的， 
因为这 个名字 带着一 种野性 ，比 一般 名字更 加接近 狂野的 自然。 在斯巴 
达 ，有很 多贵族 ，其 中包 括两个 王族都 宣称他 们是曾 经猎杀 过雄狮 的大力 
士 赫拉克 勒斯的 后代。 因此 ，“ 列奥” 被当作 一个高 贵的名 字是一 点也不 
令 人感到 惊讶的 ，但是 我们所 知道的 情况是 ，只 有两 个斯巴 达人曾 被称作 
“列奥 尼达” (这个 名字的 意思就 是“雄 狮的后 代”） ，他 们俩 都来自 阿基亚 
德 王族。 显然， 他们当 中最有 名的是 我们这 个故事 的主角 —— 列 奥尼达 
一世！ 



第十章 遗 产：列 奥尼达 万岁！ 


他可能 出生在 公元前 540 年左右 的某个 时间， 其特殊 的出生 是相当 
有意 思的， 或者这 对他来 说也是 很重要 的一件 事情。 他是 父亲的 第一任 
妻子 所生， 但在出 生之前 ，他的 父亲的 第二任 妻子已 经生下 了另一 个合法 
的儿子 —— 克列欧 美涅斯 ，这 个斯 巴达父 亲显然 犯了重 婚罪。 希 罗多德 
说阿那 克桑德 里戴斯 的重婚 妻子“ 根本就 不是一 个斯巴 达人” ，也 许有这 
种可能 ，但是 这并没 有阻止 克列欧 美涅斯 大约在 公元前 520 年 的时候 ，即 
自己 的父亲 死后登 上王位 ，并 且在实 际上成 为了斯 巴达历 史上最 有权势 
并且也 最有吸 引力的 一个统 治者。 在 克列欧 美涅斯 出生后 ，阿那 克桑德 
里戴斯 也终于 成功地 让自己 的第一 任妻子 受孕， 先是生 下了多 里欧斯 ，然 
后 又接连 生了两 个儿子 —— 列奥 尼达和 克列欧 姆布洛 托斯。 

因此 ，列奥 尼达其 实是他 的父亲 的四个 儿子中 的一个 ，也 是他 父亲的 
第 一个妻 子所生 的第二 个儿子 ，在同 父异母 四兄弟 中排行 第三。 如果他 
确 实是在 公元前 540 年 左右出 生的话 ，那 么到了 公元前 510 年左 右的时 
候 ，按斯 巴达人 的标准 来看， 他应该 已经到 了适婚 年龄。 列 奥尼达 要么曾 
经 结过婚 ，但 后来妻 子死了 或与他 离婚了 ，要 么他就 根本没 有结婚 ，直到 
公元前 5 世纪 90 年代 ，我 们知道 他在这 个时候 迎娶了 戈尔歌 (读 者可翻 
至本 书的第 三章， 阅读关 于戈尔 歌的传 记）。 戈尔歌 是一位 已故国 王的公 
主， 也是一 大笔财 富的女 继承人 ，另外 ，她 还是列 奥尼达 的侄女 ，尽 管是旁 
支的。 所以 ，我 们有充 分的理 由认为 列奥尼 达可能 是有意 地推迟 了自己 
的婚姻 ，直 到戈尔 歌到了 二十出 头的适 婚年龄 之后他 才结婚 ，之 所以如 
此 ，既是 为了自 己家族 的利益 ，同 样也是 出于经 济上的 考虑。 

大 约是在 公元前 490 年或前 489 年 的时候 ，他 的长兄 也就是 同父异 
母 的哥哥 克列欧 美涅斯 用一种 非常奇 特的自 杀方式 结束了 自己的 生命， 
也结束 了自己 的国王 生涯。 他 到底有 没有负 罪潜逃 ，或者 他其实 是受到 
了排挤 ，如果 真是这 样的话 ，是列 奥尼达 在排挤 他吗？ 怀疑 的矛头 一直都 
指向列 奥尼达 ，有人 认为他 犯有弑 君之罪 ，但 是没有 任何证 据可以 证实这 
一点 ，而且 ，如果 他与别 人合谋 陷害自 己的兄 长这件 事情， 真的存 在着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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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的证 据或受 到了严 肃的怀 疑的话 ，那 他就 不可能 在十年 之后还 被斯巴 
达人 选为派 赴温泉 关的部 队的指 挥官。 

他和戈 尔歌有 一个儿 子^普 列司塔 尔科斯 ，在 这一 点上他 与另外 
300 名特别 卫士是 一样的 ，这 些斯 巴达人 之所以 能和他 一起去 温泉关 ，部 
分原因 就是因 为他们 都有一 个活着 的儿子 (这样 ，他 们家族 的血脉 就不至 
于断 绝）。 然而 ，为 何是他 而不是 另外一 位国王 —— 列乌杜 奇戴斯 —— 获 
得允许 并带领 着斯巴 达的先 遣部队 去温泉 关呢？ 有一 个活着 的儿子 ，大 
概不会 是他之 所以获 得这次 推选的 唯一的 ，甚 至也不 是主要 的原因 。无 
论如何 ，他 随后 担任指 挥官的 表现完 全证明 了斯巴 达人民 的选择 是正确 
的。 列奥 尼达所 表现出 来的才 能毋庸 置疑。 他说过 的话也 和他的 行为是 
相称的 ，而 且同样 出色。 他 曾说过 两句特 别有名 的格言 ，显 示出他 即使是 
在大 难临头 时也会 保持着 幽默， 这是一 种斯巴 达式的 、语言 简洁精 炼的幽 
默， 在这一 点上他 并不逊 色于斯 巴达人 当中最 优秀的 人物。 据说， 当薛西 
斯要 求他投 降并交 出武器 的时候 ，他回 复道: “来吧 ，你 自己来 拿!” 在温泉 
关进行 抵抗的 第三天 ，也 是在最 后一天 的早晨 进行短 暂休息 的时候 ，他对 
战士 们说: “好好 吃一顿 丰盛的 早餐吧 ，今天 晚上我 们得去 哈得斯 （冥 王） 
那 儿吃晚 餐了！ ”这 句话也 间接地 告诉了 我们一 个事实 ，那 就是斯 巴达人 
在 斯巴达 的时候 ，一 天只吃 一顿强 制规定 的饭食 ，那 就是在 公餐食 堂共进 
的集体 晚餐。 

在 温泉关 战斗的 第三天 ，也就 是最后 一天的 战斗中 ，有 一件事 情仿佛 
就像 是荷马 史诗在 现实中 的再现 ，当时 列奥尼 达已经 战死， 几个幸 存的斯 
巴 达战士 拼命地 想要去 夺回他 的遗体 ，以免 被波斯 人凌辱 ，他 们完 全就像 
荷 马笔下 的希腊 人那样 拼命地 想要保 护已经 战死的 帕特洛 克罗斯 
(Patroclus) 的遗体 ，为的 是让阿 喀琉斯 (Achilles) 可以 更好地 安葬他 。到 
了最后 ，斯巴 达人实 在无法 再阻止 波斯人 ，不 得不放 弃了。 在希腊 人当中 
流传着 这样一 个故事 ，说 波斯 人在战 斗结束 后蹂躏 了列奥 尼达的 遗体。 
希 罗多德 所记载 的一则 轶闻从 另一方 面增强 了这个 故事的 可信性 ，他说 


240 



第十章 遗 产：列 奥尼达 万岁! 


在 公元前 479 年 ，当希 腊人取 得了胜 利之后 ，一 个鲁 莽的希 腊人向 联军统 
帅 斯巴达 人波塞 尼亚斯 建议 ，作 为报复 ，他 们也应 该毁坏 波斯人 
的主帅 玛尔多 纽斯的 尸体。 波塞 尼亚斯 的回答 显得相 当冷静 、直 率而又 
令 人钦佩 ，他说 毁坏敌 人的尸 体不是 希腊人 的行事 方式。 

尤论列 奥尼达 的遗体 是否真 的被波 斯人毁 坏过， 总之他 的遗骸 ，或者 
说被 认为是 属于他 的遗骸 在四十 年之后 被带回 了斯巴 达进行 安葬。 公元 
前 480 年刚过 去 不久 ，在 他牺牲 的地方 就立起 了一座 石狮， 这头狮 子被永 
久性 地称呼 为“列 奥尼 达“。 战 死在海 外的普 通的斯 巴达人 都会埋 葬在这 
个地点 ，同 时再 在斯巴 达家乡 建立墓 碑来纪 念他们 ，这些 墓碑上 会刻上 
“他 在战争 中牺牲 了”诸 如此类 的简短 文字； 而作 为通常 的惯例 ，斯 巴达人 
显然 会把在 国外死 去的国 王的遗 体带回 斯巴达 ，然 后在给 他们的 遗体上 
涂上 蜡或蜂 蜜之后 才加以 安葬。 具 体到列 奥尼达 ，这样 做就不 可能了 ，于 
是， 斯巴达 人就在 安葬他 的遗体 的地方 放上一 个模仿 他真人 的画像 。作 
为弥补 ，斯巴 达人为 他举行 一场声 势浩大 的葬礼 （“ 简直就 不像是 为人类 
举行的 ”葬礼 仪式， 这是色 诺芬的 描述） ，这样 的葬礼 会为所 有死去 的国王 
举行 ，见多 识广的 希罗多 德认为 这样的 葬礼看 上去更 像是外 邦人， 尤其是 
西 塞亚人 的做法 ，通常 希腊人 是不会 这样操 办的。 

至于葬 礼的实 际状况 ，经过 文献的 重组之 后大致 是这样 的：骑 着马的 
信使 首先要 到斯巴 达辽阔 的国土 上四处 去召集 送葬者 ，这 些人来 自“边 
民”和 希洛人 家庭， 既有男 人也有 女人。 按规定 ，国丧 期长达 十天， 这期间 
斯巴 达国内 的所 有公共 事务都 要推迟 ，所有 公共债 务都会 被取消 ，一 些犯 
人也 会获得 特赦。 实际上 ，仪 式进行 过程当 中还会 伴随着 非常大 的喧闹 
声 ，这 些声音 既有来 自女性 送葬者 的恸哭 (她们 获得了 特别的 许可） ，也来 
自人们 砸碎和 猛击金 属容器 发出的 声响。 在 这一段 时间里 ，整个 斯巴达 
城邦 的社会 和政治 组织都 会处于 一种停 摆状态 ，直 到改朝 换代完 成且新 
王继 位之后 ，这 个国家 才能恢 复生气 ，当然 ，这 得假 设在王 位继承 的问题 
上 没有出 现争吵 ，尽 管这样 的事情 在斯巴 达历史 上经常 发生。 列 奧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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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 公元前 44 0 年的 时候得 到了重 新安葬 ，此时 正值国 际关系 非常微 
妙的 时期。 公元前 445 年的 和平协 议还在 生效期 ，在 对待雅 典的态 度上， 
斯 巴达人 正在主 战与主 和两种 意见之 间左右 摇摆。 列奥尼 达的葬 礼之所 
以延迟 到此时 才举行 ，可 能是 想通过 这种方 式来使 所有的 斯巴达 人都不 
得不把 注意力 转移到 一个大 家都认 可的主 题上来 ，那 就是 追忆斯 巴达曾 
经带 领着希 腊人们 英勇地 抵抗过 波斯人 ，并 取得了 最终胜 利的那 段光荣 
岁月 （斯巴 达的这 种领导 地位后 来被雅 典篡夺 ，或 是拱手 让给了 雅典） ，以 
此 来调和 斯巴达 社会中 各派的 意见。 

所有 的斯巴 达国王 ，在我 看来， 他们在 死后按 照规定 都会被 视为英 
雄 ，也 就是说 ，他 们会作 为英雄 或超越 凡人的 天神而 受到宗 教祭礼 上的崇 
拜。 不 管怎样 ，就 列奥尼 达来说 ，他在 身后获 得如此 高的崇 拜是完 全可以 
理 解的。 在希腊 化时期 ，斯巴 达人曾 经修建 过一座 永久性 的神殿 —— 列 
奥尼 达神殿 （Leonidaeum ), 并且 开始每 年举行 以他的 名字命 名的节 
日 —— 列 奥尼达 节 （ Leonidaea festival )。 后来 ，这 个节日 在罗马 皇帝图 
拉真 (Trajan， 在 位时间 从公元 98 年至 117 年） 执政 期间又 开始举 行了， 
可能因 为当时 图拉真 正在与 古代波 斯人的 后代帕 提亚人 (Parthians) 进行 
交战吧 ，另外 ，这 个节日 的举办 还获得 了一个 捐献人 的资金 赞助， 此人有 
一 个非常 显赫且 颇具古 典意味 的名字 ——C . 尤利乌 斯 • 阿吉 西劳斯 （ C. 
Julius Agesilaus )。 在这种 宗教节 日的借 口之下 ，还 同时举 办了一 场商品 
交易会 ，罗马 时期的 斯巴达 人已经 违背了 他们祖 先仇外 或排外 的习俗 ，反 
而是通 过免除 地方交 易税和 进口税 的方式 来千方 百计地 吸引外 来的客 
商。 据说， 甚至曾 经还有 一座正 规的银 行在那 里开展 商业汇 兑业务 ，倘若 
是 列奥尼 达那个 时代的 斯巴达 人的话 ，是 绝不会 多看这 些东西 一眼的 ，更 
不 用说去 容忍或 鼓励这 样的事 情了。 

在公元 2 世 纪中期 ，当来 自小亚 细亚的 诗人帕 萨尼亚 斯经过 斯巴达 
的时候 ，他 发现 斯巴达 人正在 积极地 把他们 的城市 建设成 一个纪 念六个 
世纪 甚至更 早以前 的希波 战争的 场所。 在 他沿着 舰队司 令优利 比 亚戴斯 


242 



第十章 遗 产：列 奥尼达 万岁! 


(Eurybiads) 的坟 墓旅行 的时候 ，他 发现了 人们 为列奥 尼达、 摄政王 波塞尼 
亚斯 和温泉 关死难 将士们 修建的 纪念碑 ，以及 集市上 的波斯 人柱廊 (Persian 
Stoa)。 我们 可以很 容易地 发现， 帕萨尼 亚斯此 时正身 处一股 全面的 复古文 
化的浪 潮当中 ，这场 运动可 以被简 称为“ 第二次 智者派 运动” （the Second 
Sophistic)。 对这个 时代的 修辞学 家和智 者来说 ，列奥 尼达显 然是希 腊历史 
上的一 位英雄 ，是他 们赞颂 的对象 ，尽管 他们的 赞美往 往显得 过分， 并还受 
到过才 华横溢 且风趣 幽默的 卢奇安 的 讥讽和 批评。 

另 一方面 ，普鲁 塔克是 为“第 二次智 者派运 动”增 光添彩 的人物 ，他一 
定没 有想过 要去讽 刺列奥 尼达。 相反 ，他 为列奥 尼达撰 写过一 部传记 ，不 
幸的是 ，这 部传 记没有 流传到 今天。 实际上 ，我 们知 道有一 些格言 据说是 
列奥尼 达曾经 说过的 ，并 且它 们还都 被记载 在普鲁 塔克的 《国 王和 指挥官 
的 格言》 （ Sajyirzgs o/ Kings and Commanders ) 一 '书中 ，在 普鲁塔 克的另 

一部保 存至今 的传记 —— 《希腊 罗马名 人平行 列传》 —— 中 也记述 了一些 
列奥 尼达的 格言， 因为来 源可靠 ，显然 它们要 更加可 信些， 其中关 于吕库 
古 和克列 欧美涅 斯三世 (在 位时 间是从 公元前 236 年至前 221 年） 的传记 
中加 入了一 些与列 奥尼达 有关的 事迹。 下面 引述的 内容是 从后者 的传记 
中找 到的： 

据说 ，当有 人问列 奥尼达 ，提 尔泰奥 斯是因 为什么 样的才 能而被 
称作 诗人时 ，他回 答道： “一句 妙语可 以激发 年轻人 的勇气 。”他 的理 
由是 充满激 情的诗 句可以 让年轻 人在战 斗中不 再顾及 个人的 
生死 。 1:23 

因此 ，公元 2 世 纪的一 位作者 的作品 中的一 句被认 为是由 公元前 5 世纪 
的一位 国王说 过的话 ，让 我们 想起了 公元前 7 世纪 的一位 斯巴达 民族诗 


〔 1 〕 卢奇安 （ Loukiaiiou ， 公元 120 — 180) ， 又 译琉善 ，希 腊讽刺 作家。 —— 译注 
〔 2 〕 Plutarch* Life of Cleomenes f chapter 2. See also Talbert ed.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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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renaica) 的游 牧部落 的斗争 ，比作 列奥尼 达为保 卫希腊 而向入 侵的波 
斯人 发起的 抵抗。 因此 ，席尼 西斯不 仅没有 资格可 被称作 是最后 的异教 
徒 （他 后来成 为了一 个主教 ，改 变信仰 皈依了 基督教 …… ） ，他这 样 做其实 
也只是 在为自 己后来 的退出 ，而 到古 代世界 中去寻 找一个 更体面 的借口 
而已。 

文艺 复兴更 像一场 西方的 而不是 东方的 、罗马 的而不 是希腊 的知识 
和 文化的 运动。 这种看 法的一 个例外 是一个 叫做西 里亚科 •德 • 匹兹柯 
尼 （CiHaco dei PizzicolU) 的人 ，他沟 通了本 来处于 分裂状 态的东 方和西 
方 ，他 是一个 商人， 人们通 常用他 在意大 利的出 生地来 称呼他 —— 安科纳 
的西里 亚科。 我 们应该 感谢他 在公元 1147 年的时 候为我 们留下 了一部 
旅 行纪录 ，他用 大量的 篇幅追 忆了似 水年华 ，其 文字 之悲婉 要远远 超过诗 
人 波塞尼 亚斯的 诗作。 当他 经由米 斯特拉 （Mistra， 当时 还存在 这个地 
方 ，只不 过是摩 里亚半 岛的德 斯波塔 特的首 府^ 1: ，但 是不 久之后 就不得 
不屈 服于奥 斯曼土 耳其) 来到斯 巴达的 时候， 在一列 长长的 斯巴达 昔日的 
战士名 单中， 他为其 中一个 人已经 不在人 世而感 到深深 的惋惜 ，无疑 ，这 
个人 就列奥 尼达。 

16 世 纪晚期 ，从欧 洲的一 端来到 另一端 ，我们 发现苏 格兰的 人文主 
义者和 历史学 家乔治 • 布坎南 （George Buchanan) 在 1579 年的时 候曾经 
称颂 过列奥 尼达、 阿吉西 劳斯二 世以及 其他人 ，并 把他们 称作真 正的国 
王 ，从而 与那些 他同时 代的过 分沉溺 于奢侈 生活的 君主们 形成鲜 明的对 
照。 然而 ，他的 观点在 1581 年遭到 阿尔杰 农 • 布莱 克伍德 （Algernon 
Blackwood) 的反驳 ，后 者从宪 政的立 场认为 ，在 斯巴达 ，国 王仅仅 只是名 
义 上拥有 国王头 衔的人 ，并不 能利用 其国王 的权力 来获取 任何实 际的利 
益。 几乎就 在这同 一时期 ，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在一 篇题为 《话说 


〔1〕 摩里 亚半岛 （ M 0 rea ) 是 中世纪 和近代 初期称 呼伯罗 奔尼撤 半岛的 名称。 这个 名称来 
源于拜 占庭帝 国的一 个名为 摩里亚 采邑的 省份; 德斯 波塔特 （ Despotate ) 是 欧洲中 世纪曾 经存在 
的一个 国家的 名字。 一~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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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人 部落》 (On the Cannibals) 的散 文里写 下了如 下的文 字——读 者在这 
段 话里也 许找不 到非常 明显的 观点： 

…… 有些战 败可与 胜利相 媲美。 萨拉米 、普 拉提亚 、密卡 尔以及 
西西 里这四 次战役 〔他的 意思是 Himera 战 役传奇 性地与 萨 拉米战 
役发 生在同 一天〕 都 同样是 天下最 为辉煌 的胜利 ，然而 ，即使 把它们 
加起来 ，也 永远无 法与囯 王列奥 尼达和 他的勇 士们在 温泉关 所获得 
的荣誉 相比！ 

显然， 这是一 段相当 敏锐的 评述。 尽管温 泉关战 役在事 实上是 失败了 ，但 
是 ，如 果我们 不是从 普通的 角度来 看待成 败的话 ，它实 际上是 获得了 
胜利。 

蒙田 的同胞 费内龙 （F6nelon) 在 差不多 一个世 纪之后 ，把 列奥尼 

达 他 唯 一使用 过的斯 巴达人 作 为 《死者 的对话 》 （ Dialogues des 

Mora) 中 的一个 角色。 他写作 这部作 品的想 法和题 目基本 上都是 从卢奇 
安 （他 富于想 象力地 表现历 史人物 的对话 ，既 具有内 在的合 理性， 也具有 
历 史的可 能性) 那儿借 来的。 然而 ，这 个让斯 巴达国 王与波 斯国王 薛西斯 
进行 对话的 想法， 更确切 地说是 来自希 罗多德 （甚至 严格地 来说， 与薛西 
斯对 话的人 应该是 希罗多 德笔下 的戴玛 拉托斯 ，但他 当时流 亡在外 ，已经 
不再 是国王 了）。 像 布坎南 （Buchanan) —样 ，费内 龙把列 奥尼达 描绘成 
一 位与薛 西斯截 然不同 的真正 的国王 ，而且 完全是 用一种 斯巴达 人的口 
吻来描 写他： 

如果我 在生活 中努力 、稳重 且兢兢 业业， 就像我 的人民 那样的 
话 ，我就 可以行 使我的 王权。 我是 国王， 完全是 因为我 保护了 我的祖 


〔 1 〕 M. de Montaigne, ‘On the Cannibals’ ， in Essays , ed. M. A. Screech , The Complete 
Essays ， Harmonsd worth 1993 ， p.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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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并 确保了 一切都 按法律 行事。 我 的王位 给了我 做好事 的权力 ，而 

绝不 允许我 利用它 去行恶 

薛西斯 ，唉 ，则很 不幸地 被费内 龙简单 地刻画 成了一 位拥有 “太多 权力和 
财富” 的国王 ，用费 内龙的 话说， 如果他 不是这 样的话 ，他“ 本来应 该可以 
成为一 个非常 尊贵的 人”。 

不 久以后 ，即在 17 世纪快 要结束 的时候 ，列奥 尼达桿 卫自由 的英勇 
壮举横 渡英吉 利海峡 出现在 了英国 的文化 舞台上 ，他 的英 雄事迹 受到了 
高 度的赞 美并开 始广泛 流传。 有人以 摄政王 波塞尼 亚斯的 名字创 作了一 
部不太 出名的 戏剧， 作者在 这部作 品中把 列奥尼 达的奋 不顾身 ，与 波塞尼 
亚 斯令人 遗憾地 热衷于 派系斗 争的行 为进行 了对比 ，普赛 尔曾经 为这部 
戏剧 谱写过 配乐 （16% 年） ^ 在理查 德 • 格罗弗 （Richard Glover) 创作的 
诗歌 《列奥 尼达》 OLeomWas) 中， 列奥尼 达的功 绩受到 了应有 的赞颂 ，而且 
在 实际上 也产生 了更大 的影响 ，这首 著名的 诗歌在 公元前 1737 年 正式出 
版 ，是 列奥尼 达的事 迹成为 神话的 过程中 的一个 高峰。 格 罗弗的 列奥尼 
达 是一位 彻底的 爱国者 、一 位受到 民众爱 戴且珍 视自由 的勇士 ，并 且他在 
生活 上朴素 、节制 ，这 一点 与骄奢 淫逸的 波斯人 形成了 根本上 的反差 ，波 
斯 人在“ 拥有绝 对控制 权的国 王”—— 薛西斯 的统治 下正变 得萎靡 不振。 

这部 内容包 罗万象 的作品 产生了 深远的 影响， 它开始 了一个 新的神 
话的建 构过程 ，这 个神 话从格 罗弗手 下的一 个文学 范例演 变成了 一个赞 
成或反 对革命 的战斗 口号。 这个 神话以 传统的 形式融 汇进了 托马斯 •阿 
诺德 （Thomas Arnold) = 23 创办的 拉格比 （Rugby) 公 学的教 育改革 当中， 
然后 在 20 世 纪由科 •翰 （ Kurt Hahn ) 创办的 髙登斯 顿学校 


〔1〕 F^nelon , Dialogue XL, quoted from Rawson 1969/1991 : 220( 引文为 作者个 人翻译 ） D 
〔2〕 19 世 纪以后 ，英国 开始进 行了一 系列教 育改革 ，其 中以 阿诺德 在拉格 比公学 的改革 
最为 成功， 他在改 革中明 确指出 ，学校 要培养 “虔诚 的基督 勇士” （Christian manliness) 0 他创立 
了“ 竞技运 动自治 ”制度 ，以充 分发挥 竞技运 动的锻 炼价值 和教育 功能。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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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正 用他的 剑柄在 岩石上 刻上几 行文字 （实 际上是 西摩尼 得斯的 那首短 
诗“去 ，请 告诉 斯巴达 …… ” ，只 是被翻 译成了 法文并 作了稍 微的修 改）。 
画面 的中心 ，也就 这幅油 画的中 心人物 无疑是 列奥尼 达了。 他同 样被描 
画 成英勇 的形象 ，全 身裸体 ，披 风的一 角挂在 他的左 肩上， 其余部 分被压 
在身 体下面 ，脚 上穿着 一 '双 凉鞋 ，头 上戴着 一 顶装 饰着羽 毛的精 制的头 
盔。 他的 盾牌用 带子系 在左手 臂上； 就 像身后 的一个 靠背。 他的 左手握 
着一 把长矛 ，右手 紧紧地 提着一 把利剑 ，剑鞘 带着点 挑逗性 地遮盖 住了关 
键 的部位 ，它 同时也 吸引了 观众的 注意力 ，如 今的通 俗小报 或许会 认为这 
是男子 气概的 表现。 达 维特是 同性恋 ，观众 首先会 注意列 奥尼达 的男性 
特征 ，然后 目光会 被吸引 到靠近 画面的 右边， 一个有 着光亮 、结实 的屁股 
的 年轻人 正在欢 呼雀跃 ，这些 显然都 不是偶 然的。 达维特 认为这 幅画是 
他的 杰作， 他在自 己生命 即将结 束的时 候不无 委婉地 问身边 的人： “我想 
你一定 知道， 除了我 达维特 之外还 有谁能 画出真 正的列 奥尼达 呢？” 

这幅 画尽管 非常的 了不起 ，但是 ，我 们不 应该忘 记希腊 人民此 时也正 
在努力 恢复他 们过去 的文化 遗产。 康士坦 丁诺斯 • 里加斯 （Constantinos 
Rhigas) 创作的 《爱 国主义 颂歌》 （尸加心心 Hymn ， 1789 年） 就是 这股潮 
流在 早期的 证明， 它是作 者受到 《马 赛曲》 的启发 后创作 出来的 ，其 中一段 
内容 歌颂列 奥尼达 的精神 ，令人 激动： 

起来吧 ，希 腊的儿 女们！ 


想想以 前的首 领和圣 人的英 勇吧， 
看 ，眼 前就是 生死的 关头！ 

啊 ，昔日 的希 腊人， 

为了 生存， 再次出 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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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 么还躲 在那里 昏睡？ 

觉醒吧 ，与 以前的 盟友一 一 雅典一 一联合 起来！ 

召 回英雄 的列奥 尼达， 

这位 古代的 首领， 

他将 把你们 从衰败 中拯救 出来， 

他是令 人生畏 的人！ 他是 强有力 的人！ 

拜伦 (Byron/ 23 在热爱 希腊文 化的人 当中是 最为出 名的， 他也在 1812 年 
创作 的诗歌 —— 《 恰尔德 • 哈罗尔 德游记 》 （ Childe Harold’s 
PiZgWmage) 中仿 写过这 首诗， 以此来 鼓励希 腊人民 / W 

几 年之后 ，甘迪 (J. M. Gandy)， 他是崇 尚古典 风格的 建筑师 —— 约 
翰 • 索 恩爵士 （Sir John Soane) 的 追随者 ，构 思了一 座“波 斯人走 廊和拉 
西代梦 人的议 事厅” ，这 是对 公元前 5 世纪 的斯巴 达的唯 一一 种规 模较大 
的纪念 性建筑 —— 波斯人 走廊或 柱廊的 二维“ 重建” ，意 义非 同一般 ，这种 
建筑大 约是在 公元前 5 世纪 70 年代修 建的。 不用说 ，甘迪 的想象 力远远 


〔1〕 这首诗 由拜伦 翻译成 英文。 —— 译注 
〔2〕 拜伦 ，英国 的诗人 （1788 — 1824)。 —— 译注 
〔3〕 拜伦的 诗节选 如下： 

美丽的 希腊！ 使 人伤心 的光荣 残迹， 

逝去了 ，但 是不朽 ，伟大 ，虽已 沉陷！ 

有谁来 领导你 一盘散 沙似的 后裔， 

起来 挣脱那 久已习 惯了的 绍绊？ 

在过去 ，你的 儿子却 并不是 这般， 

他们 是视死 如归的 勇敢的 军人， 

把守温 泉关， 不怕尸 体堆积 如山， 

啊！ 有 谁能够 恢复那 英勇的 精神， 

在幼洛 他斯河 畔崛起 ，把 你从 坟墓里 唤醒！ 

(引 自 拜伦: 《恰尔 德 • 哈 罗尔德 游记》 ，杨 熙龄译 ，上海 ：上海 译文出 版社， 1990 年版 ，第 120 
页。 “幼洛 他斯河 ”应该 就是指 伯罗奔 尼撒南 部的欧 罗达河 ）。 —— 译注 


250 



第十章 遗 产：列 奥尼达 万岁! 


超过 了古代 斯巴达 人的实 践和创 造能力 ，但是 ，这件 事有趣 的地方 在于， 
这位英 国建筑 界的领 袖人物 ，在 一个 新古典 主义特 别具有 影响力 和创造 
力 的时期 ，竟然 会选择 去把自 己的想 象力挥 霍在古 代斯巴 达毫无 生气的 
建筑遗 址上。 

1821 年希腊 独立战 争爆发 ，这次 战争也 引发了 一股爱 国主义 文学潮 
流， 列奥尼 达一直 都是这 股文学 潮流的 中心。 马科斯 • 波 查里斯 
(Marcos Botzaris) 在这 场战争 中表现 得英勇 、冷静 ，并 且也 是在以 寡敌众 
的情 况下壮 烈牺牲 ，他 的英勇 事迹激 励着拜 伦把他 描绘成 一个当 代的列 
奥 尼达。 这股文 学浪潮 在麦克 • 皮撒 （Michel Pichat ) 的 浪漫古 典悲剧 
《列奥 尼达》 (1825 年） 中 得到了 进一步 的发展 ，这部 悲剧在 列奥尼 达说出 
了 一个动 人的预 言的时 候达到 了高潮 ，预言 提及了 人们对 斯巴达 的记忆 
可能会 产生什 么样的 影响。 

更 有名也 更令人 难忘的 是拜伦 的长诗 《唐 璜》 中的一 些句子 ，它 们选 
自经常 被人们 引用的 诗歌: 《希腊 群岛》 (如 isles of 在这 首诗里 

一 个来自 英国的 贵族假 扮成四 处游历 的诗人 ，用“ 希腊也 许仍然 是自由 
的”梦 来娱乐 着他的 希腊听 众们。 下 面引用 的段落 特别提 到了斯 巴达和 
列奥尼 达领导 的三百 勇士： 

缅怀 往昔， 只流泪 ，只 羞惭？ 

我们 的祖先 却热血 喷流！ 

大 地啊！ 从你 怀抱里 
送还 斯巴达 英雄好 汉的零 头吧！ 

三百个 勇士给 三个就 够了， 

去重 演一次 温泉关 战斗！ 


25S 


〔 1 〕 Lord Byron , Don Juan , C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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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遗 产：列 奥尼达 万岁！ 


任何 一地方 都是不 太可能 单独出 现的， 即使是 在相当 “个人 主义” 的雅典 
也不 会如此 ，更 不用说 遵从团 体利益 、信奉 “社团 主义” 的斯巴 达了。 

然而， 现在矗 立在斯 巴达和 温泉关 战役遗 址上的 各种现 代雕像 ，正是 2M 
以这座 被称作 ‘‘列 奥尼达 ”的雕 像为基 础的。 当新大 陆上的 威斯康 星州的 
一个 小镇， 它也叫 斯巴达 ，竖立 起这座 雕像的 一件复 制品的 时候， 就其本 
身而言 多少会 给我们 带来不 少感触 和启发 ，在 美国 据说有 上百个 小镇都 
叫斯 巴达。 这座公 共雕像 在各个 方面都 已经相 当的美 国化了 ，人 像手握 
的盾 牌上刻 绘着一 个倒写 的字母 “S”， 显然 这是错 误的。 因为， 事实上 ，古 
代的斯 巴达战 士在战 斗中会 称呼自 己为“ 拉西代 梦人” ，而 不是“ 斯巴达 
人” ，因此 ，他们 就把希 腊字母 “A” （lambda， 像 一个倒 写的英 文字母 
“¥”）3=而不是“2”（34111 & ，字形与英文字母“3”相似， 2 3印在盾牌上作 
为他 们独具 一格的 标志。 

总 的来说 ，在大 众传媒 的时代 ，列 奥尼达 在很大 程度上 还仍然 是一个 
传奇 。在 20 世纪 60 年代 ，有一 部非常 有影响 力的电 影就叫 《斯巴 达三百 
勇士》 ，从而 使他展 现出巨 星风采 ，而且 ，即 使是 在今天 ，他 还受到 好莱坞 
的关注 ，或 许是 因为这 座雕像 带来的 运气吧 ，据 说乔治 • 克鲁尼 和布鲁 
斯 • 威利斯 正在准 备不计 成本地 拍摄一 部关于 温泉关 的电影 ，剧 本改编 
自史蒂 文 • 普雷 斯菲尔 德的热 卖小说 —— 《火 之门》 （1998 年）。 在亚马 
逊 网站上 专门用 来登载 读者阅 读这部 小说的 读后感 的长长 的网页 ，本身 
就是“ 斯巴达 神话” 在西方 的最新 体现。 

列 奥尼达 万岁！ 因为 有了他 ，斯 巴达也 将万古 长存！ 


〔1〕 希 腊字母 表的第 11 个字母 ，读 音接 近汉语 发音的 “拉姆 达”。 —— 译注 
〔2〕 希 腊字母 表的第 18 个字母 ，读 音接 近汉语 发音的 “西格 马”。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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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 人的狩 猎方式 〔 1 〕 

与以往 相比， 如今大 学里有 越来越 多的人 在研究 古典学 ，或者 是开设 
了 或多或 少的非 语言学 的古典 文化或 古典学 研究的 课程。 现在似 乎有更 
多 的人想 要去学 习古代 语言。 然而， 古典学 并没有 被正式 地包括 在英国 
政 府为公 立学校 所设置 的全国 性的必 修课程 当中； 这样的 一个直 接后果 
就 是:在 进入大 学之前 ，学 生对各 种古代 语言的 学习反 而越来 越少了 。因 
此， 一直以 来开设 这样一 个科目 都是有 必要的 ，这类 似一个 大使的 工作， 
为 大学和 中学之 间以及 大学和 更广泛 的普通 公众之 间建立 起了连 接的桥 
梁 。 这就 是法国 人相当 优雅地 根据词 源学的 原则所 称呼的 “髙深 学术问 
题的普 及化” (haute vulgarization) ，用 我们更 为平淡 的英语 来说是 “通俗 
化” (popularization)。 我想强 调的是 ，在 我看来 这并非 一种“ 粗俗化 ”的过 


〔 1 〕 2000 年 I 2 月 1S 日 ，我在 哈佛大 学的“ 詹姆士 • 洛布 讲座 ” (James Loeb lecture ) 上作 
了名 为“为 古 希腊的 幽灵 献血： 追错一 个新的 过去” （ Blood for the Ancient Greek Ghosts : 
Hunting for a New Past ) 的演讲 ，这 篇新 的附录 就是以 这次演 讲的演 讲稿为 基础改 写的。 感谢 
哈佛 大学对 我的盛 情邀请 ，我特 别要感 谢哈佛 大学古 典学院 的初级 教员们 ，尤其 是我的 朋友和 
合作 者尼诺 （Nino Luraghi )， 以及友 善的主 持人格 洛里亚 • 费拉里 • 平 尼教授 （Professor Gloria 
Ferrari Pinney ) ， 她与我 在学术 上意气 相投。 



附 


录 


程 ，而 是人们 已经明 白：有 必要让 我们西 方文明 的根源 ，或 主要的 根源之 
一更 容易让 人理解 和接受 ，从 而使今 天对文 化只能 保持三 分钟注 意力的 
人们 认识到 ，在 文化的 意义上 我们究 竟来自 哪里是 多么的 重要。 

换句 话说， 这种情 况就是 德国伟 大的古 希腊学 者维拉 莫维茨 256 
(Wilamowitz) 曾 经说过 的向古 代的“ 幽灵献 血”。 不过 ，如 果继续 用这个 
双关语 的话， 我想说 这是一 种非常 特别的 放血。 我认 为从广 义上看 ，现今 
应 该继续 研究古 代希腊 的主要 原因有 两个。 首先 ，它 们与我 们如此 相似， 

在许 多基本 的文化 方面它 们是我 们名副 其实的 真正的 祖先; 其次， 却是基 
于完 全相反 的原因 ，他 们与我 们相比 在最为 基本的 方面又 是如此 不同。 

例如 ，他 们直接 参与式 的民主 制度并 不是我 们现在 相对而 言的非 暴力的 
代议制 民主; 他们 的戏剧 和运动 会之所 以被发 明并不 断地被 表演和 举办， 

都 是在一 种具有 决定性 意义的 宗教背 景下产 生的。 通常情 况下， 基于批 
判性的 、学 术性的 和史学 转向的 原因， 我更愿 意强调 古希腊 人与我 们之间 
的 差异。 尤其当 希腊人 被一些 人称作 我们的 祖先， 而目的 却是为 了给一 
些 现在正 流行的 、有争 议的活 动和消 遣寻找 合法性 的理由 ，或 罩上 一个讨 
人喜欢 的伪装 的时候 ，我 更会选 择坚持 这样的 做法。 这就 是为什 么狩猎 
这个热 门的政 治话题 会在这 里得到 讨论的 原因。 不 知何故 ，维拉 莫维茨 
的类比 似乎特 别适合 于研究 古希腊 和斯巴 达人的 狩猎。 

大卫 • 布 鲁克斯 （David Brooks) 写过一 本很有 趣的书 —— 《波 波族 
的天堂 ：新兴 上层阶 级及其 由来》 Paradise : The Nevu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 ， 2000 年） ，他在 书中这 样评论 上世纪 50 
年代 :“这 是社会 能接受 饮用烈 性酒的 最后一 个伟大 时代， 也是不 把猎狐 
和马球 当成是 老古董 的时代 。”不 幸的是 ，我认 为我所 在的乡 村地区 ，这些 
活动看 来仍然 还不够 古董。 虽然苏 格兰已 经立法 禁止了 ，但 在英 格兰的 
许多郡 中带着 猎犬进 行猎狐 仍然还 很活跃 ，尽 管在 当地也 受有到 法律制 
裁 的威胁 ，任何 一种严 格的限 制或全 面的禁 止大都 是基于 各种伦 理道德 
的 理由。 西格夫 里 • 萨松 （Siegfried Sassoon) 是我 在剑桥 大学卡 莱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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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一 位校友 ，如果 他能够 再多活 30 年的话 ，想必 一定会 很髙兴 地看到 
他的 一部轻 松的历 史小说 在最近 再版之 后的销 量会如 此之好 ，这 本书叫 
《一 个猎狐 人的回 忆录》 （Memozrs o/ <2 Fox-Hunting Man， 初 版是在 
1928 年）。 另一 方面， 最近有 人出书 呼吁重 新恢复 神话中 的猎杀 卡莱敦 
野猪 （Calydonian Boar Hunt) 的活动 ，这 本书名 为 《以 野猪 的形式 》（ h 
Shape of a Boar ， 2000 年 出版） ，作 者是曾 接受过 古典学 教育的 小说家 
257 劳伦斯 • 诺福克 （Lawrence Norfolk) ， 他至 少还部 分地关 注过这 种更优 
雅 、更现 代的狩 猎形式 在当前 的政治 影响力 ，这 种狩 猎活动 据说是 由萨松 
的那本 《回 忆录》 激发起 来的。 

1998 年 ，斯 克拉顿 （Roger Scruton) 的一 本只有 161 页的 小册子 《论 
狩猎》 (O/z 正 是在这 种激烈 的公开 的政治 讨论的 大气候 下出版 

的。 这 一书名 其实是 现存的 著作对 色诺芬 （公 元前 4 世纪） 和 阿利安 1:13 
(公元 2 世纪） 的著 作的一 种致敬 ，学者 马尔科 姆 • 威 尔科克 （Malcolm 
WiUcock) 最近 将他们 的论述 编辑整 理后进 行出版 ，这是 很有用 的一本 
书， 他这样 做肯定 是经过 深思熟 虑的。 斯克 拉顿的 《论 狩猎》 一书 前言是 
这样开 头的： 

带着猎 犬进行 狩猎是 一种既 需要耐 力又需 要方法 的技艺 
(craft)。 它在古 代的时 候就已 经发展 得非常 完善了 ，同时 ，色 诺芬对 
这个话 题的论 述证明 了古希 腊的猎 人使用 的技 巧与今 天的猎 人是多 
么的 相似。 在对 待猎犬 、狩 猎的追 随者们 以及 乡村的 态度上 古今都 
是相 似的。 然而， 不相似 的就是 猎物了 …… 


人们 能够明 白为何 斯克拉 顿想要 回到古 希腊， 去援引 那个时 代的文 
化 权威们 曾经说 过的话 ，当他 最喜爱 的运动 和消遣 正面临 着来自 政府的 


〔1 〕 阿利安 （ Arrian , 公元 86— 160) ， 希腊 史学家 ，代 表作为 《亚 历山 大远征 记》。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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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 ( hare - hunting ) 和 现代猎 人所称 的“比 格领” （ beagling ， 以 一种叫 比格的 
猎犬 的名字 命名） 但是 ，“ 比格领 ”不是 一种非 常有魅 力的现 代“运 
动 ”或消 遣活动 ，而且 ，很 难想 象斯克 拉顿会 为了它 就像为 了猎狐 那样而 
愤 愤不平 ，同时 又用一 种充满 诗意的 方式去 捍卫这 种运动 ，更 确切 地说是 
为它作 正面的 辩护。 此外 ，在古 希腊的 大部分 猎兔活 动中， 至少有 一个目 
的 与我们 今天的 观念和 实践是 不完全 一致的 ，可是 它之于 古希腊 人的思 
想 方式和 行为方 式又是 至关重 要的。 因为兔 子是一 种独特 的用于 爱人之 
间 的赠物 ，更准 确地说 ，是 一种 成年男 性与少 年男性 之间的 情色关 系的证 
明 ，大多 数现代 的法律 体系都 会基于 道德的 立场认 定这种 关系是 对儿童 
的侵害 ，因 而是非 法的。 在我们 更加具 体地讨 论如何 对待狩 猎的态 度时， 
我 们还会 回到古 代希腊 人的狩 猎是否 具有性 爱意味 这个话 题上来 。但 
是， 现在结 束我们 对猎物 的讨论 ，让我 们再进 一步考 虑存在 于古希 腊人与 
现 代英国 人或美 国人的 狩猎活 动之间 的两个 重大的 不同之 处吧： 猎野猪 
( boar - hunting ) 和猎人 （ man - hunting ) 0 

斯克 拉顿本 人提到 过猎杀 野猪， 色诺芬 在他的 论述中 用了一 章的篇 
幅来 谈论这 项狩猎 活动。 斯克 拉顿没 有提及 的是， 尽管一 些狩猎 爱好者 
在努力 尝试一 种社会 学和社 会人类 学的现 代的狩 猎方式 U sociolog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of modern hunting ) ， 古 代希腊 人猎杀 野猪并 不像现 
代英国 人猎狐 ，因 为在 希腊人 看来狩 猎在最 具体的 意义上 是对勇 气的一 
种考验 ，这 是一 种对希 腊重甲 步兵在 阵地战 中所需 要的男 子气概 的再合 
适不 过的考 验了。 严格地 说来， 猎杀野 猪具有 一种够 格仪式 （Hte of 
passage ) 上的象 征薏义 ，同样 ，在所 有城邦 ，除 了斯巴 达之外 ，它也 是社会 
名流 的身份 的一种 象征。 斯 克拉顿 热切地 —— 有点过 于热切 —— 强调他 
理解 的猎狐 活动所 具有的 大众的 、跨 阶级的 品质。 但是没 有几个 希腊人 
能够 骑着马 带着装 备去猎 杀野猪 ，同时 ，他 们也 不会带 着奴仆 —— 这是斯 


〔1〕 这是一 种携小 猎狗步 行追猎 的狩猎 方式。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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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顿 另一个 不诚实 或无知 的体现 —— 去拍打 树丛、 草丛等 以惊起 猎物， 
支起捕 猎的网 ，做马 夫以及 其他必 不可少 的后勤 工作。 只有在 斯巴达 ，因 
为 它拥有 大量的 希洛人 ，而且 一直就 重视狩 猎这项 活动作 为一种 全体性 
的军 事训练 所具有 的价值 ，即使 普通的 市民也 会参与 这种高 危险性 的“消 
遣” 活动。 但是， 斯克拉 顿是否 愿意把 斯巴达 挑选出 来当作 为他的 狩猎社 
姜 的古代 范例是 值得怀 疑的。 

提到奴 仆就引 起了“ 猎人” (manhunting) 问题。 在像古 代雅典 这样的 
一 个奴隶 社会里 ，个人 试图抵 抗被奴 役的命 运的最 典型方 式就是 逃跑。 
历 史记载 中最为 引人注 目的一 个例子 发生在 雅典战 争即将 结束的 时候， 
当时 ，如 果修昔 底德的 记述属 实的话 ，斯巴 达在占 领了雅 典部分 领土之 
后， “至少 有两次 ，一 万多名 奴隶” 在斯巴 达的掩 护下逃 跑了。 通 常情况 
下 ，是 一个、 两个或 零零星 星的几 个奴隶 逃跑。 但是， 如此有 规律的 、持久 
的奴隶 逃跑导 致了一 种专业 的奴隶 追捕者 （ drapnagdgos ， slave- 
catcher) 的出现 。他 —— 以及 他的狗 —— 无 疑就形 成了一 个非常 有利可 
图的 行业。 古希 腊另一 个非常 不同的 奴隶社 会是斯 巴达， 在稍后 我们将 
会重新 讨论雅 典和斯 巴达在 这个问 题上的 不同。 眼下 ，引 人注目 的 是“猎 
人 ”成为 了斯巴 达人和 他们的 奴隶阶 层——同 样也是 希腊人 的希洛 
人 —— 之间 的一种 日常关 系的系 统组成 部分。 希洛人 —— 追捕 —— 希洛 
人 —— 挑选 —— 这个程 序在斯 巴达， 就像雅 典出现 大规模 的奴隶 奔逃时 
那样， 是一种 社会系 统功能 紊乱的 征兆。 确 切地说 ，这 其实是 一种“ 常态” 
事件， 因为斯 巴达人 每年都 要向希 洛人正 式宣战 ，在 这种合 法的外 表下， 
“猎 人”就 是斯巴 达人用 来对付 希洛人 的一系 列镇压 手段中 的一种 。当 
时 ，在 斯巴达 ，追捕 和战争 在实际 上都是 团体性 的活动 ，并 带上了 斯巴达 
人 特有的 差异或 扭曲。 

差异 在古代 和现代 社会之 间以及 在古代 希腊内 部之间 都存在 ，相对 
于社会 结构的 差异性 来说， 猎物的 差异就 具有了 相当令 人不安 的含义 ，因 
此， 我将把 注意力 转向本 质上的 差异， 即狩 猎的隐 喻性方 面 （metaphorical 


260 


259 



261 


斯 巴达人 

aspects) 0 “狩猎 ”这个 术语现 在进入 了我们 日常的 英语词 汇当中 并变得 
毫 无威胁 ，这似 乎已经 是一种 老生常 谈了。 例如 ，我 们学术 意义上 的“狩 
猎”指 的是图 书馆的 一种参 考文献 的做法 ，其实 是一门 课程。 也就 是说， 
狩猎 已经存 在于很 多的社 会层面 以及语 义的表 达当中 ，并 渗透进 了我们 
每天 使用的 英语词 汇里。 在古希 腊也是 如此。 阿兰 •施 纳普 （Alain 
Schnapp) 关 于古希 腊狩猎 的文本 和图像 的精彩 专著的 第三章 ，也 是第一 
个 独立的 章节， 准确 的标题 就是“ 狩猎的 隐喻 ” （La metaphore du 
chasseur 、 。 

然而 ，在 狩猎的 隐喻性 目标上 （metaphors ends) ，古代 和现代 确实存 
在一 些有用 的或可 用的相 似性。 施 纳普的 著作的 标题是 《狩 猎与 城邦》 
(Le chasseur et la cite) ，他指 出古希 腊的狩 猎活动 作为社 会整体 的一部 
分 并不是 一种纯 粹的社 会或经 济现象 ，只有 在包罗 一切的 城邦的 范围之 
内， 它才有 存在的 意义。 在某种 程度上 ，它 是政 治性的 ，这 是现代 的狩猎 
活动不 可能具 有的。 此外 ，这部 专著的 副标题 是“古 希腊的 狩猎与 色情” 
CChasse et erotique dans la Grece ancienne) 0 无疑， 异国风 味和情 爱冲动 

已经而 且将会 在现代 的狩猎 情景中 占有一 席之地 ，然而 ，艾 德里安 • 菲利 
浦斯 (Adrian Phillips) 在他关 于色诺 芬的有 趣评论 中说， “一些 （狩 猎） 甚 
至会从 脑中驱 逐‘爱 的念头 ’”。 但是， 关键在 于性爱 和情色 是不能 直接被 
看作 整个现 代狩猎 活动的 目标， 或者说 是一个 主要的 目标。 

这种 关键的 差别使 我们回 到了正 确的阐 释路径 上来了 ，我想 ，这种 
路径 强调我 们与他 们之间 、古代 与现代 之间的 差异。 就是说 ，今 天的猎 
狐是绝 不会像 斯克拉 顿想要 说服我 们相信 的那样 是“自 然的” 或质朴 
的； 可以 这么说 ，它 即使分 离成为 第二自 然或第 二天性 （second nature) 
还相差 太远。 实际上 ，在 古代 希腊甚 至连关 于人权 （更不 用说动 物的权 
利） 的概 念都还 没有发 展出来 ，回想 一下这 一点对 于理解 古希腊 的狩猎 
是有 益的。 

这促 使我要 谈一谈 下一个 也是最 后一个 话题: 斯克拉 顿求助 的古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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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祖先 或权威 ，究 竟是 些什么 样的希 腊人？ 古代的 希腊人 自己十 分清楚 
他们绝 不是完 全相同 的文化 ，他 们大 部分都 承认他 们相互 之间的 相同之 
处要多 于差异 ，只 有一 个例外 ，那就 是斯巴 达人。 斯 巴达人 自己是 古代传 
统的 培育者 之一， 但这种 传统又 主要是 由雅典 人加以 促进和 发扬的 ，即使 
是 在这种 传统中 ，斯巴 达也是 一个“ 他者” ，它 与其他 所有的 希腊城 邦和社 
会在最 基本的 社会方 式上存 在着关 键性的 差异。 对斯 巴达“ 幻景” 或“神 
话 ”的宣 传已经 促使一 些现代 学者竟 然宣称 斯巴达 在希腊 世界里 实际上 
没有 什么特 别之处 ，这是 我们要 警惕的 观点。 无论 是以哪 种理由 —— 政 
治的 、社 会的、 经济的 、宗教 的等等 ，我 都不赞 同这种 观点， 而且不 只是基 
于一个 与我们 讨论的 狩猎话 题直接 相关的 理由。 我想 说的是 ，斯 巴达人 
狩猎与 任何其 他同时 代的希 腊城邦 都是完 全不一 样的。 我 认为这 绝不是 
一种纯 粹虚构 的观点 ，而 是一 种值得 再一次 简要地 说明一 下它的 基本情 
况 的观点 ，正好 可以用 来证明 任何现 代人请 古代希 腊人来 作权威 的做法 
在事实 上是多 么地成 问题。 

斯巴达 人的政 治体系 （/ >0 仏 ek ) 的中心 是“公 餐制” ，正 式的斯 巴达公 
民 就是在 持续参 加这种 活动的 过程中 行使自 己的“ 公民权 ”的。 只 有两种 
情况是 法律允 许的个 人不必 参加本 来是必 须参加 的晚餐 ：第一 ，是 举办必 
须 的献祭 活动; 第二 ，就是 狩猎。 斯巴 达人狩 猎的对 象与其 他希腊 城邦， 
如雅典 是一样 的:鹿 、野猪 等等。 但与 雅典不 同的是 ，在斯 巴达狩 猎不能 
被 描述成 一种休 闲活动 —— 这 是无法 想象的 ，更不 用说是 一种运 动了。 
据我 们所知 ，捕 猎的收 获也不 会成为 斯巴达 的情人 或追求 者为求 爱而作 
为 送给他 的少年 情人的 礼物。 更正确 地说， 斯巴达 人猎杀 野兽是 一种非 
常严肃 的活动 ，所 得的收 获通常 都要献 给公餐 食堂。 

无 论如何 ，斯巴 达人与 雅典人 在狩猎 方面更 为明显 的不同 在于这 
样一个 事实， 即斯巴 达社会 作为一 个共同 体在官 方政策 上鼓励 所有的 
斯巴 达人， 无论他 们处于 什么样 的经济 、政 治或社 会地位 都要定 期去参 
加狩猎 ，表 面上 这是出 于军事 训练的 目的。 因此 ，马匹 和猎犬 ——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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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归私人 所有的 —— 以及 希洛人 —— 这些人 不归私 人所有 ，但 被强制 
性 地要求 为个体 的斯巴 达主人 和女主 人服务 ，这 些配置 和人员 在任何 
斯巴 达人想 要去打 猎的时 候随时 都要准 备好。 实际上 ，普 通的、 比较穷 
困的斯 巴达人 都能从 这种官 方的要 求中得 到好处 ，他们 参加狩 猎部分 
是出 于军事 的原因 ，但 也是因 为这样 可以使 他们能 够为自 己所在 的公餐 
食堂 提供额 外的美 味食物 ，从 而维系 他们与 比较富 裕的斯 巴达人 之间的 
关系 ，因 为富人 们为公 餐食堂 提供了 比这些 穷人的 份额更 大的农 产品。 

此外 ，斯巴 达人会 为自己 能够饲 养马匹 、狗 —— 也 许还有 希洛人 —— 
这些在 狩猎时 具有很 高价值 的“帮 手”或 人员而 感到非 常自豪 ，并 且会为 
此 而投人 巨大的 精力。 在泰格 特斯山 的山脚 有一片 广阔的 土地， 它与斯 
巴达相 距不远 ，有 一个平 淡无奇 的名字 ：铁瑞 （ Therai )， 此 地就是 斯巴达 
人的狩 猎场。 在整个 公元前 6 世纪， 拉科尼 亚的黑 色人像 花瓶的 绘画中 
最令人 难忘的 一些图 像是由 那些狩 猎画家 （Hunt 制而成 
的。 比如说 ，“ 人像 9 号” ，这是 狩猎画 家创作 的一个 花瓶的 名字， 展示了 
一种 从独特 的视角 对狩猎 场景的 描画。 图画 的重点 放在猎 人之间 出于直 
觉 的相互 合作上 ，这 种合作 是必不 可少的 ，其 中一个 人蓄着 络腮胡 子且留 
着长发 ，他 显然是 一个已 经成年 的男子 ，另外 一个也 是长发 ，但却 没有络 
腮胡子 ，他 可能 是正在 向那位 年长的 导师学 习如何 使用绳 索捆绑 动物。 
在图 10 中描绘 了一幅 典型的 重甲步 兵像， 他正与 自己的 “阿尔 哥斯” ，一 
条 忠诚的 猎犬呆 在一起 。图 11 是 一个年 代相当 早的赤 土陶器 ，上 面有浮 
雕加 以装饰 ，这 个器 物在当 时是被 当作一 个墓穴 标识器 （ grave ^ marker ) 
或墓碑 加以使 用的。 在 这个瓶 的一面 再现了 一幅成 功的狩 猎情景 ，这正 
是 那种一 个优秀 的斯巴 达人想 要携带 着进入 另一个 世界的 图像。 最后， 
不 管怎样 ，模仿 性的狩 猎肯定 会集中 地用来 再现希 腊化时 期和罗 马时期 


〔 1 〕 从形 式上说 ，不 可能绝 对地断 定“狩 猎画家 ”的绘 画是以 斯巴达 人的日 常生 活情景 ，而 
不是以 猎杀卡 莱敦野 猪或其 他神话 中的猎 杀野猪 为主题 ，我 想阿兰 • 施纳 普对前 一种阐 释已经 
作了非 常令人 信服并 具有结 论性的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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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度复苏 的“够 格者” 训练 —— 这种斯 巴达人 的综合 性的教 育体系 。但 
是 ，它 可能已 经包含 在古典 时期的 “够格 者”训 练当中 ，因为 这一整 套训练 
当 中最为 重要的 仪式是 在阿耳 戎弥斯 一 欧西亚 的神殿 里举行 的， 这位女 
神掌管 着繁殖 、生育 和野外 ，因 此与猎 杀野外 动物的 活动有 着紧密 联系。 

然而， 在猎杀 动物的 过程中 开展正 式的政 治教育 ，并不 是斯巴 达人用 
尽一 切方法 和手段 去开展 的狩猎 活动的 最值得 注意的 特色。 它无 疑是我 
在 前面已 经提到 过的： 斯巴达 人对希 洛人开 展的个 体性的 和集体 性的猎 
捕。 这种 获得官 方授权 的活动 ，既可 以作为 一种让 希洛人 时时陷 人惊恐 
的方式 ，同时 ，它也 可以用 来考验 那些被 挑选进 “特别 行动队 ”的未 成年斯 
巴达人 的男子 气概。 我想 ，这种 在国家 支持下 进行的 猎捕希 洛人的 活动， 
最能说 明亚里 士多德 对斯巴 达人的 独一无 二的教 育体系 所作的 严厉批 
判。 他说 斯巴达 人的这 种教育 是有系 统性缺 陷的， 这种教 育的目 标只追 
求一种 美德—— 战斗中 的勇气 ，所以 ，只能 培养出 “野兽 般”的 、具 体来说 
就是像 狼一样 的斯巴 达人！ 

众 所周知 ，狼 是技巧 高超的 猎人和 杀手。 斯巴 达人称 阿波罗 （另 一个 
称号叫 阿波罗 • 勒科 乌斯 ， Apollo Lyceius/ 13 像“狼 似的” ，而 吕库古 
(Lycurgus， 即“狼 工”， Wolf~Worker) 这位被 人们认 为是斯 巴达的 教育体 
系的建 立者的 名字可 能正是 对阿波 罗的那 个称号 的模仿 ，阿 波罗 是某种 
活动 （狩 猎） 的庇 护神， 斯克拉 顿大概 是不想 搬他来 为自己 喜欢的 消遣活 
动作 合法辩 护的。 


U〕 勒科 乌斯， “Lyceius” 的词 根是希 腊语的 “Lycos”， 也 就是“ 狼”的 意思。 一 一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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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巴达国 王年表 及简介 


斯巴 达实行 非常独 特的政 治制度 ，即由 来自两 个王室 的国王 同时统 
治， 两支王 室的继 承互不 干扰。 两个 王室分 别是阿 基亚德 （Agiads) 王族 
和欧里 庞提德 （Eurypontids) 世系。 以下从 无详细 资料可 考的神 话时代 
来概述 双王制 的由来 ，同 时也 对部分 比较重 要且有 适当历 史文献 记载的 
斯巴 达国王 作简要 介绍。 （以 时间 先后进 行介绍 ，年 份如未 作特殊 说明， 
皆为公 元前; 公元前 525 之 前的年 份为近 似值。 


— 神 话时代 


斯 巴达人 ，属 于多利 安人， 并非希 腊最早 的本土 居民。 他们的 神话故 
事 与赫拉 克勒斯 （Heracles) 息 息相关 ，甚至 多利安 人入侵 的另一 种叫法 
就是“ 赫拉克 勒斯的 归来” (Return of the Heracleidae) 。 

作为 有一半 宙斯血 统的人 神混血 ，宙斯 原本打 算让这 个大力 神主管 
拉 西代梦 （Lacedaemon) 、阿 尔戈斯 （Argos) 和美 塞尼亚 （Messenian) 地 

区， 但天后 赫拉从 中作梗 ，于是 这一地 区的统 治权被 交给了 迈锡尼 国王欧 
律 斯透斯 （Eurystheus) 。 


〔1〕 本文并 不包含 在英文 原著中 ，为 译者根 据多种 材料汇 编而成 ，并 非译者 原创， 目的只 
在于 让读者 更好地 了解一 些必要 的背景 知识， 以便于 全书的 阅读。 —— 译注 



斯 巴达人 


赫 拉克勒 斯死后 ，他 的后代 逃到雅 典寻求 庇护。 迈锡 尼国王 欧律斯 
透 斯向雅 典索要 这些赫 拉克勒 斯的后 代遭拒 ，于是 发兵攻 打雅典 ，但 可惜 
兵败 身死。 赫拉 克勒斯 与得伊 阿尼拉 （Deianira) 之 子叙洛 斯与他 的兄弟 
们趁这 个机会 入侵了 伯罗奔 尼撒。 不过 很快， 他们遭 遇瘟疫 ，不得 不撤退 
出来。 

叙 洛斯兄 弟们撤 退到了 帖萨利 ，寻找 他们父 亲的一 位老朋 友的协 

助 帖 萨利国 王埃吉 弥奥斯 (Aegimius， 传 说中此 人也是 多利安 人的祖 

先）。 因 为埃吉 弥奥斯 曾在一 次抵抗 外敌的 战争中 得到赫 拉克勒 斯的鼎 
力相助 ，于 是此时 就热情 地收留 了叙洛 斯等人 ，并认 叙洛斯 为养子 ，给了 
他全 国三分 之一的 土地。 后来 帖萨利 国王埃 吉弥奥 斯病逝 ，他的 两个儿 
子自 愿服从 叙洛斯 ，叙 洛斯成 为了多 利安人 之主。 急 于得到 父亲的 “应许 
之地” 的叙洛 斯向德 尔斐神 庙请求 神谕。 德尔斐 的神谕 告诉他 ，他 应该等 
到“第 三个果 实”， “由一 个狭窄 的通路 从海上 ”进人 伯罗奔 尼撒。 

于是 ，按照 自己的 理解， 叙洛斯 等了“ 三年” ，然 后发兵 从“柯 林斯地 
峡”攻 人伯罗 奔尼撒 ，但 却在 一场战 斗中被 铁该亚 （Tegea) 国 王所杀 。随 
后 ，赫拉 克勒斯 的孙子 克勒奥 代奥斯 （Cleodaeus) 领导 了第三 次入侵 ，曾 
孙阿 里斯托 玛科斯 （ Aristomachus) 领导了 第四 次入侵 ，结 果全以 失败告 
终。 最后 ，赫 拉克勒 斯的玄 孙们泰 米努斯 （Tememis)、 克瑞斯 丰忒斯 
(Cresphontes) 以及阿 里斯托 得摩斯 （Aristodemus， 皆为阿 里斯托 玛科斯 

之子) 愤怒了 ，他们 抱怨说 那些所 谓神谕 只会给 其追随 者们带 来毁灭 。不 
过有人 为他们 解释了 神谕的 真正含 义:第 三个果 实代表 的是第 三代人 ，狭 
窄的通 路并不 是柯林 斯地峡 ，而 是瑞 昂海峡 （Rhuim， 伯 罗奔尼 撒北部 ，分 
隔埃托 利亚和 阿卡狄 亚的海 峡）。 得到 明确的 指示后 ，阿里 斯托得 摩斯等 
人在埃 托利亚 的诺帕 克图斯 （Naupactus) 集 结了一 支军队 ，准 备横渡 
海峡。 

但 这支军 队被神 箭手阿 波罗所 摧毁。 原因 很简单 ，三 兄弟中 有一人 
杀死 了一名 阿卡狄 亚的占 卜者 （阿波 罗是占 卜者 之神） ，因 而得罪 了阿波 


280 



斯 巴达国 王年表 及简介 


■ S 迖南个 王族的 起源图 


赫拉 克勒斯 = 伊 阿尼拉 

I 

叙洛斯 

I 

克勒奥 代奥斯 


阿 里斯托 玛科斯 


泰 米努斯 


阿里斯 y 麵 


克瑞斯 丰忒斯 


I 

欧里斯 铁涅斯 




普洛 克勒斯 


阿吉斯 


苏斯 


欧里庞 


( 此谱 系树只 包括神 话时代 重要的 斯巴达 先祖） 

罗。 为 了赎罪 ，杀 了人的 泰米努 斯被流 放十年 ，同时 神谕告 诉他必 须寻找 
一 名“三 只眼” 的人做 他们的 向导。 十年 过去了 ，就 在泰米 努斯返 回诺帕 
克图斯 的路上 ，他 发现了 一名瞎 了一只 眼的埃 托利亚 人奧克 叙洛斯 
(Oxylus) 正骑在 马上。 人 、马这 不刚好 是三只 眼吗？ 泰米 努斯马 上把这 
人带 回了诺 帕克图 斯的军 营中。 

这次， 大军在 奥克叙 洛斯的 指引下 顺利渡 过了瑞 昂海峡 ，并一 路取得 
胜利。 赫拉克 勒斯的 子孙们 终于得 到了祖 先应得 的那份 土地。 按 照希腊 
人 兄弟均 分遗产 的原则 ，这 些土地 被分给 了兄弟 三人。 泰 米努斯 得到了 
阿 尔戈斯 ，克 瑞斯丰 忒斯得 到了美 塞尼亚 ，一 只眼的 向导奥 克叙洛 斯也得 
到了 富饶的 埃利斯 （Elis) 作为 奖赏。 阿里斯 托得摩 斯此时 已死， 于是他 
的一 对双胞 胎儿子 欧里斯 铁涅斯 （Eurysthenes) 和普洛 克勒斯 （Procles) 
得 到了拉 西代梦 ，共 同作为 这片土 地的统 治者。 当时 ，拉希 代梦人 想按照 
常理立 两人中 的较大 的一个 为国王 ，但 却无法 区分他 们到底 谁更大 一些。 


281 


斯 巴达人 

于 是他们 跑去问 这对双 胞胎的 母亲。 但这个 母亲十 分圆滑 地回答 说她自 
己也不 知道。 她想 因此逼 迫拉希 代梦人 把两人 都立为 国王。 拉希 代梦人 
不 得已只 好请求 神谕。 神谕告 诉他们 去观察 孩子的 母亲， 在喂养 和洗的 
时候 最先照 顾的孩 子就是 长子。 于是 在一番 观察后 ，拉希 代梦人 把欧里 
斯 铁涅斯 立为了 长子。 欧里斯 铁涅斯 家族在 两个国 王家族 中享有 更高贵 
的 地位。 


二历 史 

从普洛 克勒斯 的孙子 欧里庞 （ Eurypon) 以及欧 里斯铁 涅斯之 子阿吉 
斯 (Agis) 开始 ，斯 巴达国 王的世 系慢慢 开始离 开神话 的迷雾 ，进入 了历史 
的 范畴。 斯巴达 双王属 于两个 不同的 家族， 即 阿基亚 德家族 （Agiad 
House) 和欧 里庞提 德家族 （Eurypontid House) , 同一 家族中 ，如 不另加 
说明， 大部分 可认为 是父子 相传。 众所 周知， 斯巴达 从来就 没有成 为过书 
写文 字的文 化中心 ，因 此我们 很难得 到斯巴 达人自 己关于 国王们 的什么 
记录。 斯巴 达缺少 文学家 ，也没 有给我 们留下 多少有 价值的 记载， 遗留下 
的文 字大部 分是一 些政府 公文。 因此 有很多 国王是 没有什 么资料 可以考 
证的。 

* 

阿吉 斯一世 （Agis I， 公元前 930 —前 900?) : 他的名 字被用 来为这 
一支斯 巴达国 王的家 族谱系 —— 阿基亚 德命名 ，但 关于他 并没有 太多相 
关资料 ，是 一个介 乎神话 与历史 之间的 人物。 传 闻他征 服了拉 科尼亚 
(Laconia) 南部的 希洛城 （Helos)， 将其 公民收 为奴隶 ，即 著名的 希洛人 
(Helots) 。 

欧里庞 （Eurypon， 公元前 895 — 前 865?) : 欧 里庞提 德家族 即以其 
命名。 普卢塔 克称其 为“第 一个放 松自己 的 统治及 分散过 度集权 以求得 
民 心和众 望的国 王”。 有 的古典 作家认 为他领 导了一 些在门 丁尼亚 
(Mantineia) 和阿 卡狄亚 的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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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凯司特 拉托司 （Echestratus， 公元前 900 —前 870?): 在位 期间， 
以清 除山贼 为理由 ，把 军队开 进了阿 尔戈斯 和拉科 尼亚的 边境。 当地的 
基努 里亚人 (Cyrmria) 奋起 反抗， 但被斯 巴达人 征服。 

普律 塔尼斯 （Prytanis， 公元前 865 —前 835?) : 由于 其父亲 欧里庞 
削弱 了国王 的权力 ，因此 “很长 的一段 时间里 ，无法 无天与 骚动混 乱遍布 
斯巴 达”。 因此普 律塔尼 斯“正 要去驱 散一伙 暴徒时 ，被 人用屠 刀戳死 
了”。 普卢塔 克称此 人为吕 库古的 父亲。 

列奥 博塔斯 （Leobotas， 公元前 870 —前 840?) : 阿基 亚德家 族第三 
位国王 ，无 相关 记载。 

波律戴 克铁斯 （Polydectes， 公元前 835 —前 805?) : 普律塔 尼斯国 
王的 长子。 按照 普卢塔 克的说 法是吕 库古的 兄长。 

多 律索斯 （Doryssus， 公元前 840 —前 815?) : 阿基亚 德家族 ，无相 

关 记载。 

埃乌 诺莫斯 （Eunomus， 公元前 805 —前 775?) : 记载较 为混乱 ，普 
卢 塔克认 为他是 波律戴 克铁斯 的父亲 ，但希 罗多德 在追述 世系时 认为他 
是波 律戴克 铁斯的 后裔。 

阿 吉西劳 斯一世 （Agesilaus I， 公元前 815 —前 785?) : 阿基 亚德家 
族， 无相关 记载。 

卡 里拉斯 （Charillus， 公元前 775 —前 750) : 按普卢 塔克的 说法是 
前一国 王的遗 腹子。 他的名 声远远 比不上 他的摄 政者吕 库古。 他 在位时 
期斯 巴达人 侵了阿 尔戈斯 ，同时 ，斯巴 达与铁 该亚的 长期战 争关系 也被认 
为始 于这一 阶段。 

阿尔 克劳斯 （Archelaus， 公元前 785 —前 760) : 阿基亚 德家族 ，无 
相关 记载。 

尼坎德 （Nicander， 公元前 750 —前 720) : 欧里 庞提德 家族， 无相关 
记载。 

铁列 克洛司 （Teleclus, 公元前 760 —前 740) : 据认为 在他统 治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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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斯巴 达人征 服了阿 密克利 （ Amyclae )、 斐瑞斯 （ Pharis) 和吉拉 安特伊 
( Geranthrae) 等地区 ，这里 的居民 后来就 成为了 “边民 ”（ Perioeci ，也 称庇 
利西阿 人）。 在一 次阿耳 特弥斯 (月 神 与狩猎 女神) 神的节 日中， 铁 列克洛 
司 在尼恩 那提斯 （ Limnatis) 湖附近 的神庙 遭到美 塞尼亚 人的伏 击而丧 
命。 由此， 第一次 美塞尼 亚战争 爆发。 

泰奥 彭波斯 （Theopompus， 公元前 720 —前 675): 传 说这位 国王曾 
遭到自 己妻子 的责骂 ，说 他传 给自己 子孙的 权力比 他从父 辈那里 继承来 
的权力 小了。 这 位国王 回答道 ：“不 是小了 ，是 更大了 ，而且 将保留 得更加 
久远 。”他 掌权时 爆发了 第一次 美塞尼 亚战争 ，斯 巴达 人取得 了胜利 。提 
尔 泰奥斯 （Tyrtaeus， 公元前 7 世纪 的希腊 哀歌体 诗人） 就 曾经做 诗赞美 
他的 功绩。 

阿尔卡 美淫斯 （ Alcamenes ， 公元前 740 —前 700) : 阿 基亚德 家族， 
无相关 记载。 

阿 那克桑 德里戴 斯一世 （Anaxandridas I， 公元前 675 —前 660) : 诗 
人帕萨 尼亚斯 (Pausanias) 认为 泰奥 彭波斯 的继承 者是他 的孙子 杰乌克 
西 达马斯 (Zeuxidamas) 或者 曾孙安 那克西 达玛斯 （ Anaxidamus) 。 而希 
罗多 德的记 载中则 是这位 阿那克 桑德里 戴斯。 

波吕 多洛斯 （Polydorus， 公元前 7p0 —前 665) : 在他和 阿那 克桑德 
里戴 斯两位 国王在 位期间 ，爆 发了第 二次美 塞尼亚 战争。 第一次 美塞尼 
亚战争 的失败 ，使 美塞尼 亚人只 得凭险 据守， 死守海 拔八百 多米的 伊托美 
山 （ Ithome) 山口。 第二次 战争爆 发时， 斯巴达 人大军 压境。 传说 此时美 
塞尼亚 准备大 量礼物 去请求 神谕， 请求神 指引一 条生路 ，得 到的指 示是必 
须 向冥王 祭献一 名出身 高贵的 少女。 但人人 都心痛 自己的 女儿， 很久都 
无人 愿意。 美塞 尼亚的 英雄人 物阿里 斯托得 摩斯得 知后， 为了拯 救自己 
的 国家当 场拔剑 刺死了 自己的 女儿。 神 奇的是 ，美 塞尼亚 军自此 士气高 
涨 ，击败 了斯巴 达人。 阿 里斯托 得摩斯 被人民 推举为 国王。 但不久 ，此人 
想起 自己手 染女儿 的鲜血 ，很 快也自 杀了。 第二次 美塞尼 亚战争 以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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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人的胜 利告终 ，伊托 美山被 斯巴达 占领。 

注：前 两次美 塞尼亚 战争的 具体时 间依然 有争论 ，第一 次大概 发生于 
公元前 8 世纪下 半叶， 第二次 发生于 公元前 7 世纪上 半叶。 

阿基 达马斯 一 世 （Archidamus I， 公元前 660 — 前 645): 在 他统治 
的年代 发生了 铁该亚 战争。 

欧里克 拉铁斯 （Eurycrates， 公元前 665 — 前 640) 阿基亚 德家族 ，无 
相关 记载。 有人认 为第二 次美塞 尼亚战 争是在 他统治 的时期 结束。 

阿那克 西拉斯 （ Anaxilas， 公元前 645 —前 625) : 欧里 庞提德 家族， 
无相关 记载。 

阿那克 桑德尔 （ Anaxander， 公元前 640 —前 615?) : 阿 基亚德 家族， 
无相关 记载。 

列乌 杜奇戴 斯一世 （Leotychidas I， 公元前 625 —前 600?): 欧里庞 
提德 家族， 无相关 记载。 

欧 里克拉 担达斯 （Eurycratidas， 公元前 615 — 前 590?): 阿 基亚德 
家族， 无相关 记载。 他 统治的 年代斯 巴达人 依然陷 于与铁 该亚人 的苦战 
当中。 

希 波克拉 提戴斯 （Hippocratidas， 公元前 600 — 前 575?): 欧 里庞提 
德家族 ，无 相关 记载。 

列奥 （Leon， 公元前 590 —前 560?) : 阿基亚 德家族 ，他 与阿 伽西克 
列斯 (Ag aS i C le S )统 治时期 ，“拉 西代梦 人尽管 在所有 其他的 战争中 取得胜 
利， 却接二 连三的 总是败 在铁该 亚人手 里”。 

阿伽西 克列斯 （Agasicles， 公元前 575 —前 550?): 欧里庞 提德家 
族， 无相关 记载。 

阿 那克桑 德里戴 斯二世 （ Anaxandridas II， 公元前 560 — 前 520? 
或 525?) 这 位国王 娶了自 己 亲妹妹 的女儿 ，两人 却没有 子女。 斯 巴达的 
五位监 察官便 对这位 国王下 了最后 通牒： 你虽然 不关心 你自己 的利益 ，但 
我们 却不能 让阿基 亚德家 族绝后 ，你赶 快把这 个女人 赶走再 另娶一 个吧。 


285 



斯 巴达人 


但 国王拒 绝了。 于 是五位 监察官 只得作 出妥协 ，给国 王另找 了一个 妻子。 
于是 ，阿 那克桑 德里戴 斯二世 成为了 斯巴达 历史上 第一个 有两个 老婆两 
个家庭 的人。 他的第 二个妻 子最先 帮他生 下后代 克列欧 美涅斯 
(Cleomenes) ，紧 接着 ，国王 的大老 婆也生 下了列 奥尼达 （Leonidas) 。 

阿 里斯通 （Ariston， 公元前 550 —前 515?) : — 位声誉 极高的 国王， 
名字在 希腊文 中的意 思是“ 最好的 ”。 经历了 两次婚 姻却都 没有生 下男性 
继 承人。 甚至全 体斯巴 达人民 都公开 地为他 祈求。 第三次 婚姻时 ，通过 
计谋 ，他夺 得一位 朋友的 妻子。 在 不到十 个月后 ，这 个女人 为他生 下了一 
个男孩 ，取 名戴玛 拉托斯 （Demaratus)， 意思 为“人 民祈求 的”。 阿 里斯通 
听到 产子的 消息后 曾失口 说出： “这不 是我的 孩子。 ”不过 后来改 变了态 
度 ，对孩 子愈发 宠爱。 

克列 欧美涅 斯一世 （Cleomenes I， 公元前 520 — 前 490): 这 位国王 
十分 热衷攻 城掠地 ，特别 是对伯 罗奔尼 撒以外 的土地 ，这在 斯巴达 国王中 
是 比较少 见的。 也许由 此被人 传闻他 的举止 “疯疯 颠颠” ，精 神异常 。他 
虽然是 由国王 的第二 个老婆 所生， 出身比 不上他 的弟弟 们高贵 ，但 毕竟是 
长子 ，所以 最终取 得了继 承权。 公元前 510 年 ，被流 放的雅 典爱克 蒙尼德 
(Alcmaeonidae) 家族在 克莱斯 铁涅斯 （Cleisthenes) 的带领 下跑到 斯巴达 
寻求 协助， 希望借 斯巴达 之力推 翻雅典 僭主希 庇亚斯 （Hippias) 。 在德尔 
斐神 谕的指 使下， 克列欧 美涅斯 率军攻 入雅典 ，并把 希庇亚 斯一族 围困在 
一座堡 垒内。 由 于希庇 亚斯的 许多亲 戚被斯 巴达人 所抓获 ，希庇 亚斯不 
得 不投降 出逃。 后来克 莱斯铁 涅斯与 贵族派 的伊撒 哥拉斯 （Isagoras) 争 
权 ，伊 撒哥拉 斯又跑 去向斯 巴达人 求援。 这 个伊撒 哥拉斯 的妻子 据传与 
克列欧 美涅斯 有暧昧 关系。 克列欧 美涅斯 率大军 再次攻 人雅典 ，流 放了 
爱克 蒙尼德 一族， 试图强 行解散 了议会 ，把 伊撒哥 拉斯推 上台。 但 雅典人 
奋起 反抗， 克 列欧美 涅斯等 只得据 守雅典 卫城。 几天 后达成 和议， 克列欧 
美涅 斯率领 斯巴达 人离开 了雅典 ，其 他参与 此事的 雅典贵 族派大 多被处 
死了。 由于此 次事件 ，克 列欧美 涅斯觉 得受到 了很大 的污辱 ，于是 在伯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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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尼撒 地区纠 合大军 试图联 合进攻 雅典。 但是大 军行军 到一半 ，柯 林斯 
人就 率先退 出了。 之后 ，与他 同期执 政的另 一位国 王戴玛 拉托斯 也因意 
见 不和率 一部分 部队回 到了斯 巴达。 这是第 一次斯 巴达人 内部统 帅的分 
裂 ，从 此斯巴 达人订 立法律 ，每次 出征只 能由一 位国王 率领。 希波 战争爆 
发前夕 ，爰奥 尼亚僭 主来到 希腊本 土求援 ，许 诺可 以得到 富有的 小亚细 
亚。 热爱 远征的 克列欧 美涅斯 原本十 分动心 ，但女 儿戈尔 歌提醒 他不要 
相 信这个 僭主， 因此此 事不了 了之。 

在 公元前 494 年前后 ，克列 欧美涅 斯人侵 了阿尔 戈斯， 并用诡 计击败 
了阿尔 戈斯的 军队。 阿 尔戈斯 的败军 跑到一 处圣地 内寻求 庇护。 但克列 
欧 美涅斯 诱骗了 一部分 人出来 并杀害 了他们 ，最后 甚至还 放火烧 掉了那 
片 圣地。 阿 尔戈斯 在那次 战争中 损失了 非常多 的公民 ，导 致城邦 内的奴 
隶 通过暴 动夺得 了权力 ，许 多年后 阿尔戈 斯人才 恢复了 稳定。 

希 波战争 爆发后 ，埃 吉纳城 （ Aegina ) 向波斯 奉献了 水 和土。 这让克 
列欧美 涅斯十 分不满 ，率 军前去 讨伐。 但埃 吉纳城 的一位 代表却 在斯巴 
达 国王戴 玛拉托 斯的授 意下宣 称：克 列欧美 涅斯这 次的行 动只是 为了他 
自己 的利益 ，而 且还接 受了雅 典人的 贿赂， 他无法 代表斯 巴达人 民的意 
愿 ，否则 的话另 一位国 王也应 该一同 到来。 

吃了 哑巴亏 的克列 欧美涅 斯十分 不甘， 回国之 后开始 报复戴 玛拉托 
斯。 他串 谋欧里 庞提德 家族的 后裔列 乌杜奇 戴斯， 并且贿 赂德尔 斐神庙 
的祭司 ，在 戴玛 拉托斯 的出生 问题上 做文章 ，指控 他是私 生子。 戴 玛拉托 
斯 于是被 废黜了 王位。 列乌杜 奇戴斯 则在克 列欧美 涅斯的 帮助下 继承了 
欧里 庞提德 家族的 王位， 旋即两 人合作 解决了 埃吉纳 问题。 

在 公元前 490 年前后 ，克 列欧美 涅斯在 戴玛拉 托斯问 题上玩 弄的那 
些阴谋 败露， 克列欧 美涅斯 害怕遭 到处罚 逃到了 帖萨利 ，并 尽一切 可能联 
合 可以联 合的力 量试图 进攻斯 巴达。 斯巴达 人被他 的举动 震惊了 ，他们 
允许他 回国并 许诺让 他重新 登基。 但他 一回来 马上就 被捉拿 下狱。 传闻 
在 监狱里 他弄到 了一把 小刀， 于是 开始从 小腿切 自己 的肉， 从腹部 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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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都被他 切成一 条条的 ，死 状惨不 忍睹。 

戴玛 拉托斯 （Demaratus， 公元前 515 —前 491) : 阿里斯 通之子 ，智 
慧出众 ，曾 在泛希 腊竞技 会中为 斯巴达 臝得测 车比赛 的冠军 ，同时 也是唯 
一一 位取得 竞技会 冠军的 斯巴达 国王。 由于 克列欧 美涅斯 的关系 ，他被 
斯巴达 人放逐 ，逃 亡波斯 ，受到 波斯国 王大流 士的热 情招待 ，并得 到了小 
亚细 亚地区 几座城 市的统 治权。 他 的子孙 一直到 公元前 4 世纪早 期依然 
统治 着这片 土地。 后来 他曾在 公元前 480 年跟 随薛西 斯人侵 希腊。 在温 
泉关 战前， 曾经提 醒波斯 国王不 要小看 了斯巴 达人。 

列奥尼 达一世 （Leonidas I， 公元前 490 —前 480) : 阿 那克桑 德里戴 
斯二世 之子， “疯 王”克 列欧美 涅斯的 同父异 母弟弟 ，名 字在 希腊文 中的意 
思是 “狮子 之子” 或“如 狮子般 的”。 他原 本在兄 弟中排 行老三 ，但 他的另 
一位亲 哥哥在 克列欧 美涅斯 登基后 没多久 就自愿 去海外 发展殖 民地去 
了 ，并死 在了西 西里。 克列欧 美涅斯 同时又 没有男 性后裔 ，因 此国 王的位 
子就突 然落到 了列奥 尼达的 头上。 他 的妻子 就是克 列欧美 涅斯聪 慧的女 
儿 戈尔歌 (Gorgo)。 他领 导了壮 烈的温 泉关保 卫战。 

列乌 杜奇戴 斯二世 （Leotychidas II， 公元前 491 一前 4了6) : 由克列 
欧美 涅斯扶 植起来 的国王 ，也 许是阿 里斯通 国王的 堂兄。 克列欧 美涅斯 
之死也 险些让 他遭到 牵连。 在 公元前 479 年春天 ，他 率领 海军支 持开俄 
斯和 萨摩司 对抗波 斯人。 并在 同年秋 天在小 亚细亚 沿岸击 败了波 斯的陆 
海 两军。 公元前 476 年他率 军远征 帖萨利 ，不 过在 对方的 贿赂下 撤军回 
国。 但在 斯巴达 这种地 方个人 是很难 藏得住 什么钱 财的。 不久， 东窗事 
发。 列乌杜 奇戴斯 遭流放 ，他在 斯巴达 的家也 被付之 一炬。 他的 孙子阿 
基 达马斯 继承了 王位。 

普 列司塔 尔科斯 （Pleistarchus， 公元前 480 —前 458) : 列奥 尼达与 
戈尔 歌之子 ，继位 时过于 年幼， 因此 在成年 前由堂 兄波塞 尼亚斯 
(Pausanias) ，希 波战争 中普拉 提亚战 役的领 导者） 担任 摄政。 

阿 基达马 斯二世 （Archidamus II ， 公元前 469 —前 427) 列乌 杜奇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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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之孙 ，阿 基达 马斯的 父亲杰 乌克西 戴莫斯 （Zeuxidamus) 在他出 生没多 

久 后就死 去了。 然后列 乌杜奇 戴斯娶 了第二 个老婆 ，生 下了一 个女儿 ，并 

把 这个女 儿许配 给自己 的孙子 阿基达 马斯。 阿基达 马斯以 睿智而 温和著 

称， 他在伯 罗奔尼 撒战争 前曾想 尽办法 阻止或 拖延其 爆发。 他也 是伯里 

克利的 朋友。 在伯 罗奔尼 撒战争 的早期 ，他 三次率 军入侵 阿提卡 D 

普雷 斯多安 那克斯 （Pleistoanax， 公元前 459 -前 409): 或 许是因 

为上一 任国王 没有男 性后裔 ，因 此波 塞尼亚 斯之子 普雷斯 多安那 克斯登 

上了 王位。 一 般认为 他的政 策是温 和的。 早 在第一 次伯罗 奔尼撒 战争时 

期 ，他 就曾率 军人侵 阿提卡 ，但没 有开展 进一步 军事行 动后就 离开了 ^ 当 

时的 斯巴达 人认为 他是受 了伯里 克利的 贿赂， 因此在 公元前 446 年普雷 

斯多 安那克 斯被流 放到荒 凉的阿 卡狄亚 山区。 不过在 公元前 428 年 ，斯 

巴 达人听 从德尔 斐神谕 ，把他 接回来 复位。 但回来 后他的 政敌不 断地把 

斯 巴达遭 受的苦 难归咎 于他。 普雷斯 多安那 克斯因 此成为 了斯巴 达境内 

最渴 望和平 之人。 尼基阿 斯和约 （Nicias) 的签订 与他关 系十分 密切。 

阿吉 斯二世 （Agis II， 公元前 427 —前 401/400): 阿 基达马 斯的长 

子。 他 领导了 公元前 425 年人侵 阿提卡 的伯罗 奔尼撒 联军。 公元前 421 

年尼基 阿斯和 约缔结 之后， 他统率 联军进 攻阿尔 戈斯。 通过 巧妙的 部署， 

伯 罗奔尼 撒联军 包围了 阿尔戈 斯人。 在大家 一致认 为会取 得压倒 性胜利 

的时候 ，阿吉 斯突然 私下决 定与阿 尔戈斯 人议和 ，为 期四 个月。 消 息传出 

后 ，举国 哗然， 人民一 致谴责 他这一 行为。 甚 至决定 拆毁他 的房屋 并课以 

巨额 罚款。 阿 吉斯恳 求人民 的宽恕 ，并 许诺以 奋勇杀 敌作为 赎罪。 有史 

以来第 一次， 人民制 定法律 ，委 任一个 10 人 的顾问 团给阿 吉斯; 没有 顾问 

团的 批准他 领兵出 征都属 违法。 知耻 而后勇 ，阿吉 斯王在 之后的 表现让 

人刮目 相看。 四个 月的和 议一过 ，伯罗 奔尼撒 人立刻 再次出 兵阿尔 戈斯， 

据说 这次战 争的规 模之大 是那个 时代少 有的。 在阿 吉斯的 指挥下 ，斯巴 

达人在 门丁尼 亚取得 了一次 辉煌的 胜利。 一 两年后 ，他再 次率兵 入侵阿 
* 

尔戈斯 ，毁 掉了 阿尔戈 斯人的 城墙。 在 公元前 413 年 ，他 率军入 侵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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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 与波斯 签订了 “大王 和约” 或“国 王和约 ”后， 彻底战 胜底比 斯同盟 ，强 
行解 散了彼 奥提亚 同盟， 并在底 比斯扶 植建立 了寡头 统治。 重新 恢复了 
斯 巴达在 希腊的 霸权。 不过十 五年后 底比斯 崛起， 在留克 特拉战 役击败 
了另一 位斯巴 达国王 统率的 军队。 斯 巴达这 座没有 城墙的 城市在 底比斯 
人 的大军 面前岌 岌可危 ，正是 阿吉西 劳斯坐 镇稳定 了人心 ，避 免了 斯巴达 
的 毁灭。 不过从 此斯巴 达的势 力一蹶 不振。 作 为天生 的战士 ，阿 吉西劳 
斯王离 开了希 腊本土 ，到 埃及 人那里 去做雇 佣军。 据说当 时已经 80 岁高 
龄 ，但 仍然和 战士同 甘共苦 ，人们 无法在 战士中 区分出 哪个是 国王。 后来， 
在 公元前 360 年 ，阿吉 西劳斯 国王在 埃及的 一个港 口城市 病逝。 他 的遗体 
被战 友们用 蜡封裹 ，带 回斯巴 达隆重 安葬。 色诺芬 、普 卢塔克 等古典 作家无 
不给 与他极 高评价 ，认为 他是斯 巴达中 兴之主 ，真正 的“斯 巴达人 ”。 

阿吉 西波里 斯一世 （Agesipolis I， 公元前 395 —前 380): 波 塞尼亚 

斯之子 ，无 详细 记载。 

阿 基达马 斯三世 （Archidamus III， 公元前 360 —前 338): 阿 吉西劳 
斯 之子。 在成 为国王 之前就 已曾多 次领导 军队。 留 克特拉 战役期 间他负 
责 率领增 援部队 ，后来 在保卫 斯巴达 的战争 中表现 出色。 登基后 ，他 支持 
佛吉 斯对底 比斯发 动了神 圣战争 （Sacred War， 公元前 355 —前 3W)， 并 
参 与了在 克里特 发生的 战争。 后来 ，在 意大利 的斯巴 达殖民 他林敦 
(Tarentum) 遭 到拉科 尼亚人 （Lucanians) 的 进攻， 阿 基达马 斯率军 扬帆远 
航来 到意大 利半岛 ，但在 一次针 对曼德 瑞阿城 (Manduria) 的 进攻中 ，阿基 
达马 斯兵败 身亡。 

克 列欧姆 布洛托 斯一世 （Cleombrotus I， 公元前 380 —前 371) 前任 
国王阿 吉西波 里斯的 兄弟。 关 于他本 人并没 有太多 记载。 作为在 留克特 
拉兵 败身死 的斯巴 达国王 ，他成 就了底 比斯将 军伊巴 密浓达 的一世 英名。 

阿吉 斯三世 （Agis III， 公元前 338 —前 3幻） 前任国 王阿基 达马斯 
之子。 他 恰巧在 克罗尼 亚战役 （Chaeronea， 马其顿 人战胜 底比斯 与雅典 
人) 发生 的当天 继位。 作 为唯一 没有向 马其顿 人妥协 的城邦 ，阿吉 斯国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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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 种方式 不断反 抗着马 其顿人 ，给亚 历山大 的后方 制造着 麻烦。 公元 
前 3S1 年 ，在一 次军事 行动中 ，军 队发生 了分裂 ，并 被敌军 打败， 阿吉斯 
阵亡。 

阿吉 西波里 斯二世 （Agesipolis II ， 公元前 371^ — 前 370) : 阿 基亚德 
家族， 无详细 资料。 

欧 达密达 斯一世 （Eudamidas I， 公元前 331 —前 305) 欧里 庞提德 
家族， 娶了一 个富有 的老婆 （当 时斯巴 达男性 公民大 量减少 ，土地 与财富 
很多 集中在 女性手 中）。 在 他统治 的年代 斯巴达 获得了 和平。 但 无论是 
斯巴达 还是欧 里庞提 德家族 ，这个 时候都 已开始 没落。 

克列 欧美涯 斯二世 （Cleomenes II ， 公元前 370 —前 309): 阿 基亚德 
家族 ，阿吉 西波里 斯二世 的兄弟 ，在位 长达六 十年竟 没有给 我们留 下什么 
更多关 于他的 信息。 

阿 基达马 斯四世 （Archidamus IV ， 公元前 305 —前 275) : 欧 里庞提 
德家族 ，无 详细 资料。 

阿瑞乌 斯一世 （Areus I， 公元前 309— 前 265) : 成功 地率斯 巴达军 
民 抵御了 皮洛斯 （Pyrrhus 让罗马 人吃尽 苦头的 伊庇鲁 斯国王 ，“ 皮洛斯 

的 胜利” 一词的 来源） 的 人侵。 后在反 抗马其 顿人的 蒙尼迪 亚战争 
(Chremonidean) 中 阵亡。 

欧 达密达 斯二世 （Eudamidas II ， 公元前 275 —前 245) : 欧里 庞提德 
家族， 无详细 资料。 

阿克罗 塔图斯 （Acrotatus， 公元前 265 —前 262): 阿 基亚德 家族， 
无详细 资料。 

阿吉 斯四世 （Agis IV ， 公元前 245 —前 241): 他 上台时 ，斯 巴达的 
全权公 民不足 700 人 ，土 地大部 分集中 在其中 100 人的 手里。 他 推行改 
革 ，取 消债务 ，平分 土地。 斯 巴达贵 族反对 他的土 地政策 ，于 公元前 241 
年 在他率 军远征 时推翻 了他的 统治。 阿吉斯 回国后 躲到一 间神庙 内寻求 
庇护， 但被人 诱骗了 出来。 很快， 阿吉 斯连同 母亲和 祖母一 同被扔 进了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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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并在 狱中被 谋杀。 阿吉斯 算是斯 巴达末 期少有 的有为 之主。 普 卢塔克 
对其评 价较高 ，在 《希腊 罗马名 人传》 中 他的传 记单独 成篇。 

阿瑞乌 斯二世 （Areus II， 公元前 262— 前 254) : 阿基亚 德家族 ，无 
详细 资料。 

欧 达密达 斯三世 （Eudamidas III ， 公元前 241 — 前 228): 欧 里庞提 
德家族 ，无 详细 资料。 

列奥尼 达二世 （Leonidas II， 公元前 254： —前 235): 在阿吉 斯四世 
改 革期间 ，作为 与他共 同执政 的国王 ，列 奥尼达 强烈反 对进行 改革。 当时 
支 持改革 的斯巴 达监察 官声称 看到神 灵降下 的预兆 反对列 奥尼达 ，于是 
列奥尼 达仓皇 出逃。 其间 （公 元前 243 —前 241 年） ，由他 的女婿 担任摄 
政。 公元前 241 年他 回国与 监察官 一起发 动政变 谋杀了 阿吉斯 四世。 

阿 基达马 斯五世 （Archidamus V， 公元前 228 —前 227) 阿吉 斯四世 
的兄弟 ，在阿 吉斯遭 人谋杀 后逃到 了美塞 尼亚。 由 于后来 欧里庞 提德家 
族没 有男性 后裔了 ，当 时的斯 巴达国 王克列 欧美涅 斯三世 （Cleomenes 
III) 招他 回国延 续欧里 庞提德 家族的 香火。 不过 ，很 快他也 被人谋 杀了。 
谣传 是克列 欧美涅 斯三世 所为。 

克列 欧美涅 斯三世 （Cleomenes III ， 公元前 235 —前 222): 继阿吉 
斯四世 后斯巴 达的又 一位改 革家。 虽 然是阿 吉斯四 世死敌 的儿子 ，但他 
继承了 阿吉斯 的遗志 ，继 续推动 改革。 阿吉 斯的妻 子在列 奥尼达 二世的 
强迫下 嫁给了 克列欧 美涅斯 三世。 克列 欧美涅 斯三世 登位后 ，召 回了欧 
里庞 提德家 族的阿 基达马 斯五世 ，不 过他的 神秘遇 害让欧 里庞提 德家族 
的血脉 中断了 ，克 列欧美 浬斯三 世也成 为了一 位没有 共治者 的真正 国王， 
但为 了维持 传统， 他任命 自己的 弟弟作 为第二 位国王 ，代替 空缺的 欧里庞 
提德 家族的 王位。 

克列欧 美涅斯 三世开 始进行 他的改 革计划 ，他的 策略是 ，通过 对外战 
争牵引 反对改 革者的 注意力 ，同 时在国 内采取 行动。 他的 第一个 机会来 
自 亚加亚 同盟的 人侵。 克列欧 美涅斯 三世在 这次战 争中指 挥有方 又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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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猛 ，从而 在国内 获得了 声望。 他 继而对 亚加亚 同盟发 动反攻 ，然 而其真 
实 用意却 是趁机 消灭改 革最大 的障碍 五位监 察官。 克列欧 美涅斯 三世设 
法 把所有 可能反 对他的 计划的 斯巴达 公民带 出国外 参加对 亚加亚 同盟的 
讨伐。 在把他 们拖得 筋疲力 尽之后 ，克 列欧 美涅斯 三世率 领一批 忠实的 
支 持者离 开军队 潜回斯 巴达。 克列欧 美涅斯 三世返 回已成 空城的 斯巴达 
之后， 就把五 位监察 官尽行 杀死。 克 列欧美 涅斯三 世随即 发布命 令永久 
取消 了监察 官制度 ，并把 80 个主要 反对者 流放。 

克列 欧美涅 斯三世 在铲除 了障碍 之后， 就大张 旗鼓地 开始实 行他的 
改革 计划。 他在公 民大会 上提议 将所有 财产交 归国有 ，并重 新分配 土地。 
为了 恢复军 队数量 ，克 列欧美 涅斯三 世允许 一部分 最强壮 的非斯 巴达公 
民自 由人获 得公民 身份。 

不过 后来在 公元前 222 年， 他率领 1 万人的 军队在 铁该亚 附近与 2. 8 
万 人的马 其顿军 决战。 虽然奋 勇战斗 但最终 还是失 败了。 据普卢 塔克说 
6000 名拉 希代梦 人生还 者不足 两百。 战后他 逃到亚 历山大 里亚， 寻求托 
勒密 王室的 庇护。 后来 托勒密 七世菲 拉帕托 尔继位 ，克列 欧美涅 斯三世 
被 抓起来 并控告 其煽动 叛乱。 克列欧 美涅斯 三世从 监狱中 逃出来 并试图 
真的发 动一场 起义。 不过 失败了 ，他 在狱中 度过了 余生。 他是斯 巴达城 
邦 最后的 辉煌。 

埃乌克 雷达斯 （Eudeidas， 公元前 227 —前 222): 克 列欧美 涅斯三 
世的 弟弟。 

阿吉 西波里 斯三世 （Agesipolis III， 公元前 219 —前 215): 克列欧 
姆布 洛托斯 二世的 孙子。 

吕库古 （Lycurgus， 公元前 219 —前 210) :据 称是欧 里庞提 德家族 
的血脉 ，其 祖先是 阿吉斯 二世。 

佩 洛普斯 （Pelops， 公元前 210 —前 206): 吕库 古之子 ，实际 上是当 
时斯 巴达僭 主曼奇 尼达斯 （Machinidas) 所立 的尚未 成年的 傀儡。 曼奇尼 
达斯 后死于 战争， 下一任 的僭主 纳比斯 （Nabis， 公元前 207 —前 192) 自称 


294 



斯 巴达国 王年表 及简介 


是戴玛 拉托斯 的子孙 ，并 废除了 吕库古 以取而 代之。 公元前 192 年 ，纳比 
斯遭到 谋杀后 ，斯 巴达 出现了 最后一 位自称 有王族 血统的 国王拉 科尼卡 
斯 ( Laconicus )。 不过一 般认为 ，斯巴 达王族 世系可 以克列 欧美涅 斯三世 
作为 终点。 

注：亚 加亚联 盟在前 192 年呑 并了斯 巴达。 



斯巴 达国王 的结局 


死 于谋杀 的有: 铁列克 洛司； 波吕多 洛斯； 克列欧 美涅斯 一世； 阿吉斯 
四世； 阿基 达马斯 五世； 纳比 斯。 

战死的 有:列 奥尼达 一世; 克列 欧姆布 洛托斯 一世； 阿基 达马斯 三世; 
阿吉斯 三世； 阿 瑞乌斯 一世； 阿克 罗塔 图斯。 

自 杀的有 ：克列 欧 美涅斯 一世； 克列 欧 美涅斯 三世。 

曾 经被暂 时放逐 的有: 克列欧 美涅斯 一世； 普雷斯 多安那 克斯； 列奥 
尼达 二世。 

被废除 及流放 的有: 戴玛拉 托斯; 列乌杜 奇戴斯 二世； 波塞尼 亚斯； 克 
列欧 美涅斯 三世； 阿吉西 波里斯 三世； 佩洛 普斯。 



索 


A 

Achaea/Achaeans 亚 加亚人 55, 74, 84 
Achaean League 亚加 亚联盟 228, 
229,233,236,237 -8 
adultery 通奸 158 
Aegina 埃吉纳 87,95 ， 192, 142 - 3 
Aegospotami 伊哥斯 波塔米 36, 189 
Aeschylus 埃斯 库罗斯 70, 119 
Agesilaus II 阿 吉西劳 斯二世 7_ 9 , 
82,86,147,163,165,183,184,186 - 
8, 193, 204 - 11 ， 219, 222, 224, 
233,248 

and Cynisca 与库 尼斯卡 1 9 8 ， 1"- 2 0 2 
death 死亡 39,222 
Isadas 伊 萨达斯 220 
and Lysander 与 吕山德 184 ， 186 - 
7,188 

Agesipolis I 阿吉西 波里斯 一 世 


引 # 


86,202 

Agis II 阿吉 斯二世 150,184,185,217 
AgisIII 阿吉 斯三世 217 
Agis IV 阿吉 斯四世 228,231 
Agoge “ 够格者 ”训练 28, 31 ， 37, 40, 
53,64-5,84,184,197,232,238,263 
agriculture 农业 44：， 6 6 

grain crops 粮 食作物 168-9 
Alcibiades 亚 西比德 90,177,180-2 
Helot nurse 希洛 人保姆 156 
Sicily 西西里 34-5 
Alcidamas 阿尔西 德马斯 214 
Aleman 阿 尔克曼 98,160,179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 大大帝 
126,167,216,223,225 
Amazons 亚马孙 女战士 157 
Amphipolis 安菲 波利斯 165 ， 166, 
170,173,176 -7 


赞 


本索引 所注页 码为原 书页码 ，即 本书边 页码。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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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clae 阿 密克利 52,53,54 - 5,73, 
99,162,163,198,235 
Anaxandridas II 阿那克 桑德里 戴斯二 
世 83 - 5,93，110，113,243 
Anchimolus 安启莫 里欧司 82 
Antaicidas 安塔 西达斯 202- 11 
Antiphon 安替芬 182 
Aphrodite 阿弗 洛狄或 46 
Apollo 阿波罗 49 - 50, 52, 53 ,55, 73, 
81,87,99 

see also Carneia 亦可 参见卡 尔浬亚 
祭； 

Delphic Oracle festivals 德 尔斐神 
谕节日 55-7 

Hyacinthus joint cult 叙阿琴 提斯的 
共 同崇拜 55，163，198 
Lycurgus proj ection 对 吕库古 的推测 
58 

Arcadia/ Arcadians 阿 卡狄亚 / 阿卡 狄亚 
人 73-4,136-7,217 
archaeology 考古学 72 ， 139 
Helen’s place 海伦 的宫殿 46 
Homer 荷马 46 
Archias 阿 基阿斯 144 
Archidamus II 阿 基达马 斯二世 145- 
52,184,224 

Archidamus ni 阿 基达马 斯三世 214-19 
Archidamus IV 阿 基达马 斯四世 224 
Areus 阿 瑞乌斯 2 2 5 _ 33 
Argileonis 阿 尔吉列 欧尼斯 I 65 - 


6,171 

Argilus 阿尔 吉洛斯 124 
Argos/ Argives 阿 尔戈斯 56, 62, 75, 
77,78,79,94 - 5,102,143,177,201, 

206.216.234.235.257.263 

and Cleomenes 与 克列欧 美涅斯 
86-7 

Mantinea 门 丁尼亚 177 
Sepeia 赛披亚 86 
and Themis tocles 与 地米斯 托克利 
133 

and Tisamenus 与提萨 美诺斯 137 
Ariobarzanes 阿 里奥巴 佐捏斯 204 
Aristagoras of Miletus 米 利都的 大使阿 
里司塔 哥拉斯 86，101，110，111 
aristeia 英武 117 
Aristides 亚里斯 泰迪斯 132 
Ariston 阿 里斯通 49,92 -3 
Aristophanes 阿里 斯托芬 51-3，146 
Aristotle 亚里 士多德 153,188,195, 

200.210.229.230.263 
Lycurgus 吕库古 28, 6 0 

women 女性 34 , 154 - 5 ， 157 ， 161 ， 
164,201,213 

Artaphrenes 阿 尔塔普 列涅斯 10 2 
Artaxerxes II 阿 塔薛西 斯二世 147, 
186,202,204 

Artemisium 阿提 米西恩 100 
Artemis Orthia sanctuary 阿耳式 弥斯- 
欧西 亚神殿 40, 161, 1 79 ,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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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asia 阿斯 帕西亚 1 了 7 
Astrabacus 阿 司特罗 巴科斯 93 
Athena 雅典娜 53,55，179 
Athenian League , Second 第二 雅典联 
盟 209 

Athenian War 雅 典战争 30-1 ， 34 - 

8,141,145,148 - 57,157 - 90, 203, 
210,259 

Athens 雅典 36, 38, 80 -2 

See also Athenian War 亦可 参见雅 
典战争 

Aegina 埃吉纳 142-3 
Battle of Marathon 马拉 松战役 
103,118 

and Cleomenes I 与克 列欧美 涅斯一 
世 85,86,89,94,95 
Delian League 洛 斯联盟 12 3 ， 131_ 
2,140 

great plague 大瘟疫 31，150 
Helot revolt 希洛 人暴乱 141 
Ionian revolt 爱奥尼 亚起义 101 
Mardonius occupation 玛尔多 纽斯占 
领雅典 124-5 

Peace of Callias 卡利阿 斯和约 203 
Pericles 伯 里克利 1 斗 2 
Samian revolt 萨摩司 人暴乱 1 4 4 
Second Battle of Mantinea 第 二次门 
丁尼 亚战役 221 

Spartan ultimata 斯巴 达人的 最后通 
牒 149 


Tanagra 塔 那格拉 136, 141， 143 
Thebes liberation 底比斯 的解放 
208 

Thirty Years' Peace 三 十年和 平协议 
143 

women 女性 32-3,34 
Attica 阿提卡 89 ， 150，168 - 70 
Augustus 奥 古斯都 2 39 -4：1 
aulos 奥洛斯 178-9 

B 

Barton, John 约翰 • 巴顿 48 
Bathycles 巴 绪克勒 55 ，73 - 4 ， 90 ， 99 
Blackwood, Algernon 阿尔杰 农 • 布莱 
克伍德 248 

Boeotia 彼 奥提亚 30 ， 38 ， 39 ， 125 ， 142 ， 
176,206,207 

Chaeronea 克 罗尼亚 119, 216 
Plataea 普 拉提亚 81 
Sacred Band 神圣军 209 - 10 
Thermopylae 温泉关 108 
Brasidas 伯 拉西达 165 - 6,170，171 - 82 
Brasideioi 伯拉西 达的人 180 
Buchanan, George 乔治 • 布坎南 248 - 9 
Byron 拜伦 251-3 

C 

Callias 卡 利阿斯 201 
Callicratidas 卡 利克拉 提达斯 189 
Carneia 卡 尔涅亚 55 ， 56 ， 62 ， 107, 162 
Cavafy， Constantine 康斯坦 丁 • 卡瓦 
菲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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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eronea * Battle of 克罗尼 亚战役 
216 

children 儿童 158-9 
Chilon 奇隆 58 -9,80,83,94 
Cimon 奇蒙 30 ， 140 - 1,148, 176 
Cinadon 塞纳冬 193 
citizenship 公 民身份 54 ， 66 ， 84, 
134,261 

Cleisthenes 克莱斯 铁涅斯 81,82,89 
Cleombrotus 克列 欧姆布 洛托斯 208, 
210-11 

Cleomenes I 克列 欧美涅 斯一世 81 ， 
82 - 90, 94 - 6 ， 101, 102, 109, 
110,243 

death 死亡 87,111 
and Gorgo 与 戈尔歌 109,113,114 
Ionian revolt 爱奥尼 亚起义 101-2 
Cleomenes II 克列 欧美涅 斯二世 
223,225 * 

Cleomenes III 克列 欧美涅 斯三世 
235,246 -7 

Cleon of Athens 雅典的 克里昂 174 
colonization movement 殖 民运动 73 
common mess/ tents 公 餐食堂 

(suskanza , sussitia) 65, 230 
Common Peace 共 同和约 201，221 
Cook ， Elizabeth 伊利 莎白. 库克 48 
Corcyra (Corfu) 科 西拉岛 34, 
145,172 

Corinth, League of 柯林 斯联盟 21 6 


Corinth/Corinthians 柯林斯 / 柯林 斯人 
97, 131 ， 136, 144, 148, 151, 176, 
201,206 -7,216,231 
Boeotia coalition 彼奥提 亚联盟 30 
and Demaratus 与戴玛 拉托斯 
90,94 

and Hippias 与希 庇亚斯 97 
and Polycrates 与 波律克 拉铁斯 
77-8 

Coronea 科 罗尼亚 201,202 
Crete 克里特 59,66 
Critias 克 里底亚 22,190 
Croesus 克洛 伊索斯 70 
Crypteia 特别 行动队 29 ， 64 ， 67 ， 
220,263 

Cynisca 库 尼斯卡 33,147,165,196 - 202 
Cyrus II (the Great) 居鲁士 （二 世） 大 
帝 69,70- 1,72 

Cyrus the Younger 小 居鲁士 70, 182, 
185,186,189 

D 

Damos 公 民集会 61-2 
dance 舞蹈 52-3,56,160,179 
Darius I 大流 士一世 96, 101 -2, 
110,120 

Darius II 大流 士二世 181 
Datis 达提斯 71， 102 
David , Jacques-Louis 雅克 - 路易斯 •达 
维特 250-1 
Decelea 狄 西里亚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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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an League 得洛 斯联盟 123 ， 131- 
2,140 

Delphic Oracle 德尔 斐神瑜 73, 81 ， 
104,118 

Arcadia 阿 卡狄亚 7 3 
Cleomenes 克列欧 美涅斯 8 3 ,8 7 
Demaratus 戴玛 拉托斯 92 
Hippias 希 庇亚斯 81 
laws 法律 57 
Lycurgus 吕 库古 58 ， 59 - 60 
Pausanias 波塞 尼亚斯 124 
Persian Wars 波 斯战争 96 
Tisamenus 提萨 美诺斯 I 35 
women 女性 157 

Demaratus 戴玛 拉托斯 89 - 9 9 ， 10 3 , 
104,110,114,146,158 -9 
birth 出生 49,56,93，110 
and Cleomenes 与 克列欧 美涅斯 
86-7 

Demeter 得 墨式耳 162，163 
Demosthenes 狄 摩西尼 170, 172 
diamastigdsis 鞭 刑仪式 40 
Dieneces 狄耶 涅凯斯 II 6 _ 20 
Diodorus of Sicily 西西里 的狄奥 多罗斯 
138 

Dionysius I 狄 奥尼修 斯一世 215 
Dipaea 迪 帕伊耶 13 7 _8 ， 14：6 
Dorians 多 利安人 55-6,84 
Dorieus 多 里欧斯 84-5 ， 113, 
120,243 


E 

* 

earthquake , 地震 see Sparta town 参 
见斯巴 达地震 

education , 教育 see also Agoge 亦可 

参见 “ 够格者 ”训练 
women 女性 63, 111 ， 155 ， 160 
Elis 埃利斯 76,77 ， 109 ， 133,136，198 
Epaminondas 伊巴 密浓达 3 9 ， 20 9 ， 
210,212 - 13,216,217 - 19, 220,221 
Ephors 监察官 64 - 5, 95, 120, 151 ， 
172,185,208,221,232 
Anaxandridas II 阿那 克桑德 里戴斯 
二世 83 

Antalcidas 安塔 西达斯 208 
Brasidas 伯 拉西达 177 
Cleomenes ’ trial 克列 欧美涅 斯的审 
讯 83 

Demaratus 戴玛 拉托斯 93 
Helots 希洛人 66-7,195 
Isadas* fine 伊萨达 斯罚金 22 0 
women 女性 197 
Ephorus 埃 弗鲁斯 138 
epikleroi 遗产 拥有者 156 
Eretria 埃列 特里亚 101， 102 
Euaenetus 埃乌艾 捏托斯 10G 
Euboea 优卑亚 90 ， 101 ， 143, 173，182 
Eudamidas 埃乌达 米德斯 214, 220, 
224,226 

Eumnastus 埃乌 纳斯特 77,99 
Eupolia 埃乌帕 丽尼亚 U6 ， 1% ， 1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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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ipides 欧 里庇得 35,48,208 
Eurycles 欧里 克莱斯 239 - 41 
Eurymedon , River , battle 埃乌 律美东 
河战役 140 

F 

Fenelon 费内龙 249 
Fetters , Battle of the 74 咖 锁之战 
Flamininus 弗拉米 尼努斯 23S 
Forster, E. M. E. M . 福斯特 147 

G 

Gandy, J. M . 甘迪 252 

Gerousia 长老会 60 - 1 ， 64, 93 ， 95 ， 

165.208.232 

Glover, Richard 理査德 • 格罗弗 
249 - 50 

Gorgo 戈尔歌 86，109 - 16,153,243 
Gorgos 戈 尔哥斯 109 
Granicus ， River, battle 格拉尼 科斯河 
战役 217 

Great Rhetra 大 瑞特拉 60, 61 - 2, 

65.232 

Gryllus 格 里卢斯 2U 
Gylippus 吉 利普斯 1 8 1 
Gymnopaediae 少年 欢舞节 56-7, 164 
gynecocracy 妇 女当政 154, 155 
Gytheum 基 赛阿姆 68, 213 

H 

Harpagus 哈 帕苏斯 70, 7 1 
Hecataeus 赫卡 泰奥斯 7 1 
Hegesistratus 海该 西斯特 拉托斯 I 33 


Helen of Troy 特洛伊 的海伦 33, 
46-57 

Hellenic League 希腊 人联盟 143,152 
Helots 希洛人 21 ， 23,27,29,31 ， 38, 
67, 121 ， 124, 125, 175, 232, 260, 
262,263 

see also Crypteia ； Laconians ； 
Messenians ； Neodamodeis 亦可 
参见 特别行 动队； 拉科尼 亚人； 美 
塞尼 亚人; 新代 梦人 
domestic chores 家 务工作 33 
liberation 解放 39 
martial law 军 事管制 6 7 
Pylos 派娄斯 175 
revolts 起义 27, 30, 36 ， 66 - 7, 75, 
133,138 - 42,146,148,170,213 - 14 
Sphacteria 斯法克 特利亚 31 
wine 饮酒 66,88 _9 
Heraclea 赫拉 克里亚 1 72 ，175 
Heracles 赫拉 克勒斯 84 
Heraclitus 赫拉 克利特 30 
Herodotus 希 罗多德 70,71 - 3,74, 
77 ， 80 ， 88 ， 102 ， 106 ， 108 ， 133 - 4 
Aeginetans 埃吉纳 d 
and Anaxandridas 与阿 那克桑 德里戴 
斯 243 

Arcadia 阿 卡狄亚 74 
Archias 阿 基阿斯 1 4 4 
Athens 雅典 94 
auletai 乐手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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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leomenes I 与克 列欧美 涅斯一 
世 83 _4,87,88,91，95 
and Demaratus 与戴玛 拉托斯 91- 
2,94-6 

and Dieneces 与狄耶 涅凯斯 116 - 17 
and Gorgo 与 戈尔歌 109-12 
Greece 希腊 70 

and Hegesistratus 与 海该西 斯特拉 
托斯 133-4 

and Helen of Troy 与 特洛伊 的海伦 
47-9 

Hysiae 叙 喜阿伊 79,80 
kingship 王制 82 - 3,86 
and Lycurgus 与 吕库古 58, 60 
and Pausanias 与波塞 尼亚斯 120, 
121,123,125 

Persian Wars 波 斯战争 71-2 
religion 宗教 162 
rites 仪式 245 
Samos 萨摩司 78,84 
Thermopylae 温泉关 96, 100, 112, 
114,116-7 

and Tisamenus 提萨 美诺斯 135 ， 

137 

and Xerxes 与 薛西斯 91，104 
Hippias 希 庇亚斯 81 -2,85,96,97 
Homer 荷马 46, 47, 48, 50, 84, 117, 
174,244 

Homoioi 平 等者或 相似者 2 7 ,31，230 
hoplites 重 甲步兵 29,31, 67 - 8, 


99,182 

- Argives 阿尔 戈斯人 80, 94 

Battle of Marathon 马拉 松战役 103 
Sphacteria 斯法克 特利亚 31 
hunting 狩猎 201,255 -63 
Hyacinthia 叙阿 琴提亚 55, 163, 198 
Hysiae, battle of 叙喜阿 伊战役 62, 

79,80 

I 

Ionian revolt 爱奥尼 亚起义 101-2, 
104,110 

Isadas 伊 萨达斯 219-22 

Isagoras 伊撒 哥拉斯 89 
Isocrates 伊索 克拉特 214 
Ithome, Mount 伊 托美山 139, 

140,213 

K 

Kingship, Spartan 斯巴达 的王制 61 ， 

84,86,96 -7,187 -8,232 
King's Peace 波斯大 王和约 

see Peace of Antalcidas 参见 安塔西 
达 斯和约 
klaroi 份地 66 

L 

Lacedaemon 拉 西代梦 45, 68, 73, 80 
Laconia 拉 哥尼亚 22-7,39 

see also Helots 亦 可参见 希洛人 
Dark Ages 黑 暗时代 53 
Epaminondas invasion 伊巴密 浓达的 
人侵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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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redistribution 重新分 配土地 
59,66 

Lampito 拉 姆披多 51-2，146 
Leonidaea 列奥 尼达节 246 
Leonidas I 列奥尼 达一世 29,39,89, 
99, 107, 109, 111 ， 112, 113-14, 
116,126 

and Gorgo 与 戈尔歌 111 ， 112 ， 113_ 
14,243 

and Pausanias 与波塞 尼亚斯 127 
Thermopylae 温泉关 23, 29, 31 ， 
101,117-8,119,120,121,244 
Leotychidas ( putative son of Agis II) 

列乌杜 奇戴斯 （假定 是阿吉 斯二世 
的 儿子） 37 ， 186 ， 194，196 
Leotychidas II 列乌 杜奇戴 斯二世 92, 
94,95,120,131 -2,138,146,148 
Mycale 密卡尔 100 
Leuctra， Battle of 留克特 拉战役 39, 
163, 194, 205, 209, 210 - 11, 212, 
215,221,230 

Lycurgus 吕库古 打 - 8 , 45 ， 57 - 邸， 
69,112,155,230,263 
Lysander 吕山德 35 - 6 ， 37 - 8, 171 ， 
182 -90,188 -90,193-4,201 -3 

M 

Maeandrius 迈安多 里欧斯 85 

Mani 玛里 159 

mantels 占卜师 133 

Mantinea ， Battle of 门丁尼 亚战役 


142 ， 173 ， 177 -8,179 -80, 181 ，233 
Mantinea, Second Battle of 第二 次门丁 
尼 亚战役 218-19,221 
Mantinea/ Mantineans 门 丁尼亚 / 门丁 

尼亚人 133, 135, 141,102 -4,162 
Mardonius 玛尔 多纽斯 119 -20, 121 ， 
124 - 6,134,244 

marriage 婚姻 94 ， 114 ， 158 ， 161 ， 
163,234 

Medes 美 地亚人 70 _ 1 
Megalopolis 大都会 216, 217, 218, 
228 -9,231 

Menelaus 墨涅 拉俄斯 46-8,74,84 
Messene 美塞尼 39 ， 212,213 - 14,217 
Messenia/Messenians 美塞尼 亚 / 美塞 

尼亚人 23,26-7 
see also Helots ； Perioeci 亦 可参见 
希 洛人; 边民 

Athenian War 雅 典战争 170，172 
land redistribution 土地重 新分配 
66 

liberation 解放 39 
revolts 起义 62, 67 - 8, 133,136, 
138 -40,142,146,213 -14 
Sphacteria 斯法克 特利亚 31 
and Tisamenus 与提萨 美诺斯 136 
Messenian War， Second 第二次 美塞尼 
亚战争 66，139 

Messenian War, Third 第三次 美塞尼 
亚战争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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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tiades 米 泰亚德 102 
Montaigne, Michel de 蒙田 248 -50 
Mycale, Battle of 密卡 尔战役 29, 90, 
100,119,131-3 

Mytilenaeans 米提 列奈人 184 

N 

Nabis 纳比斯 234 -41 
Naupactus/Naupactians 诺帕 克图斯 / 诺 
帕克 图斯人 141,170,213 
Nemea, River, battle 尼米亚 河战役 
201,202 

Neodamodeis 新 代梦人 1 7 5 ， 180, 
190,232 

Nicias 尼 基阿斯 169,189 

O 

Octavian, see Augustus 可参 见奥古 
斯都 

Ollier , Francois 弗朗索 瓦 • 奥里耶 
32 

Olympia 奥 林匹亚 76 ,109,199 
Olympic games 奥 林匹克 运动会 33, 
76,107,170,196,198 
Olynthus 欧 伦托斯 207 -8,220 
Orestes 俄瑞 斯式斯 74, 84 
Origen 奥利金 2 47 

P 

Paeonius of Mende 门戴 的派欧 尼乌斯 
214 

Paullus 保鲁斯 237,238 
Paris 帕里斯 46, 47 


Parparonia 帕帕罗 尼亚节 80 
patrouckoi 遗产 拥有者 156 
Pausanias (king) 波塞 尼亚斯 （国 王） 
exile 流放 201 

and Lysander 与 吕山德 185, 
187,188 

Pausanias ( regent) 波塞 尼亚斯 （摄政 
王） 100 ， 120-7 ， 132 ， 139，186 
accusations 告发 I 34 
Pausanias (traveller) 帕萨 尼亚斯 （行旅 
诗人） 30-1 ， 74，199 
Peace of Antalcidas 安 塔西达 斯和约 
201,204,209 

Peace of Callias 卡利阿 斯和约 201 
Peace of Nicias 尼基阿 斯和约 176-7 
pederasty 变童 64, 197, 258 
Peisistratus 庇西 特拉图 81-2,85 
Pelopidas 佩洛 皮达斯 3 9 ,20 6 , 2 08, 
209,210 

Peloponnesian League 伯 罗奔尼 撤联盟 
85 ， 131 ， 133 ， 146, 149 ， 169, 
177,201 

Attica 阿提卡 150 
Brasidas 伯 拉西达 1 7 3 ， 1 7 6 
congress 代 表大会 97 
creation 创立 69,74 - 6,80 
dissolution 解散 216 
Tisamenus 提萨 美诺斯 136 - 7 ， 
140 -1,143,144 

Peloponnesian War， First 第一 次伯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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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尼 撒战争 141 ， U3 
Peloponnesian War see Athenian War 伯 

罗奔 尼撒战 争亦可 参见雅 典战争 
Percalus 培尔 卡洛斯 94 
Perdiccas 帕 迪卡斯 173 
Pericleidas 伯里克 雷得斯 148 
Pericles 伯 里克利 142 ， 1U ， 147 ， 148 ， 
149,150,168,169 

Perioeci 边民 23,67 -8,134,139,232 
craftsmen 工匠 88, 99 
Helot revolt 希洛 人起义 67, 133, 
136,138,213 

Laconian invasion 拉哥 尼亚人 的入侵 
213 

Messenia 美 塞尼亚 133 
regular regiments 正 规军团 142 ， 
180,186 

Persia 波斯 69,70,78,203,244 

Athenian War 雅 典战争 133, 
167,193 

Cleomenes 克列欧 美涅斯 83,86 -7 
Delian League 得洛 斯联盟 12 3 
Demaratus 戴玛 拉托斯 9 0 - 1 ， 95 - 6 
Medes confusion 美 地亚人 的混渚 
70-1 

money 金钱 35,200 - 2 ，205 
Persian Wars 波 斯战争 30-1 ， 71-2, 
100-9 

see also Artemisium ； Mycale ; 亦可 
参见 阿提米 西恩； 密卡尔 


Plataea ； Salamis ; thermopylae 普拉 
提亚； 温泉关 

Pharnabazus 法那 培萨斯 181 ， 
196,204 

Pheidon 菲顿 79 
Philip II 腓 力二世 167,216-17 
Phlius 普 里欧斯 207 
Phoebidas 佛 比达斯 215,220 
Pichat, Michel 麦克 • 皮撒 252 
Pindar 品达 61 

Pizzicolli, Ciriaco dei 西 里亚科 • 德 • 
匹 兹柯尼 248 

Plataea ， Battle of 普拉提 亚战役 2 9 , 
63,119,136 -7,175,221,244 
Plataea/Plataeans 普 拉提亚 / 普拉 提亚 
人 85，103 

and Hippias 与希 庇亚斯 81 
siege 围城 150 
Thermopylae 温泉关 100, 117 
Plato 柏拉图 22, 154, 155, 190, 
201,214 

Pleistarchus 普 列司塔 尔科斯 10 9 ， 
111,120,243 

Pleistoanax 普雷 斯多安 那克斯 143, 

149,175,176,185 

Plutarch 普 鲁塔克 28, 38, 60, 179, 
194,227,228 -9 

and Antalcidas 与安塔 西达斯 205 
and Archidamus 与阿基 达马斯 215 
and Gorgo 与 戈尔歌 108-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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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Rhetra 大 瑞特拉 60-1 
and Isadas 与伊 萨达斯 219-20 
and Leonidas 与列 奥尼达 246 
and Lycurgus 与 吕库古 28, 57- 60 
and Lysander 与 吕山德 183 
music 音乐 179 
women 女性 33, 112, 164 
Polydorus 波吕 多洛斯 60 
Poseidon 波塞冬 138 
Potidaea 波 提狄亚 174 
pottery 陶器 68, 97 -8 
Pratinas 普拉 提纳斯 179 
Pressfield, Steven 史蒂文 • 普 雷斯菲 
尔德 117 ， 164,254 
Pylos 派娄斯 170 ， 172 ， 174-5,176 
Pyrrhic (dance) 皮瑞可 （舞 ） 56 

R 

Rhigas , Constantinos 康士坦 丁诺斯 • 
里加斯 215 
Rome 罗马 236-41 

S 

Sacred Band 神圣军 209,210 
Salamis , Battle of 萨拉 米战役 29,90, 
96,119,126 

Samos/Samians 萨摩司 / 萨 摩司人 
77 -8,81,99,145,182 
Sappho 萨福 50-1 
Scione 赛 翁尼人 174 
Scythians 斯奇 提亚人 88 
Serpent Column 蛇柱 123 


Sicily 西西里 34-5 ， 180_1 
Simonides 西摩 尼得斯 23 ， 120 ， 122_ 
3,186 

slavery 奴隶制 66, 214 

see also Helots 亦 可参见 希洛人 
Solon 梭伦 80 

Sparta town 斯巴 达城镇 55 ， 137,235_6 
earthquake 地震 30 ， 67 ， 133 ， 137 - 8 
Sphacteria 斯法克 特利亚 31 
Sphaerus 斯潘 伊洛斯 233 
Sphodrias 斯佛德 里亚斯 208-9,215 
Sthenelaidas 斯森涅 莱选斯 149 
Synesius of Cyrene 昔兰 尼的席 尼西斯 
247 -8 

Syracuse 叙拉古 23 ， 35 ， 73 ， 180 - 1 

T 

Tanagra, Battle of 塔那格 拉战役 30, 
136,142 

Taras 塔拉斯 71 ， 73,85,217 
Tearless Battle 无 泪之战 215 
Tegea/Tegeans 铁该亚 / 铁该 亚人 74, 
76, 77 ,79,84,125, 126, 135, 136 -7 
Tegyra， Battle of 铁该 拉战役 210 
Tellis 泰利斯 165,171 
Tempe line 坦 佩山谷 的防线 106 
Ten Years’ War 十 年战争 151 
Terpander of Lesbos 莱 斯博斯 的特潘 
德 62 

Thales of Miletus 米 利都的 泰勒斯 7 1 
Thebes 底比斯 75 ， 83 ， 176 ， 205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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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ot revolt 希洛 人起义 212 
liberation 解放 208,209 
Peace of Nicias 尼基阿 斯和约 176 
Plataea 普 拉提亚 81 ， 85，108 
Themistocles 地米斯 托克利 90-1 ， 
106,119,133,137,140 
Theophrastus 狄奥弗 拉斯特 1 9 7 
Theopompus 泰奥 彭波斯 60,65 
Therapne 铁 拉普涅 47,48-9,53 
Thermopylae, Battle of 温泉 关战役 
28 - 9,100, 106 - 9, 114 - 15, 118 
Demaratus 戴玛 拉托斯 96 
epitaph 墓志铭 23 
exercise 操练 221 
Leonidas 列 奥尼达 121 ,242 ，243 - 4 
turning point 转折点 126 
wives 妻子们 164 
Thermopylae， cult of 温泉 关祭仪 250 
Thesmophoria 铁斯莫 波里亚 16 2 
Thespiae 泰 斯皮亚 108 
Thessaly/Thessalians 帖萨利 / 帖 萨利 

人 106,124,173 
Thirty Tyrants 三 十僭主 190 
Thirty Years’ Peace 三十 年和约 143 
Thucydides 修 昔底德 27, 112, 141 ， 
149,259 

Alcibiades 亚 西比德 169 
Antiphon 安替芬 182 
Athenian War 雅 典战争 30-1 ， 34, 
144 -6,151,169,177 -8 


Battle of Mantinea 门丁尼 亚战役 
177,180 

Brasidas 伯 拉西达 170 ， 171 ， 
173,174 

Cleomenes 克列欧 美涅斯 85 
clothes 服饰 112 
Delian League 得洛 斯联盟 132 
Helot revolt 希洛 人起义 139 
oiling down 抹裔油 221 
Pausanias 波塞 尼亚斯 120, 123 
Samian revolt 萨摩司 人暴乱 144 - 5 
Sicily 西西里 181 
Tanagra 塔 那格拉 141 
women 女性 110 
Thyreatis 杜列亚 62,79,80,143 
Tiribazus 提律 巴佐斯 204 
Tisamenus 提萨 美诺斯 74,84 ， 135-45 
Tissaphernes 替 萨斐尼 181 ， 1 96 
Tithenidia 提特 尼底亚 163 
Tyrtaeus 提尔 泰奥斯 60,61 ， 66,79, 
98,247 

W 

wine 酒 88 - 9 

women 女性 32 - 4,50,51 - 2,55,63, 
92,110,111 - 12,113 - 14,153 - 66, 
197,198-9,201,213,229 

X 

Xanthippus 桑 提波斯 1 3 2 
Xenodamus 谢纳 达摩斯 I 79 
xenophobia * Spartan 斯 巴达人 的恐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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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 72 ， 111，136 

Xenophon 色诺芬 57, 136 ， 162, 
245,259 

and Agesilaus 与阿吉 西劳斯 I 63 , 

195,200 - 1,207,208,210 
and Antalcidas 与安塔 西达斯 204 
and Cynisca 与库 尼斯卡 198，199 
and Lysander 与 吕山德 183 
Phlius 普 里欧斯 207 
Second Battle of Mantinea 第 二次门 
丁尼 亚战役 221 


Sphodrias 斯佛德 里亚斯 211 
women 女性 156, 164 
Xerxes 薛西斯 91 - 2, 96 ， 111 ， 114 - 
15,119-20 

F§nelon’s work 费内龙 的著作 249 
Thermopylae 温泉关 104 ， 105 » 
106,244 

Z 

Zeus 宙斯 46, 84, 107, 139, 198 
Zeuxidamus 杰 乌克西 戴莫斯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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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把翻 译比作 一次旅 行的话 ，我 想翻译 《斯巴 达人》 应该算 得上是 
一 次奇异 之旅了 ，一 段文字 就像一 段路程 ，不 经意间 ，已经 从去年 的酷夏 
走 到了此 时的万 紫千红 ，苏州 的春天 竟然会 是如此 的美丽 、悠长 ，令我 
惊喜。 

这本书 现在能 够得以 完成， 首先要 感谢阮 炜博士 ，如果 没有他 对我的 
信任 和厚爱 ，我 就不可 能有这 么好的 机会如 此亲近 地去阅 读陌生 的斯巴 
达。 多年 来他沉 潜于文 明研究 ，从希 腊出发 进而对 全球化 背景下 的诸种 
文明形 态进行 深人的 思考和 比较， 其程度 、范围 之深之 广令人 钦佩。 景海 
峰教 授是我 思想的 启蒙者 ，差 不多两 年的时 间里我 一直都 是他的 哲学课 
和思想 史课的 最忠实 的听众 ，他 温文 尔雅的 君子风 度与他 的学识 一起都 
深深 地影响 了我。 还要感 谢赵东 明博士 ，他嗜 好书与 咖啡， 我曾经 跟随他 
学习 哲学， 听他讲 柏拉图 和亚里 士多德 ，至今 仍受益 匪浅， 他的渊 博常常 
让 我震惊 ，他 的淡泊 常常让 我羞愧 ，他的 温厚常 常让我 感动。 张晓 红博士 
和季进 教授分 别是我 硕士生 和博士 生期间 的业师 ，感 谢他们 对我的 栽培， 
并为 我提供 了最好 的学习 条件。 最 后还要 感谢我 的家人 ，我想 ，唯 有更加 
的努 力才能 报答他 们对我 的无私 关爱！ 

好友 章颜为 本书翻 译了第 一章的 绝大部 分内容 ，她在 自己面 临着巨 
大 的生活 、学习 压力的 情况下 ，仍 然非 常认真 、仔 细地坚 持翻译 ，如 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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